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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朱莉①

我心中暗暗怀着恐惧的感觉进入这世上最辽阔的荒野;纷 

乱的景物使我感到可怕的孤独，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沉重 

的心，原想在这寂静中得到舒展，但却处处感到压抑。有一位古 

人曾经说过:“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反而不感到怎么孤独。”而我 

现在，虽身在人群之中，却落落寡合，既没有你，也没有别人可以 

谈心。我的心想说话 ,但它感到它的话没有人听;它想和人交 

谈，但他人的话没有一句能深入我的心扉。我听不到一句我家 

乡的话，这里的人也听不懂我的语言。

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没有对我表示热情的欢迎、友好和关心, 

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对我说许许多多官样文章的客套话。我恰 

恰讨厌这些东西。怎能用这种办法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交朋友

①本书开头引用了《新爱洛伊丝》卷二书信十四。译文选自《卢梭全集》第 

8 卷，《新爱洛伊丝》（上），李平沤、何三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 

273—279页，略有改动。—— 译注



呢？真挚的情谊和待人以诚的朴实的感情流露，与虚伪的礼仪 

和按社会习惯不得不装出的骗人的外表是毫不相同的。我很担 

心:第一次见面就把我当一个相交二十年的老友看待的人，二十 

年后，当我真有重要的事情求他帮忙时 ,他会把我当陌生人看 

待。八面玲瑰的人，尽管见人就献殷勤，但我敢说，他们对谁都 

是不关心的。

我说这番话是有依据的。因为，法国人虽天性善良,性格开 

朗，殷勤好客，乐于助人，但法国人说的话，有许多是不能当真 

的。他明明知道你要拒绝,却假情假意地硬说要给你这样或那 

样东西;他们对乡下老实人的礼貌表示,实际上是设的一道陷 

阱。我在别处就不像在此间这样经常听到有人这么说:“你有事 

就来找我，我愿效劳,我有钱，有房子,有仆人，你尽管用好了。” 

如果这些话是真心实意说了就算数的，则世界上就没有哪一个 

国家的人是比法国人更淡于财富的了。有钱的人不断拿出钱 

来,而穷人一再得到接济，大家的生活就自然而然地处于同一个 

水平了，就连斯巴达人也没有巴黎人这么贫富均匀。然而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这座城市，也许是世界上财富最不平等的地方: 

富人穷奢极欲，而穷人却衣不蔽体。用不着太多的思考就可明 

白:那种虚假的济人之急的同情心没多大价值;一见面就和人侈 

谈永恒的友谊,这种随口表白的好心，不是真的。

你不需要虚伪的感情和骗人的信任，而要获得启迪和教益 

吗？这里正是使人获得许多启迪和教益的地方。首先使人感到 

快乐的是，人们的谈吐很有知识，很合道理;不仅是学者和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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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层的男人，甚至妇女，谈起话来也都是这样。他们谈话的语 

气平易而自然,既不装腔作势，也不轻浮;他们有学问，但无书呆 

子气;他们很活泼，但不疯狂:他们有礼貌，但不矫揉造作;他们 

对女人爱献殷勤，但不庸俗;说话既有风趣,又无下流的双关语。 

他们不爱发长篇大论，也不说什么俏皮话 ;他们谈话条分缕析， 

而又不罗列甲乙丙丁;既妙语连珠，也不做文字游戏。他们很巧 

妙地把才思和理智结合在一起，既有隽语，又有高论;既有尖锐 

的讽刺，又有十分得体的夸奖话和严厉的训诫之词。他们什么 

问题都谈，以便使每个人都有话可说;他们对问题并不刨根问 

底,以免使人生厌。他们所谈的问题，好像都是顺便提出来的， 

而且一提出来就立刻讨论，干脆利落地及时解决。每个人都可 

发表自己的意见,三言两语就说明了自己想说的问题，谁也不面 

红耳赤地和别人争论，也不固执己见硬说自己是正确的。他们 

进行讨论，是为了弄清问题，适可而止，而不彼此驳难。每个人 

都受到了教益，得到了乐趣，然后高高兴兴地分手散去;甚至哲 

人也可以从他们的谈话中获得值得他们深思的问题。

不过，从他们有趣的谈话中，你究竟想学些什么呢？学会冷 

静地观察世界的事物吗？学会如何好好地利用社会吗？学会如 

何评判和你一起生活的人吗？我的朱莉，我们要学的，不是这 

些。我们从他们的谈话中，要学会如何为谎言辩护，如何用哲学 

的力量去动摇美德的原则,如何用巧妙的诡辩给自己的欲望和 

偏见披上伪装，如何使谬误具有某种符合今日名言的流行色彩。 

根本用不着去了解每个人的性格，只需弄清他们的利益何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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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致不差地猜到他们对毎件事情有何看法。一个人一张嘴， 

你就可以断定他想说什么话，因为我们只需看他的衣冠，不必看 

他这个人，就可以知道他的感情。什么时候他的地位一变，什么 

时候他就可以变换他的装束。你让他时而戴一副长假发，时而 

穿一身军官服，时而在胸前挂一个十字架，他也就时而使劲地宣 

扬法律，时而拼命鼓吹专制,时而又为维护宗教裁判所卖力气。 

穿长抱的人有一番理由,理财的人也有一番理由，佩剑的人也同 

样有一番理由。每一种人都能头头是道地论证其他两种人的理 

由不好;三种人的说法，各有千秋，每个人口里讲的都不是心里 

话,而是他想使别人产生的想法，因此，他们表面上对真理的热 

爱，只不过是掩盖他们私利的外衣。

你以为离群索居而独自生活的人，至少有他们自己的思想。 

他们没有;机器是从来不思考的，它们必须借助弹簧的作用，才 

能启动。你只需打听一下他们结交些什么人，打听一下他们的 

那个小圏子，他们有哪些朋友，和哪些女人往来，认识哪些作家， 

你就可以猜想得到他们对一本即将问世的书(尽管他们尚未看 

到）,对一出即将上演的戏(尽管他们尚未看过），对这个或那个 

作家(尽管他们并不认识）,对这种或那种制度(尽管他们对之毫 

无所知)将发表些什么意见。正如钟摆每走二十四小时要上一 

次发条一样，这些人每天夜里到他们的社交场合去，只是为了获 

取他们第二天谈话的材料而已。

这样,就有少数几个男人和女人为其他的人思考问题；而其 

他的人,无论谈话或办事也为的是那少数几个男人和女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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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因此谁也不考虑公众的利益;而他 

们个人的利益，总是彼此矛盾的，最终必将形成集团和帮派的没 

完没了的冲突;敌对的偏见和论调此起彼落地互相冲击;在冲击 

中，那些受他人挑动闹得最欢的人,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也弄 

不清。每一个小集团都按自己的规章、论点和主意行事，而一到 

了他处就必然碰壁。这一家中的最诚实的人，到了邻人家中却 

被看作是骗子;好与坏、美与丑、真理和美德，这些只能在某个地 

方和范围之内得到承认。谁想广交游和出入于不同的社交场  

合 ，谁就必须变得比阿尔西比亚得更能屈能伸，见什么人说什么 

话 ，可以说每走一步都要用尺子量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规 

格 ，并根据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方针。他每到另外一个人家，一进 

门就必须抛开自己的灵魂(如果他有灵魂的话)换用一个同那家 

人的房屋同样色彩的灵魂，如同一个去当仆役的人一样,到了别 

人的家就必须穿别人家的号衣，只有在离开那家，在出门的时 

候 ，才穿自己的衣服，取回自己的灵魂。

更有甚者，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自己和自己闹矛盾，而且还不 

知道他们这样做于己不利。他们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却是另外 

一套;谁也不对这种言不符行的事情感到气愤，而且容许言行脱 

节 ，可以有一个距离。他们并不要求一个著述家,尤其是一个道 

德学家,发表的言论要符合他自己所写的书，也不要求他的行为 

要符合他的言论。他写的书，他发表的言论和他的行为,是三码 

事 ，用不着非一致不可。这一切，是很荒谬的，但谁也不觉得奇 

怪 ，因为大家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而且还给这种言行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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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披上了一件许多人自以为很体面的外衣。尽管大家都使 

劲地吹嘘自己的职业如何好，但实际上一言一行却以能模仿另 

一个职业的人为荣。法院的老爷装出一副骑士的样子,税吏把 

自己打扮成显贵，教士满口是风流才子的话，宫廷中的人谈起话 

来是一副哲学家的口吻；自己明明是政客,却偏偏要装成书生； 

甚至一个只会说自己行话的普通工匠，在礼拜天也要穿上黑抱 

子，摆出一副贵人的样子。军人看不起所有其他等级的人，只有 

他们还保持他们原来的作风，因此被好心的人看不起。德 •穆  

拉先生之所以偏爱军界人士，不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是在他那 

个时代是对的东西，在今天就不对了。文学的进步，已把一般人 

的作风改好了，只有军人不愿意改;他们的作风，从前是最好的， 

如今，却变成最坏的了。

因此，你与之谈话的人,并不是你想与之交心的人;他们的 

话 ，根本不是出自他 r i 的内心;他们的高明见解,不是他们自己 

的。他们说的话，不能代表他们的思想;你只能见其面，不能见 

其心。你在一群人当中,等于是站在一幅活动画前面一样;唯一 

一个内心激动的，是静静地观看画面的人。

以上是我在巴黎看过那些大社交场合之后形成的看法;这 

个看法，也许与我个人的特殊情况有关，而与事情的真实情况不 

太符合。当然,等我将来有了新的见解以后，我这个看法会改变 

的。此外，我经常涉足的社交场合,都是爱德华绅士的朋友带我 

去的。我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的风尚，还须深人到其他阶层， 

因为，富人这个阶层的人,几乎到处都是一样的。以后，我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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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把所有的情况都了解清楚。此刻，请你判断一下:我是不是 

该把这一群人所在的地方叫做荒野？我对我在这个荒野上的孤 

独处境感到吃惊，因为在这块荒野上，我所看到的，全是虚情假 

意和真理的外表;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并自己摧毁自己。荒 

野上的鬼怪和幽灵在你眼前一晃而过;你用手去抓它们,它们马 

上就消逝得无影无踪。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是许许多多的假 

面具;真正的人的面孔，我何时才能看到呢？

7



引 言

真正的哲学

虽然伦理学总是饱受各种误解，但凡是跟随让 -雅克•卢梭 

来调整步伐的人，都将立刻领悟“用来装饰头脑的文化与滋养心 

灵的文化之间着实存在诸多差异这句话的含义。同时，他也 

将迅速习得如何触发社会“区分”的陷阱,并知悉对于一个热爱 

自由的人来说，令自己摆脱自私心的控制以及借此证明“心灵力 

量”的实存，是多么至关重要。

然而，要想完成这一系列的行为，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人 

们必须全力“後救”的,一定不是现象一 毕竟哲学的重心不等 

同于科学的重心—— 而是现象最根本的“如何发生”，即现象最 

初的表现形态，这也就是卢梭以一种他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方式 

所称作的“自然”。

① 卢 梭 ，《致亨叶特的信》 f* m* tte),1764年 5 月 7 日，《卢梭全 

集》（ Comp/如)第 20 卷，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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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后，康德必然会对此进行阐发:形而上学必须始终是第 

一位的，因为没有它就绝不会产生道德哲学® 。然而，在形而上 

学(作为对什么是真实、什么值得称作“存在”的发问)说出它的 

事实之前，难道不应该让现象学先介入其中吗？这便是在2 0世 

纪初期，现象学方法的创立者埃德蒙德•胡塞尔将教给我们的 

重要一课,，通过胡塞尔的这一课，我们M 好从一开始就牢记, 

“只是因为(先)有‘显现’（l’apparaitre)的出现，而且是在显现出 

现的范围内”,才有谈论“存在”（1’細*e)的必要。正如米歇尔 • 

亨利这般解释道显现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以后者为基础，而由 

前者所决定的”，这 就 意 味 着 存 在 的 木 质 ，或者允许其存在的 

本质，只有在显现中才找得到，因为显现已向存在展开了自身的 

本质，而显现的本质是由实际出现的事实所构成的” ® 。换言 

之，于“存在”显现自身之前,为了使它以真理的方式显现出来， 

必须每次都先让“显现”显示自身。现在,这一基础可以—— 或 

者是必须—— 被賦予原始的起源性，而这一最原初的“开端”正 

是让 -雅克•卢梭将特别关注的，因为在他自己的语言中，所有 

可能的表现形式都依赖于最初也是最原始的显现，故而这般的 

显现才收获“自然”之名，尽管这个名称意义含混,但其内涵却已

①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 （ Fomiewmb de M加;j/iys— e Mcetm) 

前言，维克多•德尔伯 (Victor Dclbos)译，《哲学著作》卷二，巴黎:伽利玛出版社 

“七星文丛”(Gallimard，P16iade),1985 年，第 247 页。

②  米 歇 尔 • 亨 利 （ Michel Henri),《生 命 现 象 学 》卷 一 ：现象学

( c/e 丨<3 Tome f : De /<j )，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PUF)，2003 年，第 79 页。



经得到了强烈的暗示。只有在卢梭的哲学中，通常被称作“自 

然”的这一术语才得以指明任何可能的“显现 "（manifestation) 

的原始维度。也可以说，就这一名称的概念而言,它指的是一种 

开端，不属于有关历史的理解,而是真正现象学上的(即便在卢 

梭的时代还没有这个词和这个概念的存在，也必须这样说)某种 

“在场”(pr6sence)。

那么究竟是何种在场呢？在卢梭这里,现象的“自然”表现 

并非源于对客观现实的天然和自发的感知。它与被描述为自然 

或物理的现象也没有任何关联。有了让 -雅克•卢梭这位思想 

家/作家/小说家/音乐家，西方哲学史上可能是首次,“自然”一 

词不再指一种外在性，也不是某种类型的客观性。相反,“自然” 

表明了一种绝对的内在性(In t6r io r it6)。在卢梭的哲学词典中， 

这个词命名了一种内在的现实,可用“内在的情感”或“实存的情 

感 "(sentiment de l’existence)加以理解。举例来说，这其实就是 

卢梭在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中所宣称的、以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 

所写下的关键话语:“自然,也就是说内在的情感……”®

如果我们承认“自然”为现象的出现定义了最原始的维度和 

条件，并且还认可(也许正如我们刚才昤听卢梭的语录时所体会 

到的那样)“自然”是加诸生命绝对主体性之上的称谓 ,也就是 

说 ，在感发性(A ffe c tiv it6)的内在中、在自我的享乐和自我的痛

① 卢 梭 ，《致凡尔纳的信》(i e 伽 a 1758年 2 月 I8 日，《卢梭全集》

(Co丨丨embrt Cowp/加）第 10卷，第 3 2页。



苦中,“自然”为“心灵”体验“自然”本身提供了一种方式,那么其 

重点就在于坚守心灵的内在和感发的本质,并将乔装改扮的“新 

哲学”拒之门外。而这种“新哲学”恰是在“本世纪”—— 即所谓 

的启蒙时代一 如卢梭所说，“急于使心灵的一切运动物质化， 

并剥夺人类感觉中的所有道德”(E O L,419)。

于卢梭而言,这句话更像一种预感，而非一种判定:因为不 

成熟的唯物主义往往只能与摒除了所有道德考量的事物并驾齐 

驱。而 a 事实上，构成物质的原子本身不好也不坏，以至于如果 

把万物都还原为物质的原子,抑或把生命的存在仅仅当作是“有 

机的”,在这种情况下,凡是自称为人的东西，都不能再被“评 

判”。也许，卢梭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他更多地是质问自己而非 

他者。上文中卢梭强调的那对并列的词语（自然和内在的情感） 

已向我们表明,他引以为豪的、自诩想从他的第一篇论文《论科 

学和文艺》中建立起来的“真正的哲学”(D SA, 7,30)应该用于防 

止‘‘物质化"，或者说是阻止人类心灵活动的“物化”,如果哲学家 

所追求的目标在于奠定感发的伦理学的基础，那么其关键正是 

(这里再次援引卢梭的另一主张，我们将在之后进行解释)“让我 

们始终牢牢扎根于人类自身并认真关注那些瞬间触动我们的事 

物”(参见 E，359)。

但新的问题立刻浮出水面:什么可以证明卢梭的哲学(心灵 

的哲学)和伦理(感发的伦理）的核心思想并行一致呢？它的首 

要动机又是什么？

我们将试图用整部书表明，这都是因为卢梭所设想的存在



(存在的内在本质）,只是基于一种表现形式为“内在的情感”或 

“实存的情感”的“生命”，也正是由于这一关键的本体论，卢梭的

伦理学决不满足于发明一 或依靠----- 个客观的、理性的、超

越性的、理想的普世价值体系，从而迫使所有善良的人以上帝之 

名来顺应这个体系、规范自身的行为，因为这简直就是一项从外 

部强加的“义务”。与任何规范性的思考相反，卢梭伦理学所要 

捍卫的是，“我们应该利用生活，如果可能的话，应使自己的心灵 

有朝一日可以享受到它充分扩张时所需的一切坚定和活力”。 

对应于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开头就写明的:“为 

自己谋利，要尽可能地少损害他人”（D O I, 156),这句格言所展 

示出的不同寻常的简单质朴、深思熟虑的还原主义、略 带 的  

极简主义，实在令人惊叹。

不把自己局限于理论层面上纯粹的道德“可能性”,而努力 

考虑(为了实现)使这一可能性“有效地”成为可能的实际条件, 

也就是说，对于这样或那样的个体，根据其自身的特殊性来实现 

这一可能性—— 这一思想正反映在卢梭的全部著作当中。卢梭 

主义的所有伟大和力量都在于“它不断地使道德从属于伦理”， 

也就是说，它把道德行为建立在道德之外的东西之上。因为伦 

理不同于道德，它既不涉及善，也不涉及恶。当然，并不是说伦 

理对善恶本身漠不关心，而是对它而言,所谓“善”与“恶”并不存 

在。伦理学所考虑的，是要首先适用于自身的，不是普遍意义上

13



860)的结尾部分写道:“啊 ！乐得心醉神迷啦！唉 ，这正是人类 

的弱点！幸福的感觉冲昏了人的头脑,他还不够坚强，还承受不 

住这种快感的迷醉。”事实的确如此:“没有什么比一般人的命运 

更可悲的了”,这句话也被卢梭反复诉说。但是,这里的问题难 

道不就是因为人类“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贪得无厌的欲望，让 

他们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向往幸福”（M M ，13) 

吗？因此，问题不在于幸福的不存在，也不在于它的空想性质， 

而在于我们都感到了一种享受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任何东西都 

无法动摇和否定的,甚至连我们一生注定要在这人间度过的悲 

惨命运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随之而来的是以下一系列问题:我彳门该如何处理生命所催 

生的人心中对幸福的贪婪渴望？我们该如何处理这种几乎永远 

无法控制的欲望？当我们无可救药地屈服于这一欲望之时，又 

该怎么办？事实上，这就是一位哲学家必须面对的—— 至少在 

理论上是这样一伦理学的全部问题。然而，人不仅有成为哲 

学家的责任，也担负着成为圣贤的使命。因为只有圣贤才能最 

终骄傲地认为，自己所体验的对幸福的贪婪欲望不存在于匮乏 

或痛苦的模式中，反而在于欢欣鼓舞的桟式中，正如卢梭在某处 

所断言的,“欲望和享受”对圣贤而言只不过是“ ‘一件’相同的事 

物”(D ，857)。

那么，我们如何得出“欲望”与“享受”的完美等式呢？我们 

如何享受快乐的欲望呢？我们这般“脆弱”(而不仅仅是“必有一 

死”)的生物，却在人类心灵中孕育了对幸福的渴望，我们又如何

i6



能在这种情况下欢欣鼓舞呢？对此，卢梭将给出实质性的答复: 

不仅要以敏锐的判断力，还要以知足的心态来使用生命,并认同 

生命所赋予我们的生活,不违背其内在和隐秘的“意志”;不与生 

命作对，也不干预生命反对生命本身;总之，首先让生命表达自 

己，而不是急着去反驳它或预先禁止我们自己做可事情。

但 是 生 命 精 神 ”（R，1〇()2)自然会超越我们，使我们四面 

楚歌。当生命“过剩”的生存模式溢出“过剩”之时，岂不就在压 

抑 、压制我们这些活生生的生命吗！然后,我们也会变得难以忍 

受自己—— 从而也被他人憎恶，这不就是事实吗？

活着可以是一种痛苦，令我们头晕目眩、精神错乱、理智扭 

曲—— 这是容易理解的。而当这种恶化袭来时，正是“厌弃自 

身”(d6g6ut de soi)在瞬间扼住 / 我们的喉味，使我们喘不过气。 

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得不“学习”一些东西来避免这种窒息的 

可能，而这也仅仅需要我们“更多地尊重自己”。虽然我们每个 

人都无法补救这个“自我”,但仍要向这个肉体和脉动的“自我” 

传递它的实存情感—— 纯粹的“内在情感”—— 实际上“我”总是 

与“自我”紧密连结，甚至已经被“自我”所征服。

如果伦理学具有某种意义，那么这种意义就在于使自己找 

回“享受生命的品味”,尽管没有人会去主动接受这一经历，更不 

用说在其中遭受痛苦了。此外，卢梭将“有品味的人”定义为:有 

品味的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也就是“懂得如何享受自 

身”，并为此寻求“真正、单纯的快乐”的人(N H ,482—483)。那 

么，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为了享受自身,为了能够辨别出真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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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的快乐，这不就是要求我们预先认识生命.、自身的情感、快乐、 

陶醉、真理和朴素，通过我们的敏感性来获取这一切吗？ "4然 ， 

可以肯定的是，在某种程度上—— 木书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真 

正有品味的人才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冏样,这也将 

是本书研究的高潮部分:一位真正的哲学家，首先“应当”成为一 

个有品味的人，一个不会被生活抛弃的人，杏则就会沦为卢梭在 

《爱弥儿》中所称的“尸体般的灵魂”（E ,596)。一 我们为何用 

了“应当”这个词？正是由干成为此类有品味之人S 于一种伦理 

上的需求。就“知识”和“品味”的双重意义来说,这一需求代表 

对“智慧” ( ) 的真诚渴望。若仅用一个词组来概括的话, 

卢梭毫不犹豫地称之为:“真正的哲学”。

在“真正的哲学”中，伦理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就生命所 

承担的责任而言，伦理也占据着最高的地位，而“活着” (v iv re) 

对生命自身提出的任务，恰恰在 P 成为“自身”U 〇i )。然而，若 

想成为自身,“自我” (m oi)在渴望做自己之前首先要回到自身。 

因此，这将是哲学家的使命:使“自身”同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 

回归自己，在“自我”重新获得自身之后，“自我”将不再有任何矛 

盾 自 我 ”将完整拥有闲暇、愉悦、内在的快乐，因为此时的“自 

我”成为了一个鲜活的“自身”，与其他任何人都不相同,能够完 

全自由地品味存在的乐趣;从此以后，“自身”将以这种奇异的快 

乐滋养自己，为自己的生命欢欣鼓舞;尽管拥有着生命,却还是



将其分享;这一生将永远无可比拟、无可辩驳地成为自己。

卢梭在这点上或许牢记了蒙田的教诲，但可以肯定卢梭 

对此并没有感到满足。卢梭其实还修正了这一教诲，更进一 

步地说，卢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他自己。另一方面，卢 

梭当然与蒙田一样认同“懂得诚实地享受自己的存在” ® 十分 

重要，与此相对，卢梭并未如其前辈们那样认为：“世界上最伟 

大的事情是懂得自己的存在。” @ 他的宣告更为简单直接:“必 

须成为自己” ® ，或者“必须一直做自己”（E ,685)，这两句几乎 

$ 同的表达总结了实践和理论层面上所有的核心问题。相比 

蒙田的哲学，卢梭的“真正的哲学”更强调伦理学的再审视中 

不存在任何意向性以及任何内省的反思。卢梭很快就会表 

明,对于“自我”的到来，无论是“懂得”的秩序，还是“成为”的 

秩序，都不需要借用“智力的镜予”，尽管我们总是设想这面镜 

子可以反映自己。

在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中，“存 在 ” （ Stre )除 了 “在 场 ” 

(present)之外别无它意。有 / 这 一 前 提 存 在 于 自 身 ”（£tro各 

soi)便意味着“向自身在场 ” （ Stre present 5 soi)。但“向自身在 

场”体现着一种“关系”（rapport)的秩序，它可以被解释为 --种 

“对自身的接近形式”。而使这种接近成为可能的，其实就是我

①  蒙田X 蒙田随笔》 & S山）卷三，已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丛”， 

1%2年 ，第 1096页。

②  同上，第 1051页，第364页。

③  皮埃尔_莫 里 斯 • 马 松 Masson),《卢梭的宗教》（心办/如洲心 

J 出raw)卷二，巴黎。



们事先所拉开的自身与自身之间的距离。然而,“自身意识”只 

有凭借其意向性结构，才能拉开这_ 距离,使自我从自身中分离 

出来，同时又能使自我与自身再次结合。这个距离体现了意识 

的维度，它与行使判断力的思想媒介是相同的。正是由于意识 

造成的最初和最原始的距离接近”才成为可能，而“接近”只发 

生在意识内部，受到表象的支配，需遵循特定的模式(意向对象 

的位置)。然而，越是刻意地接近，就越是必然地远离，以至于在 

这种所谓“向自身在场”的关系中，“我” (je )总是被外在看作一 

个“自变量”和“主语”—— 更不如说是一个(作为宾语的)“自我” 

(M o i) ®，与“我”自身的内在情感几乎毫无共通之处，所以“修 

辞”对“我”来说，显得尤为脆弱淡薄，并且只能表现为一种不可 

理解的、神秘的、奇怪的甚至是陌异之物。蒙田,在他经历自我 

体验的高峰时刻，做出了最为真挚的坦白:“我越是纠缠自己、剖 

析自己……我越是理解不了自己。”由于这种陌异感(与自身的 

不相似性)不断加倍并否决熟悉感（与自身的相似性)所带来的 

外在感，此时的蒙田虽然十分想把握“自我”的身影,但“自我”却 

不断通过获得自己而失去自己，不停地对自己躲避自身,而同时 

又始终在重新发现自己的不安感® 。这里，“自我”其实是不断 

地在无意中发现自己，这种发现之于自我，好比是一泓持续流徜 

出惊奇的源泉。蒙田总是怀着一颗善良的心来制造不幸，他还

①  法语中j c 为主语人称代词,mra为重读人称代词,可用作宾语。—— 译注

②  蒙田，《蒙田随笔>卷三，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丛”，1%2年 .第  

1006 页。



特别喜欢将之展示在整篇《蒙田随笔》中。以及，他借助幽默的 

方式来解释甚至支撑他那不切实际的努力，来描述把握自身的 

兴衰变迁，是以蒙田所采纳的方法完全反映出了一种悲喜剧性 

质。不过，蒙田仍在某一时刻承认书写自身是一项“棘手的事 

业”®,尽管套用了极尽委婉的措辞，这仍然是一个不得不承认 

的事实。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应佯装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蒙田 

书写自身的“事业”首先是由于自身的“棘手”性质—— 因为书写 

需要无休止地反复进行一 才使得它独特的美感和无与伦比的 

坦诚遭受破灭。正是为了这一必要的反复，蒙田才更应该“成 

为”自身;他对作品的书写恰好展现了他的“存在一成为”所缔造 

的“存在于自身”是基于对自身的背离。蒙田曾有一句著名的格 

言毫不掩饰地表明:“与其说我创造了我的书，不如说是我的书 

塑造了这个我。” ® 但是，若要令“书本”与“自身”得以共存，就不 

能停止创造和完善，还要加以润色、改良和修正，因为除了这种 

接受自身塑造的“自身”之外，更别无其他的“自身”。在这点上， 

雨果.弗里德里希 (Hugo Friedrich)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他在 

其关于蒙田的著作中曾这样写道:“个体，对自身的认识与自身 

的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偏差，比之陌生的旁观者犹为不及…… 

在与自身的亲密关系中，人一旦发现了通往人类现实的唯一真

①  同上，卷三，第 358页。

②  同上，卷二，第 665页。



实途径，就会立刻撞见现实为他所保留的惊喜J I5就是现实其实 

根本无法被理解。越是接近自身，人越是成为所有奇迹中最陌 

异、最伟大的事物。然而，正是这种同时进行的接近和远离的体 

验发挥着最为强烈的作用,它使内省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任何 

了解人类自我的方式。我到底身居何处？ ‘自我’所在何处？跨 

越何处的边界，我将不再是我，而是他人的仿造品和无名势力的 

产物？我自身的品质在何处得到统一？我的内在生命中的所有 

反应又在何处集中？这些反应对我来说如此熟悉又陌生，如此 

温顺又顽固，如此美好又糟糕？正是这类问题统领了《蒙田随 

笔》全篇。”但是在我们看来，雨果•弗里德里希的错误在于，继 

上文所给出的结论之后，他又补充道:“蒙田知道,只有当他伺机 

观望、掩护自身、耐心等待、不作任何预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 

功找到‘自我’的形象。只有让认识自我的活动主动找上他，才 

能捕捉到自我那超乎期待的奇异之处。” ® 弗里德里希这样的说 

法颇无道理，因为蒙田根本不是真的在寻找“自我”的形象。相 

反，他所追求的，是审视自己的内心® 。而只有当他意识到不可 

能把握自我的时候，他才不得不满足于仅仅获得所谓的“形象”、 

一个简单的身影、一个每次都略显不同的表象，因为形象必须不 

断地变异。

①  雨果.弗里德里希(Hugo Friedrich),《蒙田》（Mon/fl咖 e),R.洛维尼译 

(R. Rovini),巴黎: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 I% 8 年，第2M 页。

②  蒙田，《蒙 田 随 笔 卷 二 ，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丛”， 

1%2年 ，第641页。



雨果•弗里德里希的另一个错误是关于自我认识事业的 

可行性。如果蒙田一直对生命保持观望和窥伺、聆听其存在 

的突变，就会永远处于无法认识自我的风险中；如果他继续一 

心一意地等待进入他所尝试描绘的“分秒畅行的通道” ® ，那么 

属于他的所有实质性存在都将在等待中被耗尽。实际上，蒙 

田终将承认，只有当一切自我反思都失去光辉 ,他才有机会触 

及自身。蒙田诚恳地坦白：“在我所寻找的地方，我找不到自 

己;相比自身判断力做出的探究，我更多的是通过偶遇的方式 

来找到自己。”只有“自身” (soi)和“自身”自己（soi-m&mc )经历 

过一场预料之外的相遇，才能弥补认识自我的失当® 。在这个 

独特的“相遇”（rencontre) —词中，蒙田阐明了两种含义：这个 

词既表达了一种偶然性（如我们所说的运气），也表达了一种 

自己与自己之间产生的巧合。只有当自我摆脱了“认识你自 

己”（ )③的安排时，这种巧合才会显现出来，它(这 

一相遇）与人的自我意识无关，而是活生生的身体的自发动 

作,无需通过表象的镜子来反映其运动。因此，为了展现与自 

己的相遇，蒙田采用重复言说的阐释法也不足为奇：“当我跳 

舞时，我就跳舞；当我睡觉时，我就睡觉。”® 由此种重言法引出 

的另一个结论是，至少，这句话语进入了一个独特的共振活动

①  同上，卷三，第 782页。

②  同上，卷一，第 41一42页。

③  相传是古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神谕之一。—— 译注

④  蒙田，《蒙田随笔》（Les£ ŝ ) 卷二，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丛”， 

1962 年，第 10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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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它与不断显现的基础活动(“认识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形 

成了一种略为矛盾的共振。靠着宣扬智慧原则，这一“矛盾”在 

《蒙田随笔》最后一卷的终章处终于得到解决。这种作品的“建 

构”与“自然”不同(“自然”迫使自己不去做其他任何事情，不生 

产任何差异），“建构”是“坚固而完整的”:“我们伟大而光荣的杰 

作就是恰如其分地活着。” ®

当“认识”崩埸时，我们总是一如既往地转向伦理学来弥补 

缺憾。我们伟大而光荣的杰作并不是科学，既不直指我们自身， 

也不关切世界。既然人无法“找到”自己，那他便不得不“塑造” 

自己，以至于对这个人来说一 这个受困于自身反思意识的囚 

徒，这个为认识自我而遭受不幸的受害者，唯一能称得上“杰作” 

的,就是恰如其分地活着。自我不是永恒不变的,正如瞬息一刻 

所发生的也不尽相同，所以至少在这个瞬间，在这个自我存在稍 

纵即逝的当下瞬间，在这个占据了自我的时间波峰上，人将能够 

感觉到此时的他与自己是一体的。但确切地说 ,这一刻之于蒙 

田,并非一种在场(pr6Sent ),而向来只意味着一个当下瞬间（in-

sant)------个转瞬即逝的、短暂的、飘忽不定的瞬间—— 正如

这一刻的本质所规定的那样。其 实 活 在 当 下 ”与“享受在场” 

也毫无关系。“享受在场”并不意味着恰如其分地活着，而是指 

当生命把它自己交付给我们，也就是作为“自身”的我们,我们才

①  参照同上，卷三，第 979、1052页。

②  同上，分别见于第1054、1042,1(154、1<)88 页。



会享受到生命賦予我们的在场。这是一次与自己发生的巧合, 

对自身的馈赠，以一种朝向自身的绝对直接方式进行运作。若 

是用一个单词来总结，便称作“自身性”（ips6i t6)。综上,不仅有 

蒙田采取迂回间接的方式来感知自身性，更有卢梭首次从“正 

面”把握它，并且在汲取了某种笛卡尔主义的教训后，利用“自身 

性”自身来揭示“自身性”的本质:一处“自我触及”之地，一处“心 

灵”的居所。

如此，对于蒙田所提出的“我到底身居何处? ”之问，卢梭才 

是需要我们不假思索去回应之人:“我的位置完全取决于自己的 

所在。”® — 当然，我们必须对这句话加以研究，而且只有厘清 

了“位置”的概念才能对其作出澄清。一旦理解了活在当下并不 

意味着占有在场，卢梭便克服了蒙田的“事业”所注定面临的失 

败。卢梭从一开始就用了轻松愉快的比喻总结道:蒙田的确描 

绘了“肖像”,但仅止于“轮廓”(初 稿 C , U 50)……

因此，存在于自身G tre^ soi)并不等于成为自身，而成为自 

身并不意味着向自身在场(pr6sen t〗soi)。对卢梭来说，问题的 

关键不在于向自身在场，而仅仅只关乎“在场”。这种去关系性 

的、不及物的在场，体现着一种绝对性，不可能成为“自我”

① 卢 梭 ，《致米拉波的信》( ) , 1767年 1 月 3 1 日，《卢梭全 

集》第 32卷，第 8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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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的在场。事实上，“ @我 ”总是受到“向自身在场”的奴役， 

从而无法停止逃避自身。（此外，这种奴役却使得蒙田的“事业” 

完全合理化，即使它同时也标志着自身的局限。)让我们重申：出 

于构成自我意识的必要，“自我”总是免不了或多或少地向自身 

在场。然而，卢梭所确认的在场(pr& ence),我们可以称之为现 

成性(pr6ScntCt6)®,以区别于任何的“向自身在场”。所以卢梭 

的现成性不是指“自我”的在场，这里的在场指的是“自身”（Soi) 

赋予自身存在。“自身”是一种令“自我”成为它自己的“力量”， 

从而使得“自我”向自身在场。只有当代的现象学才成功揭示了 

这种“现实性”(不同于“向自身在场”）的概念，而历史上的现象 

学，比如生命的意向性现象学(胡塞尔)或存在的超越哲学(海德 

格尔)只能黯然背离。在《显现的本质》一书中,米歇尔•亨利支 

持并证明了“关系 "(rapport)中的“同……相关”(在这一关系中 

居于首位的是使得“关系”成为可能的条件，即“向自身在场”）并 

没有在超越性中发现它的成立条件,相反地，正是“同……相关” 

才使得“关系”成立的条件成为可能”。什么是“同……相关 ” ( Se 

rapporter 4 ) ?是什么构成了超越性自身的可能性？米歇尔 •亨  

利回答:“‘同……相关’意味着‘把自身带向…… 现 在 ‘把 

自身带向……’是指,为了使自身所朝向的运动不与自身分离，

① Prdscntcti这一法语词在现象学中被用于翻译海德格尔早期术语“现成 

存在”(Vorhandensein)或“现成性"（Vorhandenheit),表示一种区别于 Dascin 的 

静态的现成状态,指 仅 仅 是 在 那 参 见 海 德 格 尔 《现象学之基本问题》 

( D k GnmdproWeme i/er ，1927)。--- 译注



使运动同自身保持关系，使其延留(demeurer)于自身，以这种方 

式,让‘自身’维持运动的状态，并随运动的朝向而移动。在运动 

中维持和留存的‘自身’，以及随着运动的朝向而移动的‘自身’， 

便成为了运动本身。运动带有‘自身’的意思是:该运动，即自身 

所朝向的运动，在它实现运动的过程中始终维持着接近自身的 

状态，同样也是对自己进行着一种原始的揭露。”①

我们刚刚所命名的“绝对在场 ” （la presence absolue)或“现 

成性”(Pr6sentet6),在米歇尔•亨利的著作中被间接表示为“延 

留于自身 ” (demeurcr en soi)。“自身”的“绝对在场”不是由时间 

性(或者叫做即刻的当下性)带向存在的，这一事实正是通过动 

词“维持” (maintenir)和“留存” (conservcr)来表达的。至于这个 

非暂时的现成性、这个现时的在场与时间的当下性没有任何关 

系。卢梭唤起了 (这无疑是他思想的巔峰，他觉得这一顶点耗尽 

了他所有的语言策略)一种“永远持续的在场，不标明持续期限， 

也不流露任何续接的痕迹”(R , 1046)。这个不属于任何续接过 

程的在场，就是“留存于自身”,或者只能将其理解为“无法脱离 

自身”。而正因为这一现成性的“在场”维持和留存于“向自身在 

场”之中，恰使这种“向自身在场”成为一种对它自身而言的“向 

自身在场”。若失去了这一在场—— “自身”不再留存于自身，不 

再维持和留存于自身存在的内在性中，而“自我”本身却并没有

①米歇尔■亨利 ,《显 现 的 本 质 Mani/relalio”），巴黎:法国 

大学出版社,1%3年，第 316页。



停止变化---那么 f壬何的向自身在场就不可能发生:既非一种

朝向性的“在场”，也非在场将朝向的“自身”。

最原初的自我揭示决定了 “把自己带向……”的可能，由此 

也使得“同……相关” ® 的超越性成为可能,米歇尔•亨利将其 

特别命名为：内在性（im m anence)。卢梭是第一个采用“现成 

性”概念的人，“现成性”即为“延留”的内在。内在所表示的“自 

身”的在场，使得“自我”在现象学意义上的“向自身在场”成为可 

能。卢梭R 有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才真正发觉了这种 

绝对的现成性、才重新发现自己:“孤身一人立于大地上，不再有 

兄弟、朋友、邻居、社会。”在这个奇怪的“位置”中,在构成主体性 

的绝对内在性中，“自身”的位置才向自身显露。

而其实无论是(大师级作品)《爱弥儿》还是(第一和第二次 

的)《忏悔录》®^未能成功表达出这一重要本质，而是都忙于阐 

发其他分析。对于这些书的作者来说，重要的是拷问人的本质 

或遵循特定存在的框架，而不是提出一种关于自身现成性的普 

遍模式，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就意味着要突出“生命蓝图 

的构成原则”。

“逆境逼迫我们转向自身……”（R ，1〇75)。无论如何，摘自 

《遐想》中的这句话隐约表明,卢梭完全是出于孤独，才去寻求

①  这当然是关于现象学意义上的超越，与哲学或宗教意义上的超越是相 

对立的，哲学或宗教通过超越看到的是逃避俗世的东西,即“彼世”。

②  卢梭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称第--次的忏悔录才是《忏悔录》本 

身(R ,1〇〇1>,这令我们可以推断出他把《对话录》视为他的“第二次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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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身在场”的启示。诚然，继《忏悔录》和《对话录》之后，卢梭 

再一次走上了“回到自身”的险峻道路一但这一次他不再沉湎 

于“忏悔”，而仅仅任由自己“遐想”一一卢梭坦诚地重新认识到 

他所谓的自传作品并没有“说尽一切”。“说尽一切”并非指要说 

尽涉及卢梭自身的一切(从经验主义和心理意义上说，指的是他 

的“微观个体”的本质 [参见R , 1079])，而是关于卢梭的每一次 

的“自身”，准确地说，是什么让他的自我在每时每刻都成为  

自我？

如此一来，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忏悔录》中最简短的一句： 

“只我一人”(C ,5 ) ? 《忏悔录》原已“前无古人”，而这句话更是 

在其开篇就如闪电般耀眼,它是否想让我们相信它只是卢梭的 

—句心理解读、只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自恋式宣告？对我们而言， 

这句独白首先声明了一种纯粹而简单的独特性，于是，我们自然 

需要用整本书对此进行解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根据 1694年的(法兰西学院词典》 忏悔"(confession) 

的含义之一是“对某事的声明”。参见沃伊森(J. V o is in e U 忏悔录》导言(“Intro- 

ductiorTaux )，巴黎 :Classiqucs Garnier 出版社，1980 年，第 X X VI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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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之善

对蒙田而言，他本质上回归了一种塑造生命的哲学一 •至少 

从他自己创立的哲学来说。“我全力以赴来塑造自己的人生。这 

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工作”①，蒙田曾在他的其中一篇随笔中如 

此写道。然而，他又认为每个人都不处于自身的工作之中” ®, 

自我有必要通过它自己赋予生命的形式来进行反思;通过这一形 

式，自我将把握自己，回到自身，转向自身，一言以蔽之:“卷人” ®  

自身。果真如同“借自我经验以观之,我以为，若我是一名好学 

者，就足以令我明智”的话，就不难理解蒙田那真挚坦率的总结: 

“为了成为一个论据和一个主语，我向自我展现了自己。” ® 但是

①  蒙田，《蒙田随笔》卷二，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丛”，1962年，第 

764 页。

②  同上，卷二，第 366页。

③  同上，卷二，第 64 1页：“我将自己卷入了自身。”（M o i.je m e ro u lic e n  

moy mcsme.)

④  同上，卷三，第 U)51页;卷二，第 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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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田看来，如果没有(彻底)达成“完善自己”、“思考自己”、“好奇 

地寻找自己”①的关怀，自我便既不能完全存在“于自身”,也不能完 

全“与自身”同在® 。那么，这种关怀、关切自身的本质是什么呢? 

对应于蒙田所提炼的这句声明，下面这句话可以作为他的《随笔》总 

题词:“我同自我将视线在内里折叠。”®这就是说，即使不涉及什么 

“心理学”,蒙田所从事的事业也不外乎“自省”:自我一 以蒙田偏 

爱的方式，应该说“我同自我”一在反省中并只有通过反省才得 

以完全实现，以至于一个人的一生很可能成为不间断的、大概率 

是知识分子占有自我的救赎性事业，如同视线在生命内贈斤叠④。

①  概括来说，关于“寻找自我”的大问题参阅雨果•弗里德里希的《蒙田》 

咖 f )第 22()- 2 7 0页 ；以及让 •斯塔罗宾斯基的《变化与永恒:论蒙田》

( 如 f en MoMmrnif)，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2年，第 263页。

②  参阅蒙田《蒙田随笔》卷一，第 234页。

③  同上，卷二，第 641页。

④  在蒙田看来，从“自我将我看穿，直击我的五脏六腑”（同上，卷三，第 

82 4页)到“与其说我创造了我的书，不如说是我的书塑造了这个我，书与我这 

个作者共存，它是占据我生命事业的固有一员”（同上，卷三，第 64 8页），这一 

折叠的结果相当好，甚至完美。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从伦理的角度（也是蒙 

田的智慧所依托的原则)克服本体论的困难;换言之，内省的变迁最终在“自身 

塑造”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此外，雨果•弗里德里希借由以下方式介绍蒙田 

式内省:“内省不仅会揭示，也会不由自主地隐藏;它将‘自我’建立在模式化的 

概念和简略的价值判断之上;内省通过语言传递自我，使其暴露于本质的危险 

中，这意味着若是自我想要讲述真实，只能用虚假的话语，而将原创性掩盖在 

与他人的表面统一之下。为了能够交流，内省不可避免地要对自我加以整理 

和润色：‘现在，我不断装饰自己，是因为我不断地描述自己’（同上，卷二，第 

3 5 8页)。蒙田认识到‘自我’是一种永恒的运动，在整体不断逃逸的情况下， 

其可见之处永远只能澄清一个部分，或者只能通过并置偶然捕获到的元素来 

追溯其大致轮廓，所以蒙田推翻了他所处时代的整个古代心理学”（前揭，第 

224 页）。



而卢梭却不这么认为。在他0R中，“反思是一种反自然的状 

态”()X〕I , 138),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自然”赋予生命名字， 

以及它作为每个生命整体的起源，总是独立于任何反思行为之 

外，也就是说，在这个生命体回归到自身之前，它就已经自然被 

赋 予 r ,以至于在卢梭的哲学中，占据主体地位的不是自我，而 

是生命(“自然”）̂我们应该阐明:生命在其自身情感 ( sentiment 

de soi)中，即生命在其原始的自我触及(autoaffection)中；生命 

的“给予自身”先于任何的意识获得、立场获得、任何真正的“自 

身意识，’或“反思

卢梭的所有作品都趋于表明，与其说存在，不如说是生命才 

是真正的“原始苇实”。于 是 爱 自 身 ”（l’am〇ur de soi)—— 即 

生命的首要原则，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 

说—— 在它被认为是人的自我规定之前，必须把它理解为“生命 

现象的结构”，而因为生命的特点表现为总是已经被赋予（自 

身）,所以在卢梭的笔下,就有了“自然”这个古老的名字。

诚然，卢梭仍心甘情愿地认同蒙田的这一想法:若要“成为 

我”,这件事必须先于“我自身发生”。而卢梭赞同的前提是，这 

种“来到自身”只涉及主体的社会认同，也就是主体的“公民身 

份”，总是取决于主体与其同类们所争执的“位置”，处在已经构 

成了意义统一的环境中，有人便称之为“世界”。现在，卢梭道出 

了关键所在:“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具有双重性。自然作用于 

内在,社会精神表现于外在”(参照《爱弥儿》法弗尔手稿版，57 )。 

这意味着，“在生命中存在”与“在世存在”是对立的，正如内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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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的对立一样。这种对立是无法克服的；它受生命的本质支 

配 ，也就是由它的“感发性”构成所控制。因此，通过我在世的旅 

程和胃险，我才确信自身的存在，而绝不会如这个世界所希望的 

我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的一句决 

定性的格言来说，我是“自然的本意”（R , 1()〇2)。在这种情况 

下 ，如 ？!：我们承认自然-直希望我如己所是，而且如果单单只有 

自然能决定我如己所是、使我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那这便是经 

由“实存的情感”的自我触及、实际上就是被痛苦(souffrance)和 

愉悦 (jouissance)所凸显的，于是我们必须立即承认，自然总是先 

于我的自身性( ips& tS)构成。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承认这种优 

先性的强制形态,它使自我的每一次生命运动—— 原则上为“自 

然”的—— 如卢梭所言，都成为一种“纯粹的运动”。生命在任何 

B寸候都会通过这种运动回到自身，这种“先于一切反思”的运动 

(D O I,155)受“自我触及”的支配，作为那个肉体的、脉动的、具 

象化自己的自身(soi)——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自我(m oi),即“我 

是 ” (je suis)。

生命陶醉于自身，自身在生命中陶醉，特别是当自我完全自 

由地行使其行动和思考的权力时，自我所体验到的这种愉悦享 

受，对卢梭而言，代表了存在的第一个也是最原始的背景条件。 

这种纯粹的“自身的情感”代表了自我存在的始与终(a 和 〇>);它 

也被称为“实存的情感”，是通过存在本身(而不是自我），以一种 

感受性的又生气勃勃的方式来体验自身的。根据其主体性的运 

动态势，所有力量立即转化为感发(affect),而所有感发立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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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力a ® 。

因为杵先经历自身的本就是生命，而非自我。自我无法把 

自己的生命与自身拉开距离，因为这个生命本身填补了自身存 

在的每个组成点一一应该说:自身肉体的每个组成点。因此，生 

命实际上就是自身的具现。正如笛卡尔所言，从形而上学的“确 

定性”出发,或者就“比一切证据都有力”的情感而言(E ,574), 

抑或如卢梭在《爱弥儿》第四卷“萨瓦省牧师的信仰自白”中明确 

指出的那样，生活不是一枚被抛在眼前的证据。但另一方面，每 

个人都拥有体验生命的可能和福泽，因为生命永不停止感受自 

身，所以，只要生命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消极和即时的自 

我触及，它便具有了一种特殊性，那就是它可以享受自给自足的 

幸福。《爱弥儿》曾提出过一个基本主张:“自然人的幸福就像他 

的生命一样简单。”这种“真正的幸福”，这种简单的幸福，其“源 

头就在于我们的内心”（R，1〇()3),而不寄居于空间或时间的外 

在性中,也不依于历史的延伸或世上的别处(毕竟这些视域永远 

只能提供一种整体性的形象）。由T 这种实在的幸福被“感发

性”(affectiv it6)所构成,原则上生命总是能陶醉其中---正是

这种原始的愉悦享受，使卢梭将“自然"（Nature)定性为“善” 

(bonne)，尽管这一定性在当时引发了无数的误解。

生命在体验自身时所感受到的这种偷悦，标 £ 着生命的善。因 

此,生命利用自身的情感，通过这份“善”向我们提供这种愉悦享受。

①关于••实存的情感”的含义，见本书附录3,:第362页。

34



低 X种原始的幸福首先需要符合生命的自然状态。自然而然地，生 

級于(也就基感觉于)这种幸福的“自然状态”中，卢梭称之为一种 

平衡或平等的状态，也魏一能够为智慧奠定可能性的状态® 。

当然，智慧必须基于“仅凭永久的内在满足感,就能使一位有 

思想的存在者变得幸福”(N H ,84);因而智慧对这种脱胎于满足 

自身的“纯粹快感”(E ,591)并不陌生。但是千万不要误解这一感 

性条件的内涵。这里所讨论的感性结构与幸福论的心理学规律 

几乎无关，因为心理学假说(正如斯宾诺莎和其他许多哲学家所 

指出的那样)是以反思“最好的”目的来实现理性的。如果真的是 

“诸如人类这般被动、必死的存在，其自然状态便是要以人类自身 

实存的情感为乐，带着愉悦去感受使之留存的事物，带着痛苦去 

感受使之毁灭的事物。（如果)处于这种自然而简单的‘状态’中， 

必须寻求我们的激情之源”,随即有必要衡量这种“状态”的含义。 

于是卢梭补充:“我们曾将最初的欲念想象为获得幸福的欲望。 

我们错了,因为幸福观的构成十分复杂，幸福是一种永久的状态, 

它的欲望取决于我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所以我们欲念的产生, 

并非来自独立于知识的当下感觉。"(M L M , 1324)

可一切欲念不都是在这种实存的情感中找到了涌现自身的

①这种生命与自身的平衡或平等问题，在之后不到一个世纪里变得不再 

陌生，见于被尼采舍弃的《权力意志》( L  h /cwgiepM/isan ff)—书的草稿中所颂 

扬的:“……生命的总特征，在变化中始终是一样的，一样强大,一样幸福……”参 

见《尼采遗著残篇》(Fragmem /xwf/mme)第 14篇，《哲学全集》卷十四，艾梅里(J.- 

C . H 6mcry)译，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7年，第 3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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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决心吗？实存的情感使自我有可能活生生地体验自己、 

有可能向自身显现，存在还有可能无条件地交付给自身.绝对地 

链结于自身，这个肉体的、脉动的自身是不可还原甚至是坚不可 

摧的,难道不是吗？若果真如此，那么这种原始情感的真实“结 

构”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给出洋细的回答。在此之前，我们先要 

感谢卢梭,因为是他致力于展现什么是、如何是“爱自身”一 那 

“原始的、固有的欲念，优先于其他的一切欲念，而从一种意义上 

说，其他一切欲念只不过是它的演变”（E , 491)— 以及卢梭探 

讨了以何种方式来界定人的主体性本质，也就是他用闻所未闻 

的方式所称的“自然”的本质，即“自然的纯粹运动”(D O I，155)。 

“自然，也就是内在的情感……”这些都是必须要重复的关键话 

语，它们使卢梭的基本哲学立场成为可能。根据该立场，一切事 

物的起源(而不是它们的“原因”，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最终的成 

因），即一切事物之显现的最初来源，都拥有其真正的名称:实存 

的情感。但是，正如前文中指出的那样，这种实存情感与“内在 

情感” ( sentiment in t6rieur)(这-•命名缘起于马勒伯朗士）同义， 

并不指人或经验的自我在心理和生理上建构出来的感觉。“实 

存的情感”可以拥有自身的存在（当然，如果它有办法能像把握 

对象一样来攫取这种实存的话)。这一情感实为生命体验自身 

的感觉—— 生命，在其纯粹的运动中，在其自身的触及中，不涉 

及 綱 客 观 之 物 。对卢梭思想的整个诠释都建立在这一关键的 

细微差异之上,而卢梭也极其谨慎地强调了这一点一一他在《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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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儿》中特别宣称“我们欲念的起源，其他一切事物的源头和原 

则，以及唯一与人同生共存、只要人活着就永远不会离开的，就 

是爱自身”(£，491)。“爱自身”可以用来称呼欲念(存于自身和 

对自身的激情）,指的是“实存”(但最好说成“生命”)体验自己的 

感觉。因此，若将这种非凡的激情等同于现象学家米歇尔•亨 

利新近构想的“绝对的现象学生命”，也并不过分。米歇尔 •亨  

利断言,“生命”根据自我触及的彻底被动性和自我揭示,在现时 

的自我奉献中来体验自身® 。

得益于这一现象学视角，我们甚至可以尝试纠正我们刚提到 

的理论它往往倾向于从生命的内在体验里排除任何“幸福” 

的痕迹(这里幸福的涵义为“被构成的幸福”)。实际上，在《一个 

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段落里，卢梭将被归还给 

自己的即时幸福、于自身感受到的生命和活着的纯粹幸福概括为 

一种“自然和简单”的感觉，并用来代替“理想化”的幸福、投射在 

不确定的黑暗未来之中的幸福“观念”、永远处于未来的以及永远 

被推迟的幸福。仅仅是估量这类幸福的价值，就足以从每一个生 

命体中挖掘出一种无法餍足的欲望,并在他身上锻造出一种不可 

磨灭的煎熬。不似“被构成的幸福”以回忆为基础来预设前提，卢 

梭的“幸福”可以被定性为自然和简单，是对在场的体验,它甚至 

将在场定义为生命的维度，而非时间的维度。它是一种作为（自

① 关 于 “绝对的现象学生命”的含义及其“自我触及”的结构，请参考拙著 

《米歇尔•亨禾丨〗:哲学的轨迹》（MMe丨Henry • fmjeftoire phi丨osop叫“e)，巴黎：

美文出版社(Les Belles Lcttrcs)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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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场、作为赠与和自我赠与的纯粹而简单的生活。

自然与心灵之间的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若说 M - 

f卿 (源 自 臟 #,翼 出 生 ”)对应希腊语p/lMiis (自然)的拉丁文翻 

译，则 am'ma (Sme的词源)对应的就是希腊语psycW(灵魂）①。P/jm- 

论原指“内生的推动，軸 的 自 触 长 ，但同时产生秩序”。亚里士多 

德将沖— 解释为终点或终极目的与起源或原理，并从两个截然不 

同但£为补充的方向进行阐发,分别为:1. I与然是“完成R 的和为了 

某爭物”（诏《 to .或 6n6ka)的发生$;2.自然是“事物的本质，其本身 

就具有运动的原理(arc/jw fc;— )”'气在后一种 i全释中，正如柯奈 

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所解释的那样自然珅心(或属于自然之 

事物)指本身所具有的东西，本身包含其运动的起源和原理。再次重 

申:自我运动，是 沖 ― ，是自然”® 。然而,基本特征为具有自主

①  拉丁语词anima意为呼吸、空气、生命、心灵，法语词 5m e原指灵魂、心 

灵，用以代指生命、思想的主体。为区别于当代意义上的心灵槪念，此处有关“灵 

魂”的提法更多地参照了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译注

②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P/2P 如 e)，II，194 a 28—29。

③  同上，192 6 21。

④  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自然，创造，自治》 

(/̂ iM5k ，cr6ation，autonomie)，载于《事实与仓0作》(W f ef <i /m>e)卷五《迷宫的十字路 

口》 oirre/oww tiw WjyWnf/ie),巴黎：瑟伊出版社（Seuil)，1997 年，第 198—199 页。 

卡斯托麵蒂斯详细说道:“珅―本身就具有其运动和成为某事物的原理或起源； 

phusis本身也具有其变化、变更的原理或起源”(同上，第 200-201页)。但是必须重 

申:卢梭赋予“自然”这个词的意义(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词首先表示“内在触及”)既 

不同于物理科学的对象，也区别于古希腊人所说的phusis。卡斯托里亚蒂斯另外补 

充道，phusis总是用来命名“本身独立于任何人类行为，并在一定的趋性或宇宙(tax- 

is/kasmos)秩序中成为它自身的事物。这一秩序具有严密的逻辑和价值，它本就是 

对人的强帛_定，而并非赋予人价值' — {社会历史世界中的主体与真理》(S«jd 

ef 以A m 丨e monde 5〇々 /-/»’伽却化），巴黎:瑟伊出版社，2002年，第 318~ 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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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于自身的、发于自身的行动的，正是灵魂(Sme)。柏拉图在 

《斐多篇》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参见245 Ĉ 246 a)。亚里士多德 

不仅继承了灵魂的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通过）自身运动的灵 

魂，他还挑起了深化灵魂概念的重担。实际上对亚里士多德来 

说，灵魂是生存的原则。但是,运动的生命体对“灵魂”命名的接 

受，是出于这个完全确定的意义:朝着对生命具有重要意义的方 

向发展。为此，生命必须具有运动和感知的双重能力。这里的感 

知意味着（在 “构成”生存的层面上）：在感性（a础 祕 ）、理性 

( ）、知觉和知性的帮助下■— 单单的知觉只存在于动物身上, 

而它和知性共存于人类身上—— 能够完成区分( fcr/nWnh ),这种 

区分的力量就是使灵魂在与它接触的一切事物中，识别出与运动 

的持续息息相关的重要因素。“动觉的本原"（l ’a rc k  k in6se6s)即 

生 的 运 动 原 理 ，由批判( ) 和推动( ) 乡 有 必

①生命之外空无一％并不代表生命体之外空无一物，而生命体之外的这些事 

物(这些区别于自身的东西)只为生命体本身呈现世界的外观。生命体之外的事物 

只有在生命賦予它们的形式范围内,对生命体才具有意义。赋予它们形式，就是将 

它们从“混乱”的深渊抽离出来，使其摆脱这种混乱，以将之精确地转换为信息。这 

种行为，既是转化性的,又是塑造性的，正如卡斯托里亚蒂斯将以他自己的方式解释 

的卿羊，这种行为的前提是,生命体(炅魂)授予这种形式“直接相关性、重量、价值、 

‘意义这相当于说，对于生命体，意义总是先于感觉,或者说关切”(根据卢梭的 

用词 I’im祕 t)决定了呈现(参见《自然，创造，自治>,前揭，第 204页)。按卢梭的观 

点，产生这种优先的原因是，心灵的第一原则是为爱自身，如从这第一条原则出发来 

要求自爱本身(就其被误解为人的关切而言),则绝不会招致深层的变性、变形或彻 

底的歪曲。就目前而言，我们只是在所谓美学/伦理学领域内,才努力对意义优先于 

感觉的贡献作出说明;有关这一视角的思考,见抽著《艺术的迷狂:尼采与美学> 

(I/JWewetie r <m _ rt /’esf心丨如e),巴黎:“随笔丛书”(£s如's)(口袋本），2003

年;以及《创造》(Cr&r )，拉韦桑:海墨出版社(Encre Marine)，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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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讨论的运动并不只是指局部的移动、地点的 

改变、空间的位移，简肖之，并非指迁移，而是更迭变换意义上的 

所有类型的运动，这 -•“变化”标志着变更( ) ,因而也标志 

着生成(炉卿.5 ) 〇

对于心灵来说，运动的原理并不脱离于始终变更的事物之 

外,换言之，如果事物确实一直在运动，那么它的运动原理绝不 

会超越它本身。正如卢梭所指，当自然将生命视为同一或生命 

将自然视为同一之时，“自然”一词最终指的就是原理的内在同 

一_@然而，如果心灵的原理被永恒地包含在它自身之中,那么， 

心灵自身所遮蔽的运动原理，以及它试图通过运动所趋向的终 

点，也被包含在了它自费之中。生命体确实如此,它趋向于生成 

为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无非就是自身。但是我们必须思考得 

更远:因为作为生命的自然若想要自我终结，至少需具备某种形 

式的初步意向，即自我保存 (se c o n s e n t)。有关这种自我保存 

的倾向，卢梭将追溯至更远、挖掘至更深,以及寻求其可能性条 

件来进行分析。至于自我保存的可能性条件，卢梭将其揭示为 

“爱自身”，是借用了从亚里士多德到伯纳德•曼德维尔（Ber

nard Mandeville) 的悠久思想传统中 的术语 。 曼德维尔是当时 

著名的《蜜蜂寓言》( i a  ftaWe 的作者，也是盎格鲁-撒

克逊自由主义的伟大启蒙者。不过卢梭为“爱自身”赋予了全新 

意义。我们暂且归纳一下，卢梭的心灵哲学是依靠于两大概念 

性发现:一是把爱自身作为生命体自我保存的条件，二是生命体 

的可完善性(perfectib ilit6)。



此处先用简短几句来概括一下原因（当然，我们会再回来谈 

这个问题）:正如我们所说的，生命体本身就具有其运动的原理。

我们甚至应该说生命体自己就是它自身的运动原理。不过生命 

体也包括人类,而人类的另一个特征是作为“将要生成之物的本 

原和起源”（抓 咖 ① 。.如果说心灵的第一个原则使 

心灵成为一种自然的存在，那么刚刚所讨论的亚里士多德发现 

的特征就是使人成为一种社会和历史性的存在(如亚里士多德 

口 中 的 政 治 动 物 poh't法〇«)，这种“存在”会转向或朝自己的 

可能性而敞开，却并非注定要永久存在，也并非注定要在现实中 

实现自身 ®。这种不确定性和自由的维度适人类独有的特权 , 

卢梭将为此命名，甚至近乎创造一个名字 ® : 可完善性（参照 

D O I, 142)。他说 :与其他种类的心灵不同，人的心灵被赋予了 

可完善性，而可完善性与人的社会历史个体化有关，在“社会状

①  亚里士多德，《解释篇》( ZiemimWfW)，9，19 a 7*—8。

②  此处有必要回顾一下布鲁诺•贝尔纳迪的一句非常贴切的点评:“‘必 

然’与‘可能’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模式，在此模式中，变质了的自然状态(在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二部分中有过该描述)被设想成契约所认为的 

公民合法状态。政治秩序即为一种可能的秩序。对于卢梭来说，政治是一种艺 

术的秩序。政治是一门艺术”；贝尔纳迪还补充说明:“可能性用于区分偶然性， 

后者是卢梭思考历史的基本范畴……利用政治，人们可以使自己摆脱偶然事件， 

但又会陷入意外之中。必然性，体现为偶然性的僵化或可能性的夭折。艺术则 

是对可能性的识别判断，也是对可能性的守护能力”(布鲁诺 •贝尔纳迪，《概念 

的制造：关于卢梭创造概念的研究 》 [ La FafoW彳w e如 omcepfs •

厂 concepfMeHe cfeez尺〇«5鄕"]，巴黎：奥 诺 雷 •尚 皮 翁 出 版 社 [Honor6 

Champion]，2006 年，第 276 员）。

③  这个新编词极富学术价值(参见〇C ，III，13l 7—1318)，卢梭无疑是首位 

将其概念化的人。



态”中，人的心灵总是能够改变甚至自我创造 I® 。“可完善性”其 

实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能力”—— 从它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 

意义上说—— “而且几乎是无限制的”(D〇I ，162),可以说在整 

个人类历史上，这种能力始终是人类不幸和幸福的根源 ® 。它 

既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它可以使人对生命产生更强 

烈的感应，使“精神的进步”（D〇l , 1«)为生命体服务；同样，卢 

梭还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它反而会背离生命体。

当卢梭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勾连起自然与灵魂之间数百年的 

羁绊时，他是否意识到了这背后的整个本体论？卢梭极有可能 

受到过二手“斯宾诺莎主义”的影响，他曾写道:“发展‘幸福的组 

成观念’需要求助于理性，但在理性之前,有个原理业已存在。 

这个原理是什么？我将其描述为 :存在的欲望”（M L M , 1324)。 

这不失为—个极其宝贵的观点，它及时地强调了，从本质上将自 

然刻画为生命的,首当其冲的是对存在的渴望。渴望存在，“实 

存”对自身的欲望，这种生命奔向自身的冲动，由内在的“意念” 

支撑着它，裹挟着它，将它带到自身面前。这种“欲求”一 按照

①  自此，当代生命科学废除了非人类生命体的运动原理(“不可完善”的运 

动，重复运动)与人类生命体的运动原理(可“完善”的运动，自我改变）的界限。 

因为在当代科学看来，有多种理由相信确实存在着“特定于生命体的形式”，这一 

词组实际上意味着:生命体的自我创造。因此，如果考虑S 此点,Sii么似乎必须 

要将生命本身理解为生命体的自我构成(一种等同于自我“建制”的形式创 

造)。—— 为此，我们参考了卡斯托里亚蒂斯的《自然，创造，自治 >,前揭，第 

203 页。

②  这就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注释九中禁止仅用“进步”来认定 

可完善性的载体的方法(参见D O I, 20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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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 wefctoi® --- 构成了内在运动，并在任何

时候、任何地点对自身进行内在体验，顺着这一体验永不停息地 

抵达自身、占有自身、把自身作为它的本体，使自身不得不被委 

以重担。在向自身的抵达中，在不知疲倦地渴求和占有自身存 

在的张力中，在感觉和“激情”中，生命不曾离开过自己的感发体 

验领域，也永远无法同自身撕裂，更无法充分地把握0 身，因此 

也无法扩大自身。这种抵达自身，以朝向自身、超越 a 身的方式 

发生。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称之为纯粹的 

自然运动、纯粹的存在欲望，即不断地给予活着的事实;我们称 

这种基本的 运 动 性 （自 我 运 动 [aMfoHn& i) ])为生命的过剩 

(l’excedence) 〇

长久以来，主体的生命一直受制于过剩状态，就主体生命的本 

质而言，它所持存的东西与增长的东西一样多，这就是本文将在接 

下来的部分中试图证实的。卢梭写道:“一切看似能扩大或加强我 

们的存在的东西都会使我们受宠若惊，一切看似能破坏或紧缩存 

在的东西则会使我们痛苦不堪。这就是我们全部欲念的源头”(同 

上)。这些欲念是“我们持存自身的主要手段”，实际上汇成了“一 

条不断壮大的河流”,并且其“来源是自然的”％49(卜 49〗）。在某 

种程度上，有了这种生命的持存和增长法则的支撑,存在的真正尺 

度位于自我的深处~~在其肉体的“感受力”中。的确:任何欲念 

的启示力量都会建立起真正的知识，可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

①参照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丨丨丨,9,433 a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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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判断性”的知识，其意旨建立在肉体的直接和恒常的自我触 

及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生命的自爱之上。因此，卢梭做出了最 

大限度的澄清:“用来衡量生存、‘更准确地说是衡量生命’的尺度 

总是不尽相同，它可以增多或减少，具有一定的自由度。这一尺度 

存在于人的情感中，并同时由情感进行判断……”

也就是说,衡量实存的现实尺度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尺 

度自身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会囿于某种价值判断，即便每个 

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认同这种价值判断。然而，这 

种判断，或者说用于判断实存并为其提供尺度的，仍然取决于敏 

感性(经由感官调合的印象和感觉）、想象力（通过图像）、记忆 

(来自回忆）,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习惯。如果这一判断 

同时依赖于所有这些官能，那可以归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它根植 

于生命感发性的终极活力,脱胎于这些官能所带来的愉悦和苦 

难。卢梭想到了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文字:“……但是这种 

情感本身(这种判断性的情感为实存提供衡量的尺度）是被动 

的，它(当然)取决于许多东西，感官、想象力、记忆、理解力、习惯 

都影响和修改着它，但除了它与我们实存的关系之外，或者除了 

我们被它所激发的判断力之外，再也没有可东西可以影响它” 

(M L M ，1324)。卢梭的原文尽管透着些许犹豫 ®，但似乎要告

①卢梭是要唤起判断性的和我们自身实存之间的直接关系呢，还是说他 

H 是谈论情感传递拾找们的判断呢，我们应该承认这个问题尚未明朗。也许正 

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卢梭的原文仍处T 混乱之中，故而卢梭没有将这些文字纳入 

他一生中所发表的可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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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们，如果情感本身并非总是占据先验感发、纯粹内在的中 

心 ，即实存的情感所激发的愉悦或痛苦的中心，那么就没有什么 

可以永远影响我们。为了使以上表述更加连贯一致，我们甚至 

可以说，只要“感觉”是通过自身的愉悦或痛苦、增强或减弱对存 

在的欲望来显现其自身，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一种感觉是人所不 

能体验到的。这就是主体性的规律，也是卢梭在上文中略为含 

混地提及的“判断”的秘密法则—— 判断是任何存在者天生所固 

有的,它本身与任何理性的、虚构的或感性的评价都无关。

卢梭正是以他最坚定符多和最个f生化的论述，以及依靠不断阐 

发这句“毋庸置疑的格言”(E,322)—— “肯定自然之善”，才使得卢 

檢时生命本质的描绘臻于完善。若这句格言属实，它将成为对生命 

的最不寻常的亥麵,引得无数人泼墨书写，终而造就当时西方思想 

史上闻所未闻的一笔。S W fii算不上初次的“颠覆柏拉图主义”,至 

少也应承认它直言不讳地反对柏拉图主义—— 更不用说，从基督教 

教义的角度来看，这一论题颇具争议。尤其诸如“人性本善”(DOI, 

202)或“自然界所有最原初的运动都是善而正直的”(D，668)之类的 

陈述，使謝1'摊以相信这种善遵守道德或伦理秩序。不，应该说自 

然之善在卢梭哲学中实属一种本体论规定，自然之善以其普遍性的 

本质来定义存在。按照卢梭的说法,合乎自然之善，实际上就是“绝 

对的善，使某物依其本性而成为它本该成为的样子” ® 。

① 卢 梭 ，《未出版作品和书信集》(fBn/res M ite  )，斯泰克森-穆

图(Georgp StrcckcisovMoultou)编，巴黎:勒维(Ldvy)出版社,1861 年，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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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是对存在的一种规定，对作为生命的自然也不例外。但 

善不归于任何一种品质、特性或属性。因为它既不适用于作为 

某种特定主语的谓语，也不表现为头脑所能把握的普遍性。善 

是现实生活的实体，是构成现实的结构和物质。换句话说，绝对 

的善表现为坚不可摧的生命肉体。这种自然之善(就绝对主体 

生命的意义而言）,其本质既指完全依附于自身的自我肯定，又 

指具有积极意义的充分而完整的自我肯定。因此，认为自然是 

善的,就是承认生命除了自身之外，不附属于其他任何事物，它 

最先享受的是自己的存在。但是为了支撑这一论点，就必须展 

现出最过人的胆识，因为它相当于把“纯粹的自然运动”变成了 

一种纯粹的享受自身，而且它还认识到，若要对一切事物有益、 

对一切普遍的存在有益，就得在生命之中显现自身，也就是从 

“纯粹的自然运动”中完全把握善的存在。简而言之，自然而然 

形成的善，是在自然之善中持有自身的存在。正如有史以来卢 

梭最伟大的“读者”荷尔德林所说的“万 物 皆 亲 密 ('St iVt- 

n ig )®— 万物从本源上来说都享有纯粹的亲缘性。我们也可 

以用米歇尔•亨利的话来说:那将要揭示的,便是告知自然一^- 

告知那体验自身的生命一 何为“善”，“当生命经历自身时，它 

所体验到的不单单是也不首先是体验到的事物,而是体验自身 

的这一事实过程，这种体验所催生的幸福感，也就是生命享受自

① 荷 尔 德 林 (F_ H6 lderlin)，《平面与碎片》（凡irw d /r叹menfs),选自荷尔 

德林作品集,菲利普•雅各泰(PhilippeJaccottct)译，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 

丛”，1967年，第 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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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愉悦” ® 。一方面,生命从一开始就为事物赋予了一切（无 

论被赋予的事物后来被评价为是好还是坏），而这些事物被生命 

所陚予的同时又被排除在生命之外;另一方面，生命拒绝与存在 

者(l’6tant)的状态条件保持任何结构性关系，因为生命的善首 

先是由生命自身给予的，它产生于生命的自我揭示，属于生命自 

身 ，也源于生命自身。

“善”涉及一切存在者以生命为核心的原始的自我显现，等 

于是以存在(l’Stre)为核心的生命显现，再怎么强调这一事实也 

不为过。鉴于诸多误解，我们还要反复强调，“善”刻画了这一特 

殊的现象化过程，最终通过賦予存在者以原样，使生命显现出最 

契合自身的样貌。

由于这种善定义了生命，也由于只有生命体才拥有生命， 

这种善在人的身上才体现得淋漓尽致。卢梭写道：“任何一个 

只想活着的人，都会快乐地活着;结果就是，他会活得很好” 

(E ，3()6);这意味着当“善”服从于内在情感的“无穷的力量” 

(E , 588)之时，利用向自身的绝对压制和对自身产生的绝对依 

附 （卢梭称之为爱自身），便能占有自身，生命就会听任自己 

(浑然天成地）去享受自身，从而将生命自身交付给体验者 

(“感受生命者”），即人，作为一种纯粹的快乐而存在。在《信 

仰自白》中，萨瓦牧师就此指出，“善是一种无穷的力量和自爱

① 米 歇 尔 •亨 利 ，《道成肉身:一种肉身哲学》(/Mfflrmrnw. Powrmiep/ii/tw- 

op/uWe Id c/wi> )，巴黎:瑟伊出版社，2000年，第 320页。



的必要结果,对每一个有感觉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缺的”（同 

上 ,588)®。这里，我们至少应强调两件事物的定义。首先，我 

们须知只有主体性的无穷力M 化身于基本的“我能”以及“自爱” 

之中、形成一种“感觉自身”的结构，善才会“必然”流淌出来。接 

着,这一定义表明，人们若想令主体性的无穷力量和生命的自爱 

相分离，这个想法是极其荒谬的，因为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能使 

“活生生的自我”成为可能。

因此，有必要做出最后一次澄清:一方面，自然之善被认为 

是生命在享受爱自身中所体验到的幸福;但另一方面，如果说自 

然之善除了作为生命的本质以外，还是活生生的自我的本质，这 

是因为自我的主体性也依附于“感觉自身”。换句话说，“自然之 

善”一词实际上既指生命的自我触及，也指人总是可以体验到的 

幸福，因为它的源头是内在的:幸福，其动机(如果允许用这样—  

个词来表达)缘于其自身的存在，这种存在在自我触及的运动中 

从来没有阻碍过自身，因为它既不违背也不反对自身® 。

所以卢梭在这里用“自然”一词来指代“活着”（xavre)的主 

体性。“自然之善”只不过是对自.身的--•种享受,而这种享受持 

久不渝地依附于自身，不可能偏离或退缩。这就是“自然之善” 

真正的哲学意义，要说这-意义非凡卓绝当真也不为过。

①  让我们回忆一下，卢梭眼中的《爱弥儿》只算得上“关于人类原始善良的 

一篇专论”(D ,934)。

②  关于如何辨别原始的善和幸福，参考罗伯特■里卡特 (Robert R ia tte) 

的杰作《反思〈遐想〉》 »)，巴黎:科尔蒂出版社（Cor- 

ti) ,1960 年，第 63 页。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禁要追问，到底是什么促使让 -雅克- 

卢梭最初的“战友们”对他实施了这一切的“冒犯、报复、辜负、侮 

辱和不公”(R , 1080)!嗟乎，这位悲惨的受害者！他们仿佛想 

令卢梭为其大胆的言论而赎罪，在他的肉体上烙下替“自然之 

善”作伪证的耻辱印记，攻击他居然敢为之大声疾呼并大肆颂  

扬 ！难道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为什么卢梭要自由而真诚地宣 

告在绝望、怨恨和邪恶之下，暗藏着生命的善良和仁爱的震 

ff贞一 他还说，应该尽可能地妥善利用这种生命,以免被针对他 

者的敌意所左右—— 是的，难道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为什么卢 

梭不得不被那些“哲学家”的“仇恨”和“敌意”的枷锁拷得如此之 

久(同上，1081) ? 难道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是卢梭首次 

要求用“善”来命名生命赋予自身的情状实体？

生命于其深处便是享受存在，而生命享受存在，亦是享受生 

命自身，往往脱离不了生命体验自身的内在和它与自身的紧密 

关系。我们可以肯定正是针对卢梭这一观点，而不是他的政治 

思想，卢梭的反对者才会表面上高举“现实主义”的大旗，实则挑 

起针对卢梭的排斥。当然，我们还不能毫无顾忌地断言,“对那 

些感觉到自己实存的人来说，存 在 总 比 不 存 在 要 好 ”（L V , 

1070)一特别是我们再次补充这句“只有当他乐于存在时，他 

才是善的”(E ,«18)。对生命曲'生这样的信念，总是需要付出相 

应的代价。的确，若不是迟早要降临的虚无主义的电闪雷鸣(那 

始 于 1 8世纪末扰乱西方思想视野的平地一声雷)劈击自身、封 

缄其口，人们也不会把牛.命的主体性解释为一种纯粹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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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

但我们要尽量避免陷人这些问题。相反，我们更需要坚持 

这一点:卢梭用“自然之善”一词表述了主体性的本质。这种本 

质一直作为自我的生命存在于自我之中，并一直向自我揭示，使 

自我得以延留于自身并保持自身成长。这一本质的实体由欲念 

构成，而此间第一种欲念，即对自身的爱，直接导致卢梭在作品 

中用了“自然”为之命名—— 仅仅因为这个词总是指(至少从希 

腊人开始便以自然 [ p b  士]之名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摆在自己 

面前的东西，因此，也指的是当知性的精神决定认知它的时候才 

能转向的东西。如果说，自然之善是存在的—— 而其证据就来 

自纯粹的自身享受中“活着”的体验—— 那是因为自然之善来源 

于每一个生命体的肉体中进行的内在而多样的、混合了感发与 

力量的游戏;也是因为自然之善是实存情感的充分性所带来的 

美满结果。正因为如此,卢梭终将宣称，即使我们经常苦于太过 

入世、服从规则而歪曲了心灵的正直，但最重要的是“存在的幸 

福由自然维系着……它把我们所有人都置于这种幸福的观念 

中,仅凭此，我们的心灵才始终保持最原始的品格”(D ，669 )。

5〇



第二章 

自然状态

“我曾试着竖起一座丰碑，其力量和坚实却并不归功于艺 

术:只有我甘愿为之献身的真理,才有权利使这座丰碑屹立不 

倒”(A-D SA，96)。

这座由卢梭竖立的、被他专门用来献给真理的丰碑,正如上 

文所说，就是“真正的哲学”。这座丰碑应具有两面:一面理论， 

—面实践。在实践的一面，这座丰碑揭示了感发性的伦理规则， 

其终极目的乃是达成人类心灵的福扯，因为卢梭确实说过，“人 

类生命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极乐”(L M , 1087)。在理论的一面， 

丰碑则揭示了人类心灵的原则，这些原则甚至建立于“存在”的 

最为内在的本质之上，即“渴望幸福的贪婪之欲，使人类在任何 

时刻都感到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存在”(M M ,13)。纵观卢梭的主 

张，没有哪一条能比这句话更能表达“真正的哲学”企图在理论 

与实践之间建立的密切联系:“最了解人类自我之人，最接近智 

1 T (L M ,1112—1113)„



在认识心灵的过程中，卢梭提出的方法与笛卡尔的方法大 

相径庭。区別于笛卡尔的“心智省察”（̂ »油 > >._沿）法 ，卢梭 

采用的是由他本人发现并命名的谱系法(g6n6alogique)。卢梭 

在《致博蒙书》(ie 价e d C/m’stopJie de Beawmonf)中展7K了这一方 

法的原理。他解释道，其本质在于呈现“原始之善的连续改变”， 

而我们实际上读到的是:“依据我在自己全部著作中所梳理的一 

切道德的基本原则，人性本善，热爱正义与秩序,人类心中不存 

在原始的邪恶，自然的最初运动也总是正当的。我曾指出，人类 

与生俱来的唯一欲念,即对自身的爱，是一种对善恶无动于衷的 

欲念;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并根据自身发展情况，这一欲念才 

会显得有好有坏。我也已经阐明，所有归咎于人心的恶行都不 

是天生的;我已经说过它们是如何诞生的;甚至，我已经遵照谱 

系澄清了人是如何通过连续改变其原始之善，而最终形成人类 

现有的样貌” (LC B，935— 936)。

谱系迥异于考古学。考古学旨在把我们带回至一个时间性 

的起源。因此，它在时间意义上抵达起点的方式通常都是历史 

性和历史化的。与此相反，谱系更关注阐明这段历史本身的可 

能性条件。而这些条件都是非历史性的：它们完全隶属于“本 

质”。谱系以现实为基础 ,落实了与心灵相关的现象的先验生 

成;谱系为了疏清这些现象，展示了它们何以成为“爱自身”的模 

态。早在 1752年，卢梭就用了以下表述来制定一项律法，以确 

保谱系的合理性，并限制其学说的考古学主张:“内部越是畋坏， 

外部越是复杂”(A-DSA，73)。要知道,在卢梭的全部论著中，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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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一主张最能彰显诉诸谱系方法的必要性。

为了理解这-一主张，必须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思路加以澄 

清:“在我们之中”,卢梭说，“毎个人都具有双重性。自然作用于 

内在,社会精神表现于外在”(参照《爱弥儿》法弗尔手稿版，57)。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内在和外在实际上指向两种“显现”方式:一 

是作为生命的自然内在性，其中，自身所体验的东西作为一个活 

生生的“自身”向自己显露,这一显现程度对任何它者来说都是 

不可估量的;二是人类社会的外在性,也就是世界的外在性，在 

这个世界中，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均为如其所是的表象，它们总是 

像这样或那样地被置于外部，被安放在自身之外，总是作为他者 

的他者(l’autred ’un autre)而显现。区分显现方式的M 异具有 

决定性意义:这一区分构成了卢梭谈论存在、心灵、上帝和世界 

的全部话语。但并不是说这一区分(此外还需注意避免与笛卡 

尔式二元论相混淆)没有点出卢梭在理论上的疑难。真正的问 

题在于,我们从来没能完全把控这个二分法，也没能掌握它的来 

龙去脉。尽管缺乏对区分的把握(反映在卢梭的思想中,现象学 

二元性的论断更多指直观而非反思），卢梭还是在此基础上“悬 

置”了他的主干论述。如果说卢梭在尚未认清区分的情况下，还 

是任由主体性的本质和实存依托于这一 •区分，那么，这一区分作 

为与自身分裂的“动机”、作为难以逾越的“矛盾”的源头,首先是 

由它自己在自己身上经历了存在性的考验。卢梭笔下“让-雅 

克”和“卢梭”的二分性象征性地证明了这一点a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有经过“心理学”甚至“自传式”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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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才能获悉生命(“自然”）的原始本质？这一问题重负千钧， 

我们必须一路解释两点:（a)为什么在卢梭的理论著作中，生命 

的本质不断地成为双重指称的对象—— 既然它归结为“自然”一 

词 ，却既表明心灵具有个体的、有限的本质，又表明主体生命具 

有普遍的、绝对的本质;（b)以及为什么如此般规定，非但没有把 

事情简单化，反而证明了一种困窘，即这位《爱弥儿》的作者似乎 

只有在濒死之际才能实现自身的消散，但与此同时，这一困窘会 

被推向极端，导致他将生命作为存在的绝对基础，冠之以“人性” 

这个便利但从未明朗的头衔，从而赋予生命以本体论和心理-人 

类学(psychoanthropologique)的模糊本质。

在卢梭的文本中处处可见分界线，它们将内在的领域（内 

部)和超越的领域(外部)分隔开，但分界线的实际内涵却因卢梭 

自身所持的不同观点而各不相同。作为抵偿，不变的事实是，超 

越性总是基于内在性，而外部是由内部生成的(因此要采用谱系 

法）,于是根据生命体验自身的方式，世界的法则才会适用于这 

般或那般领域中的存在。

不过此时还是很难理解为什么内部越是败坏，外部越是复 

杂。毕竟，如果真的存在两种显现的方式,两者也可能完好地共 

存 ，不会因为另一种方式的增长而减弱。一切难点都在于如何 

将现象学中的二元性解释为本体论甚至是实体论 (ontique)的 

二元性，也就是把显现的模式当作一种存在的模式，甚至(我们 

稍后再谈)一种存在类型。因此，内在/外在的划分往往被自然/ 

社会的二分法所掩盖,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

54



首次揭露了这一点。不过这里需要做出澄清:卢梭在《论不平 

等》中论述的历史理论在某些部分显得前后不一,是因为其中一 

些概念从根源上属于心理-人类学范畴。如此导致了“自然状 

态”与“社会状态”之间必然孕育出一种新的创造,也就是说形成 

了一种长期的“第二自然状态”，它实际上浸润在以上两种“状 

态”的现象学的实体(s u b sta n c e)之中。但是，这 f t 状态本身并未 

获得其真正的哲学意义，直到卢梭将它们归人两种类型的人的 

显现条件之中。这两种人按其属性被称为“ n 然人”（或“原始 

人”)和“人类人 ” (homme de l’homme)。同样，《爱弥儿》向我们 

呈现了主体的双重“诞生” (E , 489—490 ),即自我的心理物理学 

(psychophysique)结构的两个不同发展过程。总之，虽然人类学 

视角明显不符合这一学说的追求目标，但人类学的观点却以一 

种沉重而不幸的方式促成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先验生命的 

存在若无法显現1—— 然而这P 生命剧烈挣扎着脱身于形而上学 

的阴影—— 只能采取相反的措施,即通过生命的实体化过程才 

能使其显现。

因为，即使这种生活方法的激进性和独创性使它必须与哲 

学传统(该传统仅賦予思想以存在的显现能力）的打击相抗衡, 

但想要摆脱仍旧被语言紧密依赖的过去，也并非易事。同卢梭 

—样，即使人们格外意识到自己必须站在某种高度来表达自己 

的“真理'但往往对改变现实情况无能为力。卢梭在《论科学和 

文艺》出版后的第二天写道(他不免自负地写道 >:“我相信我发 

现了伟大的东西”(《致博德的第二封信序言》[ PMjke d’wt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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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ide LeMre d ifortte ]，全集卷二，第 103页），这并不意味着，为了 

把这些伟大的东西强加于人，他能够避免在预先架构的概念框 

架内自我搏斗。尽管这些框架有助于卢梭提出质疑，但他未尝 

成功地将它们完全打破。毫无疑问，笛卡尔和洛克对卢梭的影 

响深远 :他们使得卢梭的基本思想陷入了人类学的僵局，而在 

1 8世纪，法兰西思想一般都不鼓励规避这种僵局。

对卢梭思想的阐释总是显得特别微妙，因为它旨在解释为 

什么卢梭觉得有必要设想一种起源—— 自然作为生命的纯粹本 

质—— 这一起源按理说往往被思想弃如敝履，却又在某种程度 

上显得难以捉摸。由于其不确定性，解释者可以从好几个角度 

进行拓展,并且每一个角度都载有不同的命名。当然，多样性总 

是令人迷惑的，除非我们设法使之归复到一种悄然建成的统一 

状态，使卢梭的所有著作成为他口中引以为傲的“丰碑”。不过 

多样性仍是可以还原的，毕竟多样性只是具象的排列。具象化 

绝不是任意的，因为它必然是同时由自然的内在和绝对不可见 

性所塑造的，这种作为生命的自然,事实上从未有一个人、一个 

生命体曾亲眼目睹过。

声称要“研究”“原始自然”的思想将必然面临“原始自然”的 

逃逸，因为这一自然永远不可能屈服于知识的审视，而在“理论 

家”曰益专制的统治下,“原始自然”似乎越来越不容易接近了。 

卢梭决计没有忽视这一点,我们还应该感激他曾如此说:“更残 

酷的是,当人类的一切进步都在不断远离原始状态的时候，我们 

越是积累新的知识，就越是剥夺了自身获取最重要之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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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通过研究人类自身，我们才得以使自己从 

认识人类的状态中抽离出来”® ( D O I, 122—123)。在《论不平 

等》中，复杂的联系将“自然”、“自然状态”、“人类本性”、“自然 

人”、“心灵”等概念相连结，这些联系主要依赖于一种不可能性, 

凭着直觉(或完满、明显的意向）来确定问题的原初本质。这些 

事物被赋予了如此多样的“标签”,正是由于人们采取使事物客 

观化的手段,并禁止用一种再现的思考方式来接触事物。如此, 

“自然”被认为应该预先投身于任何构成性的目的，似乎对应于 

“自然”在具体实现其现象的有效性时，应该从任何“意义的馈 

赠”中逃逸出來，于是除非考虑到本体论意义上的优先性，才能 

解释为什么对“自然”进行“研究”就非得经历对自然本质的具象 

化以及建构出一个自然的“典型”。

实际上，当卢梭以绘制自然人的形象为己任时，他感兴趣的 

正是这种“典型”的基本样貌。乍…看 ，我们不能说这些形象构 

成了卢梭理论独创性的基础，因为卢梭并作第一位企图在自然 

状态中呈现人类形象的思想家。然而卢梭提出的自然人的形 

象，却与同一时期自然法理论家们所阐述的截然不同。一旦我 

们明白了这一形象在卢梭那里象征着绝对的主体生命最初以何 

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旦我们领会了其本质以何种模式在活生生

① 我 们 需 指 出 ，区分“文明人”与原始人”的历史距离，在这里是通过类比 

的方式，象征着一切智性知识所亟需的现象学距离，以便能够再现一个不同于自 

身的、外在于自身的对象= 这种象征化同时也作为一个面具掩盖住这一距离，让

距离本身变得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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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心灵中表现出来;一旦我们推断出,正是由于这种现象学 

的条件，生命不可能毫无遮蔽地显现在可见世界的外部，在这一 

切的观照下，我们就已经成功地把握了卢梭主义的方法及其独 

特性的全部尺度。

没有哪一种人类的实存能够逃脱自然的状态，对此，自然状 

态体现出普适《̂ 的意义。即使是文明人，似乎已经走出了自然 

状态的人，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在历史进程中铭记 

言行举止的“人类人”,即使是这样一个人,也无法脱身于自然状 

态。在《爱弥儿》中，卢梭还谈到“生活在社会状态中的自然人” 

(E ,213)，这句话也许精确描述了我们毎个人的心灵屈服于“去 

自然化”之后所沦落的样子。但在自然状态中，何为自然人呢？ 

从卢梭的冗长描述中,我们将仅保留一个线索:自然人的特征首 

先在于他并不反思自己的“原始状态”（D O I，160)。因此他就忽 

略了自身原始状态的情况。从本质上讲，自然人丧失了关于自 

己的所有知识—— 这种知识即为反思、思想的结晶，并基于对现 

实的客观化。以自然状态为对象的思想—— 这难道不就是卢梭 

在《论不平等》中发展的哲学吗？以及，只有当这一思想在人的 

心灵中觉醒后,它才能走向自然状态。如此，心灵原本陷于不懂 

得如何运用思想的状态，而觉醒本身正伴随着这种状态的消失。 

所以，对于重现自然状态的思想来说，它的知识对象在它自身的 

表象中是“未实现的”，它的实在性已经被取消了,只停留在思想 

本身所给予自身的意义层面上。但是自然状态并没有因为这一 

切而消失，自然状态依旧现实存在。在自然状态的维度中，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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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体的生命，也就是心灵的生命,进入自身并占有自身，所以 

自然状态的维度恰恰就是“自身”。而且实际上，自然状态的现 

实性是不向思想揭示自身的，它只向心灵显露，如生命骤然降临 

自身时所经历的悲怅一般。那么是什么令思想感触到自然状态 

是一种已结束的东西呢？正是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状态在思想 

的凝视面前将立即消失，思想总是，正如米歇尔•亨利敏锐捕捉 

到的那样,“认为自己被遗弃给了虚无，其实思想是失去了从它 

当前表象中逃离的一切”® 。但是逃离表象并不一定意味着跌 

人虚无。按理说从表象中逃离的事物实际上可以幸福地存在， 

这样的事物毫无疑问就是指作为生命的自然。自然一直存在 

着。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依然存在着。它的存在，当然不是在 

思想凝视之前，而是在灵魂的无形包围中，即在其“内心”的深处 

出现，而表现出来的自我。它的存在是通过将自己献给自身，通 

过显现，当然不是在思想的凝视中显现，但肯定是在心灵的无形 

怀抱中—— 在“心”的最深处显现。

因此，卢梭在铺陈他的论述时遇到理论上的阻碍绝非偶然, 

毕竟他不得不求助于“知识之光”来把握这一自然的本质，而偏 

偏自然的特性就在于它的表现形式往往被知识的光亮所遮蔽。 

卢梭反复论说理智之光遮蔽了自然的显现，甚至还断言:“反思 

的状态是一种反自然的状态”（D O I, 138)。由于自然的感发维 

度,由于自然的“内在性”,自然在心中体现出来。卢梭非常清楚

① 米 歇 尔 •亨 利 ，《道成肉身:一种肉身哲学>,前揭，第 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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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通路之间的对立(通过心灵进入自然与通过头脑获取自

然），以至于他在《论不平等》开篇就不假思索地承认:“我希望读 

者不要以为我敢自诩已经发现了我觉得很难发现的东西。”这确 

实困难重重，以致为了得出哪怕是一个粗略的结果，首先要做的 

是费尽心思地把自然的问题“还原”到它的“真实状态”（D O I, 

123)— 遗憾的是，卢梭从来没能够明确指出这种状态遵循的 

是现象学规律还是人类学规律

①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些困难。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第一部 

分中，卢梭一开始就以一种非常含混別扭的方式跨越了两种相分歧的方法，用来 

勾勒他所认为的野蛮人的“景象”:第一种方法利用在“实体的人”和“从(他的)形 

而上和道德方面”所考量的同一个人之间预设一种差异;第二种方法是引导在人 

性和动物性之间树起对立。然而，只需参照文本就能认识到，对这些不同视 

角一 如果我们还能区分这些角度的话一 进行分别描述，都会引向对“自然 

人”的存在的全面和统一的考虑，即人是绝对的主体生命的具现，是先验生命的 

化身，在具象化的过程里，生命体的人性和动物性都参与其中。而且，既然这种 

生命，在其原始的自然性中，在其绝对的主体构成中，在其本质的感发性中，只能 

再现一种原则:它既可以主宰心灵和肉体的实质性的双重区分，且又掌管动物性 

和人性的实质性的双重区分，我们又该如何感到惊讶呢？

作为生命的自然的本质，只有凭借其绝对的、不可逾越的优先性，才能将其 

自身赋予“自然人”。这就首先意味着，自然人的身体(这种绝对主观生命的形 

状)、由“自然状态”所构成的条件下存在的肉体、处于“原始状态”的肉体，远非自 

然人在客观模式下所能认识，反而像自然人的灵魂一样无法被表现。自然人的 

身体是显现其主体性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行动力和驱动力贯通了其感性 

和内在。所谓的自然人，无法使身体与自身保持一定的距离，无论是观察身体还 

是将身体作为工具，都显得完全浸没在他所掌握的力量中，而身体根据具体需要 

才“偶尔”发挥力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然人的本性与其“身体”完全一致。

但这里指的究竟是哪种身体呢？肉质的身体，活生生的身体，当它在生命中 

体验到自己的时候,却没有能力在它的任一有机组成中进行自我再现，这是因为 

身体仅仅依靠内在力量对自己的考验，才得以不休止地于其存在的每一处准确 

地感觉自身。 （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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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们所采用的视角，没有什么能比卢梭笔下迸发出的

(接上K 注）为了把握住这一肉体性，我们宵先要对卢梭4 《论不平等》中所使用 

的语言保持怀疑。毕竟语言所极度依存的逻辑，正足经由身心二元论引人到思 

想中的。接着卢梭写道，“野蛮人的身体是他唯一 r 解的工具”,并补充，野人“将 

身体用于各种用途.”(00[, 135).他想暗示的是，对于自然入来说,身体并不适合 

作为工具使用但对我们逸些只了解客观的、再现的、器官化的身体的“文明”生 

物来说，自然人的身体除了作为自然人所能拥冇的唯一 r .具之外,不能再以其他 

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据卢梭所举的例子，用以证明这一切的是自然A 的手腕， 

这只手腕可以用来折断粗壮树枝,却并木等同于斧头，也就是并不等同于被人控 

制后可以使用的物品、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别于人自身的物体、.经过一番思考之后 

能根据其“功能”来加以认识的对象。这里需要再次回忆起“反思的状态是一种 

反自然的状态"(D O l, 13S0  ,这就意味着,尤其在分析“原始身体”的语境中，自然 

人的自然性是独立于反思视界，并在反思抬头之前发展起来的，而反思的视界由 

于其外在性,最终塑造的总是世界的视界。就其“原始”意义而言,生命在自我赠 

与的即时性中保有着纯粹的内在性。它使自己摆脱了外部的一切事物,却抢先 

为自身保留了内在性。由于生命内在的构成，生命既不清楚目的，也不清楚手 

段,至于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并相互评价的审议(反思)就更少了。结果，当“野蛮 

人”努力折断树枝之时,最先发挥作用的绝不会是他的手腕(作为自己身体中多 

少算是“自主”的一员>。用来折断树枝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体,在“我能”的 

模糊的、不可估量的、分散的本体力量中，有且仅有身体能在没有丝毫“犹豫”的 

情况下发挥力量(犹豫只会由反思行为所导致),但也无任何“技巧”可言(技巧是 

犹豫的反面，同样从反思行为中产生。自然的和活生生的肉体按其原则,即在直 

接表现其肉体的生命力时，会忽略任何本体论的层面，也不再认可列举人体器官 

并识別其功能。在这种独一无二的条件下，肉体可以被描述为“无意识的”、"本 

能的”、"野生的”或"初级的”。卢梭本人就极为精彩地论述了 :正是因为在“原始 

状态”中,肉体不断地变得完整，在肉体的毎一处“活”于自身(001,193)。卢梭 

再次强调，正因为肉体使“一切为了自身”（E ,249),它才显示出自己能够“随时 

为任何事件做好准备”(DOI, 136)。换言之，使活生生的身体一直持续可用的， 

是它自身所拥有的力量(也是归功于其生命本身所拥有的力量)不断进入并占有 

自身、它所体验和经历的自身，准确地说,是它不断地支E 自身的可能性。自由 

使用身体是一种自由使用自身的模式，而这种自在性构成了“我能”的条件。但 

肉体的活力及其不断的再次激活，来源于被卢梭天才地定义为“心灵的第一原 

则”的内在力量，其名为:爱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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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 (Eduction)二字更具挑战性了，因为它奏响了卢梭阐述 

其学说的前奏。事实上,如果不实施这种还原，也就是不首先消 

除一切客观性(而且很明显，卢梭在《论不平等》中提出的关于人 

类起源的论述与历史的、客观的、科学的论述毫无关系）的话， 

“澄清”自然的本质似乎是一项极其无用的任务，以至于卢梭所 

有最本质的分析都将在这个基础纪元内展开。而建立起一个纪 

元并非易事，卢梭本人似乎也承认这一点。他说 :“在人类的现 

实本性中，把先天的和人造的分离开来，以及弄清一种不复存在 

的、也许不曾存在的、也许永远也不会存在的状态，可不是一项 

轻巧的事业”(同上)。然而，我们可以觉察到，对卢梭式“真理” 

的全面领会，将取决于对这一主张的恰当理解:它关乎自然的状 

态 ，即关乎存在的绝对主体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该如何理解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自然状态 

是一种具象，或者用卢梭的话说，是一种“图象” (tableau) (E O ,

149),是生命的彻底内在性 生命的主体和绝对本质持续指

挥和支配着“现实的自然”,却被人为的假象所遮蔽。也就是说， 

为了实现生命的具象化，必须观察理解人的当下状态如何在本 

质上仍然是由“原始自然”决定的，以及为何“艺术可以被伪装、 

折叠甚至扼杀，而自然却丝毫不能改变它”(《爱弥儿》法弗尔手 

稿版，57)。卢梭甚至还明确规定，为了绘制原始人的形象，首先 

要考虑“我今天所见到的”现实的存在，然后再剥离“被如此构成 

的存在可能接收的所有超自然馈赠，以及通过长期的进步才可 

能获得的所有人为能力”（D O I，134—135)。不过，即使卢梭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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湎于伤感的见解(例如，在上一处引文的同一页中，卢梭补充说： 

“自然人已经消失了，永不再归来”）,有了这样的论述，我们怎能 

不认识到“原始自然”在其纯粹的现实中是一种永恒的、经久不 

变的东西呢？如此，或许我们应归纳出一个结论,即卢梭所采用 

的谱系学方法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太过模糊。一方面，自然实际 

上被呈现为持续的在场 :一个隐匿的或被遮蔽的主体（

⑴m )，一切事物都不断地建立在这个主体之上，只要它不受制于 

实存的条件(这“也许根本不存在”），这一基础便不会随时间而 

变化。但另一方面，人们又说自然“已不复存在”,这便是自动将 

自然定位成时间上的起源，它在很久以前就已消失，也可能是在 

涌现后不久就消失了。

无论如何，在 “自然人”能够意识到他自己“之前”，即在他 

(以反思性的知识）知道这种自我赠与先于他对自己的意识之 

前，自然早就把它自身给予了“自然人”。所以“在……之前”是 

指:在显现之前，亦可在显现之后保持存在。自然的赠与被赋予 

了过去，就像“完全自然”的东西被賦予了过去，因为其实更确切 

地说,自然的赠与是根据一种原始的本体论被动性而被赋予了 

被动状态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质问自身），必须强调，这 

一被动性的赋予促使人们将自然状态具象化地解释为不复存 

在。当自然成为思想再现的对象时，自然的赠与会引导思想授 

予过去存在的意义。但是，赠与的被动性,正如它逃避了再现的 

思想一样，也逃避了任何时间性的标记;因此，卢梭被迫在他的 

论述开头补充说，自然的状态或然“将永远不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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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质询“自然状态”的意义，试图从一个引发了他那个时 

代整个哲学和政治争论的问题上找到共识。但甫一开始，他就 

不满足于现成的纲要，而将自己与同时代的学说区分开来，声称 

“自然界的一切法则，如果不是建立在人类内心的自然需求之 

上，那么它不过是一个空想”（E ,523)。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 

“法则”，人们决定将其定性为自然的法则,而且它并不来源于现 

实的本质—— 也就是说，来自绝对的主体生命，其自我揭示的维 

度被卢梭置于心中(不是作为身体的一个器官，而是作为实存情 

感进行自我触及之“部位”)？它会不会是精神幻觉以外的东西? 

再举一个充分有力的例子，霍布斯的哲学人类学就是最佳证明。 

霍布斯所贡献的不可否认的功绩或许在于，他“非常清楚地看出 

所有关于自然法的现代定义中的缺陷”(D O I, 153)，他明白这些 

定义完全只建立在人类的理性基础上，他也洞悉在自然状态中， 

即“在公民社会之外,唯余欲念才是统治者”® 。但是，霍布斯仍 

旧对基础的方法视而不见，因为他“把满足无数欲念的需求，不 

适当地掺人野蛮人对自我保存的关心中，其实这些欲念是社会 

的产物,正因为这些激情的欲望才使法律成为必要”（D 01, 

153)。对于卢梭来说，仅仅将欲望或激情放在开端是不够的:还 

需要明确指出属于“开端”本身的特性。这就是“自然需求”的全 

部功能,而霍布斯的理论却轻慢地忽略了这一点。

① 霍布斯 (T h. Hobbes),《论公民》(Dt* C «Ve)卷一，索比埃尔(S. Sorbi6re) 

译，戈雅-法布尔(S. Goyard-Fabre)编，巴黎:卡尼尔-弗拉马里翁出版社(Gami- 

er-Flammarion)，1982 年，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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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位《利维坦》的作者，必须指出第二点批评:“这位作 

者(霍布斯)在对他所确立的原则进行说理的时候，他本想说，在 

S 然状态中，我们对自我保存的关心会对他人造成最少的损害， 

因此,这种状态是最适用于和平的，也是最适合人类的。”然而， 

这些其实都与霍布斯所说相左。因为他从来不希望看到人类对 

自我保存的关心植根于爱自身，也就是说,植根于一种纯粹的感 

受性的怀抱，在这样的怀抱里，生命(而不是作为自身意识的个 

体人类)不懈地依附于自身、占有自身，享受着这份赠与—— 这 

份无与伦比的礼物,被生命无限制地提供给自身，卢梭称之为 

“自然之善”。换句话说，霍布斯从不希望看到这种关心是内在 

的，也不希望仅凭此就可以表明原始真理之所在。这…所在是 

生命与自身斗争的无形之地,此处的生命对自身充满激情，不断 

地渴望着自身，由于自身的“自然需求”,即自身的“可完善性”， 

而不知疲倦地渴望着。

自然法学家们所遵循的方法，与那些跟在其后亦步亦趋  

的哲学家们的做法大相径庭。按照后者的说法，没有一种欲 

望不是起源于客体的缺失，不是起源于与他人的争执，不是 

起源于社会内部的主张；没有一种欲望不是来自剥夺、侵 占 、 

作恶。这些欲望的消极性组成了它存在的理由。让我们再 

好好思考一下霍布斯。从一开始，霍布斯就设想“所有自主 

运动的首个内部开端”—— 这里是指他所说的“动物性运动” 

的 固 有 努 力 —— 都依赖于表象。按 《利维坦》的说 

法 ，“努力”--词始终基于“朝向何 处 、经由何处、关于何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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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思想”® 。由于缺少或缺失客体，欲望首先要表现某种事 

物 ，用来将其投射到自身之外。因此，致命的是，所谓努力（％ 

的“内部”的运动，这种为欲望赋予存在的运动，已经不能 

再被限定为“内部的”—— 从主体的彻底内在性来看—— 因为它 

完全被托付给了表象的外在性，更确切地说，是被赋予了空想的 

维度。“欲望一词总是意味着客体的缺席”® ，这实际上正是霍 

布斯所宣称的，是所有现代自然法学说共享的基本原则,卢梭恰 

恰极力反对这一原则。

因为这些学说仍存有缺陷。事实上,似乎一切欲望所再现 

的客观对象，其本身就标志着一定的社会价值:因为它们都是人 

们模仿争论的对象，是在众人的嘶吼、在集体的狂怒中被撕裂的 

对象。关于欲望的事实，霍布斯是否只认识到这一支配着社会 

需求的可怕推论将产生主观上的反响？卢梭在《论不平等》中指 

出，这位《利维坦》的作者和所有自然法的理论家一样，都将不可 

避免地遇到失败，因为通过“不停地谈论需求、贪婪、压迫、欲望 

和骄傲”,他们“都把自己从社会里得到的一些观念，搬到自然状 

态中去了;他们论述的是野蛮人,而描绘的却是文明人 "（D O l， 

123)。然而，他补充说，需求本身就具有一种绝对自然的地位,

①  霍布斯(T h. Hobbes),《利维坦:K l i — ),第一部分第六章，F.特里 

戈(F. Tricaud)译，巴黎:西雷出版社(Sirey),丨971年，第 4 6页。对于此处的问 

题，我们将参阅扎卡（Y .-C h. Zarka)《霤布斯的形而上学决议 > ( i a £ fei5io„

df HoWies),巴黎:弗林出版社(Vrin) ,1987 年，第 255■—292 页。

②  霍布斯,C利维坦>,第一部分,第六章，前揭，第 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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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它不应“依赖”除了“自身”以外的任何东西。需求是与 

自身一起诞生的，它甚至是一种感受性(;》(/««)的却又生机勃勃 

的运动,它将自我置于生命的平面上，于是卢梭立刻想到从实存 

的情感中辨认出它。

“自然状态的图景”(D O I, 149)充其量也就是蘸取了主观的 

色彩,像霍布斯这样的作者甚至成功地使作为主体性原则的感 

发性在这一“状态”中产生了共鸣，这不应误导我们：自然法理论 

在“自然主义”偏见的驱使下，将主体性仅仅置于存在的外在性 

中，将其视为一种本质，总是已经参与到确定的主体间关系 

中—— 这是由社会暴力所决定的。然而，隐约贯穿“自然状态” 

概念的整个哲学问题难道不应该在于建构—— 哪怕是借助于 

“假设”的建构—— 这些关系本身的可能性吗？所以卢梭认为针 

对“自然法”教条主义者的批评似乎颇有道理，因为他们一贯以 

“公民社会”或“社会身体”的形式来预设外在性的展现，而他们 

本应从质问自己开始，质问这种关于外在性的外在性，更确切地 

说,质问这种外在性的可能性条件和自身动机。无论如何，正是 

这种预先质疑的展开使卢梭写道:“内部越是败坏，外部越是复 

杂”……不可否认的是，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确实强调了外显  

(ext& iorisation)的动机从属于欲念和不可压缩的感发游戏。但 

是，不同于直接涉及某些欲念或某些特定的感发(无论这些情感 

被称为“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自然状态，从卢梭本想赋予这 

—表达的意义上来讲,为了益于理解，它将原始的和无形的平面 

“具象化”。正如卢梭在《论不平等》中所说的那样(第 1 6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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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平面上，只有共同的本体论基础在起作用，即爱自身作为 

绝对主体生命的内在结构，作为“简单而孤独的”生命。也正因 

为如此,对于最终背弃了当时人类学和政治学的卢梭来说，除了 

“活着”的主体性(因为它表现在人类内心的非物质空间中），不 

可能再有其他东西可以构成和奠定“自然法则”。正印证了, “自 

然的一切法则,如果不是基于人类内心的自然需要，那么它只不 

过是一种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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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心灵的第一■原则:爱自身

从原始(希腊语）意义上讲，根据人所置身的视角，“原则” 

(prindpe)意为“最初始于何者”或“从最末溯源”。正是因为原 

则已经超出了人们所能追根溯源的范围，因此它是作为“最初” 

出现的。然而，原则不仅是事物得以存在的开端，也控制着起源 

于这一开端的一切。“原则”要求其追随者成为“如原则所是”， 

于是原则便作为事物的本质统治着事物的存在。所以想要了解 

某事物的本原，就是要寻找这一事物是“如何种原则所是”。卢 

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开始就使用了这个词组， 

指的是使心灵成为心灵的一切，指的是使生命体可谓“活着”的 

—切。如果说心灵在本质上处于运动之中，如果说心灵即为其 

“生命存在”的运动，那么“心灵的原则”这一表述只能用来命名 

“生命存在”(6tn>en~v ie)的运动从哪里开始，却无法指明这一运 

动本身的发展。而 对 心 灵 来 说 原 则 ”并非运动或成为自身的 

东西(即心灵）；它始终处于运动之外，彳旦它通过自身的行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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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活动性,驱使处于运动之中的东西开始运动。如果说心灵 

因其原理而发生锐变(运动），那么这些原则唯有借助能使自身 

行动的东两，即生命，来推进心灵的运动。因此，这些原则从生 

命中(从生命的“最初”中)汲取了启动心灵的能力。

对于卢梭来说，有两条原则能够从生命中汲取力量,推进心 

灵的运动,终而使心灵成为心灵。这两条原则对生命体来说，是 

其生命存在(Stre~en-v ic)的本源，即爱自身（l ’amour de soi)和怜 

悯心 (la p it i6)。爱自身建立起了心灵主体性的基本:正是由于 

“爱自身”为生命所固有，心灵才能够并且事实上总是能够体验 

自身。怜倘心使得这种主体性(看似以自我为中心)始终保持自 

身存在，并以此保持一种主体间性（intcrsubj ectivit6 )。在卢梭 

对“秩序”的沉思过程中，即便不对其进行主题化(thSmatiser)的 

归纳,他最终也会一点一点地发现，究竟是什么使一个心灵(绝 

对的主体生命)不仅成为心灵,而且成为自身（Soi),究竟是什么 

使心灵成为真正的“个体化原则”（ )。 

这不是別的，正是心灵所享有的“地位”（position),或者说是它 

所遭受的“境况"(situation):不是在外部、在世界中、在自身和他 

人的众目睽睽之下，而只是位于无形的“平面 "(plan)之上，生命 

通过不断修改自身所体验到的情感而展开自身。

涉及“心灵的原则”之问显然为数众多，而这些正是我们将 

在此次分析中尝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爱自身和怜■搁心建立起 

了心灵的存在？这两条原则如何控制它们的内部运动？它们之 

间如何相互连结？按照卢梭的说法，它们本身的关联是以何种



方式构成了“使用欲念时所有人类智慧的总结”（E ,5 0 1 ) ?为什 

么卢梭最终将这两个原则的联合作用等同于“自然的纯粹运动” 

(001,155)?

根据我们的初步分析，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卢梭并不仅仅试 

图证明生命“在自身内部”、“借助自身”,拥有“使自身生长”的力 

量，他还想证明“自然”,也就是他一贯所称的“生命”，由于其本 

原性的自我赠与和内源性的生长,作为个体主体性的展开和自 

我潜能的实现源泉，是心灵接纳全部“触及”（affection)的可能 

性条件，也是自我存在期间可能经历的全部“欲念” (passion)的 

变化起源。然而，这种缘起(或源头)使我们在理论层面上被迫. 

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因为不仅心灵其本质上是被动的，而且心 

灵在任何时候可能体验的感发都脱胎于一种被动性，而这种被 

动性甚至比接纳(或遭受)“外在”感发的心灵所体验到的被动性 

更为基本。

那么问题就来了:“感受性”(接受性 )的本质不就在于这种 

原始的被动性吗？而这种原始的被动性实际上不就是“自然”的 

固有特性，即生命的绝对主体性的特性吗？考虑到生命对自身 

的原始情感，考虑到它的“感受自身”—— 正如卢梭所说，感发性 

(affe c tiv it6)的基本结构与所有意识、印象、感觉、形象、观念都 

必须最终“相关”（rapport6es )。鉴于卢梭所说的这些“内在情 

感 "(sentiment in t6rieur)的先验特征，一 个关于“欲念 "（passion) 

的本体论概念不就向我们揭示出来了吗？这一概念的彻底性会 

使它超越传统的“行动”和“停滞”的二分法吗？



我们已经指出，“自然的纯粹运动”等同于绝对主体生命的 

自我触及(auto~affection)运动，因此这一运动本身就孕育出了 

自己的自身性（ips6h 6 )。事实上这种“纯粹运动”是如此进行 

的:生命(作为生命的自然)抵达自身，并多亏这一运动,生命得 

以在对自身的即时情感中，以及对这一情感不知疲倦的遭遇中 

揭示自身。但这一过程其实也体现了“内在情感”的自主力量, 

它表现为一种真正的原始欲念，在自然的秩序中优先于任何其 

他事物，根据本体论和现象学的观点，也就是说它显现了自身。 

只不过,虽然卢梭在致维尔纳(Vernes)神父的信中已经提及“自 

然 ，即内在的情感”，但他仍然没有向我们告知他是如何理解这 

种内在情感的。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感受性 

(pathos)»正是它构成并修改着生命的绝对主体性。因此，为了 

铺陈这一问题的应有之义，并试图更好地理解为何卢梭“通过沉 

思人类心灵的最初和最简单的活动”这一方式，能够成功地在心 

灵深处发现一个“原则……它先于理性，先于超越性的最初实 

现” (D O I, 125— 126)并构成了心灵，我们现在就应该打开《论人 

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因为，让 -雅克•卢梭的“真正的 

打学”正是建立在心灵的“第一原则”的概念之上，即他所称的 

“爱自身

爱自身:凭借这一本体论的规定，卢梭成就了他的第一个伟 

大发现。在处理爱自身的问题时，卢梭发现，心灵的根本基础是 

那蕴藏于奇异的、连续的、无法遏制的、无限的欲念之中的“停 

滞 ” ( k  pStir)，它与生命并存，与其他一切欲念并存，就此意义而



言 停 滞 ”是原则性的。只有主体的绝对内在性才有可能理解 

这一原则，因为它被认为是主体绝对内在的基本组成部分。为 

了更准确地指明这个“心灵的第一原则”,卢梭调用了斯多葛主 

义中起源的概念，此外，还增添了对奥古斯丁学说历史的强 

调①。但是，与这两种思想传统相反，爱自身在卢梭那里是为了 

指代化身生命(卢梭所称“心灵”）的自我感发，也就是构成生命 

主体性的基本欲念。对于这种永不停歇和难以抑制的欲念，《爱 

弥儿》将提供一个最好的定义。卢梭宣称，“唯一与人一起产生 

而且终生不离的[欲念],是自爱:一种原始的、固有的欲念，优先 

于其他的一切欲念，而从一种意义上说，其他一切欲念只不过是 

它的变体”(E ,491)。有了这一基本规定，心灵的“变体 "（modi

fications) 便是它所体验的情感 ( 或这些情感表现出来的调性 ）， 

因此这一被情状的激发所贯穿的心灵，显现在整体和每一次它 

经历的情感所确定的存在之中，诸如心灵自身连续的停滞、“遭 

受自身的痛苦”、“陷人自身的性能”、“占有自身”或“束缚自身”， 

所有这些存在方式的共同点是防止自我与自身拉开距离，更防 

止把自己当成客观的对象。在这一如此精确的意义上，感发性 

(作为生命的本质)的结构，体现为一种纯粹的内在拥抱:它以最 

彻底的自我感发的直接性将自己与自身捆绑在一起。

这就已然明了 :如果说爱自身可以被定义为“心灵的原则”， 

那就是说它指定了这种绝对主体生命的内部结构，即卢梭所称

①关于历史上论述“爱自身”这一主题的先例,见附录2, 下文第35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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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然”。卢梭说道，自然的在场所揭示的是，自“开端”就存在 

着感受性(pathos)、感发性(affectiv it6),即欲念(passion),而一 

切的欲念(即使是最残酷的绝望或M 残暴的仇恨)都基于生命所 

固有的爱自身，因此必须将欲念理解为自身与自己的纯粹“拥 

抱”(6treinte)。

然而，为了避开陷讲，⑴我们决不能把爱自身与任何一种 

“自恋”(narcissisme)混为一谈，如精神分析中所描述的“原初” 

(prim airc)或“认同”（idcntificatoire)的自恋；（2 )我们在此使用 

的“结构"(structure)…词—— 不久前在学界中被用得最凶——

其合理性必须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我们从第二点开始说起。

爱肉身作为感发性的结构，或者说情感的结构，我们必须从 

两个不冏和互补的角度来看待:创造(naturant)(生命 )与被创造 

(natu rt)(自我)。因此，在爱自身中，既存在着依附于 S 身（从 

而使自身生长)的生命,也存在着依附于生命(从而保存自身）的 

自身。所有的感发都是由第一人称来体验的，因为它能立即在 

感受的内在性中感受到自己,这一“感受自己”的拥抱使生命诞 

生出一个“自身”，自身正是通过感发体验到了自己，而无法逃离 

自己，也无法抽离自身。因此“爱自身”一词，显示为一个绝对不 

可拆分的表达:即使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将其分解，我们也会发现 

“爱”朝向“自身”，而“自身”朝向“爱”。从这个意义上说，爱自身 

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结 构 '

此外，爱自身这一“心灵的原则”组成了作为生命本质的感



发性的结构,即意味着这种普遍欲念存在于每一种特殊欲念的 

基础中，并且是作为一种特殊欲念来阐述和执行自身的 3 在这 

种欲念中，自我找到了攫取自身性(ipS6i t6)(成为自身）的可能。 

由此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一切特殊的欲念实际上即为“爱 

自身”，那么“爱自身”本身，首先就是一种特殊的欲念。这也解 

释了为什么卢梭把任何欲念(或情感)都阐述为“爱自身”这一原 

初欲念的“变体”。（卢梭用了变体[m odm catwn] —词,伹也许 

我们应该更确切地将其称为:模态化「m o d a lis a tio n h我们稍后 

苒议。)如此，每一种欲念(每一种情感)都不过是与这种特殊欲 

念相对应的经验在现象学意义上的实行;它是爱自身在每一次 

的自身现象化中所敞的特殊决定。当然这并不是爱自身的唯一 

特征。因为这种原始的、不断实有的欲念(我们称其为“不断实 

有”，是由于爱自身从来就不表现为潜藏的或然性，相反,它实实 

在在地赋予了自我的一切特殊权力和一切能力），于是我们所称 

的这种自身的欲念并不涌现于外在感发之际，而其法则,支配这 

一欲念的内部法则,便是“内在性”（l’immanence)。

爱自身通过将肉身与内在性融为一体，从而表现出内在性 

的具体本质，正如卢梭所精准描述的话语:“对自己的爱……除 

了激发它的感触之外，再无其他的法则”换言之,爱自身无非就 

是统一各种规定、不断在自己身上进行更改，再从自身的普遍性 

中提炼出特殊化的规律。

卢梭思想正是围绕这一关键点而展开:正是由于自我的可 

能性，由于对自身的基本欲念，其他的一切欲念才得以产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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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其他欲念都是最初的、不可还原的和奠基性质的欲念的变体， 

是爱自身的变体，是调制生命之爱自身的模态，永远不允许“爱 

自身”这一行为脱离自身、离开其感发体验的范围；因此这一模 

态使生命接近于自身，同时又使生命作为一个绝对的“自身”而 

得到滋养。卢梭依据他那个时代的术语学，实则将“绝对的自 

身”归为“自然人”的绝对自身。此外，后者将自己定义为“自然 

人的--切都是为了自己:他是一个数量单位，是一个绝对整体， 

只对自己或自己的同类负责”（E, 249)—— 正如《爱弥儿》中所 

指出的那样。

归根结底，“爱自身”是什么？爱自身是自我所体验的每 

一种欲念,对主体性的每一种决定，尽管它有特殊的内容和特 

定的身份认同,但其深处仍旧是对自我的爱。因此，无论是欲 

念还是情感，它们都是构成性的“自然”。如此也结成一条纽  

带 ，将自我在实存过程中的所有欲望和激情统一起来,并在它 

们的相互依存中维系彼此，而这些欲望和激情使自我在每时  

每刻都成为一个“主体”。爱自身是一种根本的内在性（类似 

荷尔德林所说的“亲密性”[ Inn igke it])。在这种内在性中，主 

体生命中影响心灵感发的一切模态—— 观 念 、表象、意志、印 

象 、感觉、情感、感发性的情调—— 都是内在的自我激发，并在 

这些模态之间形成一个整一，即一个个体的“生命”。于是，所 

有这些“真实经历”（v6CUS)都汇集成同一种现象学性质的激 

流,而这种激流自身又催生了某种独特、奇异、完全无与伦比 

的“个人历史”。



在严格的现象学层面上，我们应该感激米歇尔 * 亨利曾 

对此做出的解释。例如他在《道成肉身》中写道：“每一种印象 

的内在可能性就是它降临于生命，生命向它给予感受自我印 

象的可能性，只有通过生命、在生命中、在生命感受的自我触 

及中，它才能成为活生生的、真实的和在场的东西;通过不断  

更改生命所体验的、事实上是生命自己体验自身的东西，它才 

成为绝对的、独一的和同一的生命。”①我们之后还有机会再回 

归这个文本，但从现在开始我们有责任指出，以及必须牢记， 

对于“爱自身”这一感受性，卢梭把它理解为一切欲念的内在 

欲念、一 种自我触及，这使得“模态化”（modalisation)也成为纯 

粹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欲 念 ，也 就 是 等 同 于 生 命 的 “事 件 ” 

U vhem em s)。卢梭对此问题回答说：“我们的欲念是帮助自 

我保存的主要手段”，这些手段甚至允许生命强化自身，从而 

使生命承担起新的可能性。爱自身依附于生命的自我触及， 

这种不间断的自我触及因其内在感受而赋予生命以自我生长 

的可能，这种依附也是唯一可以防止我们把原始的欲念与单  

纯的“保存自身”混为一谈的东西，不幸的是评论家们常常将  

其混淆® 。

更主要的是，这种破坏性的混淆往往会颠覆现象的形成秩

①  米歇尔 •亨利 ,<；道成肉身:一种肉身哲学》，巴黎：瑟伊出版社,2000 

年，第 92—9 3页。

②  然而,布鲁诺•贝尔纳迪在他的著作《槪念的制造:关于卢梭创造概念的 

研究>(前揭)中表现出的特别蓄偈是值得赞扬的，尤其是第273-274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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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而唯有爱自身的原则才能创造自我“自身性”（ips6i t6)。卢 

梭为证实这一点，曾声明爱自身“热忱地关切着我们的福祉和保 

存我们自身”(D〇I , 126);而读这句话时 ,谁会去注意卢梭小心 

翼翼地避免把保存自身和爱自身区分开来呢？更不用说假使卢 

梭真的区分了两者，那便不会导致上文中单单对爱自身的强调, 

也就不会主张这一原则的独创性了。

若想使我们的存在实现其肉体生存的保存,则其有效条件 

或多或少的确需要根植于爱自爱的普遍原则中。如此 ,试图以 

保存自身来遏制爱自身，便不啻为一种荒谬。当然，正如卢梭所 

说 ,“爱自身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它引导着每一种动物关注 

保存其生存”(〇〇1,219)。但要使动物关注保存“自己”、使其能 

够关注自身，那么这个“动物”的“自身”，即每一个生命存在的 

“自身”,必须当即在自己身上、通过自身来揭示自身。换言之， 

借助生命所固有的“爱自身”,其肉体一定已经在其自身性的即 

时体验中完成了自我触及。

结果就是，我们应当辨别出这其中的细微差别。而正是为 

了使我们注意到这种细微的差別，以及区分自然的自我触及和 

保持肉体生存的必要性，卢梭坚持认为使“先验感发”模态化的 

“内在情感”与动物为保持生存而携带的“关怀”(soin)之间存在 

着差异，这一“关怀”与支配着爱自身的特定强度成正比。于是， 

一旦我们在《论不平等》中读到:“人最初的情感，来自其实存;人 

最初的关怀,是对自己的保存”;或者:“自然状态应是我们在保 

存自身时对他人造成最少的损害”;抑或最终，一旦我们看到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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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进一步补充:“对自 d 的保存几乎是他唯一的关怀……”®(同  

上，164, 153),我们便不禁要思索，对卢梭来说，我们时而对自身 

存在的“关怀”,均源于我们的实存对其自身的触及;因此，这种 

关怀，首先是生命(而不是那个意识到自身的自我)对“其自身” 

的爱的延续和直接结果。不过《爱弥儿》这部著作展现出了一个 

更为成熟的卢梭。他曾在《论不平等》中怯生生维持的细微差 

异 ，让位给了坚决明确的肯定:“因此，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存，我 

们必须要爱自己，这种情感将直接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同时 

也爱保持我们生存的人”(E ,492)。换句话说，对爱自身这一情 

感的内在揭示，必须始终先于自我保存观念的确立及其意向性 

的实现。

如此归纳起来便是现象真正的基础秩序:如果对保存自己 

生存的关怀仍然依赖于反思(每一次反思都是一种占有手段，其 

目的是为了再现自己，即赋予自己有用的东西）,那么，爱自身就 

是“先于一切反思”。它甚至排除了任何自省意向，尽管它仍然 

使这种自反性(r6flex iVi t6：>在主观上保有着可能。此外,在作为 

意识特性的关怀或操心(souci)中，生命发现自己被投射到自己 

面前是为了巩固一个目的②，以致通过这样的方式，生命“原初 

的”赠与模式，即体验自身的直接性和彻底的被动性(过度受动 

性 [ra rChi-passiv it6])，便被隐藏在意识的注视之外。这时，我们

①  同 一 页 还 指 出 ……]在有关保存的关怀方面。”

②  这个目的是矛盾的，因为生命本身就具有这一目的，即将自己投射到自 

我的表现形式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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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令保存自身的肉体优先于生命所固有的爱自身，而不是简 

单地混淆两者。无论如何，自我保存作为一种关怀，它从来都不 

是一种“原始”的体验，相反，它是建立在“纯粹的自然运动”的表 

现之上的。所以当现象的基础秩序被颠倒，我们就失去了一切 

手段,再也不能把自我保存理解为心灵的原则。

但是，为什么我们命名心灵的第一原则之时，必须召唤“爱” 

的概念呢？如果“爱”这个词是恰当的，确切地说,它是以一种对 

自身的依恋来返回自身的，一种比任何被动性更被动、比任何活 

动性更具活力的依恋，一种绝对的、持久不衰的纽带，一 种无坚 

不摧的偏爱，一种内在的、不知疲倦的拥抱，正是生命在其原始 

的自我触及中，在其即时的“感触自身”中，不断地以自己运动着 

的现实来执行的一种依恋。而如果说存在着爱自身，则是因为 

在自我触及所决定的感发性中，在陶醉或痛苦的“内在情感”中， 

那占有自己的、绝无任何可能永远失去自己的事物，就是“自身” 

(Soi)。正是在这种比任何拥有都要强烈的占有中—— 在这种 

“知识”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活生生的“自身”将显现 

出来。是的，正是在自我触及的体验中，在临界点迸发的本性才 

是真正内在的“自然”。同理，除了基于最根本的爱自身之外，不 

可能再产生其他的个体。

生命是通过爱自身来体验自己的。生命，不同于自我。如 

果不是自我而是生命经历着爱自身，那么是否有可能证明生命 

的实存呢？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通过对自我及其情感生命的 

分析来完成这一证明。因此，如果《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

8〇



“第二次散步”中所突出的段落并不是为了强凑论据，那么对爱 

自身的断言在卢梭那里就仍然是一种纯粹的思想假设、一种思 

辨理性。从“孤独漫步者”自身的分析方式中可以看出，《遐想》 

的叙述具有象征意义。为了论证“爱自身”作为感发结构的合理 

性,几乎没有什么能比“具体的”和“活生生的”例子来做支撑更 

令人信服的了，这点难道还需强调吗？的确，如果这一基础从原 

则上就回避抽象的反思，那么“理论”就不可能缜密地接近此基 

础的真理。现在，为了形成基础的秩序并对其加以认同,此基础 

的真理便只能居于主体内在经验的层面上。在此处，作为生命 

的“自然”将生成为自我揭示，卢梭在《遐想》的末尾将其更合乎 

逻辑地称为“从自我到生命的诞生”。

自《遐想》初始，卢梭就觉得有义务将这一体验(从自我到生 

命的诞生)与一个具体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而在这一形象背后， 

一种特殊的现象学分析正在悄然浮现，这并没有逃过评论家们 

的眼睛，他们经常指出《遐想》这部杰作所展现出的“多因决定” 

(surd6tcrm in6)的特征。但不得不说，这些评论家们在今天同样 

也经常为厘清哲学问题而苦苦挣扎。实际上，该事件还在等待 

一个恰如其分的解释。所以我们便要给出答案。

为了说明原始的生命—— 绝对的主体生命在其原始显现  

中—— 以如此绝对的、即时的、无条件的方式保持自身，以至于 

没有必要把对自身恒定不变的、无法摆脱的“依附”建立在意识 

的意向性和反射“关怀”的自我保存中；为了展示生命如何揭示 

它基本的、不限时效的“权利”;为了让这一纽带显现出来，使生



命在自身情感的内在性中既与自己紧密连接，又不得不延留于 

自身;为了表现这种竭尽自然的“纯粹运动”的内在情感,卢梭决 

定唤起一个奇特的意外事件,它突然降临于 1776年 1 0月 2 4 日 

星期四，夕阳西下,当卢梭漫步于梅尼孟丹山冈之时。

这是个怎样的意外事件呢？这位漫步者回忆说，他被一条 

凶猛的狗从冥想中拉回现实，尚有余力亲眼目睹这条大狗向自 

己猛然扑来，然后他才被撞倒在地，失去神智(卢梭在文中所用 

“神智”二字显然是极其重要的 )®。“上颌承受着全身的重量， 

6盖在十分崎岖不平的路面上，而那里正是下坡，脑袋比双脚跌落 

的位置还低，跌得也就更重了。”(R , 1005)

对于跌倒实情的描述，是目击者事后告知卢梭的。那么此 

刻卢梭的主观体验和内在体验又是怎样的呢？卢梭专心致 

志 、细致人微地收集记录这些线索，而主导其记录的先决问题  

如下：自我如何重回自身？自我又如何（重新）获取自我？换 

句话说 ,如果生命的现象性确实符合“内在情感”的秩序，如果 

生命的结构确实为自身向自己敞开了无坚不摧的怀抱，简言 

之 ，如果生命的自我赠与是以爱自身的模式进行的，这种“爱” 

坚持不懈地将自我与其自身紧密连接在一起，那么，生命是如 

何将自己赠与感发性的核心、生命的主体性又是如何出现在 

自己面前的呢？

①卢梭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漫步之二中回忆被一条巨型丹麦犬撞 

晕，直到天黑才恢复“神智”（connaissancc〉。Connaissance除了表不“知觉、意 

识”，更有“认识、理解力、知识”之意。—— 译注



卢梭继续说道:“天越来越黑了。我看到了天空、几颗星星 

以及一小片花草。初次的感觉来临的一刹那真是美妙。我只是 

通过这一感觉才感到自己的存在。我就是在这一刹那间复活过 

来的,我仿佛觉得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我那微弱生命的 

存在。在那一瞬间我全神贯注，别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对自己 

的健康状况也没有什么清楚的意识，对刚发生的事也毫无概念； 

我不知道我是谁，又是在什么地方;我既感觉不到痛苦,也没有 

什么害怕和不安。我看着我的血流出来，就跟我看小溪流水一 

样，丝毫也没想到这血是从我身上流出来的。在我心底有着一 

种奇妙的宁静的感觉，现在每当我回顾此事时，在我所体会过的 

一切乐趣中我找不出任{可可与之相比的东西”（同上)。

这里需要指出三点。

1.表面上对自身的剥夺不是解除对自身的占用:这一剥夺 

并不意味着主观性的废除，而是“意识 ” （conscience )或“认识” 

(connaissance)的丧失。意外事件使自我失去了所有的自身意 

识,而只有这种自身意识才能够提供“[其]独特的个体概念”，从 

而使自我知晓自己是谁，自己身处何地。剥夺自身标志着意识 

的意向性和正题性（thM que)变得无效，因此具有终止异化 

(d6sali6nat i〇n)的价值。终止异化对自我来说，是真正重新占有 

自己的权力和个人能力的条件。事实上，剥夺自身的占有物，仍 

是对其自身权力的侵占。正如一个人即便能摆脱得了他的所思 

(咖 娜 ）,却也摆脱不了他的“我思 "（咖 )……我们还记得, 

卢梭早就指出“内部越是畋坏，外部越是复杂”(A-D SA，73)。所



以我们才可能会对上文中《遐想》的段落产生如下感触:外在的 

构成越简洁,内在的腐朽就越轻微。因为最后，在我们所评论的 

这一例子中，梅尼孟丹事故后发生的剥夺自身似乎是建立在一 

种更深层次的、不间断的占有之上的，这 恰 恰 使 意 识 （con- 

scicncc)得以恢复。正是在这种对自身“极度占有” (archi-appro~ 

priation)的基础上，卢梭才“恢复了神智”。极度的占有与一种 

自身的原始揭示相混合，这种极度占有被卢梭明确地描述为“感 

受自己”(“我仍旧只借此来感受自己”)—— “感受”并不质疑那 

导致极度占有的盲目性条件，即:漫步者在回归自身之时，仍然 

不具有“与他的个体丝毫不同的概念”，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或 

“在哪里”，正如他通常也不知道任何可能“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一样® 。

坦白讲，在自身情感和生命的自我馈赠的专属层面上，已经 

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容纳“认识”及其意向性的、对象化的结构。 

任何外部的元素都不会再以这些方式出现。所有感受都被其自 

身的可能性条件所覆盖，即自身的感发性,所谓“感受自己”。 

(而这种感受在文中确实被表述为“感受自己”。）当然，卢梭坚持 

认为，他“用自己那轻如鸿毛的实存充实了”他“观察到的一切对 

象”,但是确切地说，如果这种实存是“轻如鸿毛”的，是因为在那 

一刻,他的整个“我”只作为一种纯粹的“遭 遇 我 ”的实存被一 

切有效的内容、感觉或情感所淡化,无法超过一切可能的感觉或

① 在 这 里 ，占有自身并不是“拥有"(possession)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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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原始形式,而“肚界”自身只作为一个关乎内在性的术语， 

用来表达自我肉体性的延伸……卢梭在文中提到了天空、星星 

和小草，要不是它们被列举在文中,我们还难以相信卢梭竟然或 

多或少客观地再现了这些事物的“鲜明的概念”：因为这些再现 

其实只关乎他的感发经验领域中非客观的“界限”，以及他的主 

体肉身对自身权力的“延伸”，亦 即 迈 纳 •德 •比 朗 （Maine de 

B m n )将在不久后—— 众所周知，卢梭对其影响深远—— 以“抵 

抗的连续性” ( continu r& istant)为之命名的主题〜。

2.让我们牢记，汇聚这一切问题的焦点，并不是卢梭在其 

作品中所采取的一切立场的基础，而是立足于这样一个主题:自 

然是一种本质上的、无条件的善。作为卢梭和他那个时代的“哲 

学家”们之间的主要争论点，正如我们所说，“自然的善”这一论 

题往往极富误导性。如今，此类误解仍然存在，而且很可能会长 

期存在，毕竞爱自身的结构还没有得到应存的澄清:从绝对的主 

体生命现象学的角度來说。在卢梭所说的“自然”与“活着”的可 

悲本质相吻合之前，以及在“自然”的内部结构还原为“自我触 

及”之前，这些误解仍将横行无总。要想理解上文中《遐想》所叙 

述的这一情节的含义，就必须如此:即使摔倒导致了痛苦，但它

① 关 于 迈 纳 • 德 • 比 朗 (Maine dc Biran)所重拾的莱布尼茨“抵抗的连续 

性”（ )这一基本概念，见于其《心理学基础漫谈》（£ ssai_5 /«

/ortdewenfc A  /a psyr/w/ogfe)，草拟于 1811年。此文中引用的注释可以参阅布鲁 

斯 .贝谷 (Bruce B6gout〉《迈 纳 •德 •比 朗 ，一种内在生命 》 (Maine de jB/rdrt，̂  

We ,巴黎：帕约出版社 （ Petite Biblioth^que Payot)，1995 年，第 179—

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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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仍受生命的依恋自身所限制，因此这份痛苦理应转化 

为一 通过生命的爱自身来实现一 美妙、平静和善良。这种 

奇怪的二分法背后暗含着经验论与先验论之间的差异。叙事的 

悖论受哲学意义的支配，叙事的荒诞性质必须足够引起读者的 

注意,使他们注意到梅尼孟丹这一意外事件的叙事所要实现的

功能。这是一种---怎么说呢，难道说形象地（figuralement)、

象征性地(symboliqucment)? ----对真实体验的处理，甚至是

对典型现实事件的处理。但是这种蜿实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 

的。它 与 情 感 触 及 （affection )的 秩 序 无 关 ，而是与感发性  

(afTectivit6：>的秩序有关。更确切地说，它所要强调的是，将一 

切经验的情感触及与其先验的感发性编织在一起的关系。根据 

这一关系，在显现自身的过程中，没有哪一种情感触及不是自己 

先感受自己的。然而，若是只立足于可感知的经验层面，又怎么 

能将先验性的层面显现出来呢？如果说卢梭所描述事件的时间 

性显得如此“不切实际”、如此夸张，相关的细节也如此过于夸 

大，难道这不正是为了向读者表明这一问题的背景吗？实际上， 

在此事件中发生的一切，仿佛“心灵”体验到的享乐突然发现自 

己陷入了自身的勃勃生机中，沉浸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 

“源泉”中，通过其感发性，生命有机体的痛苦被掩盖(我们记得 

卢梭曾暗指鲜血流出）。如果从“为生命而生”的经验中排除一 

切在“外部”的敏感的情感触及还不算重要的话，还有什么算是 

重要的呢？诚然，如果不是现象学的策略和方法,尤其如果不利 

用“悬置”这一概念,我们几乎永远不可能以象征的模式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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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原始体验的来龙去脉。并且,即使我们参考《萨瓦牧师的信 

仰自白》$ 也是枉然，在此文中,卢梭力图证明，情感触及在一般 

情况下从实存情感的感发性中—— 并借此建立其具体的实现性 

(effectuation)—— 获取其可能性条件，除此之外，我们将不会再 

有別的进展® ……尽管如此，在情感触及和感发性之间,在从属 

于“心灵”的“肉体”和“感受自己”所携带的痛苦或愉悦之间，在 

身体的感受和使我们如此感受的内在情感之间,确实存在着本 

质的区别。而正是为了强调情感触及和感发之间的这种基本关 

系，准确地说在《遐想》的论述中，为感触和存在的欲望所特有的 

愉悦“掩盖”直至“遮蔽”了梅尼孟丹意外事件所造成的肉体 

痛苦③。

3.最后,在这种矛盾的叙事中，卢梭对经验的时间性提出 

了质疑:我们是否在此经验中遇到了时间的“连续法则”？卢 

梭认为,这里提及的经验发生在当下，但这种当下是一种活生 

生的现在，其本身的感发内容（即被称为“活生生”的内容）由 

“令人愉快的平静”这一表述来表示。不过，这种平静—— 这 

可不是巧合—— 本身就与孤独的漫步者在圣皮埃尔岛逗留期

①  “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收录在{爱弥儿》第四卷，参考:卢梭，《卢梭全 

集>,VII,北京:商务印书馆,21)16年。一 译注

②  关于这一主题，见下文附录3,第 3M 页。

③  卢梭的爱自身概念与斯宾诺莎在《伦理学》 中提出的同名概 

念之间存在重要差异。我已经在别的著作中分析过这一问题，所以在这里重复 

—遍也没有什么用处。然而,我想提及自己在研究卢梭语言哲学时就这一问题 

发表的意见,主题为“发言"(Proidrc U parolch载于拙著《创造》，拉韦桑:海墨出 

版社,2005年，第 365—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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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所感受到的安宁状态是一致的，卢梭在《遐想》的“第五次漫 

步”中向我们解释说，他的心灵在当时所享受的平衡与深沉的 

宁静状态便是如此。实际上，此刻的时间对这一宁静来说不 

再是“什么都不是”，“现在将永远‘持 续 ’下去，却没有标明它 

会持续多久，没有显露任何连续的痕迹，没有任何的剥夺或享 

受 、愉悦或痛苦、欲望或恐惧的情感，而只有我们的实存，只有 

实存的情感‘将 会 ’完全充实这一当下”（R , 1046)。当意外事 

件发生时也是这样，卢梭写道:“我既感觉不到痛苦，也没有什 

么害怕和不安”,没有任何一种感觉能够把我投掷到未来或过  

去之中不真实的地方。因此，在这里，无论是自我投射中固有 

的未来，还是回溯投射中的记忆，都没有发挥作用。至于被唤 

起的“当下”，它似乎也不能用时间持续（连续瞬间）的长短来 

衡量，它不具有“现在”的在场 ,而是被它所经历的感觉所填 

充。此时的在场，就是“令人愉快的平静”。由于在场享受着 

“周围”一切事物激发情感的经验范围不断扩大（虽然周围的 

事物没有可指定的界限），但经验的主体，即被剥夺了自我意 

识的“我”却无从辨认这一扩张；事实上，正如卢梭所说，主体 

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一无所知”。然而在这个活生生的、 

绝对的当下,尽管他发现自己无法再现自己被赋予生命的“真 

实”的缘由，却唯独有一个真实的事实展现在他面前。对他来 

说 ，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难以形容的生命之力，那是一种内 

在的、强大的、永不停息的怀抱，不知疲倦地拥抱着他自身和 

肉体，赋予他“唯一而同一”的“自身”的统一性。当然，那是一



个逃离所有身份的“自身”。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不产生反射的 

自身。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经验的主体（遭遇了意外事件的 

“我”，被剥夺了自身意识）如果不是由于缺乏反射性，也应该 

归因于他的跌倒所带来的剥夺自身的影响。其结果是“丧失 

意识”，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正是因为他被这种丧失意识的 

“美妙瞬间”所承载，并且是“完全在当下”的，也正是因为他感 

觉到了这种平和的调性—— 也就是无所挂虑的，这种调性为  

经验的当下提供了感发内容。所以卢梭可以说，他的经验主 

体是“为生命而生 ” (na it i  la v ie)的。卢梭说，“我是为生命而 

生的”，指出了经验的结果和形成经验叙述的原因。这些精心 

觀选的词语切中了要点。它们说，生命特有的爱自身是人们  

所应该意识到自身的绝对自然基础。它们说，生命所特有的 

自爱，在人们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自身之前，就已经与那个绝对 

的自然基础有了交集。它们还说，从自我到生命的诞生不是 

“抵达世界”，而是“抵达自身”® 。最后，它们说，爱自身和为生 

命而生是息息相关的。

如何为生命而生:这已成为卢梭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对 

卢梭来说，这就是他的伦理学的首要对象，也是他的隐性现象 

学的首要对象，《遐想》开头的片段就象征性地说明了这一点。 

为生命而生，因为生命恰恰就是自然（fwftira ),是朝向生命自

①大家应该已经明白，在我们所谈及的《遐想》叙事中,这种“抵达自身”是 

以“回归自身”的形式被象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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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永恒诞生，是不断的觉醒、成长和留存；为生命而生，因为 

这种先验的、无形的、感发的诞生，同时又是触动人心的、不可 

捉摸的诞生，是生命提供给自己的一个活生生的当下（一种 

“永恒的当下”），把 当 下 带 向 在 场 ，把 当 下 赠 与 存 在 。当 

下—— 生命的当下，因其自我赠与而产生的生命的当下一 在 

这样的当下中，生命不是突如其来地降临自身,在世界的现象 

学的外部性中，生命会发现自己会被某些“事件”（6v6nement ) 

的偶然性所左右，永不停止地抵达自身，而永远无法失去自身 

或等待自身。

若说生命是被给予的，就等于说生命是被体验的。但是， 

若说它是被体验的，就等于说它允许自己每一次都被这个存 

在—— 这个“肉体”或“心灵”所体验，但也许我们应该说:在这 

个“肉体”中，生命化为肉身又获得生机。卢梭将用他自己的 

方式说道，“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是活得岁数最大的人， 

而是对生命最有感受的人”（E ,253)然而，当生命被体验的时  

候,它是在当下被体验的，而这一体验自身的当下，不应该被 

理解为一个注定要消失的“现在”，相反，它永恒地包含在自身 

之内。这种当下是一份毫无保留的馈赠，是一份不知疲倦地 

感动“生命存在”的恩惠，并使其本质保持客观性（自然性），以 

至于如果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将绝对主体生命的本质限制在一 

个本体论的定义中，且不顾其中紧迫发生着的矛盾，那么我们 

将要说的是，曾有诗人表述过自然就是生命，他明言我们这些 

活生生的存在被賦予了“感受生命”的能力，“我们会不断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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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于源头之上”®;此外，卢梭又在《对话录》中以自d 的方式指 

出，人作为自然的本怠，永远不会“只存在于源头之上”（D ， 

672)… …

①保罗 •克洛_仿尔 (Paul Claudel),《诗艺 》 （ Art &录于 ..《诗歌作

品》(CEMi/re P W 彳we ),主编雅克♦ 佩蒂(Jaques Petit)，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 

文丛”，1967年，第 164页。我们引用克洛岱尔的句子，首先要强谪的是“安放” 

(poser)这个动词:我们会在卢梭的笔下(在《遐想》的开头)发现这句话提炼出了 

卢梭学说的基本概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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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灵的第二原则:怜悯心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并不局限于将“爱 

自身”的本体论规定突显为构成主体本质的原则和普遍存在的 

基础。正如卢梭写道，在“思考人类心灵最初的和最简单的活 

动”(D O〖,125)的同时，他还致力于提炼出一个“第二原则”，这 

一原则蕴含于主体性的天然本性中，与第一原则(爱自身)一样， 

无论是它诞生之时还是行使理性之时都是“先于理性”的(同上， 

126)。在卢梭看来，第二原则是爱自身的“衍生”或“发散”,他称 

之为“怜悯心”(p it i6)或“同情心”(compassion)。正是用此类情 

感的特殊饱满性作为基础，卢梭才能竭力创建其全部的伦理 

学说。

然而，卢梭以怜悯之心回归的阐释，却引出了错综复杂的学 

说问题。在我看来，只有用一种现象学的方法，也就是向自我显 

现自身的方式，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卢梭主义在思考 

怜悯心这一现象时所提出的首要问题便与它作为心灵第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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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体论地位有关。为什么卢梭觉得有必要把这一情感置于如 

此突出的地位呢？事实上，卢梭先是用了实存的情感来定义心 

灵的绝对主体性，而这一情感本身又是被爱自身所定义的，爱自 

身与自爱(l’amour-propre)完全不同，因为爱自身的特点是生命 

的自我触及、自身的享受以及存在的幸福(《遐想》对此表述得再 

清楚不过了）。

这一困境其实就是:从爱自身、从这种纯粹的依恋到自身之 

间毫无偏离，毫无退缩，毫无距离,似乎自我的存在是如此强烈 

地依赖于这种触及，直至被它升格为最无与伦比的个体性。在 

这种触及的欲念里，自我的存在从根本上被孤立在自身之中®, 

而自我只得与自身打交道。现在，如果爱自身不是同时地从如 

其所是之中、从它允许我们体验到的东西之中生发以及引发对 

他者的原始经验，那么，我们岂非有理由认为，对于始终具备自 

身情感的自我来说,他者的实存的真正显现形式仍将是一种纯 

粹的“神秘”—— 这将使卢梭的学说自然而然地还原为一种主体 

的唯我论(solipsiste)理论，并趁机消解道德的真实的（或自然 

的)基础吗？此外，若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关于他人的这种 

原始经验，卢梭又怎么会在《爱弥儿》的中心篇章里坚定地确立 

人的主体性地位，又怎么会写道:“自然人完全是为他自己而生 

活的;他是数的单位，是绝对的统一体，只同他自己和他的同类

① 当 然 ，我们必须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孤立”（isolement),于是它顺 

理成章地应以“孤独"(solitude)为名，这一命名在卢梭最后一部作品的标题(《一 

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是非常有分量的。我们之后再议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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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关系”(E ,249)?

或许，卢梭提出的关于怜悯心的论题中隐含的关键是将我 

们引人了以下的问题:《论不平等》中首次提出“怜悯心”概念，是 

如何以哲学的、先验的方式建立起我们与他人发生关系的可能 

性的？对卢梭而言，生命中是否存在着一种我与他者（l’A utre) 

的关系，以致后者的存在无论成为什么样子，于“他的同类”看来 

都是“自然的本意”（R ，1002)?如果我们也认同《论不平等》中 

所说的“反思的状态是一种反自然的状态”(D O I，138),那么，我 

们怎么才能把我们自己表现为一个即时的、自然的共同体呢? 

卢梭是否已经成功地阐明了“共在 "（M ksein),即“与…共同存 

在” (l’Stre~avec)或“主体间性”（l’intersubjectivit6)这些概念？它 

们是否可以像“同情”(M itle id) —样催生出一种基本伦理学？

既然所有原始经验的本质都是以“内在情感”意义上的自然 

为基础,那么我们就应该假定，他人的经验—— 作为对他人的活 

生生的自我的直接揭示—— 也是从内在情感的基本感发性中汲 

取其存在的。现在，如果仅仅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是不是也应该 

从自身情感所激发的基本“感受”出发，来理解我们最初进入与 

他人“交流”的方式，以及我们与他人连接的即时手段？如此一 

来,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是伦理行为，还有任何 

一种主体间的关系，都根植于绝对的“非关系” (m r a p p o n ),即 

“爱自身”？其实如此一来,我们将不会再惊讶于当卢梭努力建 

立他者本质性的“原始”显现形式时，是基于构成绝对主体的感 

发性，并坚持认为这种显现形式与“自身”—— 这一“完全为自己

94



而生”的“绝对整体”—— 的内在教化是相辅相成的^■总之，正是 

为了理解这一基础，卢梭的杰作论述着“怜悯心”，向我们发出了

邀请C

在卢梭文集中,有兰份文本争相表达了关于他人的原始经 

验和感发经验的基本理论。它们都试图打破看似由“爱自身”所 

引发的唯我论,而“爱自身”正是支配活生生的个体主体性的第 

—原 则 ^但 是 ，并非所冇文本都能轻松达成这一企图 ® 。论及 

“怜倘心”的文木为：U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全集 

I I I,第 155—156页）；（b)《论 语 的 起 源 》（全 集 V ,第 395—396 

页）；（c)《爱弥儿》(全集 IV ，第 505— 5 0 9页)。

我们在《论不平等》中窥见的怜悯心是“人类最普遍、最有益 

的一种美德，尤其是因为怜悯心在人类能运用任何思考以前就 

存在着，乂是那样自然，即使禽兽有时也会显露一些迹象” 

(D O I，154)。

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四重优势的定义。首先它表明，怜悯心 

虽作为‘‘心灵的第二原则”，却并不为一切的生命存在所拥有， 

尤其不为一切人类所有。诚然，如果把怜悯心理解为共感 (CO 

sentir)的能力，并与生命体的感受能力相联系,那么在某些动 

物身上能看到它的作用也很正常，虽然动物是否存在怜悯心 

(我们基本上是通过人与动物的类比来认识这一存在)这一问

①由于这里无法集中讨论所有这些文本，我们将首先强调卢梭在《论不平 

等沖所坚持的观点,正是关乎怜俩心的问题，即“心炅的第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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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仍有待商榷若说心灵的第二原则特别适用于人类的心  

灵 ，不仅是因为人类心灵具有想象力和理解力（我们将发现这 

两种精神能力在行使怜悯心的过程屮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 

还因为只有人类心灵才能够浸润美德（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 

看到的那样，人类能够通过自身手段增强心灵的力量和活 

力）。然而，我们可以从卢梭给出的定义中推断出第二点，即 

怜悯心明确地提到了其原则上具有两个特征，即普遍性（任何 

人类心灵都不能缺失怜悯心，尽管有些心炅由于某些原因可 

能会将自身“封闭”在其中)和自然性(在这方面，我们要重申， 

怜悯心应当被理解为生命所固有的爱自身的一种发散）。第 

三，卢梭的定义首次指出，心灵的第二原则是以美德的形式完 

成的，更确切地说，是以“唯一的自然美德”（同上)一 即以一 

种绝对非反思性的、严格内在性的和专有的感发性的方式完 

成的。最终，这个定义表明，卢梭所理解的美德是 -种与“实 

践理性”的创造和介人无关的行为，在他看来，“实践理性”的 

目的在于通过反对“人类本性”而即刻与之背道而驰。这一普 

遍美德具有自然的本性体现为怜悯心,它参与了主体性的内  

在建构，成为其本质的一种模式：一言以蔽之，它关乎其自身 

的“强烈”（f〇r t)存在与心灵的卓绝力量，这种力量本身便被理 

解为生命个体自身力量的存在®。

① 卢 梭 早 在 〗749年就说过:“美德，是心灵的力量和活力”<D S A,8)。我 

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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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 4 概念尚未定论，毕竟它明显迥异于卢梭在《语 

言的起源》和《爱弥儿》中所捍卫的观点，因为卢梭曾写道:“从 

不反思的人不可能是……值得怜悯的” (E O L，395)—— 根据后 

来人们对“值得怜悯的” (pitoyable) —词的理解，它在这里的意 

思应为：“能够怜悯的”(而不是：“怜悯心”的对象）9 这种把怜 

悯心与反思、道德与理性一一联系起来的表述,除了使我们更 

加坚定地认为心灵的第二原则比其他任何一种类型的心灵都 

更关切人类心灵之外，还使我们认为，与《论不平等》相反，《论 

语言的起源》和《爱弥儿》支持了“一种更加理智主义的怜悯  

观”①。

无论如何，为了深入了解这一现象的奥秘，并就卢梭主义伦 

理观的特殊性而言，我们有必要找到一种适当的进入方式。现 

在 ，似乎唯有先验感发性的理论才有可能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基 

于怜悯心的东西无非是对存在所共享的痛苦的原始启示:共享 

的痛苦—— 或者说共同患难—— 并不顺着“比较”而随心所欲地 

显现出来，它要先出现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反思关系之中，因为 

它的显现方式从原则上忽略了思想作为意义的馈赠这一意向性 

和对象化的过程。其实这种现象(“心灵的原则”似乎也是一种 

“自然的美德”)的起源即是如此，以至于对他者的同情关系总是 

在自我意识到任何将面对自己的相异性之前，也就是说，在自我

①维多克•戈尔德施密特 (Victor Goldschmidt),《人类学与政治:卢梭体 

系的原理》 （ ■ AnfhropoWe e f 丨!'師化. Les pnVt'pes tiw sysGwe 办 心 )，巴黎：弗 

林出版社，1983年，第 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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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对另一个自我的“感知"(perception)之前。这意味着(正如 

我们将试图表明的那样），怜悯心正是在“他者”身上揭示出了与 

我自己相同的东西，或者说 ,在“他者”身上揭示出了相同的基 

底—— 揭示出这种作为生命的“自然”的本质相似性的基础。

所以我们自问:卢梭首先是如何看待怜悯心的本质的？他 

在《论不平等》中清醒地说 (怜阀心 M吏我们在看到任何有感觉 

的生物、主要是我们的同类遭受灭亡或痛苦的时候，会感到一种 

天然的憎恶”® ( D O I,126)。不过，我们的同类又是谁？答曰： 

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也就是活生生的个体，他们在生命中体验 

自身，因为他们首先从未想过将生命“摆”在生命的内在和印象 

的平面上。但这恰恰是最主要的难点，因为一颗懂得享受自身 

的心灵，一颗本质上由其爱自身的“纯粹的快感”（E ,491)所规 

定的心灵，怎么可能去遭受他人的痛苦呢？

卢梭正是为了回答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才构建了 

一整套理论。其中心论点如下：一方面，如果痛苦不属于我 

们本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享受自身的内在情感一样； 

如果痛苦建立在活生生的自我的“自身性”的自身体验之外； 

如果另一方面，这种痛苦在涌现和被自我体验时，不能被当 

作不存在的事物来否定；如果它类似于幸福感的方式，从现 

象学意义上的有效性来讲是无可辩驳的，那么赋予它一个地

① 在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全集卷三 )第 154页,卢梭认为怜悯 

心是一种看到自己的同类受苦时天生就有的一种反感—— 在这里我们看到，自 

然性和天生性对卢梭来说是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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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也是应当的。那会是怎样一种地位呢？卢梭立刻从唯一 

—种相同的意义角度出发做出了决定：愉悦，作为自身的享 

乐，是生命的自然的本质特征，是自我意识到了自身却无法 

把握的那个基调 ,而痛苦则仿佛是在自然的最初统治中就被 

驱逐出境。痛苦不具备“永远”留存下去的能力，它的调性无 

法在绝对主体生命的基底中引起回响。我碰巧体验的痛苦， 

仅仅是世界中的偶然性问题；它参与外在现实的沧桑变迁； 

在它本身的消逝中，它只是“境况”所造成的结果。在这个意 

义上讲，如果我遭受痛苦，如果我碰巧遭受了痛苦，那么我的 

痛苦从来只是他者痛苦的结果：实际上，这要么是由于别人 

遭受的痛苦(于是我的痛苦成为怜悯心），抑或是别人造成的 

痛苦（于是我的痛苦是暴力行为的事实结果）。这意味着，在 

卢梭看来 ,人只有在世界(按卢梭的说法是社会状态的）内部 

才懂得痛苦的感觉，而且这是一种位于自身之外的存在，甚 

至他碰巧所体验的痛苦只同他人一起出现，只在与他人的接 

触中才会出现。

但“他人”是谁呢？“他人”不就是我的同类吗？而在这  

些条件下，我们是否应该反问自己，痛苦被卢梭呈现为只属 

于相异性所管辖的存在者，这对主体性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什么叫做应当从外部原因出发，即总是被卢梭所定义的“偶 

然”呢？

实际上，从这一理论中可得出三个结果：

1.愉悦和痛苦在两个不同的主体中面向彼此（因此这里的



差异是主体性质的）。

2. 这两种调性在真实的对立中显现出来(这里的区分遵循 

实际秩序)„

3. 痛苦的现象只有在社会状态的实存的基础上才能被理 

解 ，更深入地说,是在“社会性”的“原始情感触及”（protcwffec- 

tion)中，即通过怜悯心才能被理解。

但同时 ,卢梭似乎又否定了最后一点，因为他继续将怜悯 

心视为一种“自然的情感”（D〇I , 156),只将其归于“人类的本 

性”,它不取决于任何普遍的社会现实，也不依赖于任何特定 

的历史社会。因此，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将怜悯心完全看作一 

种“社会美德”，即使卢梭宣称“只有从这种品质中才流露出一 

切社会美德”（同上，第 1 5 5页）。不，怜悯心是一种“不可还 

原”的自然美德。不过，既然自然和社会的异质性在卢梭看来 

是存在的，因为异质性标志着不可化约的差距，那么 ,似乎就 

更有必要了解怜悯心这种自然的情感触发是如何变得可能 

的，它作为一种美德是如何与“一切社会美德”共享同等地 

位的？

人们可以预感到:围绕着怜俩心这一概念，无数困难正在积 

聚 ，一旦人们决定比较其本质性的两个定义，这些困难甚至变得 

纠缠不清。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卢梭对这一概念的界定

摇摆不定,一方面卢梭(在《论不平等》中)将它设想为一种情感， 

先于自我的反思H 标以及自我在自身状态和他人状态之间建立 

的比较;另一方面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和《爱弥儿》中）又将



它视为一种建立在“后天知识”①之上的情感。如果分析这些差 

异和它们所提出的理论分歧,就太过枯燥繁杂了②。相反，让我

①  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是这样讨论怜倘心问题的（这是第九章的节 

选）:“社会情感通过我们的启蒙才会在我们身上发展。怜悯心虽然自然而然存 

在于人类心中，但如果没有被想象力发挥出来，便将永远处于停滞不动的状态 

中。我们如何让自己被怜悯心所感动呢？就是要通过把自己转移到自身之外， 

通过使自己与苦难的存在化为同一。我们受苦只是因为我们判断他受苦;我们 

的痛苦不是在我们身上，而是在他身上。试想一下,这一转移涉及多少后天知识 

啊！我怎么能想象出我根本不知道的恶呢？如果我连别人在受苦都不知道，如 

果我忽略别人和我之间的共同点，那么当我看到別人在受苦时，我又如何能感受 

痛苦呢？ 一个从来不思考的人，既不能变得宽厚，也不能变得公正，更不值得可 

怜;他既不能变得恶毒，也不会睚眦必报。一个从来不想象的人只能感觉到自 

己，他在人类之中也是独身一人”(EOL,395—396)。

②  然而，我们必须为《爱弥儿》和《论语言的起源》中的这些段落澄清以下 

几点(大家在阅读本章后也许会更容易理解这些观点)。

1. 《爱弥儿》中致力于描写怜悯心及其“箴言”的各式文本，是从普遍的人类 

学框架的要求出发，试图从“情感感知”(因为它表现出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自我、 

•-个人对另一个人，以同情的方式统一起来的关系洄到自我(ego)的无形共同 

体中去,也就是回到它们各自的真实经验领域的内在和有序的联系中去。即使 

这部著作凭借某些语句的迂回参与了《论不平等》所勾画的现象学的还原精 

神—— 因此也难以对它进行解释—— 但它始终强调的是他者的相异性  

(l’aWrit6),而不是他者在绝对主体生命层面上所构成的存在的自身性 

(l’ipS6it6)。如果我的另一个自我的痛苦不能被我体验到,那更多的是因为这另 

一个自我是一个他者(区别于自我的存在）,而不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自我，一个 

主体性的、绝对独一无二的本质—— 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东西和任何人可以替 

代的“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卢梭在《爱弥儿》中要考虑想象力的“活动”。这也 

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在非现象学的分析中感受到某种循环性:一方面,怜悯心 

为了发挥作用，预设了他者已经被认定为他者；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一种享有特 

权的可能性进人这个他者的存在(感发性)中，也就是形成一种先验性的经验。

2. 至于(论语言的起源》第九章的意义,其中有一段话已被前注所引，部分 

基于C爱弥儿 >中所发展的预设,但部分也属于《论不平等》所提出的谱系学方法。 

于是它的地位可以说是中间性的，随之引起了无数评论家的兴趣,也招致了含混 

不清的歧义。我们在本书附录4 中探讨了这一部分内容，见下文第39 7页。



们直奔问题本身的核心，即申明在我们看来，如果不思考怜倘心 

的起源,或所有同情心的起源，就完全不可能澄清怜悯心这一情 

感的显现条件，更不可能阐明这一情感所产生的美德的行使条 

件。于是就有了卢梭在《爱弥儿》中所说的存在的“极丰富的敏 

感性”(E ,515)，即生命的感发性，因为它以一种牢不可破的“快 

感”的“内在情感”的形式涌现—— 引用卢梭在《遐想》(R , 1005) 

中的说法，即为一种绝对的享乐,在这份愉悦中，人“在所有已知 

的愉悦活动中，发现不了任何可以进行比较的东西”(这些已知 

的愉悦是指那些为了依附于世界而永远只能表现为相对的、人 

为的、偶发的或意外的东西)。

事实.丨:，若是不考虑幸福感的调性的显现，就不可能追溯这 

种“美德”的原则，而其调性与卞体生命本身的丰富性是相互融 

合的。因此，《爱弥儿》的这段文字为我们做出了有用的说明： 

“在这种情况下，他[同情者]觉得他有一股能使我们超越自我的 

力量，使我们除了为我们自己的幸福以外,还能把多余的精力用 

之于别人”（E，514)。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 而且必 

须这样理解，因为:这个问题远不是一种自私的或自我中心的情 

感 ，它是建立在那种小心翼翼而又焦躁不安的“谨慎”之上的，用 

卢梭的话说，这一“谨慎”把感发的力量限制在相关人员的范围 

之内—— 也就是说在人类自我的范围内”,并依照“渺小个体 

的骄傲”(同上,602)—— 怜悯心，只要它建立在自身成长之上， 

其中就包括了爱自身所固有的享乐,于是它将同情心扩展到自 

身之外，直至扩展到“它者”。其实对于卢梭来说，只有幸福、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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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存在才真正富有同情心。他们的关怀和慷慨的善意不是为 

了见不得人的交易，也不是为了获得任何报酬;同情心从不是他 

们用来“安慰”的工具，正如尼采所说，他们这样做的本质原因， 

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放心，更不是为了让他们 

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忘记自己正在做什么。

卢梭十分谨慎地指出，富有同情心的人正是“看到自己免除 

了多少罪恶”，“才会感到自己比想象中更幸福”。这岂不是承 

认 ，怜悯之情只会落于一个已经感受到幸福之人身上(或者至少 

是想象自己已经足够幸福的人），或者说，只有通过发生同情的 

现象，看到自己的幸福感进一步增加，心灵才会表现出这种怜悯 

之情？反之，不幸的人被自身的痛苦所侵袭，而永远不能逾越他 

们的情感所能触及的“极限”。因此，他们倾向于表露刻薄，或者 

至少是缺乏同情心。不幸之人都有一颗“坚硬”的心。并且，卢 

梭在这方面补充说:“一个硬心肠的人总是很痛苦的，因为他的 

内心状态使他没有多余的敏感性去同情他人的痛苦”（同上， 

514—515)。痛苦的陷阱向痛苦的存在者逼近—— 而这一向他 

逼近的陷阱，同时也是他与世隔绝的原因，是他孤立无援的理 

由,是他“自私”的源头，是他冷酷无情的起源。

如此，由于不幸之人把自己的心灵压缩在他的自我表象所 

设定的范围内，他只会对自己更加敏感—— 如果他能在其铁石 

心肠之中仍然保持敏感的话。不幸之人被迫为爱自身而牺牲一 

切 ，于此，我们必须与卢梭一起看到一种反“内心的逻辑”，根据 

这种逻辑，自身(爱自身的“本体”)若要“被爱”,只有当它受表象



约束，从而成为“爱”或者“偏爱”的单纯的对象—— 爱自身中的 

“本体”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与他者的比较中才得到确认的，而 

他者不是根据自然状态中的位置,而是根据社会状态中的位置 

得以显现的。虽然在爱自身的结构中，一切都符合帕斯卡所发 

现的这一天才般伟大的现象学原则:“我们不能爱自身以外的东 

西”①,但爱自身的逻辑在各方面都与之对立，因为“本体”被认 

为是在自身以外，更具体地说,“本体”是他者的“他者”。

那么世界呢？至少在“爱自身”看来，那个“特别地在自身之 

外”的世界又是如何呢？对于不幸之人来说，他们把自己封闭在 

爱自身之中，并经常深陷于爱自身所引起的怨恨，整个世界便如 

同他们的自我，似乎毫无情感的眷顾，缺乏能量和品位;正如那 

位绝望的圣普乐在《新爱洛伊丝》中写道，在这个世界上的逗留 

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悲哀和可怕的”—— 从而不断增强他们的 

“忧郁”感(N H ,90>……然而，最严重的后果并非世界在心灵中 

显现，生命渐渐撤离了厌烦和无所事事的源头。最严重的是，不 

幸之人最终仍在诅咒自己的“本性”（nature),仍旧彻底拒绝、谴 

责属于他的生活，这不免导致了他最深层的悲哀、最绝望的软 

弱。这种软弱的本质源于对实存的深深敌意（即对自我的仇 

恨—— 因为只有实存才能化为肉身，只有化为肉身才是个体 

的），这种自我仇恨就使得“坏人”不再作为狄德罗的一面镜子， 

可以将其所映出的肖像面朝卢梭投射过去,即不再作为一个“孑

①帕斯卡尔，《思想录》(L« f tm fc),布伦士维格(lLfcn Bnmsdivicg)编。



然一身”的人，而是一个蔑视生命的人，随之消失殆尽的，还有他 

的自私、对自身心灵力量的占有、表达精神能量之广阔的能力， 

以及对天然感受性的充分使用。

此外，这 种 使 用 还 得 益 于 这 样 一 个 事 实 —— 原始的事 

实—— 即“自然之善”不可摧毁地屹立于毎个生命体的根基处， 

从而在生命的心灵中滋养着一种献给同情和正义的“天生的”品 

味@( D O M 54)。至于自私心，表现在一切爱自身之外,它是卢 

梭伦理学所要振兴、培育甚至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例如，在 

《爱弥儿》中，卢梭努力探究为什么我越是从痛苦中感到安全，这 

一愉悦越是激増,并从我的四面八方强势袭来，我被它驱动着， 

把这一愉悦“扩展”到他人身上，使他们分享我这种不可战胜的 

存在之乐。因为尽管这一愉悦具有自相矛盾的特点，也具有明 

显的“自私”性质，但我们确实得承认，这一愉悦产生于我自己的 

命运与“我的同类”的命运的比较之中，并且多亏于此，我才倾向 

于对所有遭受痛苦的人显示我的善意。.为此，《爱弥儿》中的这 

句话值得注意:“他那洋溢着感情的心，是喜欢向人倾诉情怀的” 

(E ,4 9 4 ) 0卢梭以自己的方式在《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的 

—篇文章中，重复诉说着这些语句:“善良、怜悯、慷慨，这些自然 

的最初倾向[……]都只不过是爱自身的流露[……]从他[自然 

人]的内心中生发出的需求，将更多地满足自己的幸福,而不是

① 《爱弥儿》中又说到“对正义或非正义的情感……是人心中与生俱来的” 

(E ,286)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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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性的原则，他几乎不会想到将人性归结为规则。”（D ， 

864)

受此种说法的启发，我们得以发现自然的第一定律—— 即 

如卢梭所言，它总是“过剩的生命力，[它]力阁向外奔放”（E , 

502 )，而正是在这种自身的扩张中，更确切地说，是在这种主体 

性的扩张中，怜悯心以其最具体的形式存在着(“扩张”比“延展” 

要准确得多，前者倾向于表明-种纯粹的性质内涵，而后者往往 

用来描述可测量的方位移动的数极概念) 可以说，人类心灵 

的道德倾向建立在“生命”的感发基础之上，而决不像伦理家学 

们错误地想象为在义务规则的先验领域中。我们还必须认识

到,正如社会美德来源于怜倘心一一唯一的自然美德------样，

所有的道德关怀以及所有的社会仁善都来源于爱自身,且只来 

源于爱自身。最后，必须理解我们对他人表现出来的行为，是植 

根于自然的—— 也就是植根于这一“心灵的原则”:怜悯心一  

并依靠这种享受自身的“力量”来满足其道德需求（E , 514),而 

这种力量是每个心灵根据自身情况被督促去确认或争取的。但 

既然这里的享受自身意味着为自己的爱自身而欢欣愉悦，那么 

就有必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卢梭那里，只有愉悦和坚毅的心灵 

力量才能支撑起他的怜悯的道德伦理。在这一点上，对他人的 

公正和善意总是以对自己有益为前提，这是最不可或缺的可能

① 原 文 用 词 ocpambn,意为“扩张、膨胀、表露”，侧重空间 1：的扩大;cx_ 

tension,意为“伸长、展开、延伸”,《重平面上的延展。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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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条件。只有当自我品尝到自身的愉悦和满足时，才能充分与 

他人共存，也才能充分认识自己。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所徐徐展开的人类学图景 

中，卢梭对怜倘现象的思考既不是基于理想的人的类型，也不是 

基于个体的心理生理结构，而是基于同生命感发性一致的“自 

然”的本质。这种感发性是由对自身的爱构成的，在某种意义 

上，活着的自我的所有感发方式都是对爱自身的修饰。在自然 

中，向自身在场的充实,爱自身一 卢梭所称的“善”的绝对积极 

性 ，以及在自我触及这一“纯粹运动”中体验到的生命的“超丰富 

性 "(surabondance)，都可以在这些事物的自身内部中得到解释。 

卢梭用“扩张”一词来形容。生命作为一种自身的情感，其本质 

便是不断扩张的。一颗鲜活的心，伴随着愉悦和痛苦，不知疲倦 

地随着生命的脉动而震颤，这就足一颗“扩张的心 ” (coeur expan- 

s if)。侃且这颗心是绝对的：它对其内在性具有最崇高的理念、 

最宽广和最慷慨的情感，因为正是这种绝对的内在赋予心灵円 

身的一切。然而，只有当心灵认同它的运动原则，即爱自身（这 

一认N 的对立面产生出了自私、绝望或对自身的憎恨)的唯一条 

件下，人们才可以合理地赋予它（心灵，甚至内心）“扩张”的 

美名《

卢梭说，心灵的扩张(或内心的扩张)等同于向“外部”倾泻 

而出(E，289)。但必须注意的是:在卢梭的心目中，“扩张”并不 

发生在世界境域之中，或者在其外部性的“自身之外 ” （horsKlo 

soi)。所谓“扩张”不是超越性，它的运动没有超出主体性的经



验范围。反之，扩张所具有的特征是“经验”，是主体经验领域的 

核心，是生命整体的核心。

因此，扩张指的是活生生的自我与自身的关系在一种充分 

的外溢中、在一种被动的饱和中、在一种无法控制的情感触发的 

丰盈中所经历的一切。“扩张”被卢梭用来命名主体性的过剩 

\  exc6dence)，这意味着所有主体性的决定都超过了体验它们的 

自我，即自我通过精确体验“过剩”来体验。“扩张”作为“过剩” 

的代名词，指的是当生命不转向自身，当生命不沦为怨恨的玩 

物 、不因之变得狭溢和衰弱的情况下生命自我赠与的方式。关 

于这点，《忏悔录》唤起了“生命中那个宝贵的时刻，当它扩张的 

充实性借着我们的全部感觉扩大了我们的全部存在，并在我们 

眼中美化了我们实存的魅力的全部本性”(C ，57_58)。

扩张赋予实存以魅力,于是在这种充实性中，心灵被自身所 

充实，心灵在自我触及的现象性的饱和中向自身在场，引出了如 

卢梭所说的成为一种真实的“善于沟通的心灵”的可能性(N H , 

592)。事实上，心灵可以通过它的所有感觉来延展其外部存在， 

这意味着心灵能够增加S 身敏感性的力量。这至少是卢梭在 

《爱弥儿》中对孩子所说的精确感的含义，属于原始和具有“标识 

度”的感发性。卢梭说，他的“第一情感正是爱自身，而从第一情 

感中衍生出来的第二情感，则是爱那些亲近他的人”;他还说，如 

此一来，孩子的内心活动“是极丰富的，并且向外部延伸;甚至可 

以说，他觉得他有足够的生命来为他周围的卜切注入活力”(《爱 

弥儿》法弗尔手 fe 版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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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扩张的心灵,卢梭认为它不仅摆脱了世界，而且还不再 

意识到它自己。它剥夺了自己的世界和“自我”，以至于彻底丧 

失了身份的认同。这一丧失，是如此深刻透彻，竟使得心灵再也 

无法重现任何物体。卢梭在“漫步之七”（R ，1063)中宣称：“所 

有的特定物体都逃离了他。”但当所有的特定对象都逃逸时，“整 

体”(t〇u t)的性质就会改变:对于那些还想把“整体”当成一个世 

界来凝视的人来说，它已经面目全非了。但世界确实已经变得 

不可感知,这种不可感知(im pcrceptibilit6)标志着现在的一切都 

是自然的，且属于一种非物质性的、非客观性的自然。从 此 当  

大地在大自然的吹拂下获得勃勃生机，在潺潺流水和悦耳的鸟 

鸣声中蒙上了新娘的披纱,它就通过动物、植物、矿物三界的和 

谐 ,向人们呈现出一派充满生机、兴趣盎然、魅力无比的景 

象 这 是 我 们 的 眼 睛 百 看 不 厌 、我们的心百思不厌的唯一的 

景象”(R ,1062)。如同“大地”一样，世界已重获新生—— 从此 

只存在自然，整个自然，唯一的自然。自然，也就是内在的情 

感……所以，在这扩张之处，仅留存了生命“整体”的活力和活生 

生的情感。卢梭还在《遐想》中写道:“他[体验这一情感之人]除 

了整体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R , 1063)。扩张 

的心灵品尝到了统一感和整体感的迷醉,其最真实的表达方式 

可以表述为:我是鲜活的，世界活跃着生机，因为整体都充满活 

力，所以整体都在生命之中,生命也在整体之中。

如果说卢梭特别指明了心灵感觉到对“自然的系统”的认 

同，那无疑是因为这种认同绝非自愿，而是完全取决于一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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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感觉”，而这种“自身感觉”本身就标志着自我抱有的一种极度 

受动性(archi-passivi⑷ 。这种认同或者说这种对生命整体的认 

同的陶醉，往往被卢梭称为“出神”（extase)。遗憾的是,“出神” 

--词极具误导性，因为它是一种“静滞的”（inekstatique)①如痴 

如醉;是一种毫无片刻时间空隙的心醉神迷，它的扩张并不缘于 

心灵对自身实存的感受性所持有的极度敏感性© 。这是为何?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谈“整体"(T out)呢？这一“整体”并不是一 

种先于心灵扩张而存在的全体性（to ta lity)，也并不独立于心灵 

而存在Q 恰恰桕反,它是--个只“于它、由它和为它”构成的整 

体。生命的整体不是一个可量化的，而是彰显性质的全体。它 

既不是一个总和(somme),也不是一种全面性(entiferet6)，它是 

一种充实性(p lfe itude)。我们已经看到,卢梭在《忏悔录》中所 

论及的就是“广阔的充实性”(p i6nitude expansive)。心灵的扩张 

所达成的充实、所孕育的充盈，必须依据荷尔德林的这一决定性 

的句子来理解：“万物皆亲密”（Alles ist m nig),即“一切—— 或

① __ InekstatK丨u c在法语中按构 i司法可以理解为“静态的、停 滞 的 保 罗 .

利科认为海德格尔的时丨Hi二推度--- 将来-过去-现在的统一，是一种非静态的

(elatatique),相互包含和相互流露的统一。此处翻译衍生于保罗.利科《时间与 

叙事》第二卷T巴黎:瑟伊出版社，〗985年，第 9 5 页 （Paul Ricoeur,

IB ，Paris :Seuil,l 98S，p . 95，H)3>。—— 译注

②  关于卢梭作品中“出神” (extase)的概念分析，有一种更为“古典”的，或

至少是非现象学的方法，参考亨利•古耶 （H enri Gouhier)《卢梭的形而上学沉 

思》( te s M 祕 mfMpijysigMes •Rommmh)，巴黎：弗林出版社，1984 年，

第 101— 1丨7 页;以及将“出神”与折祷相联系的皮埃尔•布格林（Pierre Burge- 
1;[1>的《卢梭的存在哲学》( t a  PW/osopZiifde r e x i s t o u r e i f c 巴黎:法 

国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 460—46*)页。



者说整体—— 都是亲密的”。一切皆亲密的意思是:生命中的一 

切都是亲密的（inn ig),同时 ,亲密性（Inn igkeit)是生命的整体； 

卢梭还补充说:当心灵享受扩张时，生命所达成的整体，便是一 

个充实的整体。

从此，当我们谈论生命的整体时，就必须通过这一表述来理 

解“活着”的“充实性”概念;就是说,心灵已经设法为自身实现了 

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的生命可能性，必须明确的是，这些可能 

性是以其特定欲望的特征性作为索引的。个体心灵被授予了这 

种对生命可能性的实现，而这一实现唯有在扩张运动中才得以 

可能。现在我们能理解得比较透彻了，因为扩张所表明的事实 

是，尽管活生生的自我承载着自我意识，尽管它受到自身负荷的 

挤压，尽管它受制于自己那“成为自身”的情感激发的重量(这一 

重量按照自身结构—— 爱自身—— 而自行增长）,但它永远不会 

停止对自身的充实，以至于生命随着扩张而变得过剩，使生命向 

自我的四面八方漫溢而出,使生命从“心”倾泄至“外边”。但是 

我们必须强调，这一“外边”，这一“自身的外边”，既不是外在的， 

也不是外来的（以致卢梭在论述中使用了许多“于是可以说” 

[pour ainsi dire],逐字逐句地注明了谈论这一概念的困难）：因 

为这个“外在”是被自己“激活”的，它本身就是这个生命的延伸， 

它以存在情感的形式向自己显示。这种“在外边”（au~dehors), 

也就是生命所包含的、生命中的没有空间、没有距离的“广延” 

(事实上，它是没有尺度的），而“广延”若是要想“出现”，就要依 

靠其显现能力。“外边”的涌现只青睐于原始的本体论意义上的



欲念，即爱自身的自我触及,这种自身与自己的纯粹拥抱，在自 

我与他者产生任何有效“认同"(identification)之前，或认同自我 

与自己作为同类的自觉关系之前，就已经被激发出来了。

另外，在爱自身的主要模态中，尤其是善良、慷慨和怜悯中， 

自我在另一个自我面前"出现”的不是其“第二自我”（d fe r哪 ）， 

而是一个不可还原的、活生生的自我。而这也是我们现在应该 

能得出的第二个自然法则。这应是一条公理:原本就(或“天然 

地”)面向他者在场之人，其实并不是作为另一个人而向他者在 

场 ，而是对他者来说具有成为另一个人的意义;“自我”是向他者 

的自身而在场的，向他者的“自身存在”而在场的，也就是说，自 

我也首先是向“如己所是”而在场的。

因此，这一公理意味着，怜悯心的“对象”或“理由”并不属于 

另一个超越性的自我，或一种“受苦的动物”，并不在空间中这样 

那样的时间和地点，于另一个自我“面前”在场。怜悯心的“对 

象”或“理由”也不在于实际对他者造成痛苦的动机。不,导致怜 

悯心的原因在于，构成他人自身的感发性与我自身的生命原则 

中、我自身存在感触中的情感性相类似(ffl.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 

同）==换言之，同情者所同情的与其说是他者体验的痛苦，不如 

说是同情一种自我触及，即同情把(他者的）痛苦赋予痛苦自身 

的“自身感觉”。怜悯心是自身对他者的自身所抱有的共同欲 

念。而“他者的自身”无异于“他者中的自身”。在此意义上，同 

情作为自身对自身的欲念(即使这一自身本身就是他者的 

自身)—— 我 认 为 同 情 ”无法真正与“爱自身”区分开来。



这是何意？如果同情心总是由爱自身所孕育的（因为爱自 

身也是产生友谊或任何其他原始经验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应 

该唤醒与“同类”的关系），如果这些经验只有从“同情”这一最原 

初的欲念的内在运动中才能被理解，作为“每个人在别处携带的 

爱自身”® ，那么，似乎同样有必要为此定义加上卢梭的一句启 

发式格言:如果没有从爱自身中“直接衍生”出来的同情心，就不 

可能有更多的爱自身。

在爱自身中，怜悯心其实总是作为其最即刻的决定、作为其 

现象学现实化(actualisation)的内在可能性而被包括在内。怜恨I 

心确实被强有力地包含在爱自身中，这来源于它与爱自身那扩

张之力量---与那“充沛”（profusion)之力量和情状融合在一

起 ，使活生生的自我充满了欲望和行动的力量。但这首先可以 

解释为，我对其感到怜悯的那个他者，总是已经被“赠与”给我、 

感觉到活生生的自我。那么如何赠与？他者绝非是被“当作另 

一个人”赠与给我，或对我来说带有“另一个人”的意思。这种在 

爱自身中的来自他人的馈赠、爱自身的“于力量中存在 

ei^ puissance)，既是典型而特殊的，也是唯一和独特的衡量标准。 

在此标准下，自我与其同类的共同在场，正如现象学家所说的那 

样，是“预意向性的” (pr6-intentionne〗le)。这种来自他人的馈赠 

的预意向性，正是卢梭打算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的、带着或多 

或少的幸福感所宣称的:怜俩心不仅展现于任何反思之前(该理

① 卢 梭 ，《爱弥儿》(法弗尔手稿）；《卢梭编年史》(Amw/w )卷八，第 284页。



论出自《论不平等》）,而且还是想象力的果实(参见《论语言的起 

源》和《爱弥儿》中的理念 )®。

但是，抛开这些差异和儿乎毫无掩藏的困境,我们在此发现 

了卢梭认为可以将怜悯心的构成性定义归属为“在同类中感觉

自身”的原因。

卢梭早就在《论语言的起源》中谈及了对他人的同情:“同情 

并不在我们之中，而是我们在同情之中遭受痛苦”（E O L，395)。 

但卢梭在《爱弥儿》中是如此解释这一活动的:“[……]当感官一 

发育,燃起了 [孩子的]想象的火焰的时候，他就会在他的同类中 

感觉自身，他就会为他们的烦恼感到不安，为他们的痛苦感到忧 

伤”(E，504)。那么既然有了这些描述，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 

什么叫做“在同类中感觉自身”？这句话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但如果我们根据先前的结论来做出判定，可能其含义并非如此。 

“在同类中感觉自身”也可以指:通过在自身之外向自身在场，从 

而把握自身。而这一主张并不意味着，为了能够“感觉自身”，就 

必须将自己转移到自己的存在之外。相反，这表明了我所能从 

自己的“本身”（自己）®中获得的体验，以及我的“成为自身”的 

体验，是一种类似性(sim ilitude)的体验 ,而这种类似性的体验 

(当然与相像性不同)并不在于意识到我的存在与自身是为同一

①  此外.这一障碍趋向消逝，即使无法自行解决，也往往会被力量/行为的 

乂系所掩浪，例如广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所分析的那样（参见C论语言的起

.ws—3% iji)..
②  原文为拉丁语 ipse,意为“H c i”。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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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识是通过自身的某种再现而产生的），而是通过“于彼 

中”体验我自身，也就是说在另一个自身中,在这一本身即为“自 

身”的“他者”中体验我自身。

于是问题就转变成:这一本身即为“自身”的“他者”是什么？ 

我们真的能将之称为“他者”吗？事实上，正如卢梭说的那样： 

不，我们所受的痛苦并不完全来自“他”，因为他者还没有出现在 

知觉中，也没有出现在意识中，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对我而言 

的〉“他者”的意义。当卢梭声称同情者是“在受苦的动物之中” 

遭受痛苦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将此理解为同情者与动物所体验 

的苦难化为同一。相反，我们需要认识的是，通过与他人共同遭 

受痛苦，通过向他人给予同情，与其说是同情者把自己“移植”到 

自己之外,不如说他是把自己“移植”到生命的感发深处中，每个 

人—— 同情者与他者—— 都从此处汲取了其“自身性”的无形实 

体和其本质中牢不可摧的坚实性。

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发问:“如果我连别人受的苦都不 

知道，如果我连我们之间的共同点都会忽略，那么我看到别人受 

苦,又怎能感同身受呢?"（E O L,395—396)。事实上，对“我”与 

“别人”而言又有什么可能是“共同”的呢,又有谁能不忽略这些 

共同点呢？回到原始的感受性的共同体中，又是什么使怜悯  

心—— 这一自然和即时的感受所经历的奇异和直接的体验成为 

可能呢？是了,正如卢梭接下去又说，我们“把自己转移到自己 

之外”,我们“与受苦的动物化为同一，于是可以说，我们离开自 

己的存在而去获取他者的存在”，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我任凭自己“自然而然地”被怜悯心所感动，那是因为 

他人的痛苦、他人体验瘅苦的这种经历是我所经历过的,这种经 

历在其存在的每一个方面都认同自身—— 我的经历亦是如此。 

并不是说我们两个人都遭受着同样的痛苦,而是他的“受苦”和 

我的“受苦”具有同样的性质:二者皆来自爱自身，爱自身不仅使 

我们二人的根本个性得到教化，而且使我们彼此“类似”，有时还 

使我们在这种“类似性”的隐秘基础上结为一体。

因此，如果“于是可以说，我们离开自己的存在而去获取他 

者的存在”这一定论成立的话，那是因为,早在认同他人为可能 

的另一个自我之前、在认同我自己之前，也就是在意识到自我并 

以某种客观的、实质性的身份来代表我自己之前,我就“他人分 

享了某物，此物同时构成了我与他的不可化约的自身。此物就 

是我们二者都赖以生存的“生命”;生命,也就是卢梭在《论不平 

等》中所说的作为“自然的纯粹运动”的“自然”。是的，他和我的 

那个“共同”之物就是作为生命的自然，因为生命通过其自身结 

构直接将自己给予了自身，即爱自身=

所以,在我意识到自我之前，以及在我意识到他人之前(“之 

前”—— 指的是基于现象学意义的“在先”），必须(在先验必然性 

的意义上)已然形成了一种预先的、不可化约的同一。据此，我 

总是“认同”自己，认同自己的绝对主体性,却不认同我的“第二 

自我”,也就是说，认同我与自我二者在自己身上体验到的对自 

身的同样的爱,以此作为生命的基础，作为生命不间断地感发自 

身、不知疲倦地爱自身的感受性。然而，这种认同是基于一种本



质上的类似性,基于一种牢不可破的平等性，并不源于任何预先 

显示出来的一致性，也不来自他者的任何模仿(或相像性）,更不 

出自这一他者的身份，因为他者的身份与我的身份显得截然不 

同。这种认同的唯一本质便是通过一个既无从感知又难以设想 

的过程来完成的，卢梭将其意义归纳为这样一个定义与限度:怜 

悯心是自己在同类中的一种“感觉自身”。

尽管卢梭遇到了一些思辨性的困难,但他仍然描述了一条 

杰出的法则一让我们称之为自然的第三法则一 它支配着我 

们与他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支配着一切原初的、活生生的主体间 

性。在《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中，卢梭写道:“我们最甜蜜 

的实存足相对的、集体的，我们真正的自我并不完全在于我们自 

身。总之，这就是人在一生中的构成，如果没有他人的协作，人 

永远无法成功地充分享受自身。”(u ,813)

真正的自我不完全在干我们自身！而亨实又何尝不是如 

此？由于自我总是被其自身胜过、倾轧、超越，也就是说,当对自 

身的爱不再属于活着的“自我”的特权，只因它首先成为了超溢 

自身的生命之爱。“相对和集体的甜蜜的实存”指的就是这种超 

丰富性，这种内在扩张。它们认为对自我而言，“自身”不是一种 

附加、补充、额外，而是自我的“多”(咖 5);“自身”指明了其感发 

性所具有的不可化约的过剩。他们还认为,正是由于这种过剩， 

“我们” (nous)、“共同体” (communaut6〉这类的现象才最终成为 

可能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只好在总结分析时参考《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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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美丽动人的文本之一，即第五卷中的一段话，卢梭通过描 

述原始(或“自然”）共同体的特征，揭示了它既简单又隐秘的 

不可思议的一面。结束了痛苦的经历（一场重病）之后，卢梭 

回归了与自己共同分担痛苦的华伦夫人和他自己之间相连结 

的本性，卢梭写道:“如果说人生中存有一种美妙的感觉，那就 

是我们所体验到的回归彼此的感觉。要说我们互相之间的依 

恋没有增加，那是不可能的;但这份依恋却用它伟大的纯一夺 

走了最亲密真挚、最触动人心的东西。我成为了这份依恋的 

作品，成为了它的孩子，它甚至更胜过我的亲生母亲。我们开 

始不假思索地不再让彼此分离，并以某种方式使我们所有的 

实存处于共同之中；我们觉得彼此之间的交互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充分的;我们习惯于不再顾及任何的外来之物，习惯于 

把我们的幸福和所有的欲望绝对地限制在人类之间相互的、 

或许也是独一无二的占有之中。这并不是我曾提及的“爱的 

占有”,而是一种更本质的占有,它不考虑感官、性别、年龄、身 

材 ，不在意人如其自身所是的一切，因为人只有停止成为自己 

才能去占有自身”(C ，222)。

可见，同情心在这里远不止是一种美德，它甚至是一种自 

然 ，命名着主体间性,或者结合我在上一段中摘录的文字，它描 

述了我将称之为“生命之中不可见的共同体”的可能性条件。这 

一预意向性的、感受性的共同体，这一正如字面意义上富有同情 

心的共同体，卢 梭 在别处曾称之为“心灵社会 ” des 

coeurs)(例如D ,820)。一个亲密的共同体，一个真挚的共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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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可见也不可预测的共同体，心灵社会植根于生命,因为其 

实存并不来源于任何身份、任何外在的和先决的认同（外貌、性 

别 、年龄等）,而是来源于如其自身所是的一切，以及如他者自身 

所是的一切。

我们将通过强调两点来结束本章。

1. “人在此生的构成”是这样的，即一个人在没有他人帮助 

的情况下永远无法好好地享受自身。对此，我们不能依据表象 

(representation)来加以理解，而只能以“享受自身”为則提，孚受 

自身不是自我的特权,因为自我超越了“心理物理学之统一”的 

意义。于是，它也并非胡塞尔所称“原始人” ® 的特权，因为它更 

多地属于原始自然，也就是说，属于原始人的自我Ugologique) 

生命，它的特点是一种坚不可摧的“自然之善”,意为原始人爱自 

身的绝对充分性(suffisance)和根本的内在性。

2. 上文引用《忏悔录》的描述所隐含的三个生命“条件”©和

三条“普遍”的 实 存 法 则 先 天 地 U  将卢梭主义的伦理

学建立在我们所称为“生命之中不可见的共同体”之上。如果我 

们承认这一共同体是建立在“如自身所是”的基础上，那么它就

①  参考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 马克. 德. 洛 

内(M . de U m iay)译，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J4 年，第 159页。

②  即为：⑴扩张性(I’cxpansivte);⑵ 自 身 性 （l’ips6it6);⑶ “共同体的” 

特征 （ le caract6re «conimunautaire»〉。

③  让我们回忆一下: U  >生命的超丰富性永远渴求向外边延伸；（2)向他者 

在场才是真正向自身在场,也就是向自己的本身在场;(3)我们最甜蜜的实存是 

相对的、集体的,我们真正的自我并不完全在于我们自身。



只能是单体性的(monadiquc)。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单体间性的 

(intermonadique)。就其自然性而言，即就其出现的内在性和直 

接性(im m 6diatct6)而言,这种单体间性(intermonadicit6)是绝对 

首要的，因为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东西都不能对其本体论的优先 

性提出异议，也不能对其在伦理层面的绝对优先性提出异议。



第五章

德性作为心灵的力量和活力

卢梭企图捍卫的“心灵的哲学”不是从书本上习得的，而是 

在每个人拥有闲暇之时，按照他个人的欲望和能力，以自己的方 

式 使 用 分 享 如 W to)而来的生命。卢梭说，他为此必须“研 

究自身”—— 因为对他来说，对存在就是生命的化身的人来说， 

对人性就是被其心灵所定义的人来说，认识自身是理解与他有 

关之事物的唯一途径。对卢梭而言，伦理学不仅仅是其心灵哲 

学的自然延伸:因为它既是理论，也是实践。现在，如果卢梭的 

心灵哲学逃脱了唯物论的魔爪(我们记得卢梭曾解释说，须注意 

不要将人类心灵的活动变得物质化），那么另一方面，卢梭的伦 

理学,也就是它的发展方式，采取的却是一种物质伦理学的形 

式 ，它不支配任何责任,也不向理想性(id6a lit6)的天空投射任何 

价值、任何法则或人类必须遵守的任何标准。就其基于一定的 

自身认知而言，这种伦理学在坚持承担起先验感发性的赠与过 

程中会被完全耗尽，它导致了生命的过剩，即朝向自身超越自身



的运动。由于情感激发的内容—— 其素材是动态的也是感受性 

的—— 通过不断运作的“愉悦”或“痛苦”的基本调性而得到启 

发 ，自我的自身性(自身-存在)才变得鲜活起来。如此来说，卢 

梭所关心的伦理学绝不是道德说教;“伦理良知”不承担任何义 

务,而更多地是在生命的“愉悦”和“痛苦”的意义上建议一种善 

用“自然”的知识。用一句简单却也严苛的格言来概括便是:“我 

们必须时刻成为自身,而不是与自然作斗争:这些虚无缥渺的努 

力会耗尽生命，以及阻碍我们使用生命”(E , 685)。

在这种情况下,理性对自身内在构成的情感所产生的影响 

似乎并不明显。确实，如果总是能把握住本质和结构，理性就不 

会飘得太远，也不会错过比最近的事物还要近的“心”了,难道不 

是吗？而理性似乎总是跳过自己的感发焦点（自身），它的概括 

性和客观化的光辉并没有盖过实存情感内在的黑暗。同理，理 

性不能对这一焦点采取任何行动，无法修改感发内容;而且，理 

性也从未评价过感发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使用某种理性 

与作为生命的自然秩序相矛盾，那么,对这一理性的使用实则建 

立在其“自主性”的幻想之上。理性通过想象自己来停留于自身 

(停留在决定其特性的原则之上），认为自己可以反对自然，以至 

于企图“主宰”自然。但是没有什么能比理性与激情、灵魂与内 

心的斗争更为徒劳的了。尽管如此，卢梭还是从马勒伯朗士的 

理性主义借鉴许多，卢梭偏爱帕斯卡尔的教诲 ,并反对某种传 

统，以至于毫不含糊地下定论:我们只有在这唯一的条件下才能 

达到我们的目的，g卩依循“唯有激情才能使我们摆脱激情”这句



格言。因此，他在《爱弥儿》中写道:“激情只能由激情来操控;它 

们必须借助自己的统治来对抗自己的专制；用于调节自然的工 

具总是要从自然本身中去找寻”(E ,654)。

但是，为了什么而抗争？我们希望达成的生命最终目的是什 

么？如果我们从“人类生命的目标是人的幸福”(L M , 1087)这一 

原则出发，那么,人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即使是无意识的)将是“享 

受”这种总是被动而感应地被“定格”在内在性和感受性层面上的 

生命。“享受”其实意味着人的心灵和意识都享受着愉悦。因为 

“愉悦”意为“于自身滋养存在的快乐” (I), 816)。这就是我们的 

“理所当然的关怀”(CS Î ,289)。这就是“德性”存在的理由。

卢梭其实想探究:“我们也许想仅凭理性来建立德性，但我 

们可以为之赋予何种坚实的基础呢?”（ E , 602)因为需要首先建 

立起理性，才能使其作为基础本身，所以有必要以热忱的智慧进 

行部署，从而代替理性的德性,来代替这一理性道德的基本。因 

此卢梭认为，如果说“德性只是一种在困难境遇中履行义务的力 

量”，那么,“智慧则相反，它旨在消除我们义务中的困难”。反思 

到最后，卢梭提出了这条看似自相矛盾的公理:“一个人若是只 

满足于做一个善良的人，那他是幸运的，因为他把自己摆在了一 

个永远不必成为高尚之人的位置上。” ® 我们说“看似自相矛 

盾”，其实没有可矛盾:这是一句主张“伦理”(祕lique)优于道

①卢梭 , 《致卡隆德莱神父》 丨’AfcW de CatwuWeO.P fr t年 1 月6 

日，C C ,X丨X ,第 13页。一 为了较好地说明“高尚"（Vertueux)之意，我们可以 

将其理解为专属理性的道德律令失去应用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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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morale)的论断。在道德及其强加给他人的义务之上，还存 

在伦理及其所规定的自身的满足。

《忏悔录》中的一句话表明了此种优越性:“如果我们想永远 

拥有智慧,几乎不需要变得高尚”(C ,64)。这是否意味着德性代 

表着智慧的“反本质性”？面对此种论断，许多评论家不甚重视道 

德与伦理之间的概念差异，往往容易将卢梭的学说谴责为具有迷 

惑性的矛盾或缺乏严谨性。一些精明圆滑之人判定这一问题是 

悬而未决的，仿佛卢梭本人并没有为解决问题而费心。就像令人 

遗憾的是，恩斯特•卡西尔这位对卢梭学说的统一性做出如此杰 

出贡献的解释者，也对此产生了极大的误解:“卢梭的道德，”卡西 

尔写道,“不是情感的伦理学，它是先于康德®发展起来的最彻底 

的法规的纯粹伦理形式。所有像卡西尔那样把卢梭的“道德”与 

他所捍卫的律法观念混为一谈的人,从未停止在康德和卢梭之间 

架设桥梁—— 而且，他们还总是建议只朝一个研究方向前行！然 

而卢梭的所有著作都没有表明他主张“实践理性批判”的原则(尽 

管康德多次声称自己的思考都仰仗卢梭)。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更 

饶有兴致地依赖皮埃尔•布格林 ®(Pierre Burgelin)的出色分 

析 ，他在统计了卢梭明显“自相矛盾”的引文之后，已经得出了结

①  恩斯特•卡西尔，《卢梭问题》 （ Le Profe/̂meJ細 Roms如m)，德洛 

内(M . B.de Launay)译，巴黎: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1987年，第81—82页。

②  皮埃尔•布格林(1905—1985)是卢梭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之一，著有

《卢梭的存在哲学》 （ U  P仙聊P仏办/ ’& 治 此 騰 办 说 aw，1952)、《卢 

梭与日内瓦宗教》(J訓 及 〇"议口丨< ，1%2)等 ，以及《爱

弥儿》笺注。—— 译注



论:“在所有这些重复的[引文]背后，我们觉察到[卢梭]公开仰慕 

那绝对服从于无条件命令的理性法则。但这种审慎的态度不正 

是掩盖了一个布格林不敢承认的亵渎性问题:德性是否是可能 

的？布格林个人的这种失策是意外吗？还是他没有思忖过自身 

统一的基本要求与法律的非个人性、道德的超越性与情感的内在 

性相兼容的问题？ 一个人能否既是善的、完全现存的又是高尚®  

的呢？对于布格林如此精深的文本，我们仍要稍作更正:布格林 

的所有问题并不是在承认自己失策之后提出的，相反，这些问题 

开启了卢梭式的沉思。事实上，卢梭一开始就挑明了这些问题， 

将它们作为一种质询的序言，质问出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答案，恰 

恰是这个答案彻底重新阐释了德性的概念。

要想彰显德性，要想拥有德性,首先就要体验到欲念(pas

sion) ， 而要想体验欲念 ，要想能够支配激情 ，就必须具备一种燃 

烧欲念的自然天性，成为“火热心灵”。这就是“真正的圣人”:他 

不会保护自己免受欲念的灼烧，因为他需要借助欲念来达成自 

己的目的。就像某些武术讲究跟随受到的击打以更好地躲避攻 

击一样，卢梭的伦理学建议使用欲念来更好地克制欲念。例如， 

卢梭在《新爱洛伊丝》最美妙的段落中，唤起了这种对德性的欲 

念;他安排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沃尔玛说出：“即使是最微弱的欲 

念 ,一旦失去了抗衡的力量，又如何能将其抑制住呢？这就是冷

① 皮 埃 尔 •布 格 林 ,<卢梭的存在哲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2年, 

第 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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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与安静性格的弊病。只要他们的冷淡助自己抵挡住了诱惑， 

一切都好办;但如果有人来侵人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被打败或被 

攻击 ;而理性，当它独自统领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抵挡不住丝毫 

的影响。我只被诱惑过一次，我屈服了。如果其他某种欲念的 

迷醉让我再次动摇，我就会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只有火热心灵 

才懂得如何战斗和克服。 一 切伟大的努力，一切崇高的行动都 

是它们的杰作;冷酷的理性从来没做过什么显赫的事情，只有通 

过将欲念一一对立起来才能战胜欲念。当德性升涌之时，只有 

它能支配并保持一切平衡;真正的圣人就是这样形成的,他并非 

比其他人更能抵御欲念，但唯独他自己懂得如何克服欲念，就像 

飞行员驾驭着狂风航行一样。” (N H , 493)

因此，在这种非规范性的智慧中,“自然的纯粹运动”从来没 

有被废除、否定或毁坏，相反,它得到了提升、肯定和强化。“真 

正的圣人”与奉行苦行主义的“垂死之人”无关，垂死之人将自己 

放逐在自身之外，而圣人的心灵是火热的，因为他在内心理性的 

唯一支配下强烈而密集地盛放。

卢梭在《论科学和文艺》中把德性定义为“心灵的力量和活 

力”(D SA,8),比起对苏格拉底，更多地是考虑到加 f f l® ( Caton)

①此处指马尔库斯 •波尔基乌斯 •加图 •乌地森西斯 (Marcus Porcius 

Cato Uticcncis 或 Caton d'Utique,前 95 年一前 46 年 ） f —■般称其为小加圏(Caton 

Icjo m c)以与其曾祖父老加图区别。小加图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和演说 

家,线行斯多葛学派哲学。卢梭作品中经常涉及“苏格拉底与加图之争”。在卢 

梭笔下，老加图与小加图都是古罗马共和精神的代表,若无特別说明，本书中多 

指小加图。----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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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说。为了理解这一定义，我们应该牢记当卢梭在写《论科学 

和文艺》之时，被普鲁塔克 ® 放在平行的地位上，并大加称赞的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些让同时期的其他作家和剧作家们深表 

敬意的“伟人”，尤其体现了，特别是对卢梭来说 ,两种特别的基 

本实存方式：思想和行为。我们还必须牢记卢梭在《纳西瑟 

斯》® 序言中所肯定的“人生来就是为了思考和行动，而不是为 

了反省”(参 见 O C ,I I ,970)，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一论断放在一个 

道德而非本体论的角度，它就会让人觉得，任何一个人,其内在 

的实存—— 也就是“卓越”的品质—— 将在于保持和控制自己， 

即借鉴“摹仿”苏格拉底和加图的行为。

为什么呢？首先关于加图，卢梭在他的《答博德书》（A- 

D SA,88)中就已提及了《论天意》（De ),塞捏卡在

这部著作中赞扬了心灵的力量，也正是英雄的典范特征。塞涅 

卡写道:“有一种景象能够转移神的注意力，有一对组合值得神 

的关注;那就是强者与厄运的斗争，尤其当强者藐视厄运之时。” 

如果我们看到一位强者不是在和厄运搏斗，而是在和险恶的欲 

念搏斗，那又该当何论？他的力量是不是证明他拥有一颗火热 

心灵呢？

至于苏格拉底和加图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受益于克洛

①  阿米约(Jacques Am yot)翻译的普鲁塔克（Plutarque)《道德论集 》 （ fes

(Ewi/rey M卿 /«)和《希腊罗马名人传》（/« 如 Homwes川《价《)极大

丰富了卢梭的思考。

②  （纳西瑟斯或他自己的情人》(Mirci议* om rArmmf de 是卢梭早

期创作的一部喜剧剧本，大约创作于1729年。一 译注



德 •皮舒瓦 (Claude Pichois)和勒内 •平塔尔 (Ren6 Pintard)整 

理的《苏格拉底和加图之间的让 •雅克》 该书收集了卢梭的 

一些遗作片段，极有启发性。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位编者 

虽然在各方面都很博学，却在他们的解释文章中省略了主要的 

参考文献，而他们所忽略的恰恰表明了卢梭的立场，并为其赋 

予了全部意义—— 我们指的是蒙田《随笔集》的 第 2 卷,标题为 

“论残忍”(De la cruaut6)。因为在这篇同样以普鲁塔克的记述 

为基础的“随笔”中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人们在这两位 

人物[苏格拉底和加图]以及他们的摹仿者(我+分怀疑是否有 

人得到其真谛)的灵魂中看到了如此完美的德性习惯 ,美德已 

经成为他们的一种气质性情。这不再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 

德性，也不是理性的约束迫使他们的心灵保持僵硬紧张的状  

态;这是他们心灵的本质，是他们天性自然而寻常的步调;他们 

受到哲学信条的长期熏陶，又与美丽而丰富的自然天性相遇， 

才培养出这样的心灵。内心的邪念找不到侵人他们心灵的道 

路;他们心灵的力量和坚定在邪念蠢蠢欲动时已把它们压制和 

消灭。对于卢梭来说，以及对于理解卢梭来说 ,这一参考给予 

我们决定性的启示。

而我们从未强调或评论过的以及我们显然希望在《论科学 

和文艺》的 伟 大批评家维克多 •戈尔德施密特 （Victor GoW-

①{苏格拉底和加图之间的让 -雅克》( 如 mtrf SornHe e( C uiom >, 

巴黎:科尔蒂(Corti)出版社,1972年;这一论著包含在《卢梭全集> IV的附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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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idt)的笔下遇到的是，《随笔集》的这一章也成为了卢梭在 

1751年撰写、后来被他否定的这篇《论英雄的德性》的主要来源 

之一 ®。卢梭在文中受普鲁塔克的启发，再次试图将这两个“人 

物”并列，他们的“心灵”在卢梭眼里具有十足的象征性和可摹 

仿性。

但这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卢梭强调这种双重特性是为了什 

么？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苏格拉底和加图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他们一位是雅典的英雄，另一位是罗马的英雄。为此，我们完全 

可以说，苏格拉底和加图之争代表了这两个世界的对立:一方面 

是希腊世界(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从“活动”（energeia)的概 

念一 即作为存在者的实际存在® — 来理解力量的本质；另

①  高尚之人的努力被认为是一种“朝向……的张力”，这其实正是《论英雄 

的德性》的主旨。即使卢梭急于将其否定，也将其视为“非常糟糕”的片段(O C , 

II，第 1262页），甚至向他的编辑雷伊(Rey)吐露:“如此蹩脚的文章如一团废纸 

般不值一提！ ”(C C ，X X X V II，第 36页)。然而，此文的目的还是源于这样一个事 

实，即德性一直被认为是“英雄的"，有着"英雄的”本质，除非(此观点非常模棱两 

可)英雄主义将自己树立为最髙的德性……因此，不管引起这些犹豫的原因为何 

(大概与被强加的主题有关），《论科学和文艺》仍将“心灵的力 f l ”作为一切德性 

的本质，只适用于 1751年这篇文字中的英雄形象。卢梭在这篇《论英雄的德性》 

中说:“对于心灵的力量，我愿意把它赠予英雄，他也不必抱怨自己分得的禀赋。 

的确，力量是英雄主义的真正基础，它是构成英雄主义的德性的源泉和补充，正 

是这种力量使英雄主义适于成就伟大的事业……仅仅是心灵的力量就必然向那 

些极具天赋之人赠与大量的英雄德性，并弥补其他所有的美德” (O C , II，第 1272 

页)。因此，只要依靠心灵的力量就可以建立英雄主义，并在必要时补偿心灵应 

当具备的所有德性。

②  通过存在者的现实化存在(翻泽自亚里士多德的^ rgeia)，我们必须理 

解:存在者，就其形式的恒常性而言，它表现出了自身内部所承载的所有可能性 

或潜在性。



一方面是罗马世界，理解力量的本质的主流是通过“行为” 

(actus)，也只有这种行为力量能将存在者变得实际化。

力量在其概念中指的是行为的潜力—— 这样的世界实为斯 

多葛主义的世界，塞涅卡在这里以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促使心 

灵的力量成为道德的基本主题之一。对于那些希望了解卢梭观 

点的人，我们将从塞涅卡的《致鲁西流书信集》中保留以下非常 

具有启发性的线索:“我知道，你拥有巨大的心灵力量[塞涅卡写 

给鲁西流]。即使在你尚未持有有益的准则来主宰命运严酷性 

之前，你面对命运之时对自身是相当满意的，更何况你还会用命 

运来衡量自己，尝试自己的力量……因此，心灵的真正力量不可 

能向他人的裁决妥协，而是需要经受体验。这是心灵的试  

金石。"①

但斯多葛派的参照无论多么具有决定性，仍远非卢梭唯一 

的灵感来源。维克多•戈尔德施密特在其关于“初期”卢梭的卷 

帙浩繁的著作中指出了要点，他提及了犬儒主义者，并说，如果 

我们坚持这种“强有力”的德性概念，它就会在苏格拉底主义和 

斯多葛派之间扮演一个中间角色②。毫无疑问，力景对德性的 

定义可以追溯到芝诺所教授的犬儒主义，以及芝诺的“努力的道 

德”启发了斯多葛派在心灵力量的原则之上建立起德性的本质。 

(我们确实必须把斯多葛派的“张力” [tonos]观念理解为一种犬

①  塞涅卡，《致鲁西流书信集》 前揭，第 628页。

②  维克多 •戈 尔 德 施 密 特 ，《人类学与政治：卢梭体系的原理》，前 

揭 ，第 6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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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主义的深化:p〇nas,在这里的意思是“努力”而不是“痛苦”）。 

但是为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条件使心灵的这种“张 

力”成为一种力量，也就是成为一种德性的真正条件是什么，我 

们最好读一读克里安西斯® ，这是普鲁塔克让卢梭认识到的，克 

里安西斯的残篇是如此完美地代表了斯多葛派学说:“当心灵中 

的张力变得足以执行我们义不容辞的行为时，它就成了所谓的 

力量和潜力。”正如克里安西斯所说:“这种力量和潜力，当它被 

应用于坚持时，就能控制自身；当它被应用于担当时，就成为了 

勇气;当它被应用于功德时，就化身为正义;当它被引导为选择 

或逃避时，就表现为节制。” ® 至于西塞罗，他在同样的意义上指 

明:“心灵的张力必须施加于一切职责的执行:可以说，只有它才 

是职责的守护者。” ®

似也正是由于德性建立在心灵内部力量的紧张趋势上， 

所以在斯多总派看来它可以与科学和掌握真理联系在一起。 

一位斯多葛派评论家曾指出：“如果张力足够大，那么它就显  

示着逻各斯的力量,使它能够牢牢地抓住真和善、。”这里心灵 

的力量来自逻各斯，因为心灵是由它的理性能力恰如其分地 

定义的。因此，不应忘记，在卢梭那里，至少在《论科学和文

①  克里安西斯(Cl& nthe，前 331—前232),阿苏斯的法尼亚斯之子，斯多 

葛学派哲学家，曾在雅典师从季蒂昂的芝诺。—— 译注

②  普鲁塔克，《斯多葛的矛盾》（Des 如 StoiWem.) V I I, 1034 d ; 

收录于《斯多葛派》（Les SfoiWens)，P_-M .舒尔(P.-M . Schuh丨)编，E.布雷耶（E. 

Bi^h ie r)、戈尔德施密特译，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丛”，1962年，第 9 5页。

③  西塞罗，《图斯库路姆论辩集》（TW«丨训 II，23，55。



艺》中，真理与德性、精神与坚定是相统一的，这种联系似乎來 

自最正宗的苏格拉底主义，却被西塞罗续写了。这是西塞罗  

在《图斯库路姆论辩集》中所说的一段话：“只有认识德性，才 

能最好地证明许多事物是可以被感知和把握的。这听起来像 

是对《论科学和文艺》的 总 结 更 何 况 西 塞 罗 还 指 出 ，这种“认 

识”，远非“只是对事物的把握—— 或理解”，而首先是“一种稳 

定的、永恒的把握。这也是一种智慧，是生活的艺术，它本身 

就意味着恒定”。该结论立即导向一个问题：“而这种恒定性， 

如果它既不意味着感知，也不意味着知识，那么我可以用什么 

方式询问它从何而来呢?”

这正是《论科学和文艺》的任何一个读者都应该 f r]心自问的 

问题。但读者还不能忽视:对斯多葛主义来说，保证智慧的“恒 

定”，无非就是使智慧与其自身、与宇宙的理性秩序保持永久一 

致。确实，根据芝诺对“目的” (t6b s)的定义,恒定性(Constance) 

—般是指“根据与自身同构的理由（feflWem! /ogoti feai_ swmo哪 ），

① 我 们 记 得 ，《论科学和文艺》的学说是基于这样一种偉念:任何名副其实 

的“思想”(penS6e)— 一任何艺术作品_，任何知识事业以及卢梭在文中明确宣称 

的这种“真正的哲学”—— 不仅必须是一种关于“真理”的思想，而且必须首先主 

观地从“心灵的力量”或“坚定的精神”中产生，后者以其最本质的个性激励着思 

想家本身。按照卢梭的说法，这种奇异的力量源于个体心灵并且在个体心灵中 

迸发，与德性的内在本质合而为一。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德性的存在，思想才 

能任意发挥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才能具备权威性。其实在卢梭看来,“思想”更 

加证明了权威者的权威，继而也证明了思想家本人德性的影响力。换旮之，真理 

要求发现者拥有一种根本的、“自然”的坚定心态。这便是“前-心灵情感 

，显示着无与伦比的力量、不灭的“心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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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一致性之中（Z «1 fcomok^ mnenos)”。或者如克里安西斯 

所言,这种恒定性将自己定义为“按照自然生活”（ 

mw a w )的能力,并与它的意志，也就是与它的逻各斯和

谐相处 (让我们回顾一下，每一意志都依赖于一种意向性，即 

“逻各斯”，同时这种意向性以它的对象为目标，并为其提供意 

义，因而表明了对象的B 的或存在的理由）。恒定性是心灵力量 

的“存在依据”，因此以“知觉和认识”为前提，也就是说它通常基 

于理性的运用，依赖于“理性与自身相一致，坚定而不可动摇”， 

正如普鲁塔克® 转述芝诺的精准定论。因此，安德烈-让 •沃尔  

克在他对西塞罗的评论中指出，在这整个过程中，逻各斯“使自 

身拥有运动起来的能力，从而维持或改变自身的张力”;这等于 

认为 ,“归根结底，唯有它和它自身作为一个整体[逻各斯,理性] 

才能对它的力量或弱点、它的恒定或它的欲念[心灵的欲念]负 

责

那么对卢梭来说，“自然”是否和斯多葛派所认为的一样，遵 

循着逻各斯的秩序呢？ Q 然所规定的东西、构成自然的“意志” 

的东西，是否只是自然的理性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卢梭认 

为自然是作为一种感发秩序形成了理性的基础,从而自然优先 

于理性，甚至超越理性。我们已经说过，并且还要再说一遍:理 

性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性，很少被哲学家们承认。理性从来都不

①  普鲁塔克，《论道德德性》（De i a 咖如m〇™l f )I l I ，44 l c„

②  安德烈-让.沃尔克(A .-J. V o d k c)，前揭，第 9 i 页。



是自给自足的一 它“只依靠自身的虚妄诡辩”,卢梭在《新艾洛 

伊丝》(N H , 359)中写道—— 这是因为理性植拫于另一根本的 

异质原则:植根于一种先天存在的馈赠之中，这也正是《论科学 

和文艺》本身所赋予自己的思考任务。

这里并不是想对《论科学和文艺》进行详细注释，我们只想 

问问自己，既然卢梭的心灵学说认为不必将其锚定(或绑定)在 

自身的理性中—— 理性，也就是斯多葛派所认为的组成心灵的 

主要内容，亦 即 克 律 西 波 斯 （Chrysippc)所 说 的 主 宰 原 则

(hegemonikon)---那么，卢梭的心灵哲学应该怎样才能保证它

的恒定性呢？然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强调一 

点:出于实质性的原因，斯多葛主义的道德观对卢梭伦理学的影 

响是被严格限制的—— 遗憾的是,试图突出这种影响的研究从 

未揭示出这一点。但仍然有两条重要的线索应该能启发我们的 

思考：

1.当卢梭在他的《论英雄的德性》中论及心灵的力量这一问 

题时，似乎是对培根提出的，而非影射西塞罗或塞浬卡 ® 。而 

且，他对培根的引用尚未深入细致地穷尽其根源。对培根来说， 

“力量是最英雄的美德”,但对卢梭来说，力量不同于别的德性， 

它是所有德性中最英雄的一种:力量是杰出的德性，是典范中的 

典范，因此力量是德性的典范。就其本质而言，力量也属于德

① 参 见 居 约 (C h. G uyot)的注释(《卢梭全集》第丨丨卷，第 944页）,他弓丨述 

了培根的《道德与政治论文集》( & 5<«'s (if morafe rt de /»丨|'!丨'何）。



性。这种对德性的本体论理解，大概就解释了为什么卢梭对区 

分德性的普遍哲学基础从不感兴趣，也不关心德性所包含的可 

能性或必然的等级划分。

2.卢梭对古代哲学主题的挪用有局限性，因为对于犬儒学 

派或斯多葛派来说,似乎德性的本质存在并不在于心灵力量的 

生发。当然，在后者的学说中恒定”(C〇nstam ia)所固有的坚实 

性代表了“典范”的一座高峰、一个最突出的顶点,但这种坚实性 

并没有从本质上定义德性。或者说，如果心灵的力量仍然必须 

与德性的本质相关联(比如克里安西斯所论述的）,那么，这一 

“本质”就不会停止作用于心灵的力量，因为德性的本质适用着 

不同的原则—— 我们曾论及的“充分的张力”。然而，这种充分 

的张力没有被斯多葛派同化为逻各斯(在理性的意义上），即便 

卢梭总是拒绝承认这一点。（甚至可以认为，卢梭学说的特殊 

性—— 如果能够勾勒其框架的话—— 正是完全基于对这种本性 

的拒绝。)而且按照卢梭的说法，这种构成心灵力量的内在张力， 

并不是从它所应依循的普遍的逻各斯那里(对古人来说)得出其 

可能性的先验条件，而是完全从它自身，更确切地说，从作为生 

命的“自然”的感发性中得出的。因此，为了更好地从语文学上 

质疑“心灵的力量和活力”这一表述，放弃对历史和主题相似性 

的追寻或许是有益的。于是，在对《论科学和文艺》的文学渊源 

产生兴趣之后,我们将不难获得德性的本质，这也是卢梭邀请我 

们来思考的。

于是我们可以给出两条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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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灵的力量和活力”这一表述，即使乍一看似乎来自塞 

涅卡,但其实更多是隐秘地来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卢梭所 

追随的“导师”蒙田就十分欣赏此书。《埃涅阿斯纪》第九卷的第 

6 11行也说道:“缓慢的老去并不会削弱我们的力量，也不会损 

害我们心灵的活力。”

2. 从词源上讲，“活力”(vigucur)源自拉丁文 vigere,怠思是 

(根据埃尔努和梅耶® 的说法）：“充满活力;生命力旺盛;保持清 

醒”—— 或者(如果我们信任加费欧词典® ,它对此引用了《埃涅 

阿斯纪》第五卷第438行的语句）：“保持警惕。”但严格说来，这 

里被定义为充满活力的不是“心”（6t〇r )—— 当然，用作比喻时 

除外—— 而是“心灵”(Psych6)。因为与其说“活力”是一种情感 

触发的调性(“内心”的现象），不如说它是一种只适用于整个生 

命体的存在模式，所以卢梭用“活力”这个词意在强调构成心灵 

的生命力所具的有节制的内在亲密性。而“心灵活力”的特点正 

是如此，它使心灵时刻保持警惕、时刻处于警戒状态。只要自身 

仍然以自身为中心，那么心灵力量的内在张力就无法得到释放 

和舒缓。

①  法国著名印欧语言学家阿尔弗雷德•埃尔努（A lfre d Emout. 1879—

1973)和安托万•梅耶 (A n to ine M e ille t, 1866—1936)合著了《拉丁语词源学词 

典：词的历史》（ 办丨a : f /ihoi’re 如 Mofc )。第

一版由法国巴黎克林西克(KHncksieck)出版社于1932年出版。—— 译注

②  Le G a ff io t或者 Le Grand G a ff io t是法国古典语文学家菲利克斯•加费 

欧 #6以〇 3£'£1〇1，1870—1937)受法国阿歇特(1^(：1^比)出版社委托并负责编纂 

的《拉丁语一法语词典》 此词典自1934年问世以来 

已多次重版。——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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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灵本身所包含的张力（tension),这 种 风 度 （cont- 

enance)—— 正是斯多葛派所命名的风度，鉴于“紧张”(ton〇s)① 

的内化，亦被称作“恒定”（constantia)®—— 这种恒定的风度形 

成了心灵力量（fo rtitudo)的本质。但有必要作更进一步的解 

释:卢梭将德性与心灵活力 (v igor anim i)联系起来，实际上是想 

把心灵的力量作为一种能力表现出来，特点是不会从外部的“实 

现”中汲取其实在的特征。的确，如果心灵力量的本质依赖于心 

灵的活力，如果活力命令心灵不断地保持警觉，那么必然得出的 

结论是，心灵凭借它的力量，也就是说凭借它德性的力量，只会 

在这种“约束”之中摇摆，而在这种“约束”中,它“关系”到的只会 

是它自身。换句话说，若要确立心灵力量的内在能力，大可不必 

与自身可能的外在化或现实化作对立—— 或对比:因为心灵所 

具有的潜能—— 或潜在性—— 即所谓本质的“警惕性”，才是心 

灵的现实。

卢梭引用维吉尔的术语（当作者试图摆脱斯多葛主义和 

塞涅卡时，这种引用是必不可少的），便是以最隐秘的方式表 

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构成力量的能力和它可能的现实化之 

间不存在距离—— 二者是相同的。这并不是说心灵的“潜在” 

力量—— 真正的德性—— 不会显现。恰恰相反，它完全按照

①  斯多葛派哲学家发展出抽象的 t〇n〇s —词来指称位于人的心灵中的、在 

整体的宇宙中的、以神性秩序为方向的张力。—— 译注

②  这方面可以参照由塞涅卡捍卫并由沃尔克解释的立场，特別见于沃尔 

克的著作，前揭，第 168— 171页。

137



“如其所是”和“为其所是”来向自身馈赠，而不必在逻各斯的 

可理解范围内显现自身。心灵是一种内在力量—— 保留在自 

身中，作为一种基本的“我能”，正如现象学家所说的那样，其 

概念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谈到的“伴随理性的潜能” 

(办nam/s m rta丨％。" ）并不重叠。心 灵 （卢 梭 借 此 阐 述 其 “哲 

学”)在其最不可化约的本体论规定中，忽视了从古希腊形而 

上学中衍生出来的 dynam i和 6nergeia①之间的真正区分。力 

量—— 确切地说是心灵的力量！—— 并没有建立一种离心的 

(导出性的和相对性的 )“内部性”,而是建立了一种向心的（内 

在性的和绝对性 )亲密性。“亲密性”，让我们再重复一遍，即

荷尔德林的 Inn igkc it,但卢梭却更想从心灵的第一原则 ----

爱自身—— 来理解它。

在《论科学和文艺》中，除了（心灵的）活力之外，卢梭仿佛 

是为了证实我们刚才提出的解释，还给德性的本质起了另一 

个名字:（精神的）“坚定”（参 见 D SA, 2 1 ) „有了这一概念，卢 

梭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更加清晰了。只有心灵仍然坚守着它那 

牢不可破的“原则”，也就是说，封闭在它的自然原则—— 爱自 

身—— 所强加给它的那个自身内部的紧张存在,才会有（作为 

心灵的力量和活力的)德性。因此，将心灵的活力与精神的坚  

定相结合有助于强调以下事实:对心灵来说，唯有当它的存在

① Dynamis和 hergeia,即潜在性和现实性,关于对复合物统一性的解释

请参阅亚里士多德 < 形而上学》。——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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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对自身的封闭、围截—— 好比筑起人们所说的堡垒或“要 

塞”，并与外部、存在的现象学意义上的外在性保持绝对分离 

时 ，它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存在，成为构成性的、原生的力量。 

这外部的一切，直至存在本身，都须站在自身之外，沐浴着世 

界的光,与自身对立。

何为强大的心灵？对于这个问题，卢梭回答说：正是那 

“最崇高的哲学难以向我们解释的东西，相比为追求科学者 

所给出的解释，它 为 追 寻 真 理 者 给 出 的 解 释 要 少 得 多 ”® 。 

然 而 ！之前所有的“语文学”运动不也至少向我们保证了一 

件 事 ，正如卢梭在文中提出的那样，德性在其自身的现象学 

实质上不愿意服从于认识主体的意向，首先是因为德性凭 

借其原则（爱自身）所界定的“心灵的力量”，很难 以 “主 体 ” 

的身份被摆放于它所面对的表象空间中？其实德性的特殊 

性便是谁也看不到它。只有心灵的力量对其作用点上的效 

果是可见的，而力量本身在它实在的现实中、在它努力的部 

署中却是不可见的。显 然 ，心灵力量的不可见性并不意味  

着它完全不表现出来。这 里 包 含 两 点 意 思 ：（a )在 心 灵 中 ， 

力量变得可见并不是通过显示自身（例如通过成为“心智省 

察”的对象）；（b )力量只向行使、驱动和体验它的人显露出 

来 ，所以这其实也是心灵的力量处于行动状态的原则，以及 

(以德性的名义）表现其“道德”内容的特征。于是也必须明

①参见卢梭{未刊作品和书信集》，前揭，第 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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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德性是“未燃而暖”之 物 ，是人们“求之即爱之”、“未识而 

感之”的东西® 。

事实上，德性作为一种精神的努力和主观的能力，以及作为 

心灵的力量和活力，除了在“自身”的亲密性中显现自身之外，再 

也不会在别处显现。在亲密性中,德性表现为对自己生命的直 

接规定，以一种激发心灵的情感形式出现。这里,我们当然可以 

再一次拉近卢梭与斯多葛派的距离，特别是与克里安西斯的距 

离，他明确指出:“努力好似一阵烈火的冲击，当它能够在心灵中 

刻下烙印的时候，就被称为力量和潜力。”尽管我们之前曾表达 

过保留意见，但其实是有道理的。然而！这种特殊的冲击本身 

是如此的直接,以至于它的内在揭示并不基于任何外部中介:它 

的发生是通过拒绝任何意义范围的先决馈赠，来允许一种再现 

的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是再现“感觉”或“印象”。因此，对于 

这种激发心灵的“火”，我们可以说它吞噬了一切外在的立场和 

一切客观性。它可以防止自身的任何外在的投射，以至于触及 

根本问题:什么是德性？卢梭毫不犹豫地宣布和自身保持一致， 

并完全忠于自己的思想:“我可以用短短两句话告诉你，谁也不 

能向任何人学习，而只能向自身学习;如果你的内心没有预先回 

答你，那你就永远无法知晓一切。”

这句话道出了本质。按照卢梭的想法，这句话断言了德性 

总是先于代表性的知识或普遍的“道德科学”网络开始控制它之



前出现，以便解释它自身或使它被人学习。尽管德性是无法通 

过学习得来的(显然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塞涅卡® ) ;然而，我们 

不必经过一段学习期也能并且也必须准备拥有它。德性就是即 

使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也可以提供给自身的“回答”。它是对尚未 

归结的问题的回答。如果这一回答总是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提 

供给我们，那是因为它忠实于内心,并存在于其中。这里排除了 

任何形式的再现，唯有感触和情感作为主宰统治。

① “塞涅卡完美地断言：‘你不会想要你正在学习的东西’（K d丨e twn 

<«>•),这句话更倾向于他的斯多葛派朋友们的真理;他们的教诲是‘德性可以学 

习得来’ ：D idakt6n einai tfen a rrt& i 。若要在意志外部进行活动，只有一种手段， 

那就是‘动机’。但是，动机不能改变意志本身;如果它们对意志产生任何影响， 

那也只是在意志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因此，动机能做的就是调整努力方向，在不 

改变作用对象的前提下，引导意志用新的方式去寻找对象。故而教化的知识、正 

在改进的知识,总之一切外来的影响力所允许发挥的作用只限于表明意志采取

了错误的手段...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L r M W f rommf iwfonM

et commf re])r&mtof/on]，第 55 节，奧古斯特.布尔多 [Auguste Burdeau]译，理查 

德 •鲁斯 [Richard Rods]审校，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 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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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智者的唯物主义 ®

通过将德性定义为心灵的力量和活力，卢梭把这句看似微  

不足道、实则至关重要的感叹放在了他的伦理哲学(也是他真诚  

的智慧）的顶端:“想象一下，我作为我，但我的行为却如同另一 

个人，那将是荒谬的！”因为如同自身那样行动，或者如同另一个 

人那样行动，就是决心把生命固有的爱自身置于行动的基础上， 

而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迎合渺小个体的骄傲的自爱。

卢梭在一封信中更直接地解释了他所认为的“智 慧 ”的内  

容 ，卢梭的“智慧”既是感受性的又是动态的，与通信者 (亨叶特） 

的意见形成鲜明对比。他总结说我的智慧是与一切时髦的哲学 

观点@ 相抵触的，时下流行的哲学总是把他们所谓的人文主义

①  卢梭常言构思却从未写成的一本书的标题即为“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

唯物主义’’ （ ■ Ld Mor<i/e sens/hVe om /e Mo以riW&m e而 呢 e 〉。参见卢梭《汗悔录》 

IX 〇 ----译注

②  这些哲学在今天不还是那副老样子吗？

1/|2



建立在视人性为超验实例的错误观念上。所以我说我们必须使 

自己“对那不断把我们抛向外部的虚假智慧的喧嚣充耳不闻，因 

为它总是把虚无的当下[生命的活生生的当下]贬得一文不值， 

并寻求一个随着我们的接近而飞离的未来，不断地将我们带到 

我们不存在的地方，最后将我们带到我们永远不会去的地方。 

因此，在我们准备使用生命的过程中，死亡总是让我们感到惊 

奇”(《爱弥儿》法弗尔乒稿版 ,82—《3)。

卢梭的回应是，为了摆脱痛苦的沉重负担，为:r 从自身实存 

的压抑屮解脱出来，他试图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在各种反思 

和推理中自我排遣。他要确保智慧更好地致力于深化生命的本 

质,致力于认识自身存在，最重要的是在生命始终将活生生的自 

我“安放”在实存情感的构成调性中时，也致力于坚持自身。他 

写道:“现在对您来说，‘学习’是阿喀琉斯的长矛,应该被用来治 

愈它造成的伤口。但是您只想消除痛苦，而我是想消除造成痛 

苦的原闪；您想用哲学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而我，我希望它使 

您脱离一切(脱离显现于外部的一切），并使您归复自身(归复于 

存在的亲密性)。要知道，只有当您不再需要別人的时候，您才 

会对他人感到满意;只有社会不再需要您的时候，社会才觉得您 

讨人喜欢。永远不去埋怨那些您不需要的人，那么您就将为他 

们所必需;如果您觉得自己足以满足自身，那么他们将感激您， 

因为您愿意共享您的价值。他们将不再认为他们在使您沐浴恩 

泽 ，他们将永远接受恩泽;仅凭这一点，生命的乐趣将主动找上 

您，而您却不必寻找它们。那时，您就会对自己倍感满意，而不

H3



会对别人心存不满，您将安宁地睡去并甜美地醒来。”这类智慧 

依循每一个体的主要“条件”和内在秩序，关乎其自身的独特性； 

在充分的“利用生命”中，反思决不会被侵吞，并且得益于这种利 

用，生命完全有可能与自身保持充分一致。于是卢梭在此处承 

认 ，感发性一 首先作为生命的本质—— 构成了始与终。

这就揭示了卢梭为其感发性的伦理学所陚予的头衔。这一 

设想回应了感性伦理学（Morale sensitive)之名,但却从未成功 

将其穷尽;这一设想无疑是生命尽头的伟大事业，即使经历了政 

策制度的阶段性失畋后，依旧深深地依恋着内心。卢梭在《忏悔 

录》中吐露:“我更有勇气去做这件事，因为我有理由希望写出一 

本真正对人类有用的书，甚至是一本最有用的书。”（C ,408)然 

而 ，一些评论家却认为，卢梭著此书意为回应英国哲学家沙夫茨 

伯里、哈奇森或休谟等人所阐述的“道德情感 " （sentiment mor

al) 学说; 或者仅仅说此书“原是洛克和孔狄亚克门徒的作品”® ， 

正是这些观点阻碍他们接触到问题的关键。除了卢梭绝不可能 

充任某某的“弟子”之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如果卢梭只是受到这 

些众所周知的理论的启发，便绝不会像这些著名作家一样难以 

写出关于“感性伦理学”的论著。但是，整个问题是由这样一个 

事实引起的，即从错误的前提(洛克式或孔狄亚克式的)开始的， 

如我们现在必须表明的那样，它注定直接走向失败，也终将从失

① 参 见加涅班 (B . Gagncbin)和雷蒙(M . Raymond)对此的注释,O C ,l , 
1469 年。



畋中解脱出来，毕竟它还是能克服一些困难。

卢梭的“基本观念”（c , 409)诞生于一个完全合理的观察： 

“大多数人在他们的生命过程中常常会变得与自身截然不同，并 

且似乎会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但是,卢梭明确说道:“我并不 

是要像写书那样建立起一些知名的东西:我有更崭新、更重要的 

目标。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并使自己与那 

些取决于我们的事物[令人想到斯多葛派的 eph’hSmin® ]保持 

关联，以展示它们如何被我们所引导，以使我们变得更好、更自 

信。因为对于一个诚实的人来说，抵挡这些本应克制的却已然 

形成的欲望，无疑比从源头上阻止、改变或修改这些欲望更为艰 

难 ，如果他有条件再重返源头的话。”(C , 408—409)因此对他而 

言，最关键的是回到他欲望的源头，以及去平衡那“张力”，即欲 

望与生命力量(puissance)的关系,这种力量使欲望在主体性的 

核心中生效，这就是所谓的“心灵”含义。

然而，在《忏悔录》中，令人惊讶的不是卢梭对“感性伦理学” 

主线的勾勒，而是他解释为何放弃这一“设想”的理由。卢梭简 

言:“很快就能知晓导致我分心的原因”—— 那“妨碍我多加关  

照”的分心(C ，4〇9 )。我们应该相信他的话吗？会不会有更“客 

观”的原因，不是源于让-雅克受到的迫害折磨，而是源于他的分 

析假设？

① 斯 多 葛 派 的 cph’h£m in 意为法语中的《 ce qui depend de nous »(那取决 

于我们的)。——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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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仔细看看《仟悔录》想要阐发的“基本观念”。让我们 

扪心自问，此书透露出来的欲望“起源”是否可能存在？为了获取 

智慧，是否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回溯”来修改欲望所特有的内容? 

卢梭是这样继续他的论述的:“通过探究自己的内心，当我在他者 

身上寻求不同的存在方式的含义时，我发现它们主要取决于我们 

对外部对象的前印象，并且它们被我们的感觉和感官不断地修 

改，在我们的观念中、我们的情感中、我们的行动中，我们不知不 

觉地受着这些改变的影响:气候、季节、声音、色彩、黑暗、光明、元 

素、食物、噪音、沉默、运动、休息，一切都影响着我们的运转，因此 

也影响着我们的心灵;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千百种可靠的支撑， 

从而控制我们去自行支配的情感起源”(同上)。即使我们谈论的 

问题关乎“起源”，我们在此面对的也只是“外因”(即卢梭所描述 

的“偶然”）,其“效果”首先作用于我们的感觉，然后才是我们的心 

灵，它很可能引起我们情感和观念的“变异"(variation),同时激发 

出一种欲望。如果使用一个音乐术语做比喻，卢梭在这里似乎坚 

持扭转了和谐的音调，以至于牺牲了对旋律的强调:因为他所要 

揭示的是从一种感发到另一种感发的过渡• 一 从外部观察到的 

感发的“更改”一~而非它们内部之间的相互转换,即它们之间的 

相互转调(modulation)。相较于生命模态的先验谱系，卢梭在这 

_ 身体“机器”内部客观过程的经验性成因更感兴趣。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真的有可能像卢梭所相信的那样最终寻得欲望的起 

源吗？必须承认,毫无可能—— 更何况在这种语境下，原初被动 

性(爱自身和实存情感所固有的被动性)的本体论问题不失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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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本书附录3,第 361页。

参见尼采的“矛盾"(contradicto irc)概念，我们之后再议。 

同样参见下文附录3,第 361页。

H7

释为一种“物理原则”(同上)，但实则并不恰当。

因此我们要说的是，由于卢梭曾一度相信“满足自身”是实现 

自身与世界之间协商沟通的功能，也曾相信情感取决于感觉，尤其 

是取决于其外部再现对象® ，他蓄意使自己跟随洛克的脚步，避免 

回到“欲望之源头”,人彳丨'34此处既要消受存在的幸福，同时又要承 

受最深的绝望,而且两者在感发性的牢不可破的统一之内只形成 

同一个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爱洛伊丝》这本书以及《爱弥 

儿》里的某些重要篇章，远远超越了“感性伦理”的基本观念对卢梭 

思想的最初促进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卢梭的基本设想仍 

未完成。（我肖后将研究卢梭是如何看待先验感发性的基本结 

构时，那时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种未完成是不可避免的)。

同样重要的是卢梭希望为他的“感性伦理学”赋予的第二个 

标题。事实上,至少如《忏悔录》所描述的那样感性伦理学”似 

乎并没有就绝对性的本质、就“感发性是形成生命的唯一材料、唯 

一材质”这一事实作出任何结论性的说明，但另一个标题“智者的 

唯物主义”却恰恰相反，它给出了更清晰的阐释。如果这个标题 

弥补了前者的缺失，恰恰是因为它成功地纠正了不足，为“感性伦 

理学”赋予了真正的范畴。卢梭在《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中先是 

喜欢于虚无的深渊中拒绝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后又回到唯物 

主义，人们无疑会质问：以这种方式来界定卢梭哲学的实质，难

①②③



道不令人不安吗？卢梭会忽然感到后悔吗？但其实“智者的唯 

物主义”这一称谓远没有包含“霍尔巴赫主义”①(卢梭偏好的说 

法 )的痕迹，也远没有借鉴感觉物质所特有的孔狄亚克式意 

义—— 这种物质不是由它自己揭示的，而是由与它相对立的感 

受性(sensibili⑷收集起来并为其赋予精准的“形式”。我们认 

为，这一称谓更多是为揭示原初的现象，其内容正是现象本身， 

是绝对主体生命作为先验感发的极度揭示(archi-r6v61ation)。

“智者的唯物主义”被卢梭用来重新命名“真正的哲学 "，这 

种心灵的哲学应该产生某种有关享乐的艺术（参 见 O C , I , 

1173),因为这种唯物主义的物质无非是卢梭笔下“生命”的感发 

材料，它滋养了我们每个人存在的乐趣。据此种关于智慧的训 

诫，善与恶在形成价值观之前，在转化为理想的和超越的概念之 

前，就已经构成了—— 如果为“肉体"（chair)换个说法—— 我们 

生命经验的“材质”（Stoffe)。因为事实是，每一种生命经验(也 

是每一种“活着的”经验)在其直接性中都会被显现为是关切的、 

有趣的东西—— 依据“关切”（in t& et)，用卢梭的说法来讲就应 

该将其界定为“伦理学的”,不是在道德义务的意义上，而是在感 

发性的意义上，是在具有至高力量的意义上触动心灵，使心灵变 

得活泼，使心灵富有生机，去激励它，调动它，让它“动起来”，与

① 霍 尔 巴 赫 (Paul~Henri T h iry , baron d’H olbach, 1723 - 1789)，生于德国 

巴伐利亚，1735年移居法国，1744 年就读于荷兰莱顿大学。他与狄德罗等人参 

加了《百科全书》的编慕工作，是“百科全书派”主要成员之一。霍尔巴赫主义 

(ho lt^ chisme)可以指霍尔巴赫本人所主张的唯物主乂自然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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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烦扰作斗争，消除它的绝望，引导它超越自己，总之要鼓励 

它去行动,去思考，去磨砺它的感受性，去培植专属于它的权力， 

去唤醒让自己只受“爱自身”所支配的愉悦，而且这种愉悦往往 

造就引导它去行动,去说话，去思考,去爱。

向往智慧的人所怀有的关切显然迥异于那些表面上热衷于 

真理的假面人的兴趣（参见本书开头摘录的《新爱洛伊丝》节 

选 )。明智的卢梭主义者的“关切”也不同于之后克尔凯郭尔所 

提出的那种关切，后者以心灵的基本“欲念”为形式，使心灵向往 

“永恒的至福”,向往“重复”，向往“终结”(“可朽”)之后的“恢复 

原状 "(res titu tio in integrum),因为这种“具有无限欲念的个人 

关切”需要“伦理的悬置”和信仰的飞跃。卢梭主义者认为：不， 

应将智者追求实现的关切看作一种有限的、具有合理欲念的、节 

制的、缓和的、平衡的个人关切，它并不要求悬搁伦理，相反它催 

生并巩固着伦理需求;它不仅压制自身所有的自私心(个体小我 

的愚蠢傲慢），最重要的是不再使自己与自身产生矛盾，更实在 

地说，正如卢梭自己所言，最重要的是感觉到自己成为如自然所 

希望我们成为的那样。再用一种规定性的方式来说明就是:顺 

应自然才是明智之举，因为顺应自然才能使得自己与内在情感 

保持一致，“我们将知道[那时]自然是以怎样的温柔来统治—切 

的，人们听见了它的声音后将发现它是以怎样的魅力成为自身 

的极佳见证的”(E，597)。

因此，智者就是享受“因满足于自身而催生出纯粹快感”的人 

(E，591)。这就是“真正的哲学”—— 如果我们要想享受生存的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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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就必须攀登这座高峰。这类生命智慧的产生，正是得益于“我 

们可以成为并不博学的人”（E,601 )。这些话语都是“心灵的哲 

学”的要素，这种哲学诞生于它对自身自然而然的服从。当心灵 

出于警觉和对自身的忠诚，拒绝聆听那些企图把它流放至“陌异 

之地”的塞壬歌声，它就会充满活力、坚强和坚定—— 从德性的意 

义来说。而陌异之地，严格来说是一个无法生存的地方,心灵在 

这里无法停止与“同类们”争夺一个完全矫饰的、至少是外在的身 

份，概括而言就是在社会中产生的关于自身的某种形象,并为了 

让自己在世界之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损害受同样条件制约的第三 

者的利益。我们必须对此深信不疑:如果“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总 

是脱离于自身之外，只知道奉迎他人的眼光而生活”,那么“可以 

说他是从自己的判断中获得自己实存的情感”(D O丨,193)。恰恰 

相反，卢梭设想的智者是以自身之名，由生命以及在生命中孕育, 

在实存中吃立不倒，而摒弃所有那些优先的区分,因为这些区分 

总是起源于自私心及其对区分的贪婪渴望® 。智者的智慧不可 

能来自他对“这一浩瀚宇宙中的事物”的体验，因为在那里，我们 

都“被抛人了冒险之中”(L M , 1092),何况就蒙田在《随笔集》中 

的精准比喻来说，这个世界不过是一架“恒久晃动着的秋千”

①初次接触卢梭的“区分"(distinction)的关键概念，可以参阅皮埃尔•阿 

特曼(Pierre Hartmann)的研究《区分的考古学:论卢梭賦予美学在不平等的产生 

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C/we de /d diWMfhon r6/e ow/r辦 por K omwcum

d i•彳“e tiam /Ymfr及 /e )，《十 世 纪 》

( 祕 me Si^■丨e),第 3 8期，巴黎:探索出版社,2006年，第 481 —4 93页。



( branloire p6renne )，而心灵正是被拋人了这一浩翰的宇宙，却 

从未在那里找到它真正的“基底”(R , 1046),得益于这一内部平 

衡的源泉,他似乎可以合理断言—— 就像孤独的漫步者那样： 

“在四面八方的压力下，我保持平衡，因为我不再依附于任何东 

西，我只依靠自己。”(R ,1()77)

事实上，如果心灵所关注的是从世界中夺得其存在的“调节 

尺度”，那么，心灵是否会觉得必须异化自己，以至于它将不得不 

任由自己被驱逐出那个活生生的和内在性的源头（存在的情 

感），而这个源头正使它成为如其所是(一个活生生的自身)以及 

如其所至(到达那个不可见的生命层面上,对它而言即为内在性 

的和感受性的平面)？

存在的情感所显现的是真理的秩序,其中不存在任何幻觉 

和假象的可能性，这也是卢梭继笛卡尔之后所坚持的观念 ® 。 

如果说“自然永远不会欺骗我们”，如果“我们永远是自己欺骗自 

己”(《爱弥儿》法弗尔手稿版,213),那是因为一切属于自然界的 

范畴一 •一切属于内在情感的东西® —— 永远不会丧失真实。 

“真实”不仅意味着我在体验我所体验到的东西这一点总是真实 

的，而且是因为我所体验到的东西(我所感觉到的东西)总是能

①  “……无论一个人是睡着了还是在做梦，他都无法感到悲伤或被任何其

他的激情所感动，除非他的心灵本身就有这种激情”（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 

[7>£«.以 丨.om de 丨 ]，A T ，X I，第 349 页）〇

②  “自然，即内在的情感……”(《致雅各布•维纳斯的信》，1758年 2 月 18 

曰，C C ，V ，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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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感觉)自身，从而在这种自我感受的直接性和极度被动性 

中获得无可置疑的积极性和确定性。这种关于A 身情感的真理 

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说:这就是作为生命的自然的 

“意愿"(vou lo ir)，它每次都会在实存情感的基本布局中向我们 

提出“要求”(而我们自己却不想要）,尽管我们拥有这种原始的 

感发，但它还是把自己强加给我们,并要求我们对它进行处置。 

因此，如果自然的概念与真理的概念有交集，那也是在任何认识 

论语境之外，因为实存情感的自我触及总是自然的，自然总是 

(自我)感发的。简言之，这是因为自然总是在“内心”中显现 

自己。

但我们却任由自己被世界的景象和一切地狱般的表象的诡 

计干扰,因为就我们感性存在的主体性而言，我们就像遭受着孤 

独的漫步者一样;我们在这个“幻想”的世界里(L M , 1(»2)、这个 

虚幻的世界里漫游，好似徘徊在我们A 生命的关切的边缘。对 

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生命已经在这种漫游中失去了意义，或者形 

容得雅致一点，失去了生命的品味。因此,智慧的征服将有赖于 

这种生命品味的内在教化(心灵的教化[〇出mw ]),有赖于

这种感发智慧(sapience)的使用。然而，（作为修改心灵一切体 

验的源泉)不仅有爱自身在每个人身上根据实存情感的特殊调 

性而呈现出不同的内容，而且每个人为了到达自己“在这片大地 

上的终点”，还必须使自己的欲望与能力相匹配。因此，这就是 

卢梭伦理学的关键:它要求行动的自我(卢梭所说的“自由施动 

者”)认识自己，学会认识自身力量中的可能性和被唤醒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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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性，自我的行动目标与人类社会及其混乱和虚假的要求无 

关，而是与自身有关，是为了不使生命与自身发生矛盾。这就是 

为何卢梭的伦理学不邀请任何一种妥协，不邀请任何一种对世 

界的迁就， 怕是再现意识的“内在世界”、世俗事物的“外在世 

界”或形而上事物的“背后世界”（Pamdre-m o n c k L 主体生命的 

绝对内在性与存在的外在性是根本不可通约的，自我的主观性 

与存在者的客观性也是不可通约的，妄图在它们之间寻求任何 

的协调确实是荒谬的。因为凡是参与其中任何一方，都将不可 

避免地使自己陷入错误、徘徊，最终走向绝望。另一方面，如果 

有可能达成某种一致，即使只是理想中的一致，也只能是内在 

的—— 它只涉及关切自身的心灵，同时遭受那种迫使它(成为） 

自身和产生朝向自身的欲念的孤独。

因为唯有这种孤独才印证着矛盾的根源:“矛盾”的根源就 

在自身内在。所以我们必须给予自身最大的“关照”。因此，智

者将是唯一一个见证“认 i只你自己”（Gn础 / )之人 

“认识你自己”为“真正的哲学”提供基本对象，正如《论不平等》 

的卷首语所表明的那样—— 原则上“认识你自己”与第二句德尔 

斐铭文“如何都不为过”（me伽 )相伴相属—— 这句“如何 

都不为过”,恰恰澄清了卢梭伦理学的根本规定。事实上，在不 

恢复自私心的情况下，只 要 正 确 地 理 解 这 种 “共属”（coap- 

partcnance：)关系意味着什么，智者就能根据爱自身本体的善和 

积极性，为自身得出最佳结论。智者是会与自然达成一致的人 

(不过得从非斯多葛派的角度来说），他知道如果这种一致对每

153



个人来说均为可能,那么它同时也会在每个人身上以不同的方 

式达成一致。“在毎个人身上”即:依据他的个体本性，他的自身 

情感的内容，他的欲望的内容和他自己的能力范围

由于卢梭的伦理学力求恢复内在的“平衡”,它所做的便不 

仅仅是规定当一个人希望生活在人间时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 

什么的规则:它首先取决于主体性的履行(accomplissement),艮P 

其潜能的和谐实现。所以目前，这种伦理学完全有可能按照“自 

然[即自身本质]的要求”来享受自身(这的确是卢梭眼中“智慧” 

的至高点)，只有当人们先努力挫败盘蹈于自身内心中的绝望之 

时 ，这种享受的愉悦才会发生，而任何爱说理的理智的指令都无 

法阻止它的觉醒。

其实，伦理学只需要概括道德和痛苦，玩弄善与恶的超越 

性价值。这两种普遍价值在相互对立中明显地处于生命现实 

的层面之外；当它们作为一种理想性，则成为想象力的投射或 

比较性的理性的抽象概念。然而，这些价值虽然属于表象的 

范畴,但它们并不是虚假的，因为它们来源于其自身力量的再 

现:它们都源于人的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的精准反映。因为 

在断言自己受到共同理性所支持的观念或价值之前，善与恶 

就以“好”与“坏”的形式建立在绝对的主体生活之中；它们从 

“活着”中喷涌而出，成为我们与自己不断发生的无声的、直接

① 在 这 里 ，卢梭显然需要与自然协调一致，而绝不是符合斯多葛式的简单 

再现或重复使用。卢梭认为，智者只契合于他自身所具有的那种本性—— 他的 

个性一 而绝不是契合于宇宙的总体性质或逻各斯的普遍规律。



的经验的感发方式;它们植根于爱自身的深处,在这个意义上 

说，“善”是自我肯定，“恶”是对自然的否定。唯有如此，唯有 

充分发展爱自身的感发性，伦理学才能被定义为一种合理发 

展的“享受的艺术”。

.享受的艺术是建立在行使德性的基础上的—— “纯朴心灵 

的崇高科学"(DSA,30),其前提是,毫无保留地认同德性并服从 

于德性，并且先于直接关系的核心处阐明一种有关内部调节或 

比例的法则，它从本体中将欲望与其内在力量联系起来。这一 

法则实际上是为了确定爱自身对自身的肯定或否定，所以它根 

据自我主体性的快乐或痛苦来表露各种变彳匕或者模态。于是这 

些模态产生了两种类型的情感:一种是贫乏(itm iffisance)的情 

感,它产生于欲望与能力、力量与意志之间痛苦的不相称;另一 

种是满足(suffisance)的情感，它产生于欲望与能力、力量与意 

志之间幸福的平衡。

贫乏的情感所具有的特殊彳生体现为，它削弱了自我，导致自 

我越过了卢梭所说的“范畴的半径”，并由此成为一种社会性的 

和政治性的动物—— 这确实要感谢依靠他者的力量来确保强化 

自身一一根据卢梭早在 1752年就发现的基本规律:内部越是畋 

坏 ，外部越是复杂(A-D SA,73)。（这一规律连结起自然内在的 

断裂性与社会体的构成，甚至还将成为卢梭主义分析“社会状态 

中的人类”所依据的原则;我们之后再谈这个问题)。至于满足 

的情感，它不仅是智慧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使对他人的公正成 

为可能的原因，如卢梭稍后理解的那样，“凡是对自己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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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人也善良”® ，或者说“凡是能满足自己的人, 

就不会想着去伤害任何人” (D , 790)。

但我们该怎么做呢？如何才能对自己善良？如何才能满足 

自己？—— 卢梭在《爱弥儿》第二卷中提出的法则正是用来调节 

这两个基本的主体性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在谈到痛苦现象 

时,他写道:“我们的痛苦正是……在我们的欲望和能力不相称 

的情况下形成的。”（E,304)而且,卢梭还描述了关于快乐的形 

态:“对于有感觉能力的存在而言，他的能力等同于他的欲望，他 

将是一个绝对快乐的人。”(同上）

不 过 这 一 等 同 的 比 例 关 系 仅 能 解 释 自 我 的 “独 特 性 ” 

(smgulari t6)以及每个人的不可类比的存在，于是卢梭在此基础 

上成功地建构了一种没有客观或固定特征的、没有预设公理的 

感发伦理学的准则。卢梭的设想支配着其学说的建构，但却忽 

视了强制命令性的戒律或规则。卢梭所倡导的伦理学特别适用 

于个体，它每次都是根据每一个体的独特的力量和欲望,使个体 

致力于认识自己(因为事实上，“最可怕的敌人就在我们自己内 

部”[D V H ，1273]),并尽可能地平衡自己的“我想”和“我能”的 

比例，将二者作为个体主体性的“组成部分”。这种把“可实践 

性”建立在构成自我独特性的主体潜能的整体之上(卢梭称之为 

“人类能力”)的伦理学、这种坚定的个体主义(但决非个人主义，

① 卢 梭 ，《致米拉波的信》（tfllc e  a AKrai« iH >, 1767年 1 月 3 1 日，C C， 

X X X I I，第 82 页。

156



因为“人们善待自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善待他人”）、这种实现心 

灵哲学的伦理学，逆反一切超越的规范性，它被揭示为适用于自 

我感发性的内部规定的载体,依据“何为感发性”以及“何为自 

我 '处于其独特和单一的、有限和绝对的、不可还原和总体性的 

存在之中。

只有为了使伦理规制真正成为一种合规性，才有必要阻止 

它为任何一种主体权力赋予特权而损害所有的他者。为此，伦 

理规则应以自身的生命规定为基础，因为权力与欲望之间的本 

体论关系在毎个人身上表现得极为独特。这些规定并非为了唆 

使人们选择减少欲望以增强力量，反之亦然;也不是鼓励彻底消 

灭欲望或权力，因为这样一•来，自我面临的结局将是挫败，挫畋 

可能会唤醒绝望，从而将顺理成章地加剧对自私心的激发，而自 

私心已经不再需要别的东西来使自己变得更为有害。不，为了 

避免这种伦理学惹出与其目标相反的麻烦，就必须使赞同这种 

伦理学的人只按照他S 身能力自由而愉快地发展欲望。对于这 

个问题，卢梭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当中表露:“那么，人类智慧 

或通往真正幸福的道路又是什么呢？并不完全在于减少我们的 

欲望;因为如果欲望低于我们的力景,我们的部分力量就会一直 

闲置，我们就无法享受我们的全部存在。也不是在于扩大我们 

的力量,因为如果我们的欲望同时以更大比例扩大，我们就会变 

得更加痛苦:所以是为了减少欲望相对于力量的过剩，并且实现 

"能做”和“想做”的完美平等。唯有此时，所有力量都在起作用， 

心灵却保持着安宁，人类便会发现自身秩序变得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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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304)人首先为自身建立井井有条的秩序，因为在他的“我 

能”和“我要”之间建立起了“完美的平等”，如此一来，他就会和 

实存情感的秘密内容达成一致—— 也就是在一个既非心理学也 

非社会学意义的层面上对这一内容进行内在的定义。他感到自 

己已与他的本性保持了完全一致，他对属于他的“内在情感”感 

到愉悦。当他感到和自己保持了一致，那么，这就标志着在他身 

上以及他自身与自己的关系中，终于不再有什么“如何都不为 

过”的东西。

当然，因为这种伦理学是由一种内部调节(或节制)的法则 

所定义的—— 根据受其启发的“特殊构造”进行调节，所以，如果 

卢梭的“节制”智慧并未引发对生命的具体描述，而是像斯宾诺 

莎的《伦理学》一样，仍然是相当“思辨的” ® 。在规则的抽象概 

括性与其“适用性”的极端特殊性之间，卢梭实则让位于一个典 

型的个体，他可能会关注这一法则的效力，亦可能不会关注。如 

此一来，力量/欲望之间差异的模态彳匕(根据愉悦或痛苦)被考虑 

添加进对这种差异的调制中，并据此确定“强”的存在或“弱”的 

存在。

卢梭仍是在《爱弥儿》中自问：“当我们说一个人软弱时，我 

们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 ”卢梭回答说:“软弱一词表明了它所适

① “在人心中，纯粹的思辨观点不能凌驾于欲念之上，这就是宁愿选择外 

来事物，也不选择我自己;这种情感不存在于自然之中。”—— 《致德■卡隆德莱 

修道院院长的信》 (i /’也 以 办 1764年 3 月4 日，CC，X W ,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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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存在关系。当力量超出需求，不论是昆虫还是蠕虫，都是强 

者;当需求大过力量,不论是大象还是狮子，不论是征服者还是 

英雄，抑或是神，都是弱者。”(E ,305)因此，如果只考虑力量、能 

力 、天赋来彰显强者的力量,就等于阻止自己获得自身存在的独 

特性，等于剥夺自身的真实。因为“存在”实际上是活生生的自 

身，而这一自身激活着“自我”,在生命中并通过生命化身为自 

我，也就是凭借生命的爱自身化为自我；既然“活着”意味着行 

动,那么只有在活生生的实践中—— 当在“存在”的每一个点上 

感受到自己时所有的[主观 ]力量都开始行动”（E，304)——  

—个人的“自身存在”才得以揭示，因此这个“存在”部分地取决 

于它的欲望内容。此种情况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从力量的 

角度来说最强的心灵(例如上帝），从行动的角度以及最终主导 

它的欲望的角度看，很可能是最弱的。因为涉及行动本质的是 

权力和意志、能力和欲望、力量和需求的比例、“关系”甚至是相 

互的修改,正是它们賦予行动的自我以“自身性”。

问题是:何种心灵可以被称为弱者？我们将据此回答:软弱 

发生于自我的心灵不再享受自身、不再享受成为自己、不再享受 

自己的痛苦、苦于不再遭受自身的痛苦之时。换言之，软弱就是 

因拥有太多的“自己”,或因“成为自己”的负担太重而痛苦的存 

在。弱者受苦，他的苦就是“过多”。不要过多—— 正如萨特所 

说的那样—— 而要做一个弱者，他的软弱源于感到自己内心所 

背负的一切(欲望、力量 )在他实际存在的某个时刻好似一个沉 

重得不能再沉重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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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当弱者的欲望超过自身力量时，他们就会痛 

苦,，同理，如果强者感到幸福，那是因为他们只渴望自己有能力 

获得的东西。但是，就“我能”的原始力量而言，它既存在于弱者 

身上，也存在于强者身上（因为不仅只有力量是强大的，软弱也 

是一种力量）,应该说上帝可以强大，昆虫也可以强大—— 关键 

是要正确把握“适用于”这样或那样的“存在”的结构关系。因 

此，强者就是根据自己的可能性来行使他所享有的力量的一种 

存在;他的一切活动就在自身的享受中耗尽，在他以“自己是谁” 

为乐的事实中耗尽。而另一方面，尽管弱者总是拥有力量(他总 

是拥有“我能”的力量），但在这种力量中他停止了享受,因为他 

发现自己被淹没了，被一种歆望超越了,他不仅无法抑制和承 

担,更无法尊重这种欲望。换句话说,弱者即是如此，由于强烈 

的欲望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满足，他的行动力只能在单一方向 

上进行，那就是对他所得到的生活作出反应,于是在绝望中，他 

有时会转而反对自身(反对他的“无力”），由于与自身作对和对 

自身的 +满，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和“闩己是什么”失去了所 

有的敬意。

综上所述:由于软弱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成为自身”的负担 

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软弱的人除了恐惧和逃避之外，別无他 

法—— 卢梭说:“他把自己抛向自身之外并以此取乐。”（E , 597) 

事实上，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他所遭受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作为他 

的“内在情感”向他自己揭示。于是这种感受性的启示使他寻求 

一切尹段—— 特别是那些认识的手段—— 来抵御这种生命在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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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激发的恐惧,这种恐惧从四面八方压倒他，使他感到过分压 

抑 ，使他不再行动，而只是做出反应，仿佛他自己只不过是敌对 

力量的可怜玩物。因为他害怕自己，又找不到真正逃脱这种恐 

惧的方法，所以弱者最终会想着背离自身。“他所在的地方”并 

不是他向往的地方。他无视自己所处的位置，混淆自己内心的 

晶堂“透明”,只能在排斥任何可能性的情况下，为自己的欲望施 

加过度的负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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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在主体性的中心：

真正的“让 -雅克•卢梭问题”

由于心灵在本体论上的独特性意义，我们不可妄下定言自 

我具有实质的现实性。因为自我其实是每一次力量/欲望发生 

差异的结果，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形成这一差异的来龙去脉，我们 

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U )就心灵的强弱而言;或(b )就 

存在的幸福与不幸而言。

考虑到这两重维度,我们现在必须着眼于卢梭在《嘲笑者》中 

所作的自画像:“没有什么,”卢梭写道,“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 

和我自己是多么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用‘独特的变异’来定 

义自己之外，用其他方式来定义自己的尝试都是没有用的;这一 

变异在我头脑中就是如此，时不时地影响着我的情感。有时，我 

是一个顽强而凶猛的厌世者;有时，我又为社会的魅力和爱的喜 

悦而出离陶醉;有时，我严谨而虔诚，为了我心灵的福扯,我竭尽 

全力使这些神圣的性情持久下去:但我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坦率的 

自由主义者，因为此时我更加专注于我的感觉而非我的理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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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在这些时刻经常戒除写作……简而言之，我比变色龙、变形 

虫和女人都善变。从一开始，好奇的人们就应该对认识我的性格 

不再抱有希望:因为他们总会发现我以某种特定的形式出现，而 

这种形式只有在某段时间中才是属于我的;他们甚至不应希望认 

出我的这些变化，因为变化没有固定的时期，有时我会从一个时 

刻变化到下一个时刻，而有时我甚至会整整几个月保持同样的状 

态。正是这种不规则奠定了我自身的构造。”(P,1108—1109) 

即使卢梭已经注意尽量不将自己的意图一概而论,他仍用 

这些话语描述了他眼中的“自身”—— 自我参与实存情感的基本 

共鸣时的“自身性”一 - 和这个“自我”本身之间必然存在的所有 

差异。也就是说，他无意通过描述完全不同的语境中的“渺小个 

体”(E , 602)来定义一个特定的人的属性;他也无意踏上一条哲 

学人类学的道路。因为他所要强调的是自我的主体性的决定因 

素，借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自然的纯粹运动”的要素，即那些使 

他的心灵处于运动状态的要素。（然而，让我们回顾一下，在任 

何时刻自我都会体验到‘‘活着”,从而在生命的内在性和感受性 

的层面上感觉到被“放置”)。因此,卢梭在《嘲笑者》中暗示的 

“性格 '其实体往往被“心理学”这位常识的帮凶广泛传播，但它 

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形象(image),是以一种相当武断的方式以及 

追溯性的表现形式凝结而成的虚构精神。然而卢梭并没有放弃 

对心灵这种“独特的多样性”的暗示，他认为只有心灵才能定义 

自我的自身性，多样性恰恰存在于独特性之中，由自我体验到的 

“印象”(在心灵中彼此相生的感受,每一个感受印象都会产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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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自身所授意的“不规则”的性情)所形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米歇尔•亨利的思想成果:“每一种印象的内 

在可能性就是当印象降临于生命，生命给予它感受自我印象的 

可能性，只有通过生命、在生命中、在生命感受的自我激发中，印 

象才能成为活生生的、真实的和在场的事物，成为不断更改生命 

所体验的、事实上是生命自己体验自身的东西，如此，它才形成 

绝对的、独一的和同一的生命。”我们必须牢记这一分析,以便更 

好地理解卢梭的著作。尽管自我在其生命的每时每刻都不断地 

显现着面孔、形象和许多“特殊形式”的修改，甚至由于这种修 

改 ，自我的自身性才得以保持不变。为什么？因为自我形象的 

不断修改(事实上，每一次的自我都与自己不同)扎根于“自身”， 

而自身出于对自身的爱，即使这份爱并不总是具有相同的感发 

基调，也不会停止对自身的紧密连接。甚至正是这种被迫与(成 

为）自身连接的存在，决定了自我与自身的不同一 在有利于这 

一区分同时又对其作出限制的意义上。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 

谢让 •斯塔罗宾斯基所坚称的，卢梭在把自己描述为“最变化多 

端的和最毫无规则的人”之后，“立刻”作出的否认:在接下来的 

段落中，他承认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节奏，存在着一种更规律的、 

更恒定的交替更迭。故而他的变化不再毫无“固定周期”;他认 

识到一种循环规律的恒定性,在这些周期自身之外，他以一种戏 

谑的口吻唤起了一种或多或少被掩盖的“疯狂”的永久存在。”①

① 让 •斯 塔 罗 宾 斯 基 ，《透明与障碍:论让 -雅克•卢梭

: frans/wmtce e f厂〇6如山），巴黎:伽利冯出版社,1971年，第 69页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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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幅自画像之后我们将读到些什么呢？“例如，我受制 

于两种主要的性情(disposltion)，它们每遇一个周期都会持续发 

生变化，于是我称之为周而复始的心灵:一种是智慧的疯狂;另 

一种是疯狂的智慧。但在这两种性情中，疯狂的程度都超过了 

智慧,它在我认为自己是智慧的周期里明显仍占了上风……” 

(P.I I IO )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此持久的这种“疯狂”是什么呢，竟优 

先于卢梭以同样的隐喻所称的“智慧”？如果按照卢梭伦理学 

的规定,智慧在于将“我想”的表达限制在“我能’’的个体本性 

中，如果智慧意味着按照个人的构成来命令自己的所有欲念， 

那么卢梭所用的“疯狂” ••词应该是仟么意思呢—— “它就是， 

让我们再说一遍，一个比喻性的称呼—— 它是欲望和能力的 

不相称。” “我想”把自我带离了自己，带离它自己的可能性范 

围.因为CJ我的欲望通过背离超出了它的自身能力，就实现这 

些能力而 B ，欲望趙过了实存的确切时刻在生理和心理上所 

证实能够负起的重担。因此,奇特的“疯狂”…词（以及“智慧”

—词 )所指的无非就是谱号(c le f)---从该词的音乐意义上来

说是协和谱号（cle f consonantique)----在这一实存时刻，它奇

异地统一 J■自我的“特殊形式”的“多样件.”。而如果我们从卢 

梭在《咅乐词典》中为协和谱号所下的定义寻求更多的启发,

① 谱 号 :“从乐谱开头起始的音符.用于确定音阶在通用键盘上的升降程 

度，并在线谱中表示它所包含的全部音符的名称。"(DM,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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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疯狂”（或“智慧”）所命名的音 

调区,使我们能够在同一且唯一的生命总音域上（如 米 歇 尔 • 

亨利所说)奏响自我性情的变化(每一种性情都与实存情感的 

基本调性相协调），只要这些性情都汇入同一且唯一的现象学 

激流，从而形成自我音域中的统一性和独特性，其哲学名称即 

为 ips6i t6(自身存在)。

只是，这些性情的自我孕育—— 让我们再次明确一下，“性 

情”既不是“情绪”，也不是心理情感，而是爱自身的特定音调，用 

卢梭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周而复始的灵魂”及其波动，都奇异地 

植根于同一个“音域”内部，植根于同一个自我。现在，我们不得 

不强调,“自身”除了是一种实质性的存在之外，它的特征和属性 

也是客观的并且是一劳永逸地被赋予的，因为它每一次所涉及 

的都是一种被放置的存在，而且是在它对自身情感的支配中、在 

生命的内在性和感受性的层面上被放置的—— 这种自身情感， 

这种不定位的“位置”，根据“我能”和“我想”毎次决定的互相化 

约以及由此直接导致的“痛苦”或“幸福”而变化。

但是，如果这就是自我的“定义”，我们是不是应该问自 

己：我们应该为所谓“总音域”①这一概念赋予何种意义、何种 

有效性？音乐的隐喻是否中肯？如 果 是 的 话 ，为什么？回

① 参 见 《卢梭全集》 •尺omsedw : 即 沾 仏 吣 -  

n > e s. V ol. 3. Furne，1836，p. 640):“这些键分为二十四度，即三个八度和一个四 

度音程，从第一行之上的F 调到最后一行之下的B 调，所有这些音调共同构成 

了所谓的“总音域”（ clavier g& h a l)，由此可以判断这是一个非常长的音域系 

统。”——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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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总音阶”概念起到了构成主体性“典型”形象的作用。实 

际上，《嘲笑者》所谈论的自我相较于自身的永恒差异不仅基 

于卢梭所称的“疯狂”(或“智慧”）的单位谱号，而且还存在于 

双重音调区之中—— 心灵强弱的双重音调—— 只有当主体性 

的本质是任何的强弱都相通时，音调区才能持续不断地被 

修改。

当然，对卢梭来说，自我不可能是天然的强者，也不可能是 

天然的弱者(从“实体特征”的意义来说，自我不断地与自身保持 

一致)。关于“让-雅克”—— “社会状态下的自然人”的化身一  

的问题，在《嘲笑者》之后，《对话录》是这样引导我们的:“他的心 

灵是强大还是弱小到过分，是依据我们所设想的关系。心灵的 

力量不体现为行动，而在于抵抗;宇宙间所有的力量都不会令它 

一时弯曲意志的方向。除了友爱才有权力让它进入岔路，它经 

得起其他事物的考验。它的弱点不在于放任自己偏离目标，而 

在于缺乏达成目标的活力，在于让自己在遇到第一个障碍时就 

停下来，即便这个障碍很容易克服。”（D ，818—819)心灵“依据 

我们所设想的关系”而“能够”有强弱之分,这个结果正如卢梭所 

说 ，显然是由于心灵强弱的每次分配都要付出非物质的生命代 

价 ，根据支配和调节力量与欲望、权力与意志关系的比例得以 

分配。

因此，我们不能长期为这种软弱提供可乘之机，亦不可向它 

屈服，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被这种软弱所困，这是产生一切 

“人类智慧”的条件，是通向“真正幸福之路”的条件。但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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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这条道路呢？以及首先，我们如何知道这条路是正确的？ 

卢梭似乎在暗示，如果当我们遭受某种痛苦时 ,我们寻求“超 

越”、“克服”我们的痛苦—— 是通过克服，并不是将我们自己引 

向从本体论上来说完全不同的事物(例如,赋予痛苦一个外在的 

意义,使它在我们的理解中成为合理的;或者受制于迟迟无法从 

痛苦中觉醒的绝望，我们被抛入死亡），而是通过理解痛苦处于 

“永恒的视角”$中 ，即一种自然的表达，一种绝对主体生命的显 

现 ，这种生命的自我揭示不断地与自身纠缠，其结构正是爱  

自身。

卢梭在给亨叶特的信中写道：“请您相信，唯有疏远您自 

己,才能缓解折磨您的痛苦情感。我反而坚信,疏远自己会使 

您更接近您自己。” @这种“让-雅克”的建议，其实并不总是适用 

于他自己。我们甚至可以明智地从中判断违逆自身的教条所 

暴露出的基本“问题”—— 包括实存性的和理论的问题—— 这 

些漏洞不断地阻碍着卢梭学说的完全统一(我们稍后再谈这个 

问题)。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卢梭的创作紧紧围绕着“自我”这 

个微妙的问题，正如其所谓的“自传体”取向一样，表达了他渴 

望更接近自身存在的真相的意愿。此外，《爱弥儿》《新爱洛伊 

丝》和《忏悔录》的作用则是为卢梭提供了令人愉快的解决方

①  原 文 为 她 "mitatis，斯宾诺莎提出的哲学概念，即我们应该在永 

恒的视角下、永恒的表象下看待世间万物。—— 译注

②  卢梭，《致亨叶特的信》 •伽），1764年 5 月 7 日，C C ,X X ,

第 2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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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最终的缓解在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 ，这绝非偶然。同样绝非偶然的，是不是这些著作中的每一 

部都以各自的方式，以不同程度的成功，对主体性的内部调节 

规律，即始终存在于人类心灵中，并在每时每刻构成“自我”的 

独特性，在“权力”与“意志”、力量与欲望、能力与需求之间的差 

异性作出了说明？而且，卢梭的“忏悔”尽管被冠以所谓的借 

口，但仅仅是出于伦理目的而写就的：以便作者能够研究自己， 

了解自己心灵的真正组成部分，并基于这种知识，从个体“权 

力”和“意志”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享受和痛苦的内部联系中得 

出适当的教训，因为它从总体上对作为生命的自然的“纯粹运 

动”进行了结构化处理—— 我们能不能否认这点？其实，这 -- 

问题也隐含在《忏悔录》的写作发展中：在本体上构成同一生命 

的统一体的各种情状和力量的相互联系究竟是什么？实存情 

感的转变所依托的相互联系又是什么？归根结底，主体趋向性 

的可能性条件基于〖彳么？

在《爱弥儿》的重要段落中，我们读到:“人的命运就是永远 

在受苦。小心翼翼地留存自身是与痛苦相伴的（E ,260)。这段 

文字似乎与同书的另一段文字相呼应:“人[……]都要承受生命 

的苦难，承受各种悲哀、厄运、需 求 和 痛 苦 （E , 504)或者，正如 

卢梭另行指出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幸福，什么是绝对 

的不幸福。今生万事混杂，我们品尝不到任何纯粹的情感，我们 

也不会在同一个状态下停留两个片刻。我们身体激发的情感也 

在绵延不绝地变化。善与恶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只是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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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不同。最快乐的人是遭受痛苦最少的人，最悲惨的人是感 

受快乐最少的人。”(E，303)而在《对话录》中，“卢梭”就是用这 

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术语来评判“让-雅克”的吗？ 他的内心 

渴望幸福和快乐，留不住任何痛苫的印象。痛苦无需在他身上 

扎根就可以在顷刻间撕裂他。任何令人苦恼的想法都不可能长 

久占据他。我看到他处在不幸生命的叵大灾难中，从最深重的 

苦难迅速地转变为最纯粹的欢乐,却片刻都没有在他的心灵中 

留下任何遭受撕裂的痛苦痕迹，这种痛苦将再次把他撕裂，并且 

构成他的惯常状态。” (D ，8乃）

所有这些引文都激发我们自问:痛苦到享乐的“过渡”发生 

了什么奇迹？其惊人的“迅速”与什么有关？回答这些问题无疑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感发性的本质。那么卢梭本人成功回答了 

吗 7 首先，我们注意到，卢梭在他的每一次发言中都发表了同样 

的观点:痛苦本身并没有真正的坚实性，它最多只能警示、警告 

心灵:可能会有更大的恶果袭来;卢梭在一篇最终未发表的文章 

中总结:“痛苦对于受苦的人来说还是一种罪恶，我同意。.但是， 

痛苦和愉悦是使敏感而又易逝的存在与其自身的留存相依附的 

唯 •手 段 ，而这些手段都值得以一种无上的善意来对待。3 我 

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刚刚再次体会到突然中断剧痛是一种 

多么锐利而美妙的愉悦。有人敢说中断最锐利的愉悦是-•种剧 

痛吗？痛苦只是一种警告，虽然不受欢迎，但却是必要的，它警 

告我们珍惜的美好正处于危险之中-/’（ LF, 1141)卢梭甚至解释 

说，这属于反思一 ■属于痛苦唤醒自身怠识的方式—— 使毎次



感触(无论其内容如何)具有持久性或实质性，而只要为它提供 

一个时间性的基础(即通过扣留它)就可以“增加”它。他写道： 

“这是反思状态的最大不幸，我们越是感觉到不幸，不幸就越是 

增加，而我们为摆脱不幸所做的一切努力，只会使我们陷入更深 

的困境。”(同上）

毫无疑问，这 是 一 个 恶 性 循 环 的 反 思 轨 迹 ，如果想象 

力—— 卢梭所称的“阿喀琉斯之矛”—— 没有被同时賦予个体， 

那么这一循环很可能会像一个陷阱那样将痛苦的个体关起来 

(因为在这一“不幸”状态中，个体永远无法脱身）。事实上，卢 

梭经常说，人必须学会警惕他的思想倾向于赋予他自己和他 

人的情感的意义（或“解释”）。因为应该受到质疑的从來不是 

感触或欲念,而应是一种错误的“定位”、对自 L i和他人的某种 

意义或理解：一种包罗万象的、有理有据的解释，但却又是虚  

构的，引发各种幻想，或者在不恰当的情况下,通过提供一个 

确定的、但因其不足而不断令人失望的对象来激发欲望。这 

种解释是想象力的产物，然后再由反思为其提供“支持”。卢 

梭宣称:“正是想象力的错误把欲念转化为罪恶”；在《忏悔录》 

中谈到自己时，他又补充说：“我那致命的想象力[……]总是 

把不幸拖人最坏的境地。”(C ,348)换言之，只有当主体性的全 

部力量—— 首先是想象力，接着还有理性—— 仍然被牵制在它 

们的“负面”效果中时，感发性伦理的实施才会建立在“欲念” 

这一不可逾越的现实基础上。此处，卢梭与狄德罗合流，因为 

狄德罗在同时写道：“欲念总是能很好地鼓舞我们，因为它们



只是用幸福的语言来鼓舞我们，把我们引向不幸的是头脑…… 

我们之所以是罪恶的，只是由于我们糟糕的判断力，欺骗我们 

的是理性而不是内然天性” ®

我们已经说过，如果伦理学是一门“艺术”,那么这门艺术就 

是一种“享受”的艺术。实际上这种“享受”(其实就是“享受自然 

所希望我们成为的那样”)本身并没有什么“自然”的东西，尽管 

它会命令行动着的自我在内在情感的意义上不违背其“本性”。 

它需要从事一项工作—— 有关自身的长期、巨大、合理的工作。 

不过，给予“人类一切智慧在使用欲念方面的总结”（E ,501)的 

只是这种“积极的感受性”，关于这一点,卢梭明确指出，它“直接 

从爱自身中产生”(同上)。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调整主体性的力 

量(意志/权力），因此，伦理学邀请我们去征服自身的愉悦仍是 

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享受的艺术跟“愉悦”大相径庭。触及智 

慧的人当然会得到 liG报 ，但抵达智慧的道路将是无比痛苦的。 

因为伦理学是一门走钢丝的艺术，凡试图主宰自己生命和欲念 

的人,随时都可能陷入绝望。伦理学前行时所借助的绳索就得 

益于此种张力:一方面，欲念从其自身出发并通过自身产生想 

象，另一方面，如果可能形成“绝对的爱[卢梭称其为爱自身]退 

化为自私和比较的爱”,导致“产生被动的感受件”（这种感受性 

通过一种拒绝的形式,“压制和紧缩了他人的存在” [D , 149 ]，这

① 狄 德 罗 ,《重大原则导论》，1763年，经由皮埃尔•布格林的《卢梭的存 

在哲学》引用，前揭，第 233页。



样一来，它就不再为感发的“自身”,即它的“内心”留有余地），这 

是由于欲念(对自身的爱)的激情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可还原的苦 

难(一种“苦于自身”，一种“遭受自身”，一种原初的本体论的被 

动性),它本身就要求部署一种既能安慰人又能使人脱去真实性 

的能力:想象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爱自身就不可能有生 

命 ，唯有如此，在意识疏忽了意义后所开辟的视野中，感发性深 

处才会投射对自身情感的需求(根据每次确定的调性:幸福或不 

幸的调性），苦难的压迫力在此得到映射，并且，一旦解除了它自 

身的重量、它的构成调性，意识就会获得某种意义(这种意义与 

其本质的现实是相异的）。

在卢梭看來，想象力能使人们在必要的时候,在不幸本身中 

顺利导得慰藉，而不是补救措施。他在《对话录》中指出:“人,耽 

于自私及其悲伤的伴随之物，已认识不到想象力的魅力和作用。 

人们歪曲了这种安慰能力，他们没有用它來缓和不幸的情感，而 

是只用它来朿II激情感。” (D ,8t 5)卢梭似乎将想象力置于存在困 

境的核心，他是这样表述的:“这就是想象力在我们身上建立的 

帝国，这就是它的影响，从中不仅诞生了人类生命的美德和恶 

行，还诞生了人类生命的好与坏，而且主要是人们沉溺于想象力 

的这种方式使人们变得善或恶，幸福或不幸。”（同上，第 815— 

816页)然而,卢梭并没有把想象力放在感受性和理解力之间的 

“中间立场”（自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以来，想象力一直以这样 

或那样的方式占据着这个位置）,而是让想象力直接依赖于感发 

性 ，卢梭说，它们一直是互相联系的。正是想象力为情感赋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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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意义方向。卢梭写道:如果“所有欲念的源头是感受性”,那 

么想象力就“决定了欲念的倾向”（E ,501k 但是，将情感置于 

想象力的指导之下并不是必需的。因为想象力给予情感的这种 

决定性的导向本身就随着实存情感的自我触及而变化,在想象 

力的源头，这种导向是以幸福或不幸的音调完成的。一方面，事 

实上想象力总是能够通过朝着想象世界的方向的“转移”来缓解 

道德上的痛苦—— 这种转移显得更为有效，因为它基于对想象 

表象的变异、组合和挪用的长期遏制:“在这种奇怪的情况下，我 

那躁动不安的想象力站到了挂救我自己的一边，平息了我初生 

的敏感。正是为了使我沉浸于阅读时感兴趣的情境中，去回忆 

它们，去改变它们，去组合它们，去配合它们，我才成为了我想象 

中的人物之一，我总是凭借自己的品味为自己选择最愉快的位 

置，最后,我将自己置于虚构状态之中，我忘记了曾经令我如此 

不满的真实状态。”(C ,41)但是另一方面，想象力通过其“虚构” 

的暗示活动增加了感受性的强度—— 此时，正如圣普乐在《新爱 

洛伊丝》中向我们指出的那样，“想象力总是比恶走得更远” 

(N H ,516)„

关于想象力的两面性,卢梭坚持宣称“正是想象力的错误 

将一切狭隘的存在，甚至完美无缺的欲念转化为邪恶”（E , 

501)。现在，如果想象力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两面性的而不是 

矛盾的力量，那首先是因为，它是根据‘‘一个人沉迷于其中的 

方式”来帮助实存情感增加其强度。想象—— “幻想的国度” 

(C ，427)—— 总是在实存情感的令人难堪的特征面前和克服



负担的欲望面前敞开，甚至想象力将挖掘这一不可承受之重, 

从而使自己更有分量，更有效力,成为一种慰藉的力量。在卢

梭的头脑中，想象力无疑因其原则上的矛盾性而获得了令人

不安的、近乎神圣的一面 （善与恶的同一力量，既是毒药又是 

良药)①。于是就引发了这样的问题 :如何才能利用这种两面 

性的力量，利用这种既能慰藉又能加重实存情感的感发性、自 

我激发性这种双重效果的能力呢？对于这个完全属于伦理学 

的问题，卢梭信誓旦旦地回答说：“情感必须束缚住想象力” 

(E ,501)。只需联想一下自古希腊以来，哲学为情感的力量投 

入的一切斗争，就会觉得这一定义真是了不起！借由此种心 

灵哲学,卢梭这位思想家认为，斗争必须依靠想象力而不是依 

靠被给予的情感，卢梭承认(他的这种认识不正是归功于他如 

音乐家一般的敏感纤细吗？)想象力、发明力、创造形象的力量 

本身就是一种既具有启发性又具有破坏性、既是有益的又具 

有危险性的动机。

但是，卢梭是否真的向我们发出了这样的指令:我们必须用 

情感来束缚想象力，唯一目的是保护自己免受图像的力量产生 

的魔力和幻觉的影响(这也是一个过于古典主义的主题)？卢梭

①我们可以在斯塔罗宾斯基的研究《卢 梭 与 反 思 的 危 险 Rous- 

seau et le p6ril de la r6flexion， in I/Q&7 ，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1 年，

第 91 一 188页)中找到一个沿着这崔路线解释的开端。作为补充，我们还可参 

考马克•埃德尔丁格（M . JEigeldinger)的《让 -雅克 •卢梭与想象的真实性》 

/a 办 /Vm̂ ma/re，纳沙泰尔:拉巴科尼埃出版社，

1962 年）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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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说的完全不同。对卢梭而言，这一问题实则关乎对情感和 

欲念(最首要的是实存情感与爱自身）的捍卫，反对想象力自然 

而然地倾向于强加给它们的解释。与康德的思想相反(康德很 

快就会把约束情感甚至羞辱情感的任务交给实践理性)，卢梭主 

义明确规定了最终决定自我“善行”的是情感和欲念(而非斯宾 

诺莎所主张的理性），是对他者实存性的考虑，以及由此产生的 

智慧。

毫无疑问,卢梭认为由于“忧愁、苦恼、后悔、绝望是永不会 

在心灵中扎根的痛苦”和“经验总是与那种苦涩的情感不相称, 

因为这种情感使我们把痛苦视为永恒的” (N H , 389),他无法承 

担起充分而彻底地阐明感发性的本体论结构的任务，也就是将 

痛苦内在地、连续地转化为享乐的工作。当然，这一障碍也有其 

伦理上的道理:拒绝进一步质疑痛苦在现实中的利害关系，可能 

会变成实现生命的一种手段(即伦理关怀所主导的策略），从而 

更好地以爱自身的名义来“克服”痛苦。因此，这是否解释了主 

体性本来拥有可能被理解的趋向性和感发性的结构，却逃脱出 

了卢梭的理论目光，事实上,卢梭从来没有想过为痛苦赋予属于 

它自己的真正地位？是否并非出于心理学的原因(如由于痛苦 

引起的恐惧），而是出于伦理学的原因(如迫切需要超越自己的 

不幸），当生命的自我触及产生绝对情感之时，卢梭阻止自己看 

见的不是“享受自身”,也决计不是“遭遇自身的痛苦”？尼采说， 

也许“一个人写书[只]是为了掩盖自身所隐藏的东西”，甚至可 

能“每一种哲学也都隐藏着一种哲学;每一种观点也都是一处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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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之所;每一句话语也都是一个面具”® 。而我们将为自己断  

言，因为我们一直停留在一个连贯的先验感发性学说的入口，因 

为肯定“享乐”和“痛苦”这些人类心灵的基本调性的真实外在 

性 ，从而无视自我因其根本的有限性而产生的原始本体论意义 

上的被动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总之，直到《一个孤独漫步者的 

遐想》爆发出思想光辉，直到完成本体论上对“愉悦”和“痛苦”的 

同一，以及二者在“自身”中心的相互模态化的最高揭示,卢梭才 

成功地抓住了本应作为生命的自然的本质。

对于“为什么痛苦是矛盾的? ”之问，我们应感谢米歇尔•亨 

利的回答:“因为通过痛苦以及痛苦本身就会产生快感。” ©而现  

象学家引用了《悲剧的诞生》中的格言:“矛盾，由痛苦而生的快 

感。” ® 米歇尔•亨利也提到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的注释:“意 

志是现象的最为普遍的形式，也就是痛苦和愉悦的交替更 

迭” ® ;或者“把生活呈现为一种闻所未闻的痛苦，它每时每刻都 

在不停歇地产生强烈的愉悦感” © 。对此，米歇尔•亨利补充了 

以下至关重要的内容:“事实上,尼采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解

① 尼 采 ，《善恶的彼岸》(如-办M if Wm ft ie贈!），§ 289，C . 海姆译，《哲 

学全集》VII,科利，蒙蒂纳里(Colli-Montinari)编.巴黎:伽利® 出版社,1971年， 

第 204贸。

©米 歇 尔 •亨 利 ，《精神分析的谱系:迷失的开端》（Ginlalogieiielapsyrfi- 

_ — .^咖111»丨《>»«>，丨|;*^«),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91页。

③  尼采，《悲剧的诞生》 ( U  h 的扣 &),菲利普.拉古-拉巴特 

(Hiilippe Lacoue-Labarthc)译,《哲学全集》I,前揭,1977 年，第 55 页。

④  同上，第 311页。

⑤  同上，第 321页„



释过痛苦是如何就其本身和由其本身而产生快感的，也没有解 

释它是如何以某种方式起源于痛苦的肉体，并与痛苦同质同体 

的。痛苦与快感的原初统一构成了真正的存在—— 这才是它们 

之间的“矛盾”，即它们的“统一”—— 在尼采那里,这种统一向来 

只是观察的对象。然而这样的方式构成了所有分析的土壤，归 

根结底，它们都指向“主体” (hypokcimenon)(〖)。

那么，把自然当作生命来把握，就等于接近尼采在《悲剧的 

诞生》中所说的这 t  “无法解决且痛苦的矛盾” ® 、这个对他来说 

只是观察对象的矛盾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又如何解释这种存 

在的感发性所固有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无 

法解开的,尽管人类思想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但人类思想的部 

分动力恰恰来自对“解开”矛盾的热情。诚然，尼采教导我们“痛 

苦与快乐在世界本质中相互渗透，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东 

西”;对此,他又说:“我们只是这个不朽核心的包裹物。只要原 

初的痛苦被表象粉碎，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艺术行 

为。因此，艺术家的创作是对自然最深层次的模仿。” ® 卢梭也 

触及了这一原始矛盾的核心，但没有像尼采那样使自己与“矛 

盾”的节奏保持一致。当然，用矛盾来衡量自己以及解释自己， 

就等于把自己暴露在彻底的、不可还原的过度(d6mCsurc)之风

①  米歇尔•亨利,《精神分析的谱系》，前揭，第 页 。

②  尼采，《悲剧的诞生》，前揭，第 8 1页。

③  参见尼采，{悲剧的诞生》（遗 稿 片 段 7[1%]),由 米 歇 尔 •哈 尔 （M . 

Haar)和U r吕克•南希(J .-L. Nancy)翻译，前揭，第 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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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自己的勇气开始，一切都会令他恐惧。我们说“他的勇 

气”，而不是他的软弱，否则尼采会错误地责备他，因为卢梭无疑 

是为了他的“心灵力量”,不得不让自己与深渊（U ngnm d)保持 

距离，这…深渊总逄用疯狂来打击那个有时暴露在眩晕中的自 

己—— 疯狂也许是自我最后的防御，作为失去自己的身体和心 

灵之前的最后爆发。

事实是，卢梭根本不像他之后的谢林、荷尔德林或尼采那 

样 ®，会被存在的“深度”所吸引。后面这些哲学家的浪漫主义 

与卢梭的前期浪漫主义相反。当然,这三位渴望征服“绝对性” 

的哲学家组成了同一精神史诗的一部分一一这部史诗试图通过 

面对主体性的“真实存在”® 原 初 ” ® ，面对隐藏于我们内心深 

处 、赋予我们存在的“事物的真实且唯一的现实” ® ，来赋予思想 

以普遍的意义。但是对于卢梭来说，触及“绝对”的方法大有 

不同。

无论如何，如 果 没 有 “绝对”这一概念似乎就永远没有

①  另一方面，我 可 以 拉 近 卢 梭 与 叔 本 华 的 距 离 ，因为叔本华非常 

钦佩卢梭；而尼采对叔本华的批评，也与他对卢梭不厌 » 烦的讽刺结合得 

相当好 p

②  尼采，《悲剧的诞生》，前揭，第 70页。

③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 》 （ R W m k  w

resseftfe A  M / 如 以 ,收录于《形而上学著作（1805—1821年 ） 》 （ CEwyra 

m如沖#^5彳如 5— 彳827)，让 -弗朗索瓦•古尔庭(J.-F. Courtine)和艾玛纽埃 

尔•马尔蒂诺 (E. Martineau)译，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0年，第 137页。

④  尼采，《遗稿片段>>(1884年秋至 1885年秋），40(53)，《哲学全集》X I，米 

歇尔•哈尔、马克•德■洛内译，前揭，1982年，第 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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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艺术”，永远没有所谓的哲学，也不可能有任何伟大 

的艺术—— 事 实 上 ，活 着 的 痛 苦 投 射 在 纯 粹 的 表 象 空 间

中----以某种方式为认识存在心中（au coeur de l’Stre)的最高

矛盾付出代价，在这里存在必须倾向于“辩 证 法 的 敏 感 活  

力。既然当深渊回荡这些伟大的声音时，它们会互相应和 

(这正是它们的使命），那么，为了在卢梭作品中充分突出那 

允许我们识别“绝对”的本质的事物，我们还必须以其他方式 

唤起安托南•阿尔托所说的“原则中的矛盾”，至少要记住尼 

采先于阿尔托所说的“矛盾”，或者“处于世界中心的矛盾”， 

甚至“隐藏在事物深处的原始矛盾”，因为这些都与他所说的 

“永恒的痛苦”®有关。

在卢梭那里，正如在尼采那里一样，痛苦被翻转成快感——  

这是从主体性的趋向方面来说的—— 尽管它为整个伦理学设想 

提供了基础，但我们只是简单观察到了这种转变 ®。最重要的 

文字来自《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漫步之八”—— “当我沉

①  以至于我们有时会发现自己处于语言的边缘,在这里，言语的无效性受 

到了考验并放弃了表达。比如，想想《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中那壮丽 

宏伟的一页，谢林在命名“绝对”的无根据的基础时，中断了他的语句，并且他的 

所有回答只保留了三小点:“但爱才是至高的。它在基础和实存(作为独立的实 

体)之前就已存在，尽管此时它还不是作为‘爱’而存在，而是……，我们又该如何 

称呼此时的它呢?”(前揭.第 187页)。

②  尼采,《悲剧的诞生>,前揭，第 81、82、53页。

③  这也是为什么等到建构了真正的“生命现象学”，我们才开始理解痛苦 

“自身和由它自身”如何和为什么能够“产生”快感。对此我们可以参考米歇尔• 

亨利的《精神分析谱系》一书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前揭，第 240—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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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自已的心灵在生命的所有境况中的安排时”，卢梭似乎要用这 

些话为他的整个心灵折学赋予一个结论性的地位我极感震惊 

的是，我的命运是如此多变，与它激发我产生常见的善恶情感之 

间又是如此不相协调。我有过短暂的得意幸运的时刻，它们却 

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深刻持久的愉快的回忆;与此相反，在我 

一生中的苦难日子里，我却总是满怀温馨、感人、甜美的感情，这 

些感情为我悲痛的心灵的创伤抹上香膏，仿佛将痛苦化.为快感； 

现今留存在记忆屮的就只有这样的感情，而当时受到的伤害也 

就忘得一千二净了。”①(R ，1674)

由于“温馨、感人、S甘美的感情”与“恶”同时被体验到,即通过 

丨H]—涌现过程中的痛苦与愉悦的统--,受苦与享受的统一，使痛 

苦“转化”为快感成为可能，这的确是对一个世纪后尼采所设想的 

“一种矛盾”或“真实存在的固有矛盾”的最清晰的预设。通过清 

醒和情感的表达，将痛苦转化为快感，以及将感发经历同时发生 

的绝对必要性强加给心灵一 ~这种同时性被理解为同一现象学 

激流的内在和构成的统一，我们认为，卢梭以观察记录的形式，达 

到了他对绝对主体生命本质的理解的最高境界。存在的基本调 

性之间相互的自我转换，也就是在绝望的底色下,自身的痛苦在 

最高的快感中的回复或逆转，对卢梭来说，这确实是最终构成“自

① 也 许 给 这 种 “貌似转变”以应有的现象学分:a 是非常必要的„ 这就是我 

们 想 到 卡 尔 《第二哲学沉思集》中的“ （徳吕纳公爵将其译为“在我看

来...”），以及米歇尔•亨利在《精神分析谱系》（GWa/o批 办 /a 中

给出的解释时试图要做的事情，前揭，第 27页。见后文附录1。



然的纯粹运动”的不可言说的、无可比拟的统一,当然，我们现在 

必须把他的伦理学问题附加到这个主体性的趋向性上® 。

卢梭是否在哲学上创建了主体趋向性的可能性？他是否解 

释过，在爱自身的支撑下，痛苦如何在其内部以及从其外部转化 

为快感？他是否知道凭借何种力量可以使感发运动起来，直至 

转化为相反的调性？当然不是。而在米歇尔•亨利的倡议下， 

我们可以毫不做作地说，发展和显现绝对生命的激进现象学是 

十分必要的，这让我们开始看得更清楚一些，并从一种满足于观 

察现象的态度转向追求现象学的澄清。因此，我们应以全部深 

切的目光和严谨的思想向米歇尔•亨利再次致敬，我们应该向

①在整个事件中，我们很"丨能也在间接地触及这种“被迫害.妄想”的实质， 

人们经常说让-雅克是这种妄想的受害者,而这种妄想的+;观成分* 论如何勻痛 

苦和反思的地狱般的辩证法相当类似。我们的感觉是，想象激起了无法忍受的、 

无法克服的痛苦，并因此引发了自身的怒火或加剧了悲剧性(《为根据卢梭得出 

的法则想象力总是比恶走得更远”[N H ,516])。枣管有这样的怒火，尽管他的 

“灾难性的想象力总是把邪恶带人最坏的境地” (C , 348)，卢梭成功地避免了陷 

人疯狂，这要感谢“德:性本身的建议”，正如他自己有一天向穆尔图承认的那样 

(参3a 〇c ,n ,p. i 56i ；u 因此，从本源上驱除“恶”,对遒受自身之苦的现实进行 

持续但虚构的回避(这使得它的被体验性和感发性成为可能）,将苦难虚幻地外 

置于偶然的(和世俗的)原因的唯一维度，这一切在卢梭的作品中都指向一种基 

本的伦理要求，而其目的正是为了慰藉让-雅克的痛苦。但是，他不再是实践者， 

而是理论家，他的伦理要求命令自我绝对不能沉迷于自身的痛苦,绝对不能把它 

与外在的反思(与意义的意志)眹系起来，使它越来越“陷人泥淖”，而且还要设法 

克服自己所感到的恶= 释 为 了 “非恶”的利益(例如为了一种可能的意义的利 

益）,而是在恶的范围内以及从恶的范围内.也就是卢梭所说的那种先验的感发 

性结构内部并从这种结构出发，为了“爱R 身 ' 正是这一需求的落实，将《一-个 

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推_向了西方伦理思想的巅峰，使其成为让-雅克•卢梭一牛 

中“无比健康”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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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问:“为什么力量是一种感发？为什么感发是一种力量？事 

实上，米歇尔.亨利在《物质现象学》（P/ifw m 各1〇/〇又，> matWene) 

一书中解释说:“如果生命不首先占有自身，如果生命不在驱逐 

所有距离的直接性中体验自身，任何力量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力 

量都不能行动—— 在生命中……如果所有的力量都是一种感 

发 ，那么是否所有的感发都是一种力量呢？感发(affect)首先不 

是什么特殊的情感,而是生命本身在现象学意义上不可还原的 

实体。感发是自我触及、S 我感受，是生命被推向自身、挤压自 

身，在自身的重量下不堪重负的原初痛苦—— 生命本身并不像 

世界影响它的那样依循一种有距离的、零星的、有间隙的情感触 

及 ，而是可以自由地从这种感触中抽身出来，例如，通过移动，通 

过改变。感发就是生命依照内生的、内在的、恒定的情感来触及 

自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中抽身。在这种煎熬中，当生命不再 

能承受的苦难成为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时，这个生命的运动就 

会萌生逃离自身的念头，既然不可能逃离，那就改变自己。然后 

生命就成为一种需求，一 种驱动……因此,感发本身就是一种力 

量 ，它永远不会停止从自身中唤醒自己。”①

当然，目前还未到发展或阐释这一问题的时机0 ;如果我们 

仍然要引用它那也是为了指明方向，因为它为解决感发的自我 

转换问题列出了可能的大致路线。只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本书

①  米歇尔■亨利,(物 质 现 象 学 山 ），巴黎:法国大 

学出版社，1990年，第口4一 175页。

②  请参考拙著《米歇尔•亨利:哲学的轨迹》，前揭，第 ⑷ 一 〗5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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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讲的内容，我 们 必 须 引 入 “绝 对 的 历 史 ”®  ( historial de 

l’absolu)的概念。事实上，正是在关于一个调性进入另一个调  

性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上,米歇尔•亨利曾在《显现的本质》一书 

中解释说，这种“可能性丝毫不在于外部事件的连续发生，就好 

像 ，一个事件引起我们的悲痛，另一个跟随我们的喜悦，悲痛和 

喜悦彼此接续，成为位于我们自身之外的动力。喜悦和悲痛恰 

恰是不可能作为孤立的事实而存在的，不是在确定的存在中， 

(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而是能够以偶然的方式产生一个适当的决 

定因素，这就是驱动人们的事件。正如我们的调性本身的历史 

流变一样，喜怒哀乐也是相生相随,这意味着悲痛是由喜悦产生 

的，由悲痛又产生喜悦。正是在悲痛和它的本质中，在感发性和 

它的本质中，也就是说，在存在自身的本质中，具有从悲痛到喜 

悦的过渡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对于我们所有的调性来说，一般 

来说都“带有”一段历史。我们的调性具有历史的可能性，以及 

从一个调性过渡到另一个调性的可能性，与每一个调性的可能 

性是一致的,是从自身和绝对性出发的可能存在。喜悦始于悲 

痛是可能的，因为从悲痛成为可能开始，喜悦也变为可能，也因

① 这 里 的 “历史"(historial)-—词旧指某个历史纪念地点或者纪念某一历 

史事件的博物馆;也指海德格尔在C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原本的)历史” (Ge- 

schichtc),指“现象学-此在”意义上的生存时间，法译本以 histoml —词对应 G o  

schichte,参见译本 Martin Heidegger，右tre ef Temps，trad. Francois Vczin, Paris： 

Gallimard，1986;相关研究见于 M arine Zaradcr， fitrc ct Temps A  He/c/e奴er， 

Pads:J. Vrin，2012，p.72。后文会在该词后面括号加注，用以区别物理时间上流 

逝变化的“历史”(histoirc)—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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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绝对性在悲痛中被历史化并在悲痛中获得自身，同样,绝对性 

也可以在喜悦中被历史化。我们的调性历史便是“绝对”的历史 

(Wstorial)。“绝对”本身就是过渡，本身就是历史，它能够被调 

和为悲痛和喜悦，构成它们共同的可能性,也构成了它们共同转 

化的可能性，构成它们彼此相生和不断“成为”的可能性”® 。

这种分析—— 请原谅我引用了这么大段的摘录一在多大 

程度上适用于对卢梭作品的“解局'是我们现在不可不加以注意 

的。我们发现卢梭为他的《忏悔录》所作的辩白，与我们刚才在米 

歇尔•亨利笔下所读到的完全相同，难道不是吗？因此卢梭说: 

“我写的与其说是这些事件[我的生活1本身的历史，不如说是我 

的心灵被触及时的状态的历史。现在^<、灵更多或更少地享有盛 

誉，取决于它们是否有更多或更少的伟大而高尚的情感，是否有 

更多或更少的生动和众多的观念。这里的现象只是偶然原因。 

无论我生活在怎样的黑暗中，如果我比国王思考得更多、更好，我 

的心灵历史就比国王的更有趣”(《忏悔录草稿》,1150)。虽然更多 

的时候，由于难以揭示绝对主体生命的真正基本调性，卢梭只得 

把“外因”和“偶然”的吋能效果解释为心灵强弱的不可能的实质 

化一一除了模态的可能性特征依附于心灵，因为心灵总是已经受 

到“性情” (disposkion)的感发—— 我们不能不承认，只有在卢梭 

那些被(相当错误地)认作是“自传体”的作品中，他才最成功地摆

① 米 歇 尔 .亨 利 .《显现的本质》 S 70,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 

836—8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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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了“客观化”的视角一意味着不再屈从于理性原则—— 这一 

原则与卢梭思想的真正含义是如此相悖，却最接近作为“心灵的 

历史”、作为绝对的历史(historial)或作为主体趋向性的历史概念。

但是，当我们知道卢梭在其生命的尽头、在其作品的顶峰发现 

的那种绝对性，无非是生命的绝对'性，即居于“每一个有感觉的存 

在”之基础上的‘‘无界的力量”(参见 E，58S)，(当我们接近自然的情 

感问题时)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心灵的自我触及能够以自己的方式 

来激发那值得被称为“存在”的整体性,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惊讶吗? 

而且，除了绝对主体生命的内在的自我启示之外，谁也不可能赋予 

它任何“真理的标准”;因此，每一个有感觉的存在，以及作为一个 

生命体的存在能感受到生命在自己身上显现出来，并作为自己行 

使“无界的力量”的存在，只能把自己的生命留给自己，也就是说, 

留给自己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的情感的“历史”—— 那使生命 

如其所是的历史:一种情感触发的“纯粹运动 '—种不断的修改的 

爱自身—— ，在语言这一危险元素中强有力地表达自己。

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是否有一种表达适合指代感发性 

的运动，指代生命的“内在的存在方式”？让我们再次向让 •斯  

塔罗宾斯基表示敬意,他出色地解释了这一问题如何纠缠着卢 

梭的著作、被我们认为是卢梭“自传体”的著作。此外，他还解释 

了这些著作反复重申的内容® 。然而，在我们看来，正是在《新

①让 .斯塔罗宾斯基 ,《透明与障碍:论让 -雅克•卢梭》，前揭，第 216—

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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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洛伊丝》中和谐或不和谐的声音演奏会，最准确或者最具体地 

回答了这个问题。除非这样的成功最终仅仅归结于音乐实践， 

否则《论语言的起源》其实已为这个答案提供了最佳的理论  

阐述。

关于自传体在卢梭作品中所处的地位，可以说读者往往疏 

忽了一件事:“自白”的关联性及其自身的独创性(例如,相对于 

前人的事业，特別就圣奥古斯丁和蒙田的事业而言），在于它们 

试图逆转“外在”与“内在”、“偶然的原因”与感发性的内在规则 

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种逆转,卢梭既不是回忆录作 

者，也不是讲述（自身实存的)作者;对卢梭来说,书写自身始终 

是一项伦理事业一 因为书写自身参与构建了他随同自身的解 

释精神—— 甚至使他每次都借助这一力量回到自身。至少在这 

个意义上，卢梭才宣称《忏悔录》成为了一部丧失“榜样”性的作 

品，它的“执行将没有模仿者”(C ，5 )。

然而问题是:“忏悔录”的计划本应通过“在暗室里”进行，来 

完成“我的心灵的最秘密的历史”，卢梭打算通过这个计划“沿着 

[他的]秘密性情的线索,揭示在[他的]心灵中烙下的每一次印 

象是如何首次进人心灵的”(同上），但卢梭是否撰写得过于简短 

了呢？在《遐想》中，卢梭不是终于承认，德尔斐的神谕并不像他 

几年前在《忏悔录》中所认为的那样“容易遵循”吗 （参 见 R , 

1024)?但是就《遐想》本身而言，它具有明确的“目标”来揭示对 

心灵“及其继承”的修改(R , 1000),我们难道不应该扪心自问， 

卢梭写这最后一部作品背后的理念，是否与之前创作《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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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有一定程度的重叠？换个说法，《遐想》不就是在重蹈《忏 

悔录》的“覆辙”吗？更笼统地说:在我们看来，这两部作品的心 

理学内容显然是相当“哲学的”，那么是否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区 

分呢？

首先，让我们回想一下，《忏悔录》的问世与卢梭放弃最心爱 

的作品一 《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主义》有关，这发生在他 

享受德皮奈夫人为他的写作提供庇护之时。借《忏悔录》的机 

缘 ，卢梭希望向他的同胞们展示一个活在一切自然的真实之中 

的人;而这个人不会是一个理想的、仅仅是由理论的目光想象出 

来的人物，这个人将是卢梭自己(参见同上）。现在，为了脱离理 

论 ，这项写作工程更多是“说教的” ® (无论如何,说教比辩护要 

多得多）,即便是偶然的起因，触发写作这本书的诱因也在于让- 

雅克最近经历的事件颠覆了他的生活（尤其是他对《爱弥儿》的 

指责)。卢梭写道:“据观察,大多数人在他们的生命过程中常常 

会变得与自身截然不同，并且似乎会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 

(C ,484)。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发现 ,而普遍的观察与特殊 

的事实是一致的：“我 想 我 已 经 注 意 到 了卢 梭 坦 言 ，“有些时 

候 ，我和自己是如此的不相像，以至于人们会把我当作另一个性 

格完全相反的人。”(C , 128)现在，既然“不可能用自己的内;已、来

① 关 于 《忏悔录》第一段的主题，沃伊森在他的导言中写道:“观察到《忏悔 

录》保留了非常符合其世纪特点的说教的一面，几乎不会削弱其革命性的特点。 

恰恰相反这令人惊讶。而且 178(1年前后，没有一个文学作品不自称具有某种用 

途”(前揭,LIV—L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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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他人的内心”，既然“除了自己,不再有人能写出一个人的一 

生”，因为“作为一种内在的存在方式，他的真实生命只有他自己 

知道”(《忏悔录》草稿,U 49)，那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运 

动导致从自身到自己都产生出一种异样性，必须在让-雅克的身 

上得到“检查”或“研究”。要想真正研究这一运动，必须使研究 

回到它的原则上去。问题在于:心灵运动的产生根据是什么？ 

谁对它的“变化”负主要责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凸显《忏悔 

录》的第二要义。第二要义总是基于对一个特定案例的考虑，从 

而越来越象征性地表明，自然是善的，心灵本性是善的,它可能 

遭遇的“去自然化” (d& rm u m io n )决不能归因于它自己（归因于 

其“自身性”）。因此，关键就在于证明人性本身并不坏。心灵只 

是因为屈从于卢梭所说的“社会精神”而弃恶从善。恶,无论其 

本性如何,“从来都只是一种危机”,正如卢梭在《山中来信》第九 

篇（L E M , 891)中所断定的那样，“它无法成为一种永久的状  

态”。简言之，引用《对话录》中最著名的一句箴言，就是“自然使 

人类幸福美好,但社会却使人类悲惨堕落'

人类只有坚信(确保）自然是善的，才能从对自己虎视眈眈 

的绝对绝望中解脱出来。因为如果自然是恶的，如果这就是我 

们的本性且并不依赖于我们，如果我们所要承受的必然性是恶 

的，那么人性就已被定罪—— 除了为犬儒主义编织冠冕外我们 

将无计可施，唯有助我们跨越苦海的行为才能使我们避开暗 

礁……

幸福是存在的，至少卢梭经历过一次,即在比尔湖中央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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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岛(参见“漫步之五”）。如果说幸福存在，那是因为构成它 

的条件本身就存在，即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在人们的眼里 

好似蒙着一层面纱，正如卢梭在《论不平等》中忆起的海神格劳 

克斯雕像:“时间、海洋和风暴已经如此毁坏了[它]的面容，以至 

于它看起来不像一位神，而更像一头凶猛的野兽”（D O U  22)。 

如果我们认为人类在堕落(他的邪恶能力）之前没有于天堂停 

留，那么幸福将是一个虚无缥渺的词、一个毫无意义的词。“在 

社会状态下变更人类心灵”的条件(同上)不再怀疑实存,心灵哲 

学的使命正是让我们(重新)发现这些条件。

我们必须考虑这两个问题:首先要确信我们不应该对卢梭

的自白给予过多的赞誉，这些自白是他试图说服我们他通过《忏

悔录》获得的认可甚至超过了蒙田和卡尔丹 ®,超越了自白本

① 至 于 卡 尔 丹 ，卢梭在《纳沙泰尔序言》（PAmfcw/e ☆ )中提到了

他:“比蒙田更自命不凡，但更真诚。”卢梭又补充道:“不幸的是，这一位卡尔丹疯 

疯癫癫，以至于无法从他的遐想中汲取任何教训。”(《忏悔录》草稿，115()年）正 

如雨果•弗里德里希所解释的，卡尔丹确实“痛苦地挖掘了他心碎和悲惨的深 

处”,却从未“试着悔改、改善或发现一种意义”(前揭，第 221、236页 )。

在某种程度上，卢梭将他的《忏悔录》与蒙田的《随笔集》和杰罗姆•卡尔丹 

(J6r6mc Cardan)的《我的自传 》 （ De Wto fro p n i，1575)等量齐观。另一方面，卢梭 

几乎从来没有提到圣奥古斯丁的名字;只有一次在《忏悔录》(c ,66)中写到圣奥 

古斯丁的同名作，但未提及作者的名字。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很明显卢梭借用 

了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标题。（关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作为“西方最早的 

内省”和对心灵的基督教分析，参见雨果•弗里德里希《蒙田》，前揭，第 228页） 

至于卢梭与蒙田的关系，我们也许已经写得够多了。或者参阅科莱特•弗莱雷 

特 (Colette Fleuret)收集的资料《卢梭与蒙田》（只〇收咖ef Mom吨狀），巴黎：A .- 

G .J.尼泽出版社,1980年;以及已经引用过的埃马纽埃尔•马尔蒂诺文章中的 

观点。



身。诚然，《忏悔录》让他有机会“弥补自己的过错和隐藏的弱 

点”(c ,454),使他挽救最严重的过错，担负起他甚至没有犯过  

的错误，但当他承认这些过错时，无论它们是多么的虚幻，他心 

中的忏悔都不会减少！

而《对话录》则不然，正 如 米 歇 尔 •福 柯 在 1962年出版的 

《卢梭评判让_雅克》引言所写，《对话录》是“反忏悔”®的 。

众所周知，从外表上看，催生《忏悔录》的创作动机来自《爱

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受到的谴责，以及对卢梭的道德控诉(特 

别是针对他遗弃了四个孩子)。触发《对话录》的创作理念是，先 

前迫害卢梭的始作俑者们在公开宣读《忏悔录》的第二天便酝酿 

着沉默的阴谋。因此，卢梭用评判《对话录》的机器取代了为《忏 

悔录》辩护的机器;他用上演所有戏居啲法庭剧场取代了人造社 

会的空间。意味荇卢梭通过控诉他人来为自己辩护之后，还要 

控诉自己来寻求为自己辩护。反正控诉是必然的，那不如自己 

给自己下判决。

更何况最阴险、M 变态、最可怕的沉默围绕着《忏悔录》肆 

虐。福柯对此作出了精彩解释:“我们表面上善意满满，却以最 

沉重、最蛮横的方式向他表示 / 沉默。既然我们不谴责他的恶 

行，既然我们对他的罪行保持沉默，甚至不说他承认了哪些罪

①米歇尔■福柯，“引 ,载于卢梭，《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巴黎： 

阿尔芒•科林出版社克吕尼图书馆”丛书，1 % 2年 ，第 VII— X X IV  我们复

述了福柯《言论与写作集1954—1988》（D;h !988)第一卷1汜4—

1%9年(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第 172—■ 页 ）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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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那卢梭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既然我们的先辈们让卢梭活了 

下来，而且‘甚至愉快地活了下来，尽量让一个不犯错的坏人活 

下来’，卢梭还能对什么忿忿不平呢？当我们沉默的时候，卢梭 

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①

我们仍然要感谢米歇尔•福柯，他以最公正准确的方式揭 

示和阐述了主导《对话录》构思和起草的问题 © 。福柯解释说， 

如果卢梭没有先问自己下列问题,那他就不会开始写作:“但是， 

一个我们不能再说话的世界会发生什么？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制 

止每一个运动的过度，防止实存[卢梭之“内部”]仅仅沦为一个 

不确定的感觉点,也防止非实存[卢梭之“外部”]形成一个不确 

定的阴谋？《对话录》正是在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中来体验这种 

过度，正如《社会契约论》通过人类的语言界定正当存在的可能 

尺度和必要的邪恶。”这就是《忏悔录》与《对话录》的真正区别： 

“沉默是《对话录》的首要经验，它既是完成《对话录》的书写、奇 

异构成的必要条件，也是《对话录》内部辩证、证明和肯定的线 

索。《忏悔录》想在世界的喧嚣中追寻一条简单的真理之路，以 

使一切杂音都安静下来。《对话录》则致力于在一个万籁俱寂的 

空间里创造一种语言。” @ 正确理解《忏悔录》与《对话录》在追求

①  同上，第 183页。

②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到，卢梭的问题，这个在 1 8世纪困扰着卢梭个 

体的问题，在现今我们这个全球控制的社会里已经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 

从现在起只能强加给每个人的问题，即使一切都服务于“交流”和它的盲目暴政， 

并且禁止我们提出这一问题……

③  福 柯 引 言 ”，前揭，第 180页。



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让我们梳理出卢梭第三本“书写自身”之书， 

即《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意图。再次借用福柯展现《忏悔 

录》与《对话录》的说法，我们其实可以说《遐想》是在追寻一条简 

单的真理之路，同时创造一种语言,以便在一切都寂静无声的空 

间之外讲述它，因此要尽可能远离那些不久前还令周遭世界恐 

惧万分的一切噪音。“人们对我所作的恶丝毫触动不了我;唯有 

担心他们还能对我继续作恶，才能够使我激动;但确信他们不再 

有新的手段，不再有永久的情感来触发我，我便能对他们的一切 

阴谋一笑了之，尽管他们攻击我，我还是乐在其中”(R , 1084)。

最后，回到卢梭在《对话录》中的意图,福柯还发表了另外一 

些洞见，在我们看来同样是恰切的：“如果沉默对他[卢梭]来说 

是阴谋的单调能指,那么对阴谋者来说就是对受害者的一致所 

指”,随 后 他 又 补 充 ……法庭的封闭世界比空旷的空间要危险 

得多，在空间中,控方的言语不会遭到任何反对意见，因为它是 

在沉默中传播的,而被告方永远不会承认罪行，因为他回应的只 

是沉默。”如果这个法庭确实存在并能做出判决(天知道卢梭是 

否更愿意这个法庭存在，因为他的判决尽管严厉、尽管不公正， 

但总是比他所说的那些“老爷们”以沉默反对《忏悔录》更为人 

道 )。因此,这一判决确实需要“卢梭”评判“让-雅克”的最终结 

果 ，这个虚假的《对话录》法庭、这个将《对话录》作为发人深省的 

判决文书的审讯室，只是一个虚构之地，就像审判记录只是文学 

作品一样。

在《忏悔录》和《对话录》中，卢梭不会为自己讲述故事。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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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卢梭将自己的想象力封闭在双重枷锁中，放任记忆毫无羁 

束地横行—— 恰恰相反,卢梭在《忏悔录》第十一卷中表明了他所 

面临的建立记忆与想象力之间的关系。“我残酷的想象力® 总是 

抢在潜在的邪恶之前不断地折磨自己，它分散了我的记忆”(C , 

585),分散的功能意味着，想象力是一种开启时间性的力量，它总 

是遵照经受考验的痛苦，甚至单纯是不愉快的命令来触发补偿 

(或赔偿)机制，使自我从折磨中逃离在场。但卢梭总是把“故事” 

(histoire)—词用作单数，也是因为“心灵”是单数,关于心灵中的 

秘密修改及其自身“逻辑”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如果说“心灵 

的故事”被定义为是秘密的，那是因为它并不发生在世界舞台上， 

它只不过是“自我”根据心灵的不断修改而编织出来的情节构造， 

“自我”的“自身”则秘密地占据了生命的内在性和感受性的层面。 

在这些条件下，一 桩简单的轶事无法比拟一颗心灵的秘密故事； 

此种叙事中的任何内容都无法供养一个不知所云的胡言乱语之 

人或一个仅仅为满足表达的愉悦感而表达自己之人。与那些从 

心理学角度解读所谓自传体著作的观点相反，卢梭对叙事和叙事 

情节的选择绝不会回应某种“展示”的逻辑,而是服务于一个单一

①这种想象力被认为是残酷的，（a)因为它不征求自己的意见，随心所欲 

地行动;（b)因为它把精神引向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它既折磨精神，又能使其得 

到解脱。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构成补偿制度的一部分，一旦卢梭陷于晦暗不明 

中，便会援引这种补偿制度的效力(关于这一补偿的概念,见斯塔罗宾斯基的研 

究:《解药在恶之中:卢梭的思想》(&  rem祕 tidm /f ma/ : 心 )，收

录于《解药在恶之中》（L e 办 阳 祕 /e m<j /. 0*1•叫we打丨’咖 

/知e LMmGres)，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9，第 165—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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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即一切都将其定性为哲学:对决定因素(称为“原则”)的 

分析是由于一颗特定心灵每次修改时的调性，此时心灵的自我扮 

演起中心的、象征性的角色®。

雅克•沃伊森 (Jacques Voisine)在为(忏悔录》所作的“导言” 

中确切地指出只要事件撼动了他(《忏悔录》的作者)敏感的存 

在，那么这一事件就是重要的”,这就是卢梭写作的奇特之处，卢 

梭并非在讲述“他的曰常琐事,而是在讲述他的心灵故事”。沃 

伊森补充说:“卢梭的《忏悔录》不是一份个人简历。可以说[而 

且必须说]，借助卢梭在《遐想》一开始就使用的比喻，日历对他 

来说还不如晴雨表有意义。”卢梭感兴趣的是展现他如何成为他 

自己的，正是这种视角主宰着叙事情节的选择，每一处情节在卢 

梭眼里都有如他所说的“固定了他的伦理存在”(C ,413)的优点 

(无论是存在层面上还是理论层面上）。因此，卢梭所叙述的情 

节都具有一定的“伦理性”,卢梭每次都喜欢从中吸取教训，而并 

非借此进行辩护，他只是为了表明，在生命中，有一些事件，由于 

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又必须通过研究的媒介来确定，

① 毫 无 疑 问 ，我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试图接近我们越来越熟悉的 

<忏悔录 >,同时，我们自己也变成了“纪实文学"的可怜消费者,在这里，所有真正 

的文学都被废除了。人们会坚持在C忏悔录》中看到的只是一个可怜的自命不凡 

的、妄自尊大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或偏执狂对于自身的阐述，当然他是极具天賦 

的，甚至是才华横溢……但是，带着这样的预设去接近这座言语和思想的丰碑， 

就是为了避免穿透它,从而理解卢梭竖立这座丰碑是为了颂扬我们想用箴言铭 

记的真理:生命无一不是鲜活的，但没有“自身”的存在生命就不再鲜活。因此， 

我们希1 对于所有不得不说的“自我”、但又不知如何说或为何不得不说“自我” 

的人而言，卢梭的<忏悔录》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值得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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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生命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比如著名的打屁股情 

节，卢梭说这一情节决定了他的趣味，他的欲望，他的激情，总之 

决定了他自己，决定了他的后半生,而这与生命自然而然遵循的 

方向恰恰相反;抑或另一个例子，让-雅克诬告无辜的女仆马里 

昂偷盗丝带事件,他写道，他的记忆保证了他的余生不会有任何 

犯罪行为，因为这桩唯一的犯罪行为给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

①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可以忽视心灵哲学的结论与精神分析的结果 

之间的联系吗(然而，这里的精神分析不应被视作它真实的样子，即柯奈留斯• 

卡斯托里亚蒂斯所说的一种实践-诗意活动，或一种追求分析主体“自我转化”的 

伦理-诠释学活动，而是略微类似心灵的理论，即认为人类灵魂主要由无意识的 

运动决定)？这条用于“个体的一切行为中—— 并在成果中显现—— 无意识的共 

同决定”的纪律，与卢梭自身研究自身、分析心灵的私人运动及其“秘密故事”的 

事业，两者之间确实有某种关系吗？当然，卢梭提出的对心灵运动的分析，并不 

旨在确立现实原则，也不是为了解决俄狄浦斯情结，更不是为了升华心理冲动。 

当然，卢梭所得出的心灵的原则，无论何时也不会令人想起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 

实例。无论是《忏悔录》还是《对话录》,对于让■雅克来说，都不呈现为一种“自我 

分析”。因为最后，如果说“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质是个体重新发现自己是其历史 

的部分起源，个体自由地体验到第一次不为人所知的经历，并再次成为具有故事 

性的而不是必然历史的可能起源”，那么必须承认，卢梭的目的根本不是“重新发 

现自己是其历史的部分起源”，而是要论证在他的生命中有多少次被“他入”从这 

个“起源”之处驱逐了……

不过，在作为分析活动的“自传体”文本的狭溢框架内，接近心灵哲学的实现 

似乎也不是那么不可能。的确，“沉浸在过去的复兴里，个体将自己的在场活成 

了一种偶然(contingent)，不是沉溺在重复的非现实的遐想里，不是在虚无中改 

写历史，而是回归到真正的创建之中,从而显示它是稳固而坚实的，同样也是任 

意的”，在我们看来，这似乎与卢梭写《忏悔录》时的目的相去甚远，即便如此，我 

们或许也不应该放弃指出:在卢梭这种情况中，回归到固定点(正如我们所看到 

的，这种回归推动了叙事情节的选择)发生在任何的转移(transftrenticl)的状态 

之外。（具有精神分析特征的语句全部引自卡斯托里亚蒂斯《可以呈现为科学的 

心灵理论》后记，收录于《迷宫的交叉路口》[L m Carre/owrs dw 巴

黎:瑟伊出版社，1978年，第 29~~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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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C ,84— 87)

我们不应混淆写作的偶然起因与哲学的关系；换句话说， 

在《忏悔录》中，卢梭除了为自己辩护外，什么也没有做，他主 

要就是为了对抗他所遭受的攻诘，抵御狄德罗和格里姆所煽 

动的阴谋，抵御对《爱弥儿》的公开谴责（176 2年 6 月），抵御 

伏尔泰对自己拋弃四个孩子的指责，等等。然而，卢梭在《忏 

悔录》第八卷中白纸黑字地写道，这里不是要辩解或道歉（参 

见 C ，279;377),而是忏悔。什么是忏悔？我们应该牢记卢梭 

总是不愿意使用“回忆录” ® —词来定义他的作品所属的体 

裁。所以重点不在于讲述卢梭的生活历程，而是要确定那可 

能会被诱导称作“生命计划”的东西。虽然卢梭打算讲述“（他 

的 )心灵的秘密故事”，但这个故事并不是讲述他实存过程中 

所参与的事件，而是汫述他的心灵因这些事件的存在而发生 

的改变。在通常被称为《纳沙泰尔序言》的文章中，卢梭非常 

清楚地展现了他的计划:“我写的与其说是这些事件本身的故 

事[如前文“我生命的事件”]，不如说是伴随着我的心灵状态  

而同时发生的故事。这里的现象只是偶然原因。”（C 草稿, 

1150)

第二个错误是我们往往认为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中,卢梭通过身处绝对孤独之中，以及反复思索和记忆，来继续

① 关 于 《忏悔录》彳艮明S 腿尬地使用“回忆录"(M & n o ire s)—词来表示作品 

的性质，请参阅沃伊森为《忏悔录》所作引言的精彩评论，前揭，第 X X V - X X V I  

页。



他的沉思。然而卢梭在“漫步之七”中说得好"~~•他的遐想一般 

不会导致沉思，反之，他的沉思常常以遐想而告终，或孕育出遐 

想(参见R ，1062)。那么什么是遐想呢？正如忏悔的目的既不 

是辩解也不是道歉，遐想的原则也不应该与沉思的原则相混淆。 

卢梭甚至是在与笛卡尔式沉思的原则相对立的情况下发现了遐 

想的意义和范围。

可以肯定的是，卢梭在《忏悔录》开篇写下“我建立了一份前 

无古人的事业，执行这项事业也将后无来者”这句名言时，并没 

有表现出任何过分的傲慢自负。而卢梭也不再抛出烟雾弹，他 

在《遐想》开篇的“漫步之一”中写明:“我和蒙田共同组建了一份 

事业，却有着相反的目标:因为他写随笔是为了他人，而我记录 

遐想只为我自己(R , 1<)()1)。

与《忏悔录》或 《对 话 录 》相 比 ，《遐 想 》更像是一份不  

“正当”的事业。这是因为对处于《遐想》之时的卢 梭 来 说 ， 

已无任何对外“交流”的可能。即使卢梭想对其他人说话， 

也无法让他们听到任何声音。现 在 ，唯余他一人在这世界  

之中。也就是在社会性境域的世界之外。如 此 ，卢梭的写  

作并不寄希望于有朝一日能与同时代的社会重新连结，能 

回到同类中生活来找到自己的位置。他 写 下 的 “遐 想 ”也 

不再充满幻想。其 实 ，无 论 他 当 时 写 什 么 ，都没有体验到  

这一情感：他 是 通 过 对 任 意 未 来 的 书 写 而 投 射 自 身 ；他在 

书写时也没有真正回顾自己的过去。从 此 以 后 ，他只书写  

当下自己还能掌握分寸的东西；从 此 以 后 ，过去和未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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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与他有关 ® 。

这一当下能为他做什么呢？那便是纯粹地、简单地孚受自 

身。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继续写作呢？体验这样的享受还不 

够吗？然后，如果人们仍然决定写作，那么他们能做到只为自身 

写作吗？（此外，人们是否可以像卢梭所说的蒙田那样只为他人 

而写作呢？这个奇怪的“只”②字又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卢梭撰 

写了《遐想》，那是因为他深信，《遐想》的“怪诞荒谬”之处，体现

①  列夫•舍斯托夫(L6on Chestov)从前曾通过《悲剧的哲学》（pW/twop^e 

办!d r 叹祕>)理解这种关于实存的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 

基只有当人类失去了所有的真理标准，当人类觉得不可能有什么标准，甚至 

不需要这些标准时，这种哲学才会开始生发” 凡丨丨〇5叩/士 A  k 的如如，trad. 

B. dc Schloezer，Paris，Flammarion，1966，p.6)。但是必须认识到，即使卢梭遭受 

最严峻的苦难，也绝不会被迫失去真理的标准。这便是《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 

想》闪耀的表达;尤其是“漫步之四”，其 主 旨 印 证 了 卢 梭 重 申 的 座 右 铭 /m-

(将生命献给真理），并且表明了没有任何考验能够质疑其合理性。

但有一点，却让卢梭更接近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哲人作家—— 他们和卢梭 

—样，都是与世隔绝、被弃于世界之外的“孤独者”。舍斯托夫写道:“但是，这些 

陀思妥耶夫斯基们以及尼采们都是谁呢，说得好像他们拥有权力一样？他们能 

教给我们什么？他们什么都没教给我们。在公众普遍的舆论中，没有比这更大 

的错误了，即认为作家是为读者而存在的”(前揭，第 33—3 4页)。实际上《遐想》 

时的卢梭，即使他根本不是一个实存的悲剧的哲学家，但他在自己作为作家的活 

动中，在其生命的暮年，也被引导着不再“为读者而存在”。这就是我们必须永远 

铭记在心的东西;在阅读这些 < 遐想》之时，请务必始终牢记卢梭“著名的遗言” 

(famous last words),其意义来自让-雅克的特殊处境，即一个人的绝对和彻底 

的孤独，人类社会对他来说不再有任何意义。（说到这里，我们也许会在一个完 

全不同的语境中又回到舍斯托夫提出但悬而未决的创作问题:作家是否从来不 

为读者而存在？如果曾经存在过，是怎样的？如果没有，为什么?）

②  参见埃马纽埃尔•马尔蒂诺在他的研究《〈遐想〉新思考 》 （ N ouvelk 

reflexions sur les i^ er/es)中发表的独到见解(《哲学档案》[A rr/i/ 7 ^办 />/u7〇5〇-

47,1984,第 207—246 页，尤其是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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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哲学思想的完成,是他心灵的哲学的最终发展和顶峰。得 

益于遐想的基本构成，我们终于有可能理解它的真相,也就是 

说 ，在不脱离主体性的绝对内在性范畴的前提下,卢梭很早就发 

现了心灵基本调性的内在相互转换的规律(愉悦和痛苦）（如果 

我们相信《忏悔录》中谈及‘‘性”的情节，那么这条规律便具有象 

征性®),但却没有掌握这一规律，而规律是完全内在的，因为它 

是独立于与客观性的任何关系（与世界事件、环境的任何关系） 

而构成的。

事实上，如果不是像“漫步之二”一开始明确指出的那样, 

《遐想》是为了“描述一个凡人的心灵在他所能找到的最奇异的 

位置上的惯常状态”（R ，1002),那么卢梭写作《遐想》的目的究 

竟是什么？而这个“奇异的状态”,如果不是指心灵与世界的一 

切关系被切断的状态，又是指什么呢？

《随笔集》作者的自我是世界中的自我,他在“书海”里享受 

的孤独永远不过是自由退缩的结果，是一种渴望孤独的单纯意 

志。相反，《遐想》作者的自我并不“在世界之中”，它的主体M l不 

是“在世存在”（ir^ er-Welt-sein)— 这种思想的发展，即自身

①这便是朗贝西耶小姐打小卢梭屁股的著名情节。从这一相当简短的情 

节中，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一种心理学解读，并且认识到卢梭具有一种不可否认的 

受虐倾向。但我们也可以对其进行哲学的解读,并从中看到一个发现的前提，那 

就是借助心炅调性的内在和相互转换，以及绝对主体生命的核心—— 愉悦与痛 

苦的绝对等同，朝向自身揭示的生命层面。关键句显然是:“……我发现在受体 

罚的痛楚乃至耻辱之中还搀杂着另外一种快感,使我不但不怎么害怕，反倒希望 

再次体验几回她那纤纤玉手的责打。” (C , 15)



不再与“在世存在”有关，为《遐想》的写作提供了存在的理由。 

正是这样•一个自身的凸显，铸造了这部伟大作品的独特、卓越和 

完美的原创性特征。在《遐想》中，卢梭并未书写他的心灵历史， 

因为心灵受到“事实”的考验，卢梭并不试图从自身存在与世界 

的关系之中抽离出自身的位置，因为这至少需要从一开始，将晴 

雨表应用于他的心灵(:参见R ，1〇〇〇— 1»()1)。

在《遐想》的开头，卢梭问自己：“我自己是什么？这是我仍 

在寻找的” (R , W 5 )。但他不是已经在《忏悔录》和《对话录》中 

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吗？而在我们聆听这两部作品产生共鸣之 

前,这个疑惑不是首先在《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中得到了理论 

上的澄清吗？因为它开篇就是一句:“我是谁?”事实上，在《爱弥 

儿》第四卷中，那个 n 问“我是谁? ”的“我” (je )仍然是笛卡尔《沉 

思集》中 ego的遥远后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我”与笛卡 

尔曾强调的这个ego是一致的，但却不觉得有必要将其本质问 

题化，更准确地说，没有必要将其“自身性”问题化。（让我们回 

顾一下“第二沉思”中的关键句：“ Nom gwd ego 屮"‘ diifci'fem,

qui in te llig a m , qui velirn  tam m anifestum  est 9 ut n ih il occurratper 

令tW  eWde如/ws ,按字面意义译为：“很明显，是自我在

怀疑，在领会，在渴望,以至于不需要再多作解释。”®)正是对自 

我的“自身存在”问题化，使得卢梭在 1760年完成的作品与他从

①笛卡尔，《第一哲_沉思集K i V f秘 m洳；抑却<« ), I I, A T , V 丨1,29; 

IX,22。



1772年开始创作的《遐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萨瓦牧师 

的信仰自白”是一种沉思—— 它甚至是笛卡尔意义上的最后一 

次伟大沉思，也是卢梭盍成的唯一一次沉思，卢梭说它应该“一 

劳永逸地决定[它的]意见和[它的]原则”（R , 1014)—— 而九次 

漫步中的每一篇都是一种 遐 想 遐 想 ”一词绝不是“沉思”的同 

义词。如果说沉思是通过遵循既定的理性秩序来推论的话，那 

么遐想则如卢梭自己所解释的那样，让“头脑完全自由”，让思想 

“顺势而行，没有阻力和拘束”。（R , 1〇〇2 )

于是《忏悔录》最首要的是讲述一颗心灵的故事。然而这种 

叙述不附带任何种类的道德价值，也无任何教化意义。卢梭将 

其视为一种知识的事业。哪种知识？不仅是他过去试图以“感 

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主义”为题来阐述却没有成功进行 

的—— 这是理论方法再现主要障碍时所强加的一般目标，而且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还想知道“信念”是如何在个体精神 

中诞生的。然而，只要是关于心灵运动庇护个体的独特性，我们 

需要做的就是从(普遍)心灵的本质过渡到(第一人称)心灵的故 

事 ，但并不像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考虑那样真正做到这一点。 

诚然，当蒙田写下“每个人都包含人类的整个形式”①之时，他只 

是将特殊性与普遍性联系起来。但是卢梭对此事的理解截然不 

同。他感兴趣的是一颗心灵的独特性、自我的自身性、精神的特 

质性。他所感兴趣的是个体，不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其他个体，反

① 蒙 田 ，《随笔集》III,前揭，第 782页。



而在所有情况下仍然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不应说这 

一个体与其他所有个体都不同，而是像其他所有个体一样，他是 

“独特的、

那么，对独特性的考虑真的可以用于传播知识吗？如果这 

是知识，那么它的确可以使人们回归到一项原则上来。卢梭说 

得很清楚，在他的书中，他将努力“每天”向读者展示他的心灵; 

更准确地说:他将“确保不会发生他不加注意的运动，以便他可 

以自己判断产生这些运动的原则”（C , 175)。如果这句话中所 

要强调的词语是“原则”（pnnape),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只能 

是:是什么原则？这一原则是否从属于外部原因、事件、情况的 

秩序？还是与卢梭在先前作品中研究“心灵原则”(爱自身，怜悯 

心)之时完美划定的范畴有关？看来，《忏悔录》的问题与卢梭不 

知道如何清晰地确定这一原则有关。卢梭没能在《忏悔录》中解 

决这个问题，反映在《纳沙泰尔序言》最重要的表述中：“我写的 

不是这些事件本身的故事[即“我生命中的事件”]，而是事件发 

生时我的心灵状态。” <C 草稿,1150)

解决原则问题，意味着放弃“此少彼多”,不再将内在和外在 

二者并列，而是进入“成为内部”自身的结构布局,把自己完全置 

于内在性的层面。这一基本决定恰恰支配着《一个孤独漫步者 

的遐想》的存在和写作。周遭环境把他打入最严酷的孤独中，卢 

梭将T 定决心再问一次，最后一次—— 不过这次是在全新的基 

础上—— 他已经从各个方面激烈讨论过的根本问题 :我是谁 ? 

可能是为了更好证明重复提问的合理性,一旦他认识到《忏悔



录》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丝不苟”的忏悔，他便会W 次提出这个 

问题 ( C 草稿，1155)。 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意味着“:■新继续 

严格而真诚地审视[卢梭曾称之为的他的]《忏悔录》”，但“这些 

书页”，这些记录了“遐想”的纸张，这些可以被视为[他的」《忏悔 

录》的附录的书贞，卢梭不想再予以它们同样的标题，“不再觉得 

有什么值得说的 r ’(R ，1000)。这是什么意思？只会有部分自 

白？或者说《忏悔录》并不是宣告独特件.的真正生命，因为真正 

的独特性宣~坫假定以另一种与式呈现心灵 ® 的运动，通过把 

“还原”的过程绝对化，把一切排除在外的可能的客观性放大? 

答案隐藏在卢梭重新定义自我问题的精确方式中：“但我，脱离 

了他们，脱离了一切，我自己又是什么?”（ R , 995)我是什么——  

我自己是什么？存在/我自己:这不是一种冗余,而是一个递进 

的过程，它足以说服我们认为它并不是简单地指:“我的存在是

① “纯粹的运动和自然”、“心灵的运动卢梭的这些基本短语是否具有隐 

喻性？如果是隐喻，可否推断卢梭的心灵理论更多属于文学的范畴而非哲学？ 

显然，本书全文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为了表述清楚,我们不得不再次引用 

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这句话(即使它是从精神分析的语境中被抽离出来的）。对于 

“心灵的运动是隐喻吗? ”这个问题,哲学家冋答说:“我们把所有的运动都减化为 

局部运动，归结为沖on? ，而 似 乎 遗 忘 了 其 中 的 改 变 只 因 物 理

学已经成功地把它处理的大部分改变归结为局部运动。现在，我们在精神分析 

中遇到的力量[那些在心灵中，关于修改生命运动的力量]，难道不是它推动了这 

样的改变，并抵抗了其他的改变吗？（“后记中所写的心灵理论，已可呈现为一门 

科学”，前揭，第 56页)。关于亚里士多德使用术语“运动”来表达Woi& b 而不是 

pbra 邮〇«，卡斯托里亚蒂斯指的是亚里斯多德《物理学》n i，l ，201 a 9—15;

V ，2,226 a 26—28;V II，3,248 a 6—9; VIII，3,254 a 29(“想象和见解似乎是种运 

动”），以及《论灵魂》,111,3,428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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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什么构成的?”，而 是 ：“我 的 自 身 性 （ips6i t6 )是由什么构  

成的?”

现在提出这一问题的范畴其实只限于自我完全被悬置，自 

我被认为是绝对地脱离(d6tach6) 了人和世界(“脱离”一词直接 

来自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 )。如是证明《遐想》主题的 

合理性,并将它的创作设想与《忏悔录》中完成的过程区分开来 

的，是卢梭在“第一次漫步”期间明确标榜的问题:“既然一切人 

世间的情感已被[从我的内心中]撕毁得荡然无存，我还仍旧需 

要忏悔吗？卢梭“从此在人类中仿佛再也不存在一般”（同上）， 

因为人类“对我而言不再有意义，他们想要的也就是这个结果” 

(R，995)。而确实是外在的“无意义性”（nul l i t6)通过产生与他 

人关系的无意义，在文体、语言和思想的无与伦比的结合中，迸 

发出内在的充实性、人类心灵中的生命的超丰富性。所以，对于 

卢梭“内部越是败坏，外部越是复杂”的世界法则,完全可以用我 

们所称的“生命法则”来代替—— 捱此，外部越是化简，内部便越 

是自由地生长。

如果说《忏悔录》《对话录》以及《遐想》在所谓的“自传体” 

文学史上是如此独特，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作者认识到自 

己需要“发明一种如[卢梭]设想的全新的语言，还因为[他当

①笛卡尔曾作过对他的整个学说具有核心和决定性意义的陈述:“思维 

(oogitatio)是属于我的一个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它不能脱离我”(《第一哲 

学沉思集》,A T，IX—"I,21页，19行)。毋 庸 置 疑 脱 离 ”这个动词在根本上，甚 

至可以说是创始性地归属于**还原” (rWuction)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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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想知道]采取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文体来揭开如此多 

样 、如此矛盾、常常如此卑鄙、有时又如此崇高的巨大的、使得 

[卢梭]持续激动不安的混乱情感？（C 草稿，1153— 1154 )也 

许更多是由于他的“计划”全是为了获得愉悦感，而且在愉悦  

之外，还为了获得“至高无上的幸福”，这就迫使卢梭不得不说  

出“智者”一词，在它的语境中指“疯狂的智慧”或“明智的疯  

狂”® ( P , 1109)。的确，这些词不正是—— “走进我的内心” 

(C ,278；D SA,30)—— 用来表达卢梭伦理学的基本准则以及 

卢梭希望陚予他所计划的《忏悔录》的意义吗？ “进入自身”, 

不仅不是一种反思内省的行为，它不依赖于朝向内部的目光， 

而且这种行为的完成，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如下条件时，才有可 

能使我们变得有德性:绝不是世界的投射或存在者的情感影 

响我们的心灵决定它自身的历史，相反，正是这一历史使“世 

界的事件”显现出本来面目，也即是说，它不是世界历史的事 

件 ，而是我们生命的事件。说到底，美德的起源取决于这种基 

本的自我理解,不正是《忏悔录》中 所 暗 示 的 吗 我 只 有 一 个  

忠实的向导可以依靠;它是传承我的存在的情感链条，并作为 

事件接连发展的原因或结果”（同上）？总之，即使这种说法并 

未能完全摆脱歧义，但卢梭仍然认识到，与其积极地考虑这些 

原因或结果来解释“事件”客观的接连发展，不如用现象学的 

考量来代替它们的秘密判定，这一点还是很了不起的。就像

① 在 这 一 点 上 ，论及“自我辩护”的评论完全无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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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才引用的文字巧妙指出的那样，正是“通过”情感，正是 

通过情感之间形成的“链条”,事件才被“给予”了我们。

因此，在《忏悔录》中，卢梭专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将自己 

生命中的事件链条与情感链条关联起来，使后者作为“馈赠”前 

者的原始模式出现。换言之，鉴于“我”在事件中发声，这种模式 

间接地表明了世界的超越性最终是如何植根于生命的内在主体 

性的。其实选择相关情节的原则从不是卢梭脑中多么生动活泼 

的记忆，而是记忆中的思想，一种自觉地、有意地为伦理学事业 

服务的思想。

借助《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卢梭进一步深化了他的计 

戈IJ。这已经不是比较两类“接续 "（succession)— - 内在的和外 

在的、必然的和偶然的、情感的和事件的接续—— 的问题;也不 

是一个揭示它们的(现象学的)根本次序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 

要穿透情感的唯一内在连结，穿透“接续”的内在“逻辑”。换言 

之 ,关键在于把握卢梭所说的“心 灵 的 晴 雨 表 ”（R , 1000— 

1001),以阐明其构成的历史性。因此，《遐想》设法提出的问题 

是，“一些情感和思想”如何以及为何“修改那些接续它们的情感 

和观念”(C ,174)—— 不过，这一决定性的言论只作为短短一句 

话在《忏悔录》中出现。在《遐想》中，“伴随着”在生命中发生的 

“事件”所体验的情感的事实接续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这里 

开始强调“转变”:通过愉悦和痛苦的基本调性相互之间的内在 

转化。也许快乐从悲伤中诞生，也许快乐孕育悲伤，也许这种相 

互的、内在的共同修改能在生命运动的绝对性中—— 发自肺腑、



深入肌肤0 (如1« rt 地----扎下根来，如此，生命永远不

会停止抵达自身，简言之，这就是卢梭最后一部杰作的表达

使命。

我们需要在现阶段澄清一个似乎至关重要的观点。在卢梭 

的一切所谓自传体文本中,他都是从经验意义上理解生命的。 

对他来说，这只关乎实存的事实过程，而不是“自然的纯粹运 

动”，也不是生命的自我运动(如柏拉图所说,w— 幻,它是以 

实存的情感(不是感性的，而是感发的)形式发生的，构成这一情 

感的自我触及把我们“安放”于生命的内在和感受的层面上，使 

我们成为既能享受愉悦又能遭受痛苦的鲜活存在。然而！这种 

经验生命所显现出来的“持续流动”，以及它在痛苦与愉悦之间 

的不断波动，只能从先验的感发性来理解,它在一个完全不同的 

层面上铺陈开它的两极本质(愉悦与痛苦）,而不是指心灵与身 

体的实质区别。因此,无论是肉体还是道德上的恶，都只是在 

“感觉自身”的支配下才显现出来，而这种“感觉自身”只会在实 

存的自我触及中朝自身揭示，除此之外再不会“赠予自身”，所以 

在这种赠予自身的绝对被动中，实存的情感似乎与“遭受自身的 

痛苦”© 是一致的，而痛苦的内容往往与享受自身的愉悦或存在 

的快感融为一体，卢梭过于片面地保留了这种快感，以至于无法 

解释“自然之善”。“遭受自身的痛苦”是绝对主体生命的自身超

①  这是《忏悔录》卷首的题词。

②  参见米歇尔•亨利《显现的本质》§ 52—53,前揭，第 573—5 % 页。



越自身的“纯粹运动”的根源，它所指的无非是关于自身在根本 

上是“被动”的事实，即自己一直被交付给自身、被赠予自身的事 

实，因此，“自我” (m oi)本身的“本性”只能是永远遭受一切痛苦。

很显然，让 -雅克•卢梭的“心灵哲学”是建立在绝对主体生 

命所隐含的现象学基础上的，而不具有主题导向,因为它仅仅是 

被预感的。卢梭的这一哲学按照“享受愉悦”和“遭受痛苦”来设 

想“活着” (vivre)的显现，构成这种两极的情感原则正是卢梭所 

称的“爱自身”这一欲念的激情。“爱自身”不同于“保存自身”， 

因为“爱自身”与“自私心”完全相反。然而，只要存在的感发性 

还没有深化它的根源(即自我触及），爱自身所应有的愉悦感在 

卢梭看来就不能等同于“遭受自身的痛苦”。如果说卢梭还驻足 

于这一认知门槛上，如果说甚至直到《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卢 

梭还继续与基础性的高尚特征保持距离,那是因为他对继承自 

笛卡尔哲学的预设的质疑并没有贯彻到最后。他认为应该坚持 

从笛卡尔的前两次沉思中学到的知识，而不应过于偏离此道路， 

应该“终结于笛卡尔开始的地方。我思，故我存在(cxistc)。这 

就是我们所知的一切”(L M , 1099)，即仍然将自己暴露在二元论 

的要求之中。而事实上,在卢梭的心灵哲学中，身体在现代二元 

论的意义上被解释为外在的现实物(广延物®),恰恰与心灵相 

对立。心灵与身体的对立正是由这利1外部性构成的。这也符合

① 原 文 为 拉 丁 文 raextew a,笛卡尔本体论（二元论）中的三种实体之



悠久的传统，即心灵(这一处于运动中但没有广延的实在)决定 

了我们各种主体力量(感觉、想象、思维、意愿等)的整体,以及它 

们引起各种强烈感觉的内容、从客观身体外部感知到的力M ,而 

为了使身体形态、部位、肢体、器官、多种特殊性与心灵最原始的 

体验没有任何共通之处，它们对于心灵来说必然为异质的、外来 

的、不透明的—— 最重要的是“偶然”的一 至少具有不可理解 

的规定性。（米歇尔•亨利解释说 :“在这里蕴藏着偶然性的第 

一种形式，由于身体的组织和结构本身就是客观的，因此身体就 

是经验观察的对象，却得不到任何真正合理的解释。人们很可 

能在各种奇特器官的在场中，试图通过引用相关“功能”的多样 

性来减弱它们的不寻常特征，此时每一个器官都将作为一种实 

现模式显现—— 也许是一种特别巧妙或恰当的实现模式。然 

而，这样做只会使问题一拖再拖。”①)这一切都会导致双重的 

后果：

1. 顽固地拒绝将“遭受自身的痛苦”的本体论被动性置于 

“自身存在”的基础上，也就是拒绝赋予自身的受苦以结构性的 

地位一卢梭从一开始就认为这种受苦是一种消极的、次要的 

情感，总之是一种不属于“自然秩序”、不属于自然的“纯粹的内 

在运动”的调性。

2. 把相异性(“社会”)或外在性(“身体”)之中所有可能遭遇 

的痛苦系统地关联起来，不是因为痛苦构成了这些环境的本质，

①参见米歇尔•亨利(道成肉身:一种肉身哲学>,前揭，第 280页。



反而是因为痛苦会被它们的本质所构成。

我们认为，这两个因素组成了卢梭在其思想道路上遇到的 

所有困难和矛盾的根源。毁灭性的预设从内部侵蚀了卢梭哲学 

的深层连贯性，即始终预设让痛苦成为一种“构成性”的情感，并 

在此基础上使其成为一种陌生性、一种偶然性，然而痛苦从来都 

不意味着这些特质。

由于误解了原初的本体论受动性，以及处理“极度受动性” 

时可能产生的理论错误，从学说的角度来看，真正的“让 -雅克 • 

卢梭问题” ® 终于浮出水面，于是现在必须提问:“心灵哲学”所 

蕴含的深层一致性是什么？

对卢梭哲学® 的评论通常源于这样的主要缺陷，即它们总 

想从中确定思想的统一性和作品的统一性。当然，如今再也 

不可能否认卢梭思想的统一性了:从这一点来看，从 2 0世纪初 

开始进行的对卢梭思想的解释工作标志着一种进步,这种进  

步既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无可争议的。然而，由于结构上的原 

因，上文所说的第一种统一(思想）并不意味着第二种统一（作 

品）。因为如果卢梭思想中的“本质对象”确实是作为生命的 

“自然”,也就是作为内在情感的“自然”，如果这一“本质对象” 

自卢梭的处女作《论科学和文艺》伊始都是同一的，那么人们

①  我们引用了恩斯特•卡西尔的话语，不过他当然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 

对此作出解释的(见(卢梭问题》，前揭)。

②  我们特别考虑了皮埃尔•布格林(卢梭的存在哲学》以及让•斯塔罗宾 

斯基《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中令人钦佩的解释。



就不可避免地注意到，对这一话题的论述是通过连续的重复 

和深化而进行的—— “本质对象”本身的内容使得重复和深化 

成为必要，而如果说此间每一个阶段都建立在自身的非客观  

性基础上，那么知识理论(thcoda)的凝视只能通过证明其失败 

来达到重复和深化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假若卢梭在很长 

—段时间内都不关心臼己作品的内部连贯 t t ，并不盘味着他 

会缺乏智慧和哲学的深度。把这种“缺失”归因于卢梭单纯只 

是一位“文学家”及“妄想狂”，认为卢梭爯欢做白日梦却不进  

行严密充分的理性论证，也同样荒谬。如果说卢梭的写作经 

常被认为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说他甚至“尝试”各种观点，那恰 

恰相反，这些都是因为他与自身保持着高度一致。卢梭给人 

的印象是他对自己的计划并不总是清晰的，这是有充分理由 

的:他对“清晰”尤为警傷，因为“清晰”很难与他力求凸显的 

“本质对象”的现象性相一致。

卢梭当然一直知道，哲学所倡导的方法，即那种通过思想来 

表现自己所要解释的事物的方法，远远不能帮他揭示那些他打 

算从哲学中抽离出来的东西，以致他没有从这种哲学方法中得 

到过启发= 他只得出了一些必要的结论，并郑重宣布:“我从来 

没有渴望成为哲学家，我从来没有为成为哲学家而献身，我从过 

去到现在既不是也不想成为哲学家。” ®

① 卢 梭 ，《致梅洛先生的信》(Lcttre i M. M6rcau)，1763年 3 月 1 曰，C C ， 

X V ，第 246—249 页。



但是卢梭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如何表达这种拒绝。他甚至 

很长时间都忽视了这件事。这种忽视可以解释为，卢梭自身实 

存的兴衰变迁使他至少在创造出《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 

耀眼成果之前，无法正确把振自然作为生命的本质 a 所谓“实 

存的兴衰变迁”，可以理解为不断形成实体的伦理遭遇和肉体 

痛苦—— 这是卢梭一生中始终面临的永恒的苦难和痛苦，他力 

求竭尽自己的力量和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摆脱它们。那么，也许 

我们必须同意尼采①:即使在学说发展过程中，卢梭也表现出了

①尼采对卢梭进行了大量批判，尼采甚至把自己当作“反卢梭 "（atrti- 

Rousseau) 的典范。因此, 在一份 1887 年的手稿片段由，尼采特意将自己的“回 

n 自然"与比他早一个世纪的卢梭所“宣扬”的‘•〇?]归自然”进行了对比。在向 

卢梭施加最恶毒的诅咒和谴责(典型的“现代人”，“集理想主义和卑郾下流于 

一身在现代的门槛上安营扎寨的发育不良的矮 i ”)之后，在把卢梭说成是 

“一种需要‘道德尊严’和态度来支持自己的存在”之后(顺便提一句，这些评判 

绝非虚言），尼采写道:“我也谈‘回归自然’：虽然这 ^是‘ 归’，而是人类在强 

大 ，眩目和可怕的本性和天真之#的‘上升’，这些本性和天真使得人类能够从 

唞伟大的事业,因为它对渺小的事物感到厌倦和憎恨 /K《E 采遗著残篇》9 

丨6.11887年秋《哲学全集》XIII,皮埃尔•克罗索斯基译，前揭，第 f,8—69 

页)。不过,即便“爱命运"（I’amor fit i>与“爱秩序”无关,尼采和卢梭这两位作 

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个人风格，试图对存在的内在本质加以沉思： 

卢梭的讨论始终不脱离善恶（自然即生命,生命即爱自身），而尼采则超越了这 

一•区分，他认为善恶的区分是由崇拜理性价值的伦理暴政所造成的（生命即权 

力意志）。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出发来考虑两者的区别：_-方面,取决于 

亲缘性(以及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一点使两者都成为受迫害者)。然而 

在尼采那里，生命（“生 命 是 权 力 意 志 参 见 《尼采遗著残篇》2 [1叫,:_1885年 

秋一1886年秋,《哲学全集》X II,J.艾尔维耶译，前掲,1978年，第 160页）、实存 

和世界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时才能被合理判定是“永恒的”(参 见 （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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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对自身的憎恶。但是尼采希望我们去思考的这种憎恶(或 

拒绝自身)是无可指摘的，甚至是完全有益的，因为确实有一种 

强烈的意志，一有机会就会剥夺痛苦的任何真正的本体论特 

征 、任何的首要地位—— 仿佛一旦“卢梭”向痛苦保证了这种地 

位 ，就会阻碍“让-雅克”有朝一日战胜他曾合法憎恶并决心与 

之斗争的东西！

那么，如果在我们看来，作品的统一性并非机械重复思想 

的统一性，或说作品和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间隙，那首先是因 

为 ，在“卢梭”和“让 -雅克”之间开辟的这个空间里，在被卢梭 

学说占据的这个鸿沟里，降临了“让 -雅克”自身所特有的生成 

(dcvenir)，以至于使这条鸿沟一直开启着，甚至悲剧性地加深 

的，无非是毎一次“让 -雅克”所遭遇的痛苦—— 这种痛苦是由 

—千零一种欲念叠加而成，又 因 为 这 种 痛 苦 卢 梭 ”的实存永 

远不能化约为那个在他看来是属于自己的“可悲的作者职  

业”①。

当然，“让-雅克”常因没有按照“卢梭”的哲学观点生活而

(接上I 注>《悲剧的诞生》，前揭,1977年，第 6 1页）;这种合理性取代了伦理总 

是已经强加给它的“病态的”的正当性。而对于卢梭来说,生命不需要被证明是 

合理的，除非它需要这样的合理性判定(并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生命不仅享 

受内在的愉悦，而且也遭遇自身的痛苦），除非作为一种伦理现象（在■•人必须学 

会热爱生活”的意义上;参见N H ,393)、一种从属于自身成就的伦理，无愧于任 

何“艺术”之名。

① 卢 梭 ，（致迪佩鲁的信 》 （ Lcttrc i Du Pcyrou)，1765年 8 月 8 日。参 

见卢梭的《哲学书信》 P/H'fosopWpa),巴黎：弗林出版社，1 974年，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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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指责。不过其实正相反，“让 -雅克”不仅始终按照他所信 

奉的教条行事(即使是遗弃孩子的行为），而且如果说他身上 

有什么值得痛惜的地方，那就是他建构自己的学说时没有足 

够考虑到自身的实存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他的思考总是把 

必然之物(即痛苦的感触)视为偶然(即总是由于“他人”或“外 

在”的有害和特殊的行为而产生的东西）。换句话说，“让 -雅 

克”的生命将不会与“卢梭”的作品相互矛盾—— 卢梭与他的 

许多哲学家“朋 友 ”不 同 ，他 从 来 没 有 表 现 出 不 诚 信 的 一  

面一 但是“卢梭”的思想,除了被《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记录的,就不得不在“让 -雅克”的生命真相和充分的“内在认 

知”面前不断退缩。

卢梭的许多评论家都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卢梭学 

说上的矛盾—— 例如，他们认为不幸的让 -雅克患有著名的 

“循环性情感症”® 。但有了这种论断，因果关系其实会被混 

淆 。除了偶尔确认一下之外，卢梭从不觉得有必要回顾自己 

作品的内容;他从不愿意为纠正所谓的“缺乏条理”而烦恼， 

这不就额外有力地证明他极度忠实于自身吗？此外，选择 

“为 真 理 奉 献 一 生 的 座 右 铭 ，不正是为 

了达成最终的真理性条件吗，将一个人的生命引向真理的考 

验 ，正如真理将自己与生命统一起来一样，因为真理从“活

①医学上用来命名躁狂与忧郁交替发作的一种精神疾病，常伴随着欢欣 

愉悦与绝望沮丧的两极波动。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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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感发性中汲取其现象学意义上的真实（其真实的显现  

条件 )？

大概，这就是“让-雅克”的生命与“卢梭”作品的真实交汇 

点。就像有些人认为这里也隐藏了卢梭仍被误解为“病症”的本 

质。一言以蔽之,如果卢梭真的生过病，那他的病就只有一种： 

他不断地被迫将自己的痛苦投射到“自身之外”，当自身有机体 

遇上显著功能障碍时推卸“责任”,就是为了应对“他人”的嫉妒、 

讽刺、卑劣或残忍行径。所以，卢梭每次都想把这种制约刻画在 

偶然性的要素中，刻画在“外部原因”的严密网络中，如此，由于 

痛苦“未实现”，当痛苦结束外在M 露时就会立即成为对象;由于 

痛苦在形象中的设定，或者由于它在“外在”的非真实性中的投 

射，即一切都处于自身之外，什么都无法被感觉到，痛苦的自我 

终于可以为自己提供一种幻觉:苦难主体的本质特征已经被“化 

约”了。

为什么卢梭要采取这种退缩、这种无用的理论策略？有 

现成的明显答案：因为这是所有遭遇痛苦的存在者都具有的 

倾向。我们应该感谢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的解释：“每 

个受难者都本能地要为自己的痛苦寻找一个原因；确切地 

说 ，他要寻找一个肇事者；更精准地说，他要寻找一个本身就 

容易遭遇痛苦的罪魁祸首—— 总之，就是他可以将任何一个 

活生生的存在者真正地或模拟地作为靶子，并以任何借口来  

发泄他的欲念：因为对于一个受难者来说，释放欲念是寻求 

自我解脱和自我麻木的最佳方式，这是他不自觉寻求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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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折磨的麻醉剂①。

然而必须重申：这种需求不仅来自“让-雅克”的亲身体验, 

也是统一“卢梭”学说的凝聚力。对于卢梭学说，从它的前提 

到结论 ,都是“使我逃离任何悲伤想法的自然本能”的受害者， 

而《遐想》的作者最终在其文本中记录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时 

认识到了这一点(R , 1 »62)! 正如《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 

大方承认的那样，没有什么比“软弱”更能迫使我们将痛苦从 

其诞生地（自身）驱逐出去，并在结束驱逐自身之时将痛苦设 

想成一种“复合”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取决于反思，而且构成 

了对“自然”的“增补”。因此，我们不能止步于卢梭丰富的作 

品中星罗密布的困难、饽谬、犹豫，虽然这些疑难常使认真对  

待它们的评论家感到绝望® ;我们应该明确观点，即在卢梭的 

作品中，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 一 切都连贯一致… … ” （C 

草稿，1153)。是的，在卢梭思想中，一切都连贯一致，生命和 

作品，言语和情感，如果这一切都融为一体，如果这一切作为 

卢梭思想的统一性典范是绝对合理的，那正是因为卢梭思想 

在“实践理性”的价值范畴之外，也许是西方哲学史 ® 上首次， 

担负着在别处创建伦理学可能性的重任。“在别处”：也就是

①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I.伊尔登布朗、J.格拉典译,《哲学全集》v u i,前 

揭，1971年，第 316页。

②  卢梭在一封令人钦佩、未曾发表的信中写道:“人们控诉我充斥着矛盾、 

疯狂，仅拥有少量排列整齐的文字的混合物，我只得苦笑，我一笑了之……”（第 

五封《山中来信》手稿，〇C ，III，第 1655页)。

③  不同于斯宾诺莎的原则，而且先于叔本华、尼采或舍勒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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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心的绝对性中，在主体性的彻底的内在性范畴中，在动态 

的和感受性的“自然”中—— 这里，“纯粹运动”的“不可见”建 

构起人类心灵的“自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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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遐想的闲适

伦理命令“做自己”并非是绝对的。它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取 

决于一个唯一且绝对的条件:伦理主体(渴望摆脱困境的心灵) 

在尘世中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伦理命令受这一条件的限制解 

释了《爱弥儿》中的教育理论所提出的伦理变体，即“道德” ®: 

“分配每个人的地位，并且使他固定于那个地位，按照人的天性 

处理人的欲念，为了人的幸福，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这些。”（E , 

303)不同于卢梭在这段话中所阐明的按照人的天性处理人的 

欲念”这一准则还应考虑到个体在适应时的自身性，这一考虑的 

意义在于使他学会让他的意愿与他的力量相匹配，他的欲望与 

他独特的能力相匹配。这一伦理纲领因每个自我（m〇i )的特殊 

性而有所不同，卢梭也在另一句箴言中再度提到:“[我们]要专 

心致志地使[我们]按自己的能力生活,注意与[我们]有直接联

①别忘了对爱弥儿的教育目的可归结为寥寥数语.其伦理意义确实是无 

穷的:“活着是我想要教会他的技能。”（E,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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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事物”(同上，於9)。这条充满智慧的箴言仅在一个表达中 

便提供了绝对主体生命（丨a v ;e subjective absolue)意义上的“自 

然”的 四 个 基 本 要 素 ，即 内 在 性 （immanence )、感 发 性  

(affectiv it6)、直接性(m m 6d iatet6)以及自身性，它们构成了“真 

正的哲学”不 p j动摇的根基A

除了非绝对的、有条件的之外，“做自己”这一命令也并非道 

德的，但它是伦理的。它不是自我有义务在他人身上看到的善 

良或慈悲,也不是人们所希望成为的某种应当的存在（dev〇lr- 

6tre)。相反，在超越、积极性以及爱自身（amour de soi)的热烈 

程度上，它取决于存在本身，取决于人的“本性”,即直接和内在 

的自我揭示。自身(s〇i )想要“做自己”，是本性的善良使然。也 

许是联想到了斯宾诺莎，卢梭这样说道:“一个纯粹思辨的观点 

并不能在人的心中战胜情感，自我更喜欢对其而言陌生的事物； 

这种感觉并不属于本性。” ® 事实上，如果一种存在于我们本性 

中的感觉只是一种完全符合人生准则的感觉，那么它又是一种 

怎样的感觉呢？这种感觉与人的本性共存，甚至会成为其最直 

接的利益。抑或这种利益不是别的，而只是那些总能吸引住我 

们自己，直接触动我们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与其谈论伦理的 

命 令 ，不 如 来 谈 谈 教 导 （pr& repte)。卢 梭 正 是 以 “导 师 ” 

(pr& qrteur)的身份来阐释其伦理观的:“我只向你讲一个格言，

U) “不 n丨动fS的根基”原文为拉]文 /wmiflmmfim丨I'nnmrasswm。----'译 注
② 卢 梭 ，《致卡隆德莱坤父的信》 M W rff Gm>m；f /« ),1 7 6 4年 3 月 

4 B ：，《卢梭全集》,X I X ,第 1 9 8页。



而这个格言实际上也就包括了所有其他的一切格言了:你要做 

一个人，把 你 的 心 约 束 在 你 的 条 件 所 能 许 可 的 范 围 ”（E , 

819)——此处的“条件”，确切地说是主体性(sub jec tive)，因为 

每个人的欲望不同、能力不同而有所差别。这便是我们真正的 

利益，它指引苕我们走向明智。“明智的人知道怎样维持自己的 

地位”（同上，310)这句« 是多么正确，智者的欲望与他们的能力 

毫无疑H 是翻匹配的。

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只有自己实现自己意志的人，才 

不需要借用他人之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由此可见，在所有财富 

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权威，而是自由。真正自由的人，只想他能够 

得到的东西，只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基本原理。” 

(E , 309)但必须要承认，正是卢梭在人生中的各种遭遇，才使他 

有了形成这一基本原理的依据。“同侪”的排挤毋庸置疑给他造 

成了很深的伤害，但是在一次次的考验中,他逐渐形成的自由意 

识帮助他治愈了创伤，在他为痛苦所折磨时抚慰了他的心灵。 

在《爱弥儿》中，当卢梭用他的主体性一一种根本意义上的主 

体性，如自身情感或实存的情感—— 来定义活着(vivre)这件事 

时，他坚持将其界定为行动能力 （capacity d’agir)，而非自由 

(Hbertd)。他在《爱弥儿》第一卷的卷旨这样写道:“活着，并不 

就是呼吸，而是行动，SI5就是要使用我们的器官,使用我们的感 

觉、我们的才能，以及一切给予我们实存的情感的各部分。”（E , 

253)牢记这一定义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后文简称《遐想》)中的思想框架。《遐想》是卢梭最后的作品，



可能也是最特别的，或许还是文笔最优美的一部作品。本书将 

探析上述这两个在《遐想》的特殊写作背景下的等式，即“活着= 

行动”和“行动= 使用身体”，这两个等式基于绝对的主体性：自 

我触及(autoaffection) 、实存的情感对自身的给予，要知道，没 

有漫步就没有遐想。确实，遐想离不开身体(corps)—— 当然不 

是《爱弥儿》中所定义的有机体，而 仅 仅 足 行 动 主 体 （suj ct

agissant) ® 的有机体为其存在而所依赖的肉体----，身休远远没

有被人为地抽离这种表面上的沉思经验(但仅仅是表面上的）， 

相反，通过行走以及行走所花的力气，身体唤醒了对自身的使 

用，给自我以存在感。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卢梭的“遐想”时刻，他认为所有 

美好事物中最具吸引力的是什么呢，是他的自由吗？此处有一 

个先决问题:在明智的实现构成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或曰孤独遐 

想者的漫步之前，这一漫步或遐想又是如何表现其哲学的实现 

的呢？直接M 答如下:卢梭的遐想/漫步概念否定了笛卡尔的二 

元论，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附录中，在写给苏 

菲 •乌德托 (Sophie d’Houdetot)的《道德书信》中，以及在他著 

名的“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中都已经试图质疑二元论的基础。 

通过分析心灵与身体都同样与自身感触 (le sentiment de soi)即

① 肉 体 即 是 卢 梭 在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接近的惊人现实， 

他提到他“可以说本身就具备了一切”(1 » 1 , 1.56)— 这句话听起来就像是对笛

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第六沉思”中所强调的“有机体 "“体外之体”的思 

想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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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式“我思”（《)咖 ）《相联系的关系，卢梭逐渐为《遐想》的处 

境做好了准备。在这一处境下，“散步”与“遐想”的共存见证了 

行动和思想统一在一个共同意图（加m如)下的必要性。除了行 

动和思想本身的现象学实在性(r6a lit6 ph6nom6nobgieque)及其 

表现的具体的、主观的和感性的现实性之外，无需提及其他任何 

东西。

因此，一方面,“幻想”（rSver)(当然，此处指的是“遐想”， 

而非睡觉时候的“做 梦 ” ® )要求主体进入某种精神的游离  

( vagabondage dc l ’esprit )，但另一方面，这种游离并不会影响 

其身体的“闲逛”活动。然而，精神的游离显然与笛卡尔所推 

崇的“心智省察 ” （ifwpertio )相冲突，并且，漫步的主旨是

强调身体的主体性的决定性存在，这％笛卡尔用“广延的存 

在 ” （m  extoiM)来解释身体是相痒的〇仅仅把漫步和遐想，也 

即身体与精神相联系，实际上比其他理论都更能表达出卢梭 

的经验所要发挥的作用（颠覆了笛卡尔主义的最后四个沉 

思），闪而我们不应该将这一选择（它使得卢梭式遐想不是… 

种化身，而是对于笛卡尔的沉思的一种非常严肃的质疑 )解释 

为让 -雅克的个人兴趣，尤其是他独行远足和亲近自然草药的 

倾向……

这种对“漫步”主题的突出，又刻意加倍强调了“遐想”的

①  出 自 笛 卡 尔 的 町 〇  smw (我思，故我在)。----译注

②  在法语中，r6vci■也表示睡着时做梦的意思，故此处作者特意强 

调。——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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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实质上是因为卢梭有意表明自己对于某种思想传统的

立场。

遗憾的是，卢梭的研究者们还没有对此进行过系统的论  

述 ，因此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我们的研究可以从卢梭的《道 

德书信》开始 1他在书中得出了（当然他并没有明确说出）他对 

主观性本质的“定义”的主要论点—— 人“天生眼盲”，“我们既 

看不到别人的心灵，因为它是隐藏的；也看不到自己的心灵, 

因为我们没有智力的镜子”（L M ，I092)— 这一论点并非来自 

1 8世纪流行的人类学理论，而是源自 1 7世纪伽森狄® 对笛卡 

尔的反驳 ®。笛卡尔答复伽森狄的《对第五组反驳的答辩》 

( Reponses au x  cinquiem es objections) —■文中的相关解释可以帮助 

我们理解，为何孤独遐想者的“漫步”本身具有哲学意义。此 

外 ，既然是关于肉体对遐想实践的影响问题，那么，《遐想》这 

部卢梭最后的作品—— 其中包含苕他的哲学遗言—— 难道不 

应该从这--丰富着学说基木内容的参考文本中得到其最需要 

的哲学支持吗？

在《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一书中,伽森狄靈惊于笛卡尔 

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竟然“需要用如此宏火的体系来证明[他 

的]存在”。与其仅仅依靠$卡尔所说的“思维”（咖 ),倒不

① .皮埃尔 •伽森狄 (Piem' Gassendi, 1592—1655), 17世纪法国著名K 哲 

学家，他在《对笛卡尔侃思〉的诘难》中反对笛卡尔的唯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机 

械唯物主义观点。《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是伽森狄的主要著作，也是研究西 

方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的重要文献之一。—— 译注

②  参见本书附录1，后文第335页。



如进行其他任何一种活动，并通过活动着的存在得出结论。因 

此，要说“我漫步，故我在”也同样成立。对此，笛卡尔很快便进 

行了答复:“当您说我可以通过其他无差别的活动得出同样的结 

论时，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除了思维，没有任何一种活动是我 

可 以 完 全 确 定 的 ，我 指 的 是 形 而 上 学 的 确 定 性 （certitude 

mdtaphysique)。”® 我们有必要知道,（1)当排除了一切其他的主 

观性活动，沉思会产生绝对的确定性,其“物质现实性”完全反映 

了这种原始的、无可辩驳的“似乎性 "(semblance)。在这样一种 

似乎性之下,“心灵”最终向自我敞开。从“第二个沉思”开始，笛 

卡尔实际上已经明确地将“似乎”这一表述与最不可撼动的确定 

性联系在了一起:至少®,“我似乎觉得就看见了”® 。另外，⑵  

笛卡尔在针对伽森狄反驳的答辩中坦言，如果伽森狄能明确对 

其而言正当的意义，去得出任何一种活动的本体论结论J I5么他 

会愿意承认伽森狄的论点有一定的有效性。否则，在笛卡尔看 

来，只有在先验还原(r6duction transcendantalc)的唯一框架内考 

虑行动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在行动赋予世界之光的一切意义的 

内在和独有的馈赠中，从漫步转向存在才是完全正确的。而步

①  勒内 • 笛卡尔，《对第五组反驳的答辩》（取 押 〇 咏 -  

― ;)，《笛卡尔全集》亚当、塔内里版，巴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弗林出版社， 

1 9 %  年，V II，第 352 页。

②  勒内 • 舍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笛卡尔 

全集》亚当、塔内里版，巴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弗林出版社，t996年，VII，第 29 

页;IX ，第 23页。

③  我 们 在 上 文 中 已 经 提 到 了 笛 卡 尔 Wdeor”（我看见）的问题，它被 

认为是一种不能归于怀疑的“原初的似乎性”。参见本书附录1，后文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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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身则是以一种纯粹“我思”的方式，以这样一种显现决定性 

(d6te rm in it6 de l’apparaitre)的形式出现。受制于外部绝对的悬 

搁 (6P〇ch6),在笛卡尔的“第二个沉思”中，“漫步”也变成自身的 

确定，不管是感受或是想象，渴望或是确信。笛卡尔这样反驳伽 

森狄:“‘我漫步，故我在’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除非我具有的、 

作为内部知识的是一种思维,只冇关于思维，这个结论才是可靠 

的;关于身体的运动则不然,它有时是假的，就像在我们的梦中 

出现的那样，虽然那时我好像是在漫步。如此，从我想我是在漫 

步这件事中，我可以推论出我的精神(是它有这种思维)的存在， 

却不能推论出我的身体(是它在漫步）的存在。其他一切亦是 

如此，①

因此，只要伽森狄所提出的“推论”®具有漫步的唯一显现  

性 、漫步的确定性，笛卡尔并不排斥。换言之，笛卡尔认可这一 

推论是一种源自先验还原的“我思”,而不是通过属于“广延的存 

在”的第三个人来进行一种机械运动，也不是基于前面提到和表 

现的一种对身体的定性。由此可见，只有当漫步作为绝对主体 

生命的一种模式，当它在自我（<讲）看来不是作为一种表象 

(rcpr6sentation)，而是作为一种“思维”(也即一•种没有思维对象 

的思维)时，它才可以作为存在的启示的先决条件。“行走意识 

的思维”:正是在组成“感觉”的意识中思维从内心体验自己，行

①  勒 内 ■笛卡尔,对第五组反驳的答辩//亚当，塔内里（编），《笛卡尔全 

集》，巴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弗林出版社, 1 9 %年,VH,第 352页。

②  即上文提到的“我漫步，故我在 '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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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才成为种心灵的决定 (d6termination de l’im e),并充分参与 

到自我揭不(autor6v61ation)中0®

让我们回到卢梭上来。对于卢梭而言，遐想的漫步是一种 

感受自我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最真的本质中（用他的话来说也 

许是:在最绝对的自然性中)感受生活本身。这种在自我主体性 

全局考虑下的感受方式所侧重的，首先是活生生的肉体的基本 

存在，肉体在真实地行走，而永远不会是想象在前行。这就是为 

什么虽然“漫步”这一主题不属于某种田园诗的范畴，但它本身 

却在卢梭这里形成了某种哲学的规定性 ( extermination philos- 

ophique)。它的意义纯粹是本体论的，它的谱系也与开头的笛 

卡尔主义相呼应。这个主题不仅完美地表现了一个公认的原 

则，即人生来是为了思考和行动，而不是为了反思，而且还证明 

了一种真正的、内在的“发展”（progression),这种发展不依赖于 

任何外部空间、江•何可描绘的或仅仅只足可预见的场所。作为 

自我本身的发肢 ( a vanc6e)和自身的成长(venue),漫步以一种排 

他性的方式存在，它发现并整合自身的隐秘历史= 自身虽不是 

先于这种发展和成长而存在，但正是由于这种发展和成长，自身 

在心灵的情感深处表现出了独特性，它是独一无二、必不可少的 

“自我”。从这一意义而言，遐想/漫步的经验（ )是

® 关于这一笛卡尔语录的解读，可参见米歇尔•亨利在其文章中的解读: 

米歇尔.亨利，《笛卡尔和技术问题》（伙 仰 丨 办 丨 狀 ），《话语 

及其方法 》 （ Le et sd m初uxie)，N •格里马尔蒂、J.-L•马里翁编，巴黎:法国

大学出版社(PUF)，1987年，第 285—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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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运用“[其]心灵的气压表”（R ,1 (>00— 1001)的W题,它不仅 

是一种绝对的主体生活模式，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给德尔菲神庙 

的格言“认 i只 你 自 己 fe / > »m )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和内 

在的可能性。

行动和思考的力量，以及它们在自我行进时发生的感性转 

换—— 漫步和遐想—— 构成了卢梭式“我思”的两个基本模式。 

这两个模式只有通过感受自己，通过在产生自身性的生命的绝 

对主体性中感受自己才会表现出来a 在没有标记的、富有旋律 

和表现力的言语中，在与游荡着的步伐节奏同步的“自然言语” 

中，遐想能够立刻收集到影响其印象的痕迹。因此，这 ®内心深 

处的音调—— 内心的宝矿随着探索的不断深人而日益丰富——  

带给孤独遐想 I 的首先是“不行动的享受”(D , 845 也就是说， 

在生命中感受自己，享受其心灵的“扩张”,正如在自由的主体性 

中的自我情感揭示。在孤独漫步者的表达中，遐想甚至都不是 

其他任何东西,而只是“大自然所希望的那个样子” (R，1002)①。

但为何说遐想是“不行动的享受”,而漫步是一种活动呢？

① 《忏悔录》中明确表现了这一启示性的抽离（自身的显露，自我的自身 

性)。因此，提到旅行，卢梭总喜欢用“独自步行”这样的字眼。他 写 道 我 从 未  

如此思考过，如此存在过，如此活过，如此做我自己，我敢这么说……步行可以活 

跃和丰富我的思想:当我在原地停留,我的思考几乎停滞;我需要让我的身体动 

起来，来激活我的思想。步行使我拥冇J■乡间的景致、接踵而来的各种美好、清 

醒的空气、好胃口以及健康。小酒馆的[丨由,远离一切会让我产生依赖的东西、 

一切让我回忆起我的处境的事物，这一切都救赎了我的心灵，给予我最大的勇气 

去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使我置身于浩瀚的众生之中，把它们结合在一起,选择它 

们,让它们适合我的喜好，而不会感到尴尬和恐惧。”(〇C ,丨，第 〗6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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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漫步和遐想的结合,或说它们的亲密结合，并非基于行 

动的消失，而是基于心灵中对自我满足以外的欲望的消亡= 因 

此，遐想的“不活动性"( inactivity)是一种特珠的性质:它向往的 

是“从此之后，对我身外的事物,我都毫不过问”（R ，999);它的 

冃的是实现伦理上的愉悦，其中包括一种对爱自身的推崇;准确 

地说，它从心灵中S酴了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激情，不再有任何 

希望或恐惧，任何热情或思乡的情感;它禁止一切自身以外的投 

射，打消了任何回归自我的机会;简而言之，遐想也不能用世俗 

的激情和行动、因果关系等来解释,因为它是内省的反面，也是 

内在的表象世界深人的反面，根据麦克斯•施蒂纳 (M ax Stim - 

er)的讽刺话语来看，遐想与“内心的彼世”（au-del〗 in t6rieur )无 

关，必须从中得出结论，即遐想是以上帝的无动于衷为范本的。 

此外，卢梭并不满足于用“生”和“死”、“衰老”和“睡眠”®来定义 

他当时的“立场”，他还用了下面这句揪心的话来具体说明:“人 

世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结束了。”从今以后，我不仅是一个人独 

活于世(“我如今在这个肚上已孤零零地孑然一生.除我自己以 

外，既无兄弟，又无亲友，也没有可与之交往的人”），也不再属于 

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 f f 向我强加它的法则，现在的我知道，

① “我陷于这样奇怪的处境已经十3S年了，”卢梭在“第一次漫步”中写道， 

“在我看来，整个事情好像是一场梦。我总觉得我患了消化不良症，使我深受其 

苦;我睡眠不好，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因此巴不得赶快醒来，去会会朋友,以减轻 

我的痛苦。是的,我那时也许随时会在不知不觉中从清醒陷人沉睡，从生奔向 

死。”（R ,995)



甚至是深入骨髓地明白了，世界的真相、外部的法则最多不过是 

—个相对而扭曲的真相罢了。现在我已处于人生暮年,我所领 

悟到的是，想象世界是自给自足的,没有比这更大的假象（i llu 

sion) 了。“且一旦我们养成以他人为标准来衡量 自己, 想象自 

己置身于第一或最好的位置的习惯，我们就会憎恶一切超越我 

们 、低估我们、压制我们的东西,一切阻止我们成为一切的东 

西。”(D , 806) —切事物，一切属于“外部”、属于“存在”范畴、属 

于可见世界的超验的事物，都会妨碍我们成为一切，只有当“成 

为一切”意味着“成为自身生活的一切”时，这才好理解。这也就 

是卢梭所说的成为“大自然所希望的那个样子”。因为，在伦理、 

“自我满足”和“自然”的层面,都没有“一切”之说。因为自然包 

容万物。因此这便是为什么在这人世间，“人们从此既不能对我 

有所助益,也不能对我有所不利。在这世间，我既不希望什么， 

也不害怕什么:我在地狱的最深处，反而最宁静;虽然成了一个 

可怜的倒霉鬼，但却和上帝一样，对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无动于 

衷"(R .999)。

这是在孤独的最深渊所寻到的抚慰,是最终完全存在于自 

身的迟来的喜悦。这是最终重获新生—— 以自身的名义，即以 

生命本来的面貌和它想让我们变成的样子生活。这样独特的状 

态 ，卢梭称其为“闲适”。这种闲适不是他写《论科学和文艺》时 

某些作家对他口诛笔伐的那种“闲”;也不是软弱和沮丧所带来 

的那种让心灵极度烦躁的“闲”，而是漫步者以及孤独的遐想者 

在平静中享受的悠闲，与其说是没有工作的闲，倒不如说是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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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闲更贴切。

因为这种闲适可以让人“享受[其]天真”，一如一种“圆满 

的、充实的、使心灵无空虚欠缺之感的幸福”（R , 1046,1001 )。 

正如《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中的“卢梭”所指出的，遐想者 

的漫步不是自身对他人的话语，甚至不是在世间必须要做的、在 

感知和精神® 的作用下做出的行为。遐想/漫步是一种“感受自

① 在 阅 读 《圣经•创世记》时，克尔凯郭尔提出，“人在无罪状态中不是在 

灵(精神)的方面被规定的，而是在心的方面，在同自己天性的直接统一中”，也即 

与身体相结合。卢梭大概也会说同样的话，前提是他指的是“大自然的纯粹运 

动”。但卢梭肯定不会赞同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无罪状态的最深奥秘就在于，它 

同时也是恐惧”。事实上，对于卢梭而言，在无罪状态中没有恐惧,M 有存在的愉 

悦和幸福。列夫•舍斯托夫(U cm Chcstov)在其著作《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 

d /d •丨〇5〇/rf»‘e 德 •施 勒 策 译 ，巴黎:弗林出版社，

1972,第 131—132页)中援引了克尔凯郭尔的这些文字。克尔凯郭尔在《恐惧槪 

念》中认为人在无罪状态中不是在精神的方面被规定的，而是在心的方面，这一 

说法出自《圣经》，但舍斯托夫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根据《圣经》，无罪之人，即 

堕落之前的人，通常来说确实没有知识，没有辨別善恶的知识。但《圣经》中并无 

任何暗示说人类自造物主的手中诞生之初，其精神还在沉睡;更没有提到区别善 

恶的知识和能力是衡量人类精神苏醒的标志。正好相反：人类谜一般的堕落故 

事正意味着辨别善恶的能力，禁忌树的果实使人的灵(精神)沉睡了，而非苏醒 

了。”(同上，第 129页)舍斯托夫还解释道，在堕落之前剥夺人的精神的这个想 

法，克尔凯郭尔如果不是从诺斯替教派信徒(该教派借鉴了希腊哲学家的观点， 

认为人的精神与人的灵魂相对立，正如高级和低级的对立）那里学到的，至少也 

是从一些受到诺斯替教派信徒影响的现代思想家那里学到的。对于卢梭而言， 

人的自然状态是灵魂多过精神，他是这些现代思想家中的一员吗？对于卢梭对 

克尔凯郭尔的解读，我们又了解多少呢？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同于背离了《圣 

经》的克尔凯郭尔，卢梭将无罪与最绝对的平静结合在一起时，他是忠于《圣经》 

中的故事的。诚然，除了用《创世记》的文字之外，他并没有用其他方式解释人的 

“堕落”，但在描述人类失去自然状态时，他仍然采用了同样的谱系:在卢梭的学 

说中，亚当被驱逐出伊甸园后所失去的自由，相当于心灵的去自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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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方式(一种主观性的决定），也是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努力 

(一种行动和思考的行为），它让活着的自我有机会体验到强大 

内心的事实(“坚铟”的品质)。这并不是说遐想/漫步是“意志” 

的结果，是一种刻意培养的能力，且这种能力的实现取决于超验 

动机 (m otifs transcendants)的智力活动。遐想/漫步是在一个只 

有 0 我的平面(生命的内在与印象的平面)上的游荡。如此我们 

便能理解《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所写的:“在遐想时，我们 

并不活跃。大脑中显出不同的画面，这些画面像是在睡梦中一 

般互相交织，我们的意志并没有参与其中:我们任其自由发展， 

‘不行动地享受’着。但当我们想要中止、调整、命令或安排这些 

事物时，就另当别论了,因为我们使自己参与其中了。一旦理性 

与反思交织在一起,沉思便不再是一种休息了;它变成一种痛苦 

的行为，这便是令让-雅克感到恐惧的痛苦，是唯一压得他喘不 

过气来，并让他因此变得懒惰的痛苦。” (D ，845)

所以问题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乐趣? ”对 

此,卢梭的回答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得到的乐趣不在任何身 

外之物,而在我们自身，在我们自己的存在……”(R , 1047 )享受 

自身、自己的存在和生命:这便是孤独漫步者的“荒唐” (extrava

gance) ， 是其“荒唐”的方式 。只是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令荒唐 

的人觉得是被“系统传递的”(D , 822;另见 845—849)“惬意的闲 

适”，有必要更清楚地对比两种闲:一种是“迷人的”闲，人在最深 

的孤独中享受自身；一种是由苦涩和无聊造成的“忧伤的”闲，它 

是世俗社会(用《忏悔录》中的戏谑表述来说，在世俗社会的顶端



是“霍尔巴赫小团体”®)悲哀的固有特性。必须要强调“空虚的 

闲”和“充实的闲”之间的不同，因为这种不同在卢梭的伦理学总 

体框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因为它几乎是矛盾的，如 

果我们回忆起前文所提到的针对《论科学和文艺》和《新爱洛伊 

丝》中第十四封信的猛烈抨击的话。对此，卢梭在《忏悔录》中这 

样解释道:“指责我哲很多矛盾的那些人又会在这儿怪我自相矛 

盾了。”他在《忏悔录》第十二章，即书的最后写道 /‘社交圈子的 

无事可做让我对社交场合无法忍受，而我在这儿却想去寻找孤 

独 ，追求无所用心。但我就是这样的。假如说这中间存在着什 

么矛盾的话，那是因为大自然，而不是我自己的H 错。事实上， 

这里边很少有矛盾，因此我才依然如故。社交圈子的无事可做 

真是可怕，因为那是不得不这样的，但孤独中的闲适则妙不可 

言，因为它是无拘无束、心甘情愿的。在一群人中间，无事可做 

.让我感到万分痛苦，因为我是迫不得已的。我不得不或者呆呆 

地坐在一张椅子上,或者笔直地站在那里，手脚都没法乱动，不 

敢随意跑啊,E兆啊，唱啊，叫啊，就连做梦也不敢。有的只是闲得 

极其无聊与拘束得痛苦难忍。我不得不去注意听其他人说的那 

--大堆傻话,那一句句奉承，而且还必须费尽心机，以便于轮到 

我的时候，也插进去说一下自己的哑谜与谎话。你们把这也叫 

作闲适吗？这简直就是在受苦役。”紧接着，在下一段他进行了

① “霍尔巴赫小团体”指的是霍尔巴赫组织的沙龙团体，包括了当时法国 

甚至欧洲的一些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等。卢梭后与这个团体决 

裂D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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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我所喜欢的闲适并非一个无所事事的人的那种懒散，抱 

着双臂待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干，并且连脑子都不动一下。我所 

喜欢的既是像孩子一样的悠闲，不时地活动，却任何事都不做， 

又是一个上了年纪想入非非之人的悠闲，胡思乱想，却只动脑手 

不实践。我喜欢忙活一些不重要的事，遇事都做一下，却一件都 

做不完我喜欢任由脑中的想象不停地奔跑，已经想好的计划 

很快又变了。我喜欢看着苍蝇不停地飞,甚至还想挪开一块岩 

石 ，看看下面到底藏着什么= 我喜欢兴高采烈地投身于一项十 

年才能做完的工作，但是不到十分钟就又坦然地把它搁置一旁 

了。总而言之，我喜欢整天没有目的、没有结果地逛来逛去，遇 

到事都只是一时兴起 ( C , 640— 6 4 1 )除了在出版的作品中，卢 

梭在其他地方也毫不避讳地描写他对闲适和安宁的热情.这种 

热情使他自由地去“荒唐”,去享受遐想和无拘无束游荡的快感。 

因此,在一封写给米拉波®的信中，他用一段优美的话总结道： 

“我喜欢遐想，但喜欢自由自在地想，任思绪无主题地随意飘散。 

这会儿在给您写信时,我随时会脱离我的笔,一边向您讲述，一 

边漫步在尤数迷人的事物中，而一旦我的思绪回到纸上，这些迷 

人的事物便会消失不见了。这种您不认同、我也不会过多解释 

的生活是悠闲且沉m 的，令我觉一天比一天美妙。漫无目的， 

不停歇地独自游荡在树木和荇石间，遐想或曰随心所欲的‘荒

①米拉波伯爵 (C o m te de Mirabeau，1749— 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

政治家和演说家。•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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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及您所说的张口呆望;当我头脑过度发热，我就会通过分 

析一些苔藓或者禾科植物使其冷静下来，并最终进入我的幻想 

天地，没有控制，没有拘束。感谢上苍，我的幻想都在我的能力 

范围内:先生,这便是对我而言至上的快乐，在我眼中，此生甚至 

彼生都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①

闲适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卢梭在其不同阶段的作品中都 

提到了这一主题 ,并在最后将其归纳进了他的伦理观。正是 

对智慧的热爱使他追求闲适。这与其说是他的个人趣味，倒 

不如说是他遵循了“真正的哲学”的建议。卢梭在《忏悔录》中 

明确道:“我准备在[圣皮埃尔岛 ]上实现我想过的那种对一切 

事情漠不关心的生活的伟大计划，在这之前，我始终把上苍给 

予我的那点儿活动能力用在这个计划上，可是枉费心机。这 

个小岛即将成为我的帕比玛尼© ,那个人们尽可安然人睡的乐 

园。‘人们在此做得更多，人们在此无事可干’[此处卢梭引用 

了拉伯雷，并稍作演绎 ]。这便是我需要的一切了，因为我想 

来极少由于无法入睡而感到遗憾，因此无事可干的清闲对我 

而言已经足够。并且，只要我无事可干，我宁愿醒着遐想，也 

不愿睡着做梦。”卢梭于是提出“毫不拘束地在永恒的闲暇中 

生活”。因为这是“另一个世界的美好生活，从今以后我将把

①  让-雅 克 •卢 梭 ，《致米拉波的信 》 （ L m a a 1767年 1 月 31 

口，《卢梭全集》（Co丨丨ertio/i Cowp紐e)X V II，第 8 2页。

②  帕比玛尼(Papimame)，拉伯雷笔下的美丽乐园，人们在此无所事事、无 

所用心，可以安睡无恙。——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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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变成我在这个世界的至上的快乐”。（c , 640 )但在《遐想》 

中，关于这段相同的人生片段，他补充道:“我把这两个月看作 

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这段时光如此幸福，以至于 

要是我能终生过此生活，我就心满意足,再也不会三心二意想 

去过其他的生活了。不过究竟是什么样的幸福呢？它有哪些 

东西让我享受呢？我让本世纪的人根据我对我在岛上的生活 

的描写去猜。首先是我无事可做，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其 

味无穷。在岛上居住期间，我所做的，只不过是一个懒惰成性 

的人喜欢做和必做的事情而已。”(R , 1042)

但闲适近乎于一种“不行动的享受”，这种“无所事事”（这 

种珍贵的闲逸)是心灵中的那种内在张力消亡的表现 ,这种张  

力一般是由意识的缺乏或泛滥而产生的。但这并不代表闲逸 

的心灵(追寻遐想的闲适的心灵）失去了一切“活动性”。甚至 

正好相反:遐想的心灵的闲适是一种休闲活动。闲适不是将  

自身约束在他的欲望中，也不是在世界上投射偶然的可能，每 

次都只能使“心中忐忑不安，一片空虚”。甚至，在无所事事之 

际 ，闲适将遐想的心灵带向了其内在的扩张，一 种其存在的全 

部扩张。卢梭特意将这种扩张的可能性条件与自我“生活的 

过于优裕”（E，502)和这种“过度的敏感性”（E，515)相联系。 

每当生命以一种“内在情感”的形式拥抱自己的时候,心灵便 

会表现出这种“过度的敏感性”。总而言之，卢梭将这种扩张  

的可能性与这种无以复加的快乐相联系。在这一主题下，《遐 

想》的作者最终承认自己“再也没有获得可与之相比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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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042)o①

因此,对于卢梭而言，遐想/漫步必须导向生命(感受）,作为 

一种对自身的直接掌控，这种自身正是在享受中以具体而积极 

的方式，掌握了其独立于思考及其所要思考之事的主观能力。 

他解释道，漫步首先是“享受自己”（R , 1084)或是享受自己的 

“天真”(R , 1001 )，只因漫步者 /遐想者的行动无须事先进行考 

虑或“评估”。在遐想所设定的框架下(这一框架与梦境的“幻 

想”无关）,漫步的行为在于将情感体验的领域简化为本质的孤 

独以及不依附于自身的完全的意识。在漫步中遐想，在遐想中 

漫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给自足—— 如同上帝 ®。

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无疑使《遐想》这本书成为西方灵修 

史上的一个范本。卢梭的这些话使他成为最伟大的灵性作家 

之一,他们在自身性和肉体自身的不断深入中看到了上帝的本 

质。马拉美说:“神性(D iv in kd)从来都是自身（Soi)。”《但自我 

是超验情感的果实，其 （内在）结构不同于知识的（意向性）结 

构。此外，痛苦和享乐的感发性出现并人侵活着的自我。且这 

种感发性超越了自我，使自我变得孤立，这使得自我不再依赖 

其他任何一切，只依赖自身，在其爱自身的此在中，自我代表着

①  参见本书附录5 的补充说明,后文第410页。

②  “只要这种状态继续存在，一个人就可以像上帝那样自己满足自己。” 

(R ，1047)

③  马拉美，《离题:办公室》( : 0//kes)，载于《伊纪杜尔，离题，碰 

运气》(如 加 ，伙叫以節，C7” 办 拖 ），巴黎：伽利玛出版社，“诗歌/伽利玛” 

丛书，1976年，第 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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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形象，它拥有一切，不再需要任何东西。这便是为什么， 

试图将《遐想》中所描述的情况与诸如埃克哈特大师 （M atoc 

Eckhart)①作品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力的片段相对照是毫不夸 

张的。“我们说，至福(beatitude)[即生活中自我满足的快乐]既 

不基于知识,也不基于爱情[也就是说，既不基于以客体为目标 

的意识的意向性结构（structure intentionnclle)，也不基于与他 

者的感发性联系]。但心灵中存在某种迸射出知识与爱情的东 

西，它既不了解自己也不懂爱—— 这是心灵之力的事情，谁能 

找到它，谁就找到了至福的基础。它没有前因后果，没有期待， 

因为它既不能变富，也不能变穷。同样，它还必须否认自己对  

首先要完成的事情有所了解。这便是:永恒不变地只看到 S  

己—— 正如上帝!”®

事实是，无论如何，不管是在遐想还是在漫步的过程中，都 

不再有任何物体会真正阻碍生命的疯狂涌动和精神游离，生命 

的“意志”是自身的充分成长。卢梭说，在“这些孤独沉思的时 

刻”，我“完全属于我自己，心无旁驾，毫无阻碍，[然后]敢于说我 

真正成了自然希望我成为的那种人”。（R，1002)不再有任何东 

西呈现给自身，也不再有任{可正题价值，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孤 

独的漫步者从此便“按照[其]天性”（E ，491)而存在，他就像天 

地万物诞生之初的上帝，尽管什么也没做，却感到自己无所不

①  埃克哈特大师，中世纪德国神学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 — 译注

②  埃克哈特大师，《说教和契约》（Sm酬 s T m to ),P.波蒂译，巴黎:奥比 

耶-蒙田出版社(Aubier-Montaignc)，1942 年，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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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心荡神驰地默默感受他的能力，进而享受着这能力所带来的 

无穷力量。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感受到真正压倒性的力量，眼 

前毫无“障碍”。然而，正是这种与外部世界“现实”的中断解释 

了为什么《遐想》从整体而言是在一种完全不真实的“氛围”中， 

完全违背了自然主义(naturalisme)而展开的—— 漫步表面上的 

自然框架只有象征和标志性意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现实”意 

义。外部的大自然(冲―)在这里是无法看到、无法想象的。它 

仅仅是在生命最纯粹的情感触及中才能感受到的印象。这样, 

产生遐想的游荡便与所有现实的最初本质融为一体，这一本质 

表现为一切外部之外，它存在于比自我更深刻、更高于自己的纯

粹的内在性之中，因为这关乎生命对自身永恒的爱以及近乎神 

性的自我满足。®

此外，卢梭在如此特殊的境况下指出，“从此以后，对我身外 

的事物,我都毫不过问”（R ,999)。这种对一切可能的外在性 

(exterior i )的“中立化” ( neutra lisa tion )甚至适用于卢梭的迫害

①是什么如此深刻，以至于在内心甚至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不是我们 

永远也无法全部掌握的世界;不是这个在某些方面对我们来说似乎很“熟悉”，但 

在其他些方面却又很“陌生”的世界，严格说来，对我们而言，它不可能是亲密无 

间的。那么，是自我吗？但自我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吗？难道 

它不是某种我]通过表象來接近的卩=1身形象吗？虽然这种自身形象“内在地”呈 

现出来，但却毫无深刻性可言。难道是这个原因才导致我们总觉得自己的自我 

非常陌生？甚至当我们觉得这个S 我很熟悉时,我们真的知道3 己和它在一起 

吗？无论如何，它是我们爱自身或绝望的主要(即使不是唯一的)对象吗？也许 

事实是，没有什么比这种爱自身或绝望更让我们感到深刻的f .,每一次我们都是 

通过最根本的消极性先验地感受到了这种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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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适用于所有希望卢梭死去® ,残忍折磨他的人。因此，卢 

梭欣然承认，“他们[他的敌人们]对我不再有威胁” (R , 997 ),从 

此以后，“人们过去对我造成的伤害不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 

当然对于他们今后可能对我造成的伤害，我还是很担忧的。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今后再也没有什么新的手段可以长期 

影响我的心情了。对于他们布置的圈套，我心中暗自好笑;我自 

得其乐，根本就不理睬他们”(R ，1084)。即使是不同于自我，并 

通过给内在的自我满足设置障碍来与自我对立的“另一个人”， 

即使这“另一个人”出现在我非常有限的情感体验领域,它几乎 

不可能作为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的“另一个人”（就像“第二自 

我”），而只是它的存在会促使我进步，甚至鼓励我进步。简而言 

之，除了“孤单的”自我,没有其他“空间”可以漫步，也没有其他 

“地方”可以遐想。自我本身感受“孤单”和“孤独”,它全方位接 

受自己的存在(心灵和身体)与存在感受,进行绝对主体生命的 

自主（自我满足的)运动。这种绝对主体生活始终已经分配给每

①参见以下两部必不可少的作品:亨利•居伊曼 (H oiri Guillcmin),《这 

地狱般的纠葛,1766年卢梭与休请之争，反对卢梭的哲学家们》(〇 » in-
female. L ’affaire Rousseau-Hwne，1766. Les philosophes contre Jean-Jacques ) ，巴黎 : 
普隆出版社，1942年 ,2002年,乌托维出版社(U to v ie)再版;亨利♦ 古耶（H enri 

Gouhier)，《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 扣Po/tm're. Portraits dam 

办似m ir— )，巴黎:弗林出版社，1983年。别忘了伏尔泰曾密谋永远除掉卢梭， 

他呼吁曰内瓦公民大会( le  C onsd l dc Gcn6vc)宣布“结束一个无赖的胆大妄为的 

判决”,并在《公民的情感》( t e  加 加 Q to y e m K虽然伏尔泰并未署名，但显

然出自他手)中写道，“我们要对卑郢之徒处以极刑”,这也明确表现了他希望卢 

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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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我(因为每个自我都有其肉体），因此只属于他。根据卢梭 

在“第一次漫步”最开始所用的词，与绝对主体生命相比，这个世 

界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可以被认定为“无意义” (nulH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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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自然的情感

“自然，也就是说内在情感（sentiment in t& ieu r)……”$直  

至今日，卢梭的这句话仍是我们解读其“心灵哲学”的指导思想。 

卢梭通过自然去理解生命，因为他用来界定自然的“内在情感” 

不是其他，正是所谓的“存在”感，这存在感并不是我们每个鲜活 

的个体所独有的实存情感—— 仿佛这种实存真的可以与我们自 

己拉开距离—— 而是实存本身(更准确地说，也就是生命）的感 

触。有必要重申：卢梭是一位赋予生命的绝对主体性以“自然” 

之名的思想家因为在他看来，生命的绝对主体性只有在某种 

“感觉自己”的自我触及(auto-affection)中.才会内在地向自身显 

现出来。

现在，我们必须要阐明卢梭自然学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

① i i:_雅克.卢梭.《致凡尔纳的信》，1758年 2 月 1 8曰，《卢梭全集》,X , 

第 3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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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毕竟，阐释其文本的一大难点不正是同一个能指(signifi- 

ant)—— “自然”一词—— 却对应两个可能的所指（s ig n ify )吗？ 

而我们是否可以不去区分作为生命、自身感触的自然（nature) 

和希腊词咖,也①意义上的大自然(Nature) ? 事实上，我们必须 

要将第二个自然的首字母大写，以区別这两种“自然”的概念。 

因此我们说，“自然”是卢梭所说的绝对主体生命，而“大自然”则 

常常是心灵哲学理论背景下世界实在性 (la r6a lit6 du mondc)的 

参与者;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如果说“自然”是内在的、感发的、不 

可见的，那么“大自然”就正好相反，它是外部的、可见的、可感 

知的。

然而，一个问题出现了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作为 

也的 )大自然只有通过一种被叫做“大自然的情感”（senti

ment de la Nature) 的感觉才能得以呈现，那么无论前面这种区 

分是多么可靠，是否都会有解释不清的风险？究竟该如何理解 

这一在卢梭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表述呢？

事实上，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卢梭即使不是浪漫主义的创 

造者，也是先驱，人们把一切，无论是什么,都归类到了“大自然 

的感触”之下;并且这一巨大的误解越来越深，将“大自然的感 

触”所指向的事物(Chose)分为了两个方面------方面是感触，

① 希 腊 词 p/twA在哲学上指作为始源力量的自然(nature as an originating 

pow er),或元素性的实体 （ elementary substance),或创造（creation)。参见《希英 

大辞典 》 （ Henry G. Liddell & Robert Scott, 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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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大自然—— 仿佛感触就是大自然“敏感的知觉”(如 

果不是“感觉”的话)首先在心灵中萌芽的东西。其实完全不是 

这么一回事。大自然的感触并非是某种情况的结果，这种情况 

先于大自然的感触而存在，并且作为原因决定着这种感触。不 

仅这种感触是原始、独立的，而且与之相“协调”的大自然也同样 

没有 f f l可客观属性。

让我们试着来理解一下个中缘由。

这里的问题在于弄清楚如何将我所能感受到的大自然从这 

样一种观念中抽离出来，即从大自然中能看到某种外部的实在 

性(r6a lit6 extirieure)。问题还在于如何将“大自然的感触”这一 

概念从一种仍对其有影响，且源自其浪漫主义阐释的误解中抽 

离出来，在这种浪漫主义阐释中，可以说大自然的感触从属于一 

种知觉(perception),在一些人看来，这种知觉是“感发的”。的 

确 ，如果我们承认人的自然本质基于生命的绝对主体性，也就是 

说基于对自身的感触，即生命在同自己的不懈对抗中，不断感受 

着自己的构成性实在（r6a lit6 constitutive),那么问题应该是这  

样的：由“物理”现象构成的大自然又如何呢？对于这个在自身 

面前呈现、支配、绵延，总在最初就以“和谐”的“世界”整体出现 

在我们面前的大自然，卢梭持何种看法？大自然多样的形状和 

色彩在不同层面影响着我们，不论是吸引我们还是排斥我们;困 

扰我们还是感动我们，我们该如何看待它？当自然#界的显现

( mani festation)本原---其外在性、可见性和可感知性----构

成自我的主体性、感发的内在性 (immanence de l’affectivit6),即



在自身(Soi)感觉自己，并体会作为生命体的自己时，它会呈现 

出哪一方面？

一切物理现象在其馈赠的首要经验中都呈现出敏感的知 

觉，它们会表现出某一方面。但这一方面，这一“存在者之脸” 

(visage de l’6tant® )只有在感知的行为本身仍然是不可感知的 

条件下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敏感性的“刺激”（excit

ant)。 的确, 感知事物并不是在感知的过程中感知自身。只有 

说这种感知总在不经意间进行，我们才不会假装这种感知无法 

感觉。相反，感知（除了感知事实本身）数据模式的本质分析 

(l ’analyse 6id6tique)显示，为了被使用，为了可以影响我们，感知 

和感觉一样，首先都需要自我触及，感受自己是什么，去体验心 

灵的力量、生命给予自身的力量，这力量始终是由自我支配的。 

甚 至 正 是 在 这 种 力 量 中 ，自 我 触 及 先 验 地 决 定 了 感 受 性  

(se n s ib ility是一种显现力量，才使得提供给感受性的东西可以 

形成心灵生命中的一个事件—— 其“实际经验”之一。

在卢梭看来，从其自我触及的表现看，感性自然常常被描 

述为一种生机勃勃的自然，因而是非客观的（inobjective)。但 

这一描述与任何“前浪漫主义的”颂扬都没有关系。它也不能 

归因于一种激化的诗意精神，更不能归因于人们迫切使我们  

相 信 可 怜 的 让 -雅 克 总 是 屈 从 的 这 种 所 谓 的 极 度 感 受 性

① 法 文 中 是 动 词 如 ：的变位形式，二者作名词时都有“存在”之意， 

Strc指的是一种生命意义上的存在，而 指 的 是 一 种 存 在 论 意 义 上 的 存  

在。—— 译注



( hypersensibilitfi )。相 反 ，大 自 然 直 接 活 着 （imm6diatement 

vivam )的特征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从来没有任何事物存在， 

从来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出现并一直处于“外部”，自身的外显 

(ext6riorisation)行为(没有外在性的外显)不会事先根植于一种 

感受的内在性。这就是为什么大自然的感触不应被当作对于外 

部大自然感性的第一感知的某种连续事物。不，更确切地说，它 

是一种对于外部大自然的感性感知，源自—— 或曰自由跟

随----- 种最初的、直接得到的感触:作为内在情感或自身情感

的对自然(n ature)的感触。因此在《新爱洛伊丝》中，卢梭借圣 

普乐 (Saint-P m i x )之口说道:“感觉不过是内心作用下的产物罢 

了。”(N H ,6 4 )通过这句话，卢梭又在“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的 

开头(必须要承认的是并不是很有条理)总结了一些关键词，（在 

引言中)他说 :“我存在着，我有感官，我通过我的感官而有所感 

受。这就是打动我的心弦，使我不能不接受的第一个真理。我 

对我的存在是不是有一个特有的感觉,或者说，我是不是只通过 

我的感觉就能感到我的存在？这就是我直到现在还无法解决的 

第一个怀疑。因为，由于我或是直接地，或是通过记忆而持续不 

断地受到感觉的影响，我怎么就能知道自我的感触是不是独立 

于这些感觉之外的,是不是不受它们的影响呢? ”(E , 570-571) 

另外，在“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的结尾处，卢梭难道没有放 

开胆子说出这个与圣普乐的句子完美呼应的口号吗:“你看一看 

那自然的景象，听一听那内心的呼声。”（E, 607)只不过这一命 

令没有丝毫经验论的影响:它并非是描述一种经验的短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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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所听应该在所看之后，或是一种感觉的进行应在另一种感 

觉的敏感化(sensibilisation)之后。相反，卢梭这一口号旨在强 

调的是“自然景观”的可能性条件，即视觉力量只有在直接的自 

我触及中才能发挥作用。视觉自我触及的力量是米歇尔•亨利 

在《显现的本质》一书中试图阐释的，卢梭则将其界定为“内心的 

呼声”—— 这一“呼声”要表达或希望人们听到实存的情感最深 

处的音调。

事实上，正是这种语调创造了无可辩驳的视觉“真实性”,强 

化了个体心灵中的主体性。也正是这种原始的感觉使自我与世 

界之间的一切关系成为可能，它决定了自我能力的施展提前 

融入了我们的自身，通过我们自己以各种状态涌入”。海德格尔 

也曾注意到这一点 ®，但他并未对此采取确切的措施。

然而，我们这样说，同时也是无法断言大自然从来就不是基 

于感性经验而获得一种可感的世界的形式，用卢梭的话来说，它 

常常是一种“更感性的结构”（D ,668)模式吗？更感性,这一表 

现需要明确地出现，它不止需要成为一种感性印象（impression 

sensible):它需要被感知，自我影响，并因此而在情感中自我给  

予，在情感中它的个性化得以实现。

①例如法文版《尼采》:马丁 •海德格尔，《尼采》（JSfebrfc),皮埃尔 •克 

罗索斯基(P. Klossowski)译，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1,第95—96页。但由于 

该译本质量不佳,本书选用的是迪迪埃•弗朗克 (Didicr Franck)在其著作《海徳 

格尔与空间问题》中关于这一段的法文翻译，参见 :迪迪埃•弗朗克，《海德格尔 

与空间问题》 这cr le proWjmf de丨’es/Mff),巴黎:子夜出版社(Minuit), 1986 
年，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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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认为，大自然的秩序是某种基本及感性的东西，但这并 

不意味着他是以唯物主义精神来看待自然秩序的。其实，在卢 

梭看来，一种学说“认为大自然中都是有感觉的存在”，但又宣称 

“人是有感觉活动的有感觉的存在,而石头则是没有感觉活动的 

有感觉的存在”(E ,584),这一说法再荒谬不过了。如果人无法 

独立地怀有使其存在的作为有感觉的存在(自然存在)的感受性 

(sensibilitfi),也没有这种通过自身获得一些感觉的内在能力， 

没有一种给予自己的自我触及，那么这种区分便是完全没有根 

据的。因此，不可能有脱离一切感发性的感受性,感发性是唯一 

可以将有感觉的个体带人其存在的显现。或者换句话说:如果 

没有规定性 ( extermination )和一种原始的、感受的主体性的事 

先作用，就无法产生有效的感觉，以至于在界定一个“存在”是 

“有感觉的”或一种“物质”是“有生命的”之前，必须要确保该存 

在或该物质在其主体性根本的内在性中能真正感受到自己，否 

贝1J,人们永远都只会像柏拉图说的那样“产生错觉 ” （se raconter 

des histoires)……而卢梭没有产生错觉，他甚至把钉子钉进了他 

同时代的唯物主义所提出的哲学十字架中：他充分意识到自我 

并不会个体化，只有通过其“内在情感”的唯一美德才能获得基 

本的自身性u 因此,他似乎是向霍尔巴赫和狄德罗提出了这一 

棘手的问题:“但是,如果所有的物质都真有感觉，那么，我在什 

么地方去寻找有感觉的单位或是单独的自我呢？……你也许会 

说 ，大自然是由个体组成的！但是，这些个体是什么呢？这块石 

头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个体的结合呢？它是单独的一个有感觉

2^8



的存在呢，还是它含有多少粒沙便含有多少个有感觉的存在？ 

如果说每一个基本的原子都是一个有感觉的存在，那 么 ，我怎样 

才能理解两个存在之间赖以互相感触，从而使 得 两 个 ‘我 ’混而 

为一的内在的联系呢?”（同上）

事实上,构成个体事实的有感觉的单位是如何从属于一种 

没有感觉活动,也不体现其躯体的存在的？这存在最终也无法 

随着自我触及而融入其躯体。负责构建个体单位的个体化原则

( p rin cip iu m  in d iv id u a tion is )----卢梭称之为“有感觉的单位或是

单独的自我”- 一难道不应该是与无法感觉自己、无生命的物质  

无关的吗？

如果说严格意义上的“个体”只存在于生命维度，如同与卢  

梭 观 念 相 近 的 曼 恩 •德 •比 朗 0在 其 之 后 所 表 明 的 那 样 （与卢  

梭一样，他 没 有 考 虑 到 基 于 自 我 的 自 身 性 的 绝 对 被 动 性  

[passivit6 absoluc],也如同米歇尔 . 亨利在《哲学与身体的现象 

学》® —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那 么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自我的感 

觉”便与“我们个体实存的事实无异”③了。曼 恩 •德 •比 朗 一

①  曼恩•德•比朗 (Maine de Biran, 1766—1824〉，18世纪法国哲学家、数

学家。起初他和孔狄亚克一样是感觉主义者,后来在卢梭的影响下，他形成了一 

种基于宗教经验的形而上学思想，是法国唯灵论学派（fco lc du Spiritualisme 
frangais)的先驱之一。----译注

②  参见：米 歇 尔 • 亨 利 ，C哲 学 与 身 体 的 现 象 学 > ( PWhopWf 
pWnnm知ofogiV dii corps),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 213—2 5 2页，第五章 

“评曼恩•德•比朗的思想—— 被动性问题”。

③  曼恩 •德 •比朗 ,《思想瓦解回忆录》，《作品集》，阿袒维编，m ,巴黎：弗 

林出版社,1988年，第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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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坚称，我们的“个体存在”,也即我们的个体性(in d iv id u a lity , 

其源头是自我被赋予的对自己的感觉，因此，这种个体性从不会 

附属于某种广泛的、可测量的物质,例如外在的身体这一容易被 

无限分割，还受机械规律支配的物质。这一说法与卢梭不谋而 

合,对于卢梭而言，唯物主义理论建立在一个沉重的障碍之上， 

它始终无法消解这一思想，即坚信可以通过一些“显示自身之外 

事物的表象感觉”(E ,282)来实现物质的存在。

当我们把有感觉的物质的存在看作是“剌激性的”、“自身之 

外”客观感发的一种超验形式时，我们必然是一无所获的。相 

反，正如米歇尔•亨利所说，如果我们将物质的存在与感性印象 

的纯粹现象性(ph6n〇malit6)联系起来，在其现象学躯体的有效 

性中，感性印象主观地自我触及，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认识到，感 

觉活动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内在的、感发的内容，是 

被感发的存在的内容，是生命本身在经历这种结果于自身的感 

发的特殊决定性中所感受到的;另一种是超验内容，它激起并影 

响感觉活动，它在感觉中，并通过感觉被给予。” ® 事实上，正是 

对这种内容二元性的突出帮助我们扫除了障碍。当我们明白感 

发性的内在结构—— 自我触及，卢梭称之为爱自身—— 是决定 

并使感觉活动的超验内容个性化的唯一情况时(超验内容就是 

卢梭在《爱弥儿》中所称的“表象感觉” [E , 572 ])，这一障碍便被 

扫除得更为彻底了。这一结构既不属于“身体”(广延的部分），

①米歇尔 .亨利 ,《显现的本质>,前揭，第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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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属于“心灵”(如果我们仅从与存在的肉身相对这一角度去 

理解这个词)。事实是感觉的部分是延伸的，但是有感觉的存 

在则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它是不能够划分的，它要么就是一 

个完整的整体，否则就根本不存在，所以,有感觉的存在不是一 

个身体”(E ,584)。

有感觉的存在当然不是一个身体，也不是一种延伸的物质， 

但毫无疑问，它与肉身有联系—— 这肉身是有生命、有精神的， 

顺着“唯一且相同的实存”的感触，它始终在向自身融合,并在本 

身建立起卢梭所说的“只与自己和同类有关系的绝对统一体” 

(E,249)。卢梭在某处谈到这个是为了表明自我的自身性。这 

也许便是卢梭写下文字与自己对话的原因:“你的感情，你的欲 

望，你的焦虑,甚至你的骄傲，都另外有一个本原(Principe)，这 

个本原是独立于你觉得把你束缚在其中的狭小的身躯的。”（E , 

585)这个本原与客观的身体有着本质的不同(如叔本华所说，客 

观的身体是我们以“直接客体”[〇bjet im m M ia t]的名义所拥有 

的身体，它 也 不 是 米 歇 尔 •亨 利 所 说 的 “极 度 身 体 ” [archi- 

corps],极度身体等同于我们的肉身，因为我们的存在全方位地 

体现在肉身中）,这另一个本原是先验的感发性，卢梭甚至曾以 

“心灵的精神性”(D O I, 141)来指代这一感发性，他将感发性的 

特征描述为“无形的实体”(E，587〉d

如果说在一些唯物主义者看来,米歇尔•亨利在其《显现的 

本质》中所阐述的一切显现条件，也即是卢梭在“萨瓦牧师的信 

仰自白”中已经强调过的，诸如感触的内在性、感触基调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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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特征、其与感觉相比而言的“独立性”（E ,571)常常是如此 

深奥难懂，那是因为他们无法想象。此外,卢梭还评价道:“这些 

难题既然使他们否定了思想，那么，这些难题也将使他们否定感 

觉。”(E ,584— 585)确实，唯物主义者从来不考虑使感发性模式 

化的音调，这些音调构建了感觉的存在或感觉无可辩驳的实在 

性。他们将感觉与自己的存在分离，将情感触及与自己的主观 

性对立起来。他们将快乐或痛苦当作一种感性客体 (objet sen

sible)—— 而不是一种肉身性的实在。此外，他们忽略了爱自身 

(amour de soi)的实在性和作用，即使没有忽略，至少他们对爱 

自身的实存也是混淆不清的，在本体论层面，他们把这种实存与 

一种经验论的情感触及相混淆，在道德层面，他们混淆了自私心 

(amour-propre)与这种实存。总而言之，唯物主义者从来不会 

将他们所探讨的“物质”建立在使心灵成为一个“绝对整体”的感 

受性(pathos)基础之上，他们将自身的快乐与痛苦—— 这些感 

发性的基调•■一压抑成适时的快乐与痛苦。唯物主义（感觉主 

义亦然)越是想要通过建立一种(霍尔巴赫式的）“自然体系”来 

试图将感官性(sensorialit6)归入物质中，物质就越显得是合成 

的，也即“分散而无生命的”（E ,575)。因为该思想潮流始终对 

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作为存在的(更)感彳生的结构，大自然并非在 

感知的层面，而是在感触的层面全力表现生命的完满，这感触便 

是生命在对自身坚不可摧的爱中不断滋养自己。米歇尔•亨利 

在《显现的本质》一书中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感发性的一切 

感觉主义的谬论]又重新开始抽象地将感觉活动作为某种孤立



的 、自我满足的东西” ® 。然 而 事 实 上 ，从其本身考虑,任何感 

觉，甚至是表象感觉都包含着一种不能归结为严格意义上的表 

象因素，一种无法分析和描述的主观印象性内容，这内容只能被 

体验以及精确地感觉到,它与任何其他感觉是一样的，因此它是 

内在的，也是易感的，不仅可以根据外部的联结纽带与自身联 

系，而且能够在同一音调的共同单位中与之融合。这是我们在 

任何B寸候都有的对自身存在的普遍感受,即实存的情感……”®  

如果我们从这一非感觉论的(non-sensualiste)观点深挖下去，就 

可以成功地理解为什么自然世界(大自然)的实在性从来不是在 

直觉凝视中或是在感知和感觉中形成的—— 也就是说,不是在 

任何形式的超验和表象的目的中形成的。大自然以及“自然的 

景色”中所包含的实在性是直达内心的，并且只进人内心。这个 

世界的存在是鲜活的—— 和我们一样，因为我们就是其中的一 

员。它就像我们的肉身一样鲜活，而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看不到”，我们“是一群盲人，被随机扔进了这浩瀚 

的宇宙 ”(L M , 1092)。

正是通过生命及其绝对的内在性，正是通过无形的实体，也 

即“心灵的精神性”,而非“无生命的物质”，这众所周知的大自然 

的感触才能够抵达我们。正是通过自然(m m re)及其显现的原 

始力量，大自然的感触才能每次都归于我们心中。这便是《爱弥

①  米歇尔•亨利,《显现的本质>,前揭，第 626页。

②  米歇尔•亨利，《显现的本质>,前揭，第 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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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中这句话的要义所在:“自然的景色的生命，是存在于人的心 

中的。”(E ，431)在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后来的形而上学①轻 

易便背离了这一要义,却觉得自己仍忠于这一要义。同时，也正 

是现象学背景为米歇尔•亨利喜欢引用的康定斯基（Kandin

sky) 的这句话提供了意义和基础: “世界充满了共鸣。它构成了 

正在进行一种精神活动的存在的宇宙。无生命的物质是一种有 

生命的精神!，，②

因此，卢梭所称颂的大自然的在场既不是一种纯粹感觉  

的基本元素,也不是一种在占据自身存在中面对自己的“外部 

存在者”（6tant ex t6r ieur)。他所说的大自然也与无所不包的实 

在性、同一的全体性（to tal i t6 g W riq u c )无关，理想情况下，这 

一全体性将物理现象统一起来，并使其服从于客观规律。卢 

梭所说的大自然更确切地说是限制在其全体性中的，感受性 

和感发性将生命的全体性赋予存在。至少是这样—— 就生掌 

控死，内部激活外部而言—— 大自然的感触伴着情感在心灵 

中出现。

内部激活外部是什么意思？

①  但曼恩•德■比朗和叔本华的物质现象学研究除外，这两位是卢梭哲 

学思想的伟大的阐释者。

②  瓦西里.康定斯基，《论形式的问题》 办幻 /or/狀），《回 

望过去》（尺哪必 swr /e ) ，J .- P .布永译，巴黎：赫尔曼出版社（Hermann)， 

I974,第 157—158页。关于这一名句，参见:米歇尔•亨利，《看见不可见:论康 

定斯基》，前揭，第 236页;《康定斯基和艺术作品的意义》和《抽象艺术和宇宙(康 

定斯基)》，载《生命现象学丨H:论艺术和政治》，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〇〇4 ,分 

别在第217、226、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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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和卢梭一样承认“内部越是败坏,外部构成就越 

是复杂”,那么“外部”的外显难道不应取决于自然的纯粹运动 

和内在情感吗？而 在 这 样 一 种 有 限 的 方 式 下 内 部 ”在激活 

外部之前，是否应先产生(Pr〇duire)外部？此处的“产生”并非 

指“创造”(cr6er )存在者，使其成为一种物质性的、有着独特具 

体性的存在;更确切地说,它是指形成使存在成为可能的先验 

条件，从而使存在者具有实在性，这实在性完全由感受性所决 

定 ，因此最终是由构成其现象的自我触及所决定。“外部构 

成”这个短语看似晦涩，其实它背后隐藏的含义与胡塞尔所说 

的“构造”（consdtution )相近。但也只是“相近”而已，因为这 

两个概念离相同还差得很远。“产生外部”并不意味着使其出 

现在自身面前 (ven ir dcvant soi)(如胡塞尔的“构造”所预先假 

定的 K 而是使其发生在自己身上（advenir i  lu i-mSme)。这是 

什么意思？以下便是卢梭的回答(有朝一日，现象学一定可以 

从这个回答中获益）：构建了一切可能的外在性视域的世界只 

是通过一 个参与（int^ ressement〉和谵妄（concernement)的感受 

过程显现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在首先看到自身（Soi) 

的情况下才能看到可感知的存在者—— 自身从不会先于其情 

感而存在，但 相 反 ，它是在这种自我触及的基础上得以构  

建的。

卢梭的作品邀请我们从自身的情感出发去感受，而非理解 

这种“外部”的起源。它们让我们感觉到，正是由于感受性，更确 

切地说 ,正是由于建立和构成(用卢梭的话是:改造)感受性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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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触及，大自然才能够真正地“秩序井然”,世界才能成为一个生 

机勃勃的自然秩序、一个以生命为尺度的整体。因此，我们有必 

要认识到卢梭所说的大自然和希腊语中的沖―所指的大自然 

之 间 的 巨 大 不 同 :所 指 的 大 自 然 显 现 在 外 部 ，它在世界的 

视域内出现在我们面前，因而与我们面对面，而恰恰相反，卢梭 

所说的大自然则预设世界(存在者的全体性)是以感发性为唯一 

标准而显现的。根据这种显现形式，卢梭说:“更优雅的形体，更 

丰富的色彩，香气扑鼻。”（D ，668)大自然就是这样以其感受性 

的本质，“用它从不撒谎的声音”与我们对话，尤其是“我所感知 

的是我有所感觉的东西”。（E ,572)

大自然是外部,外部基于上述意义的生产取决于感受性的 

法则，也就是说，取决于自我不停地对这个世界施以的力量。但 

是大自然对于从外部而来的有感觉的特质(qualit6s sensibles)并 

不负责，它也完全有可能会失去这些特质。因为大自然就是在 

这些有感觉的特质中显现的，并且只能在它们中显现。正如米 

歇尔•亨利所解释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当我们认为这些 

“事物在事后并没有感觉”时，宣称感受性的先验法则为大自然 

的显现提供条件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感受性的先验法则并不 

能“根据在一个故事中它们与我们的欲望和我们自身利益的无 

休止的游戏所建立起的联系，而在我们面前呈现出诸如威胁的 

或安详的、悲伤的或冷漠的音调”:“毋宁说它们做这一切，它们 

是可以做到的，仅仅因为它们在诞生之初就是感发的，因为在生 

命的狂热和痛苦中，从它们到存在以及从存在到它们自己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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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种感受性。” ® 生命的狂热与痛苦，事实上，这些就是使《一 

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和《新爱洛伊丝》充满力量和活力、以抒情 

方式展现的“元素”。

以下便是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圣普乐在《新爱洛伊 

丝》中所表露的:“多么奇怪和难以想象的感受啊！自从我来到 

与你近在咫尺的地方以来，我心里想的，全都是一些不祥的事 

情。也许是我所住的这个地方，使我有这种忧郁的感觉。此处 

阴阴沉沉，十分可怕,但颇适合于我的心境，因此，即使给我换一 

个更好的地方，我也不会就更平平静静地居住。河边和我住处 

的周围有许许多多荒凉的岩石，它们在冬天看起来更加峥嵘。 

啊 ！亲爱的朱莉,我觉得，如果不能和你往来的话，我又何必在 

这个季节住在这个地方呢。在我心情激动、十分高兴的时候，我 

便不愿意呆在这里不动;我出去到处奔跑，拼命爬山，登上悬崖; 

我大步大步地在周围漫游，到处都发现有使我心中害怕的景物。 

绿茵茵的草地没有啦，草已经枯黄,树上的叶子也掉完了。干燥 

与寒冷的北风使遍地都是冰雪。在我看来，整个大自然,如同我 

心中所抱的希望一样，已经死去了。” (N H ，90)

在品味这段值得一读的自白时，我们应尽力避免去解读信 

中外部的、环境的、缺少生命和色彩的大自然与这种让人们体验 

到一种实存的情感的模式之间表面的“一致性”（c〇n fo rm it6)。

① 米 歇 尔 •亨 利 ，《野蛮》（L 说 咖 巴 黎 : 格 拉 塞 出 版 社 （Grasset), 

1987年，第 3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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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普乐的的这段话中，这种模式以一种“感发状态”的形式出 

现 ，心灵在其中感觉自己陷入一种无望的、暗淡的病态之中。增 

要的是不耍把这种表面的“一致性”同化为一种模仿 

的形式，也不要将二者“类比”为“外部”和“内部”，大自然和自 

然。此处尤其.S 要的是生命在不断体验自身独有的感受时的感 

觉—— 生命出于爱自身而拥抱自己，在不间断的情感流露中陶 

醉于自身，同时 ,在情感流露的过程中，它不会让自己受苦，也不 

会沉湎于自身的内部也就是说，不存在两种相对的实在(主体 

和客体),也不存在一个应该是两者共同的“状态”;只有一种独

特 、感受的主体性------种不容置喙的感受性—— 它既“在主体

中”，也“在客体中”感受自己(如果我彳门依然觉得维持这种二元 

对立是可能的话)。園为在自然中(也即在绝对主体性生命的感 

发性中）,主体与客体之间这种不可确定的界限(这种界限只可 

能出现在表象领域的内部)是不存在的。然而，在绝对情况下， 

对于体验过的心灵而言,大自然的感触一 这使得实存的情感 

模式化的感触深深根植于“感受自我”的感觉中—— 比任何主观 

性都更主观，比任何客观性都更客观。

让我们说得更清楚些。在自然中（在生命中），在绝对的完 

满、爱自身的本质积极性(卢梭称之为“善”）以及自我在实存情 

感的根本被动性中体验到的“生命的超丰富性(surabondance) ”

① M細irfs —词源自希腊语，最初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哲学概 

念，后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该词一般译为“模仿”“再现”“摹仿” 

等，主要探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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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02)都是由自己发展而来的。这是自然纯粹运动的自我发 

展，卢梭将其概括为一个词:扩张。生命作为一种自身的情感， 

其本质便是扩张的。一颗鲜活的心，伴随着愉悦和痛苦，不知疲 

倦地随着生命的脉动而震颤，这就是一颗“扩张的心”。而且这 

颗心是绝对的:它对其内在性具有最崇高的理念、最宽广和最慷 

慨的情感，因为正是这种绝对的内在性赋予心灵自身的一切。 

自我触及的“纯粹运动”本身就引起了一种自身的成长 ( accroih 

scment),用卢梭发明的独家术语来说，它引起了一种“可完善 

性”(perfeCd b ili t6)。但是这种可完善性既是“消极的”，也是“积 

极的”:它可以朝着更强烈的生命敏感化 ( sensibi lisation)的方向 

发展(在这个方向下,“精神的进步” [D O I, 143 ]为生命服务，这 

是文明的因素），但同时它也可以反过来阻碍生命。因此，只有 

在爱自身的积极性(而不是自身自私心的狭隘、绝望或是怨恨的 

收缩 )的唯一条件下，“自然的纯粹运动”才担得起“扩张”的 

美名。

这种心灵的扩张，卢梭将其视为一种“向外边”（E ，289)的 

倾泻。但必须要注意:因为如果这种扩张确实是心灵的扩张，即 

生命的扩张，那么它并不发生在世界的视域之中，也不发生在外 

在性的维度内。扩张不是超验性的延展(extension);它没有逾 

越作为绝对的内在性(immanence)或内在(in t6r io r it6)的自我存 

在。相反，扩张所表征的是在主体性和生命整体中的经验。

这是什么意思？所有对“心灵的扩张”做出说明的文本都表 

明，这一表述在卢梭的观点中指的是有感觉的存在自身在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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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外溢中、在一种被动的饱和中、在 --种无法控制的情感触 

发的丰盈中所经历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扩张可以说就是我 

们曾提到的卢梭所说的主体性的过剩（exc&Jence)，也就是说自 

我(就其受自身的意识限制而言)被其主体性超越，被它所赋予 

的与自身有关的经历所超越，这种“超越” (d6passement)并非“逾 

越” (outrepassement)，而是一种从自身向自身的超越，因为 0 我 

的“过剩运动”只会同时使其到达自身。卢梭将自身内在的过剩 

描述为“扩张”和“收缩”，这两个概念共同构成了其心灵哲学的 

核心。“收缩”不是“扩张”的反面,而是其运动的另一面—— 用 

隐喻的方式来说就是:“扩张”的影子。心灵没有收缩就没有扩 

张，同样地，心灵没有扩张也就没有收缩。这就是心灵的“节 

奏”，是它独特的脉动。因为对于卢梭而言，心灵就像“一个 1司心 

圆”(E, 602)，它从一个“中心”展开 ,但这个中心并不是它本身。 

圆心与圆的“秩序不一样”，这就是卢梭所指出的，自我只能处于 

“圆周处”(同上）。事实上,我们并非形成我们的心灵的圆的原 

点:我们从来不在我们出生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出生被界定为是 

先验的；不是我们自己置身于生命中，而是生命使我们置身其 

中。生命才是原点,是我们作为“心灵”而不是“自我”的同心圆 

的中心，自我必须活在在各方面都优先于它的生命的无边力量 

之下。甚至在这种优先之下，生命在一种对自我持续的外溢中 

以“过剩”的模式给予自身，并且，归根结底,正是通过这种外溢， 

生命才被赋予了一种绝对的独特性。因此我们会说:正是在生 

命的秩序中，绝对（中心)和有限（同心圆）并存，正是在秩序中，

26〇



(生命的)绝对性(absoluit6)才决定了我们不可重复的有限性。 

(关于心灵的“扩张”和“收缩”这两个概念,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讲 

“秩序”时再具体展开。现在我们只需记住，心灵的扩张是指生 

命在不与自身对立的情况下给予自身的方式，而心灵的收缩与 

这种对立无关，也就是说，与使自我变得狭隘、弱化自我的怨恨 

无关。）

《忏悔录》中提到:“在我生命中这一珍贵的时刻，我全身各 

部分器官因此可以说：此处笔者强调 ]都洋溢着扩张的丰盈 

(p l6nitudc expansive),在我们眼中，这扩张的丰盈美化了我们存 

在魅力的全部本质。” ( C , 57— 58>这段文字很重要:它试图表达 

生命本质在大自然的感触中所占的地位。从这种赋予存在以魅 

力的扩张的丰盈中，也可以说，除了丰满的心灵自己，心灵还在 

其自我触及的饱和中向自身在场，使成为一种真实的“善于沟通 

的心灵”(N H ，592)变得可能。心灵可以通过它所有的感觉来  

延展其外部存在，但前提是它首先要增强其感受性的力量。这 

至少是卢梭在《爱弥儿》中给出的关于儿童的精确感的含义，精 

确感属于原始和具有“标识度”的感发性。卢梭解释道:“他的第 

—情感[儿童的情感]正是爱自身，而从第一情感中衍生出来的 

第：:情感，则是爱那些亲近他的人”;这便是为什么他接着补充 

道 ，儿童的内心活动“是极丰富的，并且向外部延伸;甚至因此可 

以说[此处笔者再次强调]，他觉得他有足够的生命来为他周围 

的一切注人活力”(《爱弥儿》法弗尔手稿版，第 冗 页 )。

生命就是这样，因为它的自我触及，活着的自我中有着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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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的自身：生命在自我中极为丰盈，它在自我的各部分器官中 

溢出，通过“在外边”的存在的每一点倾泻而出。但是我们必须 

强调，这一“夕卜边”，这一“自身之外的存在 ” (£trohors de soi>,既 

不是外在的，也不是外来的（卢梭每次在谈及这个问题时都会 

用许多“可以说”，表明逐字谈论这两个概念的困难）：这个“外 

边”是被自己“激活”的，它始终由自身激活，从这个意义上说， 

它是这个以实存的情感的形式向自身给予和显示的生命的“延 

伸 '这 种 “在外边”（etroau-dehors),也就是生命中的没有空 

间也没有距离的“广延性”（6tCnduC),矛 盾 的 是 广 延 性 ”虽是 

生命所包含的内容，但它若是要想显现 ,却只能依靠自身的无 

限天赋。超丰富的外溢产生于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情感，即爱 

自身，它来自一种与自己的纯粹拥抱，这种纯粹拥抱在自我与 

大自然产生任何有效“认同”（identification)之前，或至少在自 

我在与大自然建立任何有意识、可感知的联系之前，就已经被 

激发出来了。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一“极度认同”（archi-identi fica- 

tion)中描述一些特征？ 一种描述难道不是形容给定事物的状  

态的吗？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尝试对其进行更为精确的 

解读，例如，关注卢梭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静心阅读卢梭的 

一些所谓“描述性的”段落会引起我们的警觉:内部向外部的延 

伸、一种善于沟通的心灵对大自然的激活、大自然的感触和感觉 

的本质之间构成性的互相作用(r6ciprocit6 constitutive),这些要 

素相互补充，构成了卢梭大部分作品的辅音键。我们不会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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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在圣普乐看来是灰暗与阴沉的这个事实简单解释为大自然 

带有圣普乐心灵的印记,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被悲伤、死亡的阴 

影“浸透的”。如果说大自然显得灰暗与阴沉,正如卢梭所说，那 

是因为“在[圣普乐的]眼中”大自然表现得死气沉沉。卢梭是否 

以此证明了一种极端的主体主义 ( subj cctivisme) ? 抑或是相反？ 

因为说到底，此处定下基调的既不是“主体”,也不是“主体”呈现 

世界和任由自己被获得的“表象感受”所感发的能力;定下基调 

的是在其构成性音调(t〇nalit6 constitutevc)中的生命，它是实存 

的情感基本的禀赋，是有着同样禀赋的有生命的存在。这就是 

为什么，认为我所感知的客体本身“似乎”是可怕的，就是认识到 

这种“似乎性”（semblanCC)(在它先于一切感知的意义上）是主 

要的，并且这种“似乎性”正是我“已经”在(作为实存的情感的） 

内心深处感受过的一种沮丧或可怕的“印象”。“已经”一词当然 

不是指一种刚刚发生的，常常是由记忆中有些模糊不清的细节 

或是无意识的阴暗所产生的第一感觉。而是指对于存在体而 

言，为了获得其感性的实在，它总是“已经”在自己心中打动了自 

己，也即，存在体在一种根本的极度受动性(archi-passivit6)中感 

受自己，感发自身。

现在，我们对大自然的感触的特殊性的形成有了更好的理 

解。其音调的特殊性、其组成部分的统一性、“浸透”自然或者 

“摆脱”自然的“一般颜色”，所有这些规定性(d& em iination)都 

来自“感觉活动”自我触及的基础，通过这些感觉活动，可见的世 

界向自我显现，并与心灵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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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自然,享受自然的“景观”，受自然感发，无论是欣赏自 

然的美还是厌恶自然的美,它的前提条件是所有上述行为都融 

入绝对的现象学生命中，并表达对自身的爱。卢梭写道:“树木、 

岩石、房屋，甚至是人，都是孤立的客体，尤其是每个客体都几乎 

不会给其观看者以情感。但是(他补充道，总之,正是这个‘但 

是’在相关经验中仍然是决定性的），将这一切整合在一个唯一 

的图景中的共同印象取决于我们在思考它时的状态。这个图景 

虽然总是相同的,但由于观众心境不同，描绘的方式也不同，所 

以呈现出的样子也就有了差异;而这些导致了我们不同判断的 

差异并不发生在一个或另一个观众身上,而是发生在同一个观 

众的不同时刻。” ®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卢梭再次提出了这一结论:“我们 

的 关 系 他 说 始 终 是 与 我 们 有 关 ，而不是与事物有关。” ©这  

种论证先验的、“构成的”主体性观点在《新爱洛伊丝》中得到了 

如下说明:“因为是在乡间相会，”圣普乐对朱莉说道,“所以我曾 

三次出城，而且每次走的都是同一个方向,每次都觉得我心向往 

之的那个去处比以前更加安谧……我发现乡间的景致越来越 

美，草木越来越青翠和茂密，空气比以前清新，天空比以前明朗， 

鸟儿的歌声是那样清脆悦耳，潺潺的流水使人想起了爱情的忧 

伤 ，葡萄园里的花向远处散发着浓郁的幽香;一种神秘的魅力使

①  让 -雅克■卢梭，《致来自卢森堡的元帅先生的信》（i e H r e d M . If
war純 fl/ 办 )，1763 年 1 月 2()日，C C ，X V ,第 48 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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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事物都显得很美丽，也就是说，使我的感官着了迷。我们可 

以说，大地之所以装饰得这么美，是为了给你的幸福的情人做一 

张与他所钟爱之人和把他消磨得筋疲力尽的爱情相配的新床。 

啊 ，我心爱的朱莉！你这占据我半个灵魂的人儿，让我们赶快给 

这春天的美增添两个忠实的情人。让我们把快乐的感觉带到这 

人迹罕至的地方，使整个大自然充满生机。没有爱情的火，大自 

然就会死亡D”(N H ,116— 117)

亨利的现象学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这一重要文本。 

因为之所以要“使整个大自然充满生机”，恰如米歇尔•亨利在 

《看见不可见》（FmV Hnvi说丨e)—书中所说,是因为“在自身之外 

的、无法触动也无法感受自己的外在性中，什么也体验不到，因 

此也没有任何忧伤的东西，没有痛苦，没有忧愁”®,也不再有快 

乐;因为由于缺乏生命的本原 (principe de vie),即“感受自己”的 

绝对主体性，在外边没有任何生命，一切都已消亡。那么，我们 

如何设法赋予“外在性”灵魂，为这个没有活力的整体注入生命？ 

是的，让我们最后再问一次:内部如何激活外部？在我们所援引 

的文字中，卢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内部通过给外部“带来” 

(porter)快乐的感觉而使外部活跃起来，在《新爱洛伊丝》中，这 

种快乐的感觉就是圣普乐为爱燃烧，在迷失的内心中感受其存 

在。但 是 带 来 ”是什么意思？这种感觉的“带来”(p〇r t6e)的本 

质是什么？它指的是一种使大自然走向隐喻化(和拟人化）的 * 265

① 引 自 米 歇 尔 •亨 利 ，《看见不可见:论康定斯基》，前揭，第 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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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transport)吗？抑或是其他东西？答案是，“带来”不是 

指一种感发性(一种心灵的浸透）的输送,而是指一种感发性的 

支撑(support)®:因为通过延伸或扩展“外部”，实存的情感，即 

它构成性的自我感发只能在心灵中展开,这甚至是由于它的强 

化 ( intensi fication)(我们很快会具体谈到)以及内在和印象的平 

面 ，在这一平面中，大自然的感触得以显现并变得稳定（consB- 

tance) 0

正是在生命的绝对内部性中，在其感受的主观性的迷惘 

中，在其自身存在的无法战胜的感受中,在其感发的肉身的不 

可见中，一切(大自然、世界）都呈现给了感觉，由被交给生命 

的存在体支配，表现出自己有“心灵”和“深度”。由于它们与 

生命最原始的感受“相联系”，这种感受将人的心灵引向最为  

彻底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故而一切出现在自身面前的客 

体突然就变得“更有趣”(D ,668) 了，甚至就像卢梭说的，“尤其 

是每个客体都几乎不会给 [并且通常情况下是在唯一的直觉  

下]其观看者以情感”。

从那时起，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可能就变得更有趣了，但我们 

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它们突然以一种原始的、基本的方式“关 

注”(concerner)我们----并因此与我们的存在融为一体。但这

① 在 法 语 中 ,“portfe"是动词“porter”的名词形式，它具有多重含义，既有 

“携带、运送、运载、输送”之意，也有“支撑、支持”之意，前者对应的同义词为 

“tranport”,后者对应的同义词为“support”,当然,“port6e”还有许多其他含义，因 

与本书内容无关，此处不再赘述。——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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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注不会出现在其他任何地方,只根植于生命对自己的这种 

抑制不住的兴趣中，卢梭称之为“爱自身”。这种关注的产生同 

时也离不开对自身感觉的某种“强 化 ”，对 实 存 情 感 的 “放 

大 — 这就是卢梭所说的心灵的扩张。事实上，正是这种扩张 

才有了副词“更”的使用(如“更有趣”这一表述，还有前面出现过 

的“更感性的结构”“更优雅的形体”“更丰富的色彩”)。但是， 

“更”这个字眼不应被理解为增加的标志或是一种加法。因为它 

不仅具有一种“增强的重要性 ” （grandeur i ntensi vc)的性质，其 

衡量标准是精神性的,而非可量化的，并且它也没有任M 偶然性 

或意外性。这个“更”字指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在对大自然的 

感触的谵妄(concemcment)中，自身感受的强化先于大自然的 

显现，并使大自然可能，也即，能够真正影响我们。换句话说，一 

种现象在它显现之时总是显得“更有趣”,因此一种现象在“其馈 

赠之初”是更有趣的，首先是因为在生命中，现象所特有的馈赠 

以纯粹先验的方式自我触及，因此对于它自己而言它变得(更） 

有趣。

我们刚才提出，大自然的显现不是大自然的感触中识别  

的范畴，而只是谵妄的范畴。因此，它既不是考虑的范畴，也 

不是沉思的范畴，它更类似于一种更本质的惊异，可以说它属 

于初级的情感触及层 (couche primaire affective),在这一层面， 

现象的绝对独特性得以建构，与其“相”(拉丁语为： )截然 

不同。卢梭曾试图在“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中说明，我获得 

的情感,我感受到的感觉都直接紧随“我的实存的情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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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实际上，后者先于前者,并构成了前者，使其成为心灵的 

现象一一用“事件”一词更合适。（参见:《爱弥儿》第 5 7 0页及 

随后）因此，根据这一结果，我们必须要推翻例如罗伯特•莫  

兹 (Robert M auzi)在其著名论文《1 8世纪的幸福观》中所确立 

的现象顺序。当然，罗伯特•莫兹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 

曾宣称:“感觉活动对心灵的影响构成了 1 8世纪自然‘感觉’的 

关键，这种‘感觉’并不是一种无理由的狂热 ，一 种感受性的纯 

粹冲动,而是对于实存的情感的特殊表达。”®因为在大自然的 

感触中,认识到一种关于实存的情感的重要“表达”（更确切地 

说是一种“强化”）确实是决定性的。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实存的情感得以“展现”出来，并不是如罗伯特•莫兹所认  

为的那样，是由于外部的感觉互动“影响”了它，而是因为“其 

自身的本质”，也即,其构成性的自我触及。也许这便是《忏悔 

录》中这段话背后的含义吧，卢梭在这段话中指出，当他在散 

步时，他“成了大自然的主人,整个大自然都听从他的调遣”， 

他的心“在一个又一个事物之间流连，看见合心意的事物，便 

与之结合在一起，融合成一体，周围都是迷人的景色，陶醉在 

甜蜜的情感之中”(C , 162)。

如果说大自然的感触不过是实存的情感的一种强化，一种 

伦理的和诗意的生活体验方式，那么它的意义便不在于“呈现”

①罗伯特 •莫兹，《18世纪的幸福观》（JL7如 办 iw i/jewr仙 X I//J厂s/祕 ）, 

巴黎:柯林出版社(Colin),I 960，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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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 enter) 了什么，而只在于它使我们去感受,去生活，去成 

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大自然的感触明确介入了“享乐的艺 

术”(l ’art de jo u ir)的过程，它本身构成了某种形式的明智。此 

外 ，大自然的感触的伦理地位也解释了为什么卢梭没有用1 9世 

纪浪漫主义者的方式来描绘大自然。大自然依然是在“更感性 

的结构”的感触之中，多亏了这种感触，它每次都给予自己更多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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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内部的败坏

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即生命显现在我们毎  

个人身上，对于讀们每个人而言，它不仅是卢梭在《论人类 

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提及的“可以说本身就具备了  

—切 ”（D O I，1 3 6 )的 身 体 ，而且还以一种永恒的活生生的  

在场（pr&cnt v ivan t)的 形 式 显 现 ，如 卢 梭 在 《遐 想 》中指出 

的 ，这种“在 场 一 直 持 续 ，不 会 留 下 前 后 接 续 的 痕 迹 ，没有 

其他感受 […… ] R 感受到自己的存在”（R ，1 0 4 6 )，换 言 之 ， 

如果我们考虑到生命不知疲倦地以“ Q 身 ”（S oi)的形式显  

现每个人“自身的在场”（pr6so it dc soi),我们每个人肉身的 

各个部位都化身为这一“自身”，那 么 从 中 可 以 推 断 的 是 ， 

我 们 永 远 也 无 法 逃 离 这 个 不 可 确 定 的 、无 形 的 “场 所 ” 

(Heu)，在这个“场所”中 ，当实存的情感将我们置于作为个 

体的内在和印象的层面时，它给亍我们以存在。卢梭在写  

给米拉波的信中似乎也承认了这一点，他 写 道 ，“在我所在



之 处 ，我是一切”® 。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我的这个 

“境况”(situation),我在生命中应有的这个“位置”（position)

它 们 是 否 属 于 这 种 现 象 学 上 的 外 在 性 （ext6r i〇r it6 

ph6nom6nologique) ? 是否属于这种在现象学层面上表征世界 

存在的“外在显现” (apparaitre au-dehors) ?

我把“在我所在之处，我是一切”归功于我主观性的绝对内 

在性。“在我所在之处,我是一切”意味着我不能“离开”我的感 

发性经验(我的实在)的范围—— 如果不是正好为了要“逃避”到 

一个外部的非实在中的话。自我的自身性取决于这种“处境”， 

在生命的内在和印象的平面上，这种“处境”赋予自身性实存情 

感的基本禀赋。我们要再次感谢米歇尔•亨利以他的方式暗示 

了这种处境，他提到，“绝对关键，我在这关键中—— 更确切地 

说 ，我是这关键”③。实际上，自我的自身性始终是一种绝对的 

“这里"(k ia b so lu),且绝对的“这里”只有在这“绝对整体”(enti- 

cr absolu),即自身中才会产生。

“心灵”的“场所"(lieu)在哪里？自身又占有着什么‘‘场所”？ 

这个场所不是一个空间(如果空间的本质是间隔的话)。此外，

①  卢梭在同一句中补充道:“……但在迫害我的人所在之处，我只是一个 

点”(C致米拉波的信M Lettre 5 M irabeau],1767年 1 月 3 1 日，《卢梭全集>, 

X X X H ,第 83页>。

②  这两个词(“处境”和"位置”)出现在了《遐想》的开头处(R , 995)。

③  米歇尔•亨利，《物质现象学》（/杨 ，巴黎：法国大 

学出版社,1991，第 164页。

271



关于自身，我们不应该说对于一个场所的占有，而应该说对于一 

个位置的享有。自身凭借其基本禀賦，在生命的平面中享有一 

个位置。自然的纯粹运动限制了一种绝对的“这里”，它比任何 

可能的接近都更靠近，但又与一切被呈现的场所有距离，这个 

“这里”既没有膨胀，也没有延展，既无法类比，又不可见，卢梭不 

加区别地称之为一种“境况”或一个“位置”。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引起了卢梭所宣称的“人脱离自 

然,与自己相矛盾”(E，491)的“逃避”？而卢梭认为这个给人带 

来最大不幸的“矛盾”是什么呢？

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概述，卢梭不但通过写作明确 

了这一铁律:“内部越是败坏,外部构成就越是复杂 "（A-D SA, 

73),还着手分析了导致“内部”的“败坏”成为一种本体论决 

定—— 也即，一种“自然”模态，一种“自然”中的可能性—— 的 

原因。事实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败坏？这是一种自身的败  

坏 ，它源自实存的情感，又反过来压制了实存的情感。抑或是 

一种自我转向自身过程中的畋坏,甚至是（在绝望的条件下， 

也即爱自身的反面）自我转而反对普遍生命的败坏。因此，这 

种畋坏(corruption)也是一种“共裂”（coruption),因为它，自 

我仿佛被驱使着要与化身为其存在各个部分的内在领域（感 

发性经验领域 )决裂。

当我们脱离我们所处的、我们所具体化的感发性经验领域 

时,实际上会发生什么？实际上会发生:我们不再与我们自己的 

本性(自然所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相一致;我们不再是爱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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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ur de soi)的主体，我们成了自私心(amour-propre)的玩物。 

在这些败坏的条件下，我们的主观性一 - 即我们内心体验自己 

的方式，多亏了这种方式，我们每次都可以成为自己—— 不再遵 

照本性的指示。然后我们就好像体验到了与自己的分裂，感觉 

自己好像与给予自身不可捉摸的实在性以“场所”（以“自然的” 

选址)的东西是分离的。我们逐渐意识到，首先使我们与之分离 

的是“形象"( image)。表象—— 它是通过轻率地利用我们的反 

思能力而出现的—— 用“形象”取代我们自身存在(etrosoi)的实 

在性，我们所形成的关于自己的就是这个“形象”。这个“形象” 

就好比是我们的“社会状态”（6tat c iv il)给予我们的。诚然，我 

们因为“社会状态”而有了“身份”（idem it6)"— 社会、心理等层 

面—— ，但我们的“自身性”却不是通过我们的“户籍”得到的。 

—般来说，任何对自身的具象化都会暴露自我（将自我从它的 

“位置”上拉出来）,并有可能使自我受到其同类的影响（甚至是 

控制)。同样，具象化还解释了“区别 "（distinction)这一卢梭没 

有停止过揭示和哀叹的悖论:我们越是希望把自己和他人区别 

开来，就越是会失去使我们与众不同的东西……

从社会和世俗的表象中获得一种身份，希望这种身份对于 

自身而言有着“增值 "（valorisation)与“区别”的功能，根据他人 

的意见来确定自己与他们的关系，事实上，这便是只要人放弃 

“将真理的火炬带到自己心灵的深处”(L M , 1087),他的精神便 

不会再有困扰。而指出这种放弃只有在人无法向任何人展示的 

“独存的我”( 如e)的危险之下才会发生是没有用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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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永远受生命及其审慎转折的支配，作为活生生的自身,他自己 

始终是已经被放在了生命无形的平面中. 但正是因为无视这 

一危险，人类才会陷入“身份认同 ” （identi fka tion)的可怕逻辑, 

才会让他无法抑制的身份需求混进他与他自己、爱自身与自身 

意识之间。

卢梭所说的“表现于外部”的社会精神以自我在社会中的 

自私心、自我偏好为条件。但是，由于其表象特征，这种精神既 

没有自主性(autonomic)，也不具备一种真正基础的内在性。它 

是 自 身 实 在 性 的 一 种 概 念 （conception ),甚 至 是 一 种 曲 解  

(m& interpr6u tio n )的产物。从《论科学和文艺》到《一个孤独漫 

步者的遐想》，卢梭的全部著作都倾向于表明，生命(“作用于内 

心的自然”)绝不是可以通过任何阐释学处理来判断的一种数 

据:不论是我们自己在生命中的体验还是生命带给我们的经 

验 ，都不取决于我们可以赋予它们的意义。卢梭的所有观点也 

支持这样一种主张，即“社会状态”仅仅是“自然状态”的一种客 

观替代 (substitut objectif),而自我为自身创造的身份则是其自 

身 存 在 的 一 种 客 观 化 （objcctivation ) 和 一 种 非 实 在 化  

(ir r6alisation)0

自我的客观化使其在外部得到身份认同，卢梭有时将其理 

解为一种“补充”(或是再呈现）,这种“补充”旨在使从本质上避 

免一切可见性的事物变得可见。但更多时候，卢梭会更严谨地 

将 其 看 作 一 种 “异 化 ”（a lih a tio n)，当 心 灵 发 生 去 自 然 化  

(d6naturation )时，就会出现自我的异化。一 种去自然化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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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e)心灵拒绝成为自然希望它成为的样子，这正是它脱离自 

身，与自己自然的内在性决裂时所发生的。当自身存在不再通 

过爱自身来确立，因而当自我的独特性不再由生命及其绝对主 

体性提供，而是由与生命根本异质的东西提供时,这种与自然的 

内在性的决裂就会发生。对于生命而言异质的东西，要算上自 

身的具象及其多种形态，这些形态都是因为对“区别”的渴望才 

得以存在。还要算上卢梭用“社会状态”来诠释的自我身份。最 

后还有“一切有毒害的欲念”,如“嫉妒、贪婪、仇恨”,尤其是自私 

心，它“可以说不仅使人的感受化为乌有，而且还使其发生消极 

的作用,使人备受折磨”(E ,506)。

这种折磨叫做“矛盾”。矛盾存在于此，它是异化的另一个 

名字，不过它更多的是指心灵在痛苦和绝望的冲击下，感觉到自 

己膨胀的自然运动受到阻碍，它感受到一种对抗自己的需求。

不过，矛盾并非是不可容忍的。如果它能给人带来非凡的命 

运 J 陳fc另当别论了。矛盾通过自私心游戏来做一切事情，甚至想 

要劃空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们不再与主体性的构成性爱自身相一 

致，生命绝对的自身性将其让位于一种梅^的“统我” （propWwm ) ®，

① 统 我 ，即自我统一体，是美国心理学家G . W .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 1897—1967)提出的哲学概念。奥尔波特把统我定义为:“包括人格中有 

利于内心统一的所有面。”在他看来,统我这种内部组织和自我意识不是在出生 

时就存在了的，而是随着岁月的积累逐渐发展起来的。他将统我生成的过程概 

括为八个阶段(躯体“我”的觉知、自我同一性的觉知、自尊的觉知、自我扩张的觉 

知、自我意象的形成、理性运用者的自我形成、统我追求的形成、作为理解者的自 

我形成）,八个阶段分别对应人生的不同时间段，经过这八个阶段逐渐成熟起来 

的就是成人的人格。——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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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 远 不 能 阻 止 我 们 将 矛 盾 看 作 一 种 “额 外 部 分 ” 

(SUpP16ment),它的直接优势至少是将我们眼中的自己和他人 

眼中的我们“区别”开来。此外，发现自身有弱点的事实难道不 

是与自负（pr& cntion)与自大（pr6somption)同时存在吗？我们 

的弱点不就是使我们相信所谓的“优越性”（sup6n〇m 6)吗？无 

论如何，强大的心灵■一一拥有心灵力量的自我—— 从不认为自 

己优干别人而表现出傲慢。强大的心灵不会骄傲。因此，在相 

反的情况下就需要道德意识（我们 马 b 会谈到这一点 )进行千 

预 ，以重新确立真理，并使自我重新面对自己。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提到，“人类 

人 "(hom m e de l’hommc)是指在各方面都由“社会精神”决定的 

个人。人类人与“自然人” (homme nature])相对,他认为自己的 

自身存在是一种“地位”(place)功能，他在社会中,在同类中占有 

这个“地位”—— 他只判断自己所处的地位，只有小心翼翼地夺 

取他认为不属于他人的地位他才能获得这个地位。但为什么人 

类人要夺取他人的地位，而不是守好自己的地位呢？因为这个 

“自己的地位”根本就不存在！同样不存在的还有“他人的地 

位”，它也是假想的对象，因为我们的主体性在构建自身性时并 

没有指定任何场所、任何可见空间、任何“世俗”的地位、任何客 

观化的情境—— 前面已有讨论，。另一方面，这也正是问题所在， 

我们总是根据我们想象能看到的他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来感知其 

社会存在(社会地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主体所预 

先确定的一系列地位才会秩序井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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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社会所依据的习俗礼节和行为准则才会占统治地位,但事实 

上，正因如此，这种与他人就地位而争吵的必要性才会强加于 

人—— 这个(想象的、象征意味的，但绝非真实的)地位一般是根 

据基于社会关系的具体情况(往往是暴力的)而确定的。而且， 

在构成人类社会组织“区别”的冲突中，也许归根结底对他人的 

模仿 (im ita tion d’autru i)应该要扮演社会习俗的仲裁角色。（但 

是,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认为自私心是完全以模仿的方式来发挥 

作用的,即使从另一方面来说，毋庸置疑，“我们之模仿别人，其 

根源就在于我们常常想使自己超越自己的地位” [E，340]。）

确实 ,至少要向我们的自身解释“不同自我的多样性” 

(p lura lity dcs ego)表现了不同本性间巨大的差异是困难重重 

的。更别提他人的自身 (Soi d’autm i)—— 这个“绝对整体”——  

原则上没有任何感知的可能性了。再者说，我们不难想象对他 

人的模仿会带来多大的不满、失望和畋坏感。但是，这并不是社 

会实存 (existence sociale〉的真正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为了“将 

自己转移出自身”(这是在社会中存在的条件），人类人首先要跳 

过最近的，也即跳过无法与自身保持距离且无法被感知的东西， 

结果就是这种“转移”使其无法意识到有这样一个平面存在，其 

中的他人与自身无所谓同与不同，他人与自身都一样。在这个 

平面上，不同自我的相似性(sim ilitude)仍然绝对牢不可破。但 

当我们发现自己屈从于“社会实存”严重扭曲和不平等的条件之 

下时，我们却从未想到过这个平面。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心灵哲学的使命是,阐释在生命中(用卢



梭的话是在自然中）自身与其“同类”的极度融合（conjonction 

supreme)。作为生命的自然难题引出了根本“相似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无形中把所有的生命体都联系在了一起不同自我

的多样性”其实就是一种“统一的多样性”（uni-p lura lit6)---用

卢梭的词来说就是“秩序”—— 事实上，这便是卢梭的思想体系 

想让我们理解的。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需要作一些说明：

1.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表明了在主 

体性的根本内在中,“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他承认 ,“社会 

的人只知道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生存的 

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D O I，193)。“文明” 

人通过立于自身之外来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但在一切逻辑中，这 

个自身之外的另一个自己难道不是最大的谬误吗？其荒谬性甚 

至远超过“自然”不再告诉我们什么，生命不再要求我们遵守其 

禁令，我们忘却了倾听生命的“呼声”,因而忘却了去享受使我们 

与其紧密结合的基本音调。这便是灾难之所在心灵哲学”希 

望通过思考灾难的根源来唤醒我们。

2. 人们通常不愿意在可称为“心灵社会”(参照 D ,820)的地 

方谋取一席之地，而是宁愿把自己的命运与有着自负傲慢之人 

的不平等社会相联系。但这是有代价的:屈服于“社会精神”的 

人会自动沦为“依赖于分母的分数单位，他的价值等同于他与整 

体 ，即与社会的关系”（E ,249)。在这些去自然化的条件下，他 

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实存之外，迷失了方向,没有内在的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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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内心的“意识”，“被随机扔进了这浩瀚的宇宙”，像一个痛 

苦的灵魂般游荡在原始自然之外,这原始自然賦予了他先验的 

诞生，即他实存的天赋。他总是问別人他是什么，却不敢问自己 

这样问的理由;他与“自然”分离，这意味着:他与自己分裂，与自 

身有矛盾。因此他"分裂”（fractionnO的存在实际上只是一个 

“分数单位”,而对于这一单位，他又只依存于社会假定的整体。 

在社会的要求下，他放弃自我，移出自己，同时又把自己的欲望 

引向了力不能及的事情上,这就造成了他的软弱，唤醒了他的 

绝望。

3.原子化元素的总和，但这些元素又统一在其特殊的、竞争 

性的利益的唯一“分母”之下:这就是“社会”。在社会中,一种独 

特的、特别具有破坏性的情感“长盛不衰”（D , 789)，即“远虑” 

(pr& oyance)。远虑是“区别”的基础。远虑主题在卢梭后期作 

品中经常出现,它取代了卢梭最初在《论科学和文艺》中为了表 

征社会和睦的媒介所提出的“好奇心”范式。这也许是因为它作 

为远虑,突出了这一媒介的时间基础。以下便是卢梭在《爱弥 

儿》中的相关阐述:“远虑使我们不断地做我们力不能及的事情， 

使我们常常向往我们永远达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远虑正是我们 

种种痛苦的根源。像人这样短暂的一生,竟时刻向往如此渺茫 

的未来，而轻视如此可靠的现在，简直是发了疯。”（E ,307)在这 

种“社会情感”的影响下，我们感觉自己的完整性被割裂,我们的 

根本利益也减少了。通 过 这 种 使 我 们 断 地 ”置身自己之外的 

远虑，我们依赖于一切不是我们的东西,一切与我们不同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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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以及一切因为这个原因随时可能消失的东西。我们不再依 

赖于 f f l 可事物，“[然后]我们依赖着一切”，“我们紧紧抓住一 

切”，“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重要的是一切现有的和将有的时间、 

地方、人和东西 ' 忧虑在继续着，不安支配着我们。我们整个 

人都很焦躁，我们坐立不安。在这种焦躁中，“我们的个体只不 

过是我们自己最小的部分”（同上）。这可说是卢梭最好的箴言 

之 一 :  “我们已不再按照我们的能力而生活，我们的生活已超 

过了我们能力许可的范围。”(E，3()8)

4. 守住地位，保持自我，坚定地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意味 

着什么？我们都知道，在伦理学K 面 ，这意味着充分了解自己的 

能力（facultds)和 欲 望 （d& irs)之间的关系，并在自己的体力 

( forces naturelles )和欲念 （tentations )之间找到一种良好的平 

衡。这就是明智的代价。这H 点在《爱弥儿》的中心文本中有所 

体现:“人啊！把你的生活限SI]于你的能力，你就不会再痛苦了。 

紧紧地占据着大自然在万物的秩序中给你安排的位置,没有任 

何力量能够使你脱离那个位a ;不要反抗那严格的必然的法则， 

不要为了反抗这个法则而耗尽了你的体力，因为上天所赋予你 

的体力，不是用来扩充或延长你的存在，而只是用来按照它喜欢 

的样子和它所许可的范围生活。你天生的体力有多大，你才能 

享受多大的自由和权利,不要超过这个限度;其他一切全都是奴 

役 、幻想和虚名。” (E , 308)

5. 卢梭说，内部越是败坏，外部就越是复杂。然而，外部构 

成越是复杂内在情感”就越是奇迹般地提醒着我们它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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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性和它的感发性。在伦理学层面，这一提醒至关重要。事 

实上，有时候，实存的情感通过其构成的S 我感发，提醒正在经 

历“纯粹运动”的自我去感觉自己，“自身”就是在这种对自己的 

感觉中建立起来的。是的，突然，实存的情感以一种几乎“本能” 

的方式，在自我感受到的最深的矛盾中，在最远离自身时，通过 

唤醒处于自身之中的自我，将自我带回到了自身。

正是这一奇怪的现象，这种奇怪的唤醒，这种突然的提醒， 

这种“驱动”,这种“神圣的本能”或“永恒的上天的呼声”（参见 

E , 600)，和马勒伯朗士曾赋予“内在情感”的名称一样,卢梭称 

“内在情感”为“良心” (conscience)。

当然，卢梭所说的“良心”并不是指精神上的能力，它可以再 

现其他的客体或者以一个在它视野范围内、在它面前的客体为 

目标，并对这个客体做出判断。卢梭所说的“良心”甚至在这种 

意向性的意识中，在一切感觉馈赠的企图中，都是与这个运动背 

道而驰的。

曳心不仅不呈现任何事物,也没有陈述任何命题，而且它显 

现实存也不是以“使看到”（d o n n e r-l v o i r )的呈现模式发生的。 

卢梭非常明确地官称:“良心的作用不是判断，而是感觉。”（同 

上 ,599)换句话说，良心仅作为一种“内在情感”的形式产生影 

响 ，它从感发性的直接性（im m 6diation)中汲取显现的力量，而 

绝不是从任何展示的固打距离中汲取力量。

曳心是对实存的情感的一种特殊决定。尤其是因为它的显 

现取决于一定的条件。 内在情感”的自我触及在特定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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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体验到，就可以被称为“良心”，这实际上是当自我处于自 

身之外时，当自我成为卢梭所说的异化或者矛盾的客体时内  

在情感”借助自我的“外显”过程在内心震颤的结果。换言之，良 

心在心灵的去自然化发生之后显现。可以说，作为对这种去自 

然化的回应，良心拉回了自我，并将“违背自然”,偏离自身，甚至 

反对自身的心灵带回到它的自身存在中。良心使那些在表象维 

度寻找自己的存在的人听到它的声音,在表象维度下，世界本身 

获得了意义的统一。

良心能把游离在外的心灵带回到自身(回到自身存在中）， 

良心可以使心灵免于恐惧或逃离是什么意思？它指的是，良心 

旨在将令人想往的事物控制在可能的范围内，它甚至有能力将 

自我的愿望保留在其可能性范畴的内在中，如此一来，因为这种 

保留，社会的自我便会卓然地成为其在“自然”层面已有的存在： 

独立自恃、始终如一的人 ®。

就其引导心灵在表象维度从离开自身到回到自身来说，良 

心是在自我约束 (retenue en soi-mSme)而不是在“向自身回归” 

(re tourJ S〇i )的运动中耗尽的(正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 )，以至 

于它体现了一切卓越的本原，一切道德的源泉。卢梭直接与良 

心对话，并以抒情的口吻表明:“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 

合乎道德。”(E ,6«1)其实，卢梭早在《论科学和文艺》一 书中就

①此处可参见《爱弥儿》中的一段话:“要有所成就，要成为独立自恃、始终 

如一的人，就必须言行一致，就必须坚持他应该采取的主张，毅然决然地坚持这 

个主张，并且一贯地实行这个主张。” (E,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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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赋予了良心这种本原性的地位，因为他这样写道:“不是只 

需反躬自问，并在欲望沉静的时候倾听‘良心’的声音，就能知道 

你的法则(指道德的法则，‘心灵纯朴的人所探讨的最崇高的科 

学’)吗?”(D SA,30)但是直到“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以及对“秩 

序”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后，良心的特征才得以明确。为 

什么？因为良心现象不是一种原始现象。我们的意思是，它的 

显现是以作为生命的自然的事先启示或馈赠为前提的,它只有 

在灵魂的“败坏”、与自然的内在性决裂的存在条件下才能发挥 

力量—— 在卢梭看来，这些条件常常是历史的和社会的。简言 

之，“良心的声音”要靠“人类人”，也就是卢梭所说的“相对的自 

我”去倾听a “良心的声音”R 有在 H 我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己分 

离或者说有所不同的情况下才会显现。尽管不限于此，但是良 

心的现象性展现了自身与自己之间的一种反射距离（ 

r iif le x if)。为 /*使良心总是令人不安的音调在心灵中产生共 

鸣，心灵不是应该要抗拒生命—— 自然之善—— 希望它成为的 

样子？通 过 从 S 身的生命中抽离出来，反 抗生命的“意志” 

(V〇l〇nt6),心灵不是应该感到自己被引导着使自己的存在与表 

象的唯一过度 (la seule d6mesure)相适应吗？

但此处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卢梭似乎随意地将良心的本 

质理解成了一种感觉，一种呼唤(aPPe l);这不免使我们认为，这 

种“心、灵的呼声”（£ ，594)既是直接性（正如一切感觉所具有 

的），也是间接性(如果说只有当呼唤者在某种程度上与被呼唤 

者不同，一 种呼唤才能够被听到的话）的秩序。因此，我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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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自己一个问题:如何才能调和这种双重身份？

良心既形成一种呼唤，也形成一种情感,或者说，这种情感 

是以呼唤的形式，以一种内在共鸣的形式产生的,如果这种二元 

性本身确实是源于存在的矛盾 (contradiction existentielle)，那么 

这就一点也不矛盾了，良心现象在存在的矛盾基础上得以产生。 

让我们再来说说良心，不仅它的出现得益于一种自身和自己之 

间的反射距离，它的现象在“人类人”和“自然人”的双重性背景 

下也很突出。因此，只有具备社会和历史良知，始终保持理性的 

人 ，才能使自己服从于“良心的直接的本原”(E，600)。至于“自 

然的”人，他对这一本原是陌生的；良心是一种被他忽视的情感； 

他从未有过倾听呼唤的需求。

而实际上浪心的这一直接的本原“独立于理智”（同上）是 

枉然,良心在结构上与理性相异也是枉然(W为前者感发的内在 

性与后者的意向性无关），良心只有通过理性的展现才能显现出 

来 ®。无论如何，R 心只有在心灵去自然化时才会在心灵中发 

出呼声一弓丨起心灵的不安，这正是卢梭在注意到“尽管良心不 

依存于理性，但它的发展离不开理性”（E，288),或“良心的声音 

[只]通过理性的差异而显现”(D ,972)时曾明确指出的。

①此处关 T 理性与良心突织的关系的讨论，参见罗贝尔•德哈代(Robert 

Dcrath6)主编的《让-雅克•卢梭的理性主义》

沾m)第三章，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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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自然的不可改变的秩序

推己及物,把自我从在生命的内在和印象平面上享乐（或 

受苦）的“位置”上拉出，将自我从心灵“收缩”以使其整个存在 

更好地“扩张”的绝对的“这里”抽 离 ，自我不再是它自己。在 

此基础上，心灵哲学无法回避进一步的质疑;现在它的主题  

是:主体性话题。这个绝对的“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 

“位置”到底指的是什么？心灵以或享受或痛苦的形式体验着 

这个“位置”，但从本质而言，它在思想的凝视中仍然是无形 

的。假如这个“位置”是无形的，那么如果我们想通过精神的 

眼睛去领悟它的话，它就必须借用某种形式的具象。因此，主 

观性的主题既是隐喻的，也是几何的。关于心灵，卢梭在《爱 

弥儿》中提到，它类似于一个“同心圆”（E ,602h 何以证明这 

一形象？

通过把“位置”的概念与卢梭所说的“最大的奇迹”相联系， 

我们似乎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在“自然不变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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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E ,612)中，“整体的和谐与协调”（E，5W))得以显现—— 当

然 ，这就是最大的奇迹。

卢梭的“秩序”®概念指的是一种众生之间(所有心灵间） 

基本的、不可化约的平等(它galit6)。这种平等基于这样一个事 

实 ，即所有的心灵在某个方面都是一样的，即它们的“生命存 

在”(6trC-Cn-v ic)。而“生命存在”意味着:接受生命的馈赠，从 

而发现自己“被置于”（P〇s6)(根据《遐想》中的用词 )—— 并且 

是过度被动地“被置于”，始终已经“被置于”—— 绝对主体生 

命的内在和印象的平面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秩序”指的是 

对 所有存在间一种基本的“相 似 性 ”（sim ilitude)的非等级  

的—— “布局的”—— 分配，所有存在的命运都“被置于”生命 

的平面内。相似性并不意味着“相像”（ressemblance)，因为“相

① “秩序"(ordrc,拉丁语为:<•«/〇)—词来自卢梭笔下，在漫长的历史中，它 

衍生出了多种不同的含义。在论述构成中世纪想象中的社会的三个等级的专著 

中，乔治•杜比 (Georges Ouby)区分了该i司的两种原始含义。（1)“在罗马共和 

国,成年男性根据“秩序”（<W〇)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以便更好地履行其职责 

[……]由“抶序”( >来[… ]指定一个特权机构，它独立于其他机构，负有特 

定的责任，通过人群队伍来展示其宗教的或公民的凝聚力、优越性和它的尊严。” 

(2)“所谓秩序，是指宇宙中公正良好的组织,是道德、美德和力量有使命去维系 

的。西塞罗在《论功能》(他 [ 《论义务》( 〇/加幻,I,4]中谈到了“事 

物的秩序”;对他来说,“秩序的維系”一 造 度 是“将所做的或所 

说的放在适当位置”的艺术。秩序是修辞的、政治的:把话语或人放在合适的位 

置 t ,它们彼此相互关联.在适当的地方组成了一个整体的元素;秩序是命定的： 

因为在这种排序中存在一个先验的,内在的、不可动摇的平面，要通过反思去发 
现它，以便与之相符。” (乔 治 • 杜 比 ，《三个等级或封建制度的想象》 巧也 

CWrty ow /cWa丨i+sme],巴黎:伽利妈出版社， 桌 95—%  员）卢

梭所说的“秩序”与此处引用的第二个含义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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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前提是可辨认的方面或属性的比较，而心灵（如它所享 

有的“位置”一般）是一种不可比较、不可估量的“实在”，一种 

从来不是通过展示自己，而是通过体验自己来证明自己存在 

的“实在”。然而，即使相似性与任何的具象性（figurab ilit6)无 

关，但它依然是真实的。在“秩序”中，心灵间的相似性被理解 

为根本的平等。不同的心灵存在于不同的生命中，彼此自由 

而平等。即使一个心灵强而另一个心灵弱，也不会影响秩序 

的排列。更何况，此处所讨论的平等在本质上根本不是一种 

“身份”:身份指的是一种个体“差异”的安排，而自身性所指的 

才是一种相似性的秩序。

卢 梭 的 所 有 作 品 都 对 这 种 根 本 平 等 的 条 件 进 行 过 探  

讨—— 在所有层面以及在平等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必要的所有 

情况下® 。卢梭从一开始就想到要把作为生命的“自然”这个 

平面与心灵的平等问题联系起来（基于相似性）。很早以前， 

在与弗朗索瓦-约 瑟 夫 ‘孔 齐 埃 ^『211(；〇丨5-]〇8091：〇〇^6)的通 

信中，卢梭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思想的要点。信中讨论的主题  

围绕亚历山大•波普②的“系统 "（systteie)展开，也即对于一 

种类似于“存在之链 ” (chaine des Stres)的普遍秩序的存在和可

①  即使是《社会契约论》(D« W山〇这样的文本也试图以一种怀疑 

论的方式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至少，对这个文本有一种可能的解读，尽管它有 

无数的矛盾和结构上的缺陷，但它的内容仍然是无比丰富的。

②  亚历山大•波普 (Alexander Pope, 1688—1744), 18世纪英国著名诗人。 

其诗作«论人》(如E训y on M伽)一经发表便在欧洲大陆引起广泛好评，伏尔泰、 

康德、卢梭等人都对这首诗给予了高度评价。_—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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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知识。如果我们根据后世的思考来解读 1742年 1 月 17 

曰®卢梭写给孔齐埃的信，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封信是卢梭 

所理解的自然的生命“秩序”和本体论的自我“位置”之间连接的 

先导信号，本体论的自我“位置”由主体性、自身的感受、实存情 

感的自我触及所决定。这封信也是卢梭第一篇伟大的哲学文 

章 ，早于 1749年写就的使他在整个欧洲崭露头角的《论科学和 

文艺》。

值得注意的是，卢梭的这第一篇伟大思考是以著名的“存在 

巨链” （la Grande Chaine des &tres)理论为探讨对象的，这一理论

在当时被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然神论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所 

复兴和巩固。为了进行彻底的批判，卢梭在写给孔齐埃的信中首 

先关心的是从根本上推翻这种世界观（肌 ; )的意识形 

态所建立的基础®，以至丁在某些评论家笔下读到这一点是令人 

困惑的，即卢梭直到晚期才决定在思想上与他周围“知识渊博的” 

人决裂，甚至是那些受伏尔泰影响的，认同亚历山大•波普和萨  * 3

①  参见:《致沙尔米特伯爵弗朗索瓦-约瑟夫•德•孔齐埃的信》（Lrt心
3 邪 de Cofrs#, owife Owrme此 ），1742 年 1 月 17 日，《卢梭全

集》,1,第 132—139页。这封信也被收录于亨利•古耶所汇编的卢梭的《哲学 

信件》中，巴黎:弗林出版社，1974,第 15—2 1页，我们之后所W用的文字即来 

自这个版本。

②  我们在此不具体展开讨论这种“存在巨链”之“思想”的前因后果，也不 

再具体阐述这种思想在卢梭的时代，在英国作家和百科全书派的作品中所得到 

的发展。更多的细节请参考阿瑟•奥肯•洛夫乔伊(A rthur O . Lovejoy)在其经 

典著作中为我们提供的观念史研究:阿瑟•奥肯.洛夫乔伊,<存在巨链》

Gmrt Cfcri" 〇/5«_叩）,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30年、丨％4年，尤 

其是第六至第九章，第 183—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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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尔.克拉克 M 点的人。事实是，卢梭是一个同时代无人能出 

其右的作家，如果说他经常在作品中对其他知名的或不太知名的 

哲学观点进行隐晦的引用，有时甚至到了过度引用的地步，只是 

因为他在心灵和意识中清楚地知道，他的哲学观点是独一无二 

的，而他独有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足以改变他所借用之语的意 

义。（此处需注意，勿将“思想上的决裂”和“社会上的”决裂混为 

—谈，前者发生的时间早于后者，而且“社会上的”决裂正是因为 

“思想上的决裂”所引起的众怒才发生的。）

对于连接一切类型的心灵的秩序之存在的考量是如此复 

杂— - 鉴于“秩序”一词的多重含义®,必须再次强调，卢梭主义的

① 萨 缪 尔 • 克 拉 克 (Samuel CUrkc, 1675—1729), 1 8世纪英国唯心主义 

哲学家，代表作有《论证神的存在和属性》等。卢梭曾在“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 

中致敬克拉克:“我们设想所有古代和现代的哲学家对力量、偶然、命运、必然、原

子 、有生命的世界、活的物质以及各种各样的唯物主义说法是透彻地先做了一番 

离奇古怪的研究的,而在他们之后，著名的克拉克终于揭示了生命的主宰和万物 

的施予者，从而擦亮了诗人的眼睛。这一套新的说法是这样地伟大，这样地安慰 

人心，这样地崇高，这样地适合于培养心灵和奠定道德基础，而同时又是这样地 

动人心弦，这样地光辉灿烂，这样地简单，难怪它会得到人人的佩服和欣赏，而且 

在我看来，它虽然也包含人类心灵不可理解的东西,但不像其他各种说法所包含 

的荒唐的东西那么多!”（参见《卢梭全集》,V II,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 

8—9 页)—— 译注

② 根 据 《罗贝尔法语大词典》（Robert), “ordre”一词主要涵盖了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秩序是众多术语间可理解的关系。因此,“〇rdre”是组织、结构等的 

代名词,与单词“fconomic” (有布局、结构之意)同义。《罗贝尔法语大词典》中又 

将这层意思细分为了 6 组 :“1. 安排，顺序 (具有空间、时间、逻辑、美学、道德的 

特征)。[安排，分配][……]2.令人满意、看起来是最好的安排;规律、有条理的 

方面。3 .形容一个人有条理、有方法的品质^ 4 . 世界的因果关系和目的论原 

则。5.社会组织。[文明,社会]6 ,符合规则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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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是布局分配的秩序，而不是等级分配的秩序，可以说它是横 

向的，而非纵向的—— 不能流于暗示游戏或是间接攻击，而忽视永 

远曲解它所探讨的思想的意义的风险。如此，这便是挑战所在:（1) 

捍卫“自我的自身性在各方面都有别于自我的身份(一个是固有的, 

基于生命的，而另一个是偶然的，与世界的盤只有关)”这一观点;⑵ 

确认自身的“位置” (position)不能与(因为是社会性的，因而具有比 

较意味的r iM H p la c e )或是(出于区分而获得的)“等级” (nmg湘  

混淆，事实上，自我“在夕卜部”和其他人(这里用“其他人”比用“同类” 

更合适洪同处于这个等级中;⑶坚定地认为，在这种隋况下，秩序 

并不是一种预先建立的、等 » ^ 的 、极端到由神圣的上帝(上帝不 

仅创造了秩序，而且将它强J勝人类，而人类无法做出任何0 [变)来 

支 配 的 線 。卢梭决心面对这一臟的方式，是在 1742年 1 月 17 

曰以一种深思熟虑、审慎的方式写信给弗朗索瓦-约瑟夫.德•孔 

齐埃。

在这封信中，卢梭第一次开始抨击“系统”非常薄弱的基础，远 

早于他在 1756年 8 月 1 8日《致伏尔泰的信》中重提该论点的时 

间 '  根据这个‘‘系统”，世界可以樹共这样一条链子的形象，“一切

① 在 打 开 1756年《致伏尔泰的信滅是《爱弥儿》第四卷中的“萨瓦牧师的信 

仰自白”之前，读者也许会拒绝将这封写给孔齐埃的信看作一种对问题适当情况 

的必要介绍。读者会责怪自己只能从这些伟大的文本中提取出一个模糊的、平淡 

无奇的“世界观”，它既是诗意的也是思辨的。但是缺乏理性基础的“世界观”似乎 

被一种神圣、感应性的呼唤给抵消了，这一呼唤甚至是对个人的道德意识的呼唤， 

在原则上不具任何客观性。但是世界的秩序”问题，或闩“道德的秩序”(指的是 

内在的秩序)是卢梭在其作品中所讨论的最棘手、最深刻的问题之一。这可能是 

他的一 + 大难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迄今为止评注家们对这一问题的评论相当少。

290



存在构成了这条链子，链子上的每个物种根据其卓越和完美程度 

占据着不同的等级,。存在者全体性(to ta lit6)的形象通过醉心于 

统治“自然系统”(syWme de la nature)的力量的人道主义人为地展 

示出来，目的是为自己占据最中心、最有利、最符合其“自私心”的地 

位— 从卢梭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对本质上受心灵的第一原 

则,即爱自身支配的生命的“自然”最为不忠。（让我们回忆一下，心 

灵的第二原则是人类心灵的原则,因为从某一方面来说，为了进行 

精神的启蒙，怜悯心尤其需要想象力。洇 此 ，对波普的“系统”的批 

判似乎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它源自这样一种观察:卢梭所引用的“生 

存巨链”的可肯眺条件中R領i 着一个毁灭性的矛盾。

作为人类骄傲的果实存在巨链”理论使人的完美“程度” 

成为一种“自然”差异，但存在者（人类）纳人这个“世界系统” 

(systSme du monde)的前提是相反的，所以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除了不考虑人的本质应该是合理的“状态”或“条件”，这个理论 

难道不是将自己的合理性建立在一种完全不符合其内容的图式 

(SCh6rm )或是组图—— 如存在之链或物种之梯^— 的基础之上 

吗？卢梭认为，应该把被分配在整个存在之链上的不同存在之 

间的“区间”（in tervalle )视为“存在巨链”理论合理性的主要障 

碍。因为问题在于:是否可以在考虑存在本身及其独特的、不可 

化约的特性的情况下去衡量构成相同区间的差距？波普的理论 

未曾考虑到这一点并非偶然:这个理论是一种“价值 "(valeurs)

①让 -雅克 •卢梭 ,《哲学书信》，巴黎:弗林出版社,W 4,第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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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定义，价值是相对的）的概念，而不是一种本质（essences) 

(本质是绝对的）的概念;因此，根据波普的说法,只有确定差异 

和构成区间的比例性（proportionnalit:6)才是最重要的。我敢 

说 ，这就是文字发明前的结构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把一种“普 

遍秩序”(〇rdre universel)与绝对主体生命的本质和现象性相比 

较 ，我们就会拒绝在一种“存在者的全体性”的影响下,在反射 

的、思辨的形象中解决生命体之间(心灵之间)的关系，如不断宣 

扬这种通过反映现实而扭曲现实的自私心的“偏离”(d6f lexi〇n ) 

(参见D ，669)。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决定按照每次都以特定的 

方式构成每个心灵的“内在情感”来思考“整体”（tou t),那么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许不再讨论“物种”,就像我们能在波普的 

“存在之链”中看到的那样，而是会讨论个体性和独特性，它们彼 

此相似，又彼此不同，每一个自我都是在与他的同类或是他的同 

类们不断的主观互动中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整体”，在统一性和 

多样性的双重意义下形成了一个“宇宙”，因为不同自身间本质 

的调整，既是作为有效的连接(不会混淆），也是一切正义的可能 

性(对独特性的尊重)。因此人们可以正当地谈论秩序。更为重 

要的是，在这个阶段,唯一值得一提的问题恰恰是:心灵本质的 

多样性(不同自我的单一多样性)的基础是什么？

存在之链理论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也不足为奇。它对于所 

再现的所有存在，难道不都使用了一种恒等比例性的标准吗？ 

这样，存在者整体一旦置身于等级链之中，它们之间就可以形成 

一种同质的全体 (un ensemble homogSne),—种系统的单位，可

2^2



以将它们纳入唯一且相同的全体性中。此外，对于存在之链理 

论来说，只要选择一个共同的方面，选择区间的全体性中某些可 

调节和具有代表性的标准就足够了，这样一来，它就不用再从整 

体本身的基本内容出发来证明其选择的合理性。也许正是因为 

这个原因，如此具有思辨性的—— 也更有风险的—— 理论也会 

甚至毫不动摇地混淆世间存在者的本质与人类、天使或者上帝 

的本质。

这条著名的存在之链始于物质原子，终于上帝,事实上，对 

于哲学家而言，这其中有不止一个理由去抱怨，或者说表达深深 

的困惑。卢梭则是间接地对波普表达的，他写道,“您在别处说, 

这个存在之链开始或者结束都是崇高的存在，因为这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上帝与直捺追随他的物种之间的距离和例如人类与 

天使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有限存在和无限 

之间有一种限定的区间，而且还要认识到这一区间和圣彼得与 

天使加百利® 之间的区间一样大。要么其实我没听出什么道 

理 ，要么这就是您的学说” @ ;他立刻又反问道:“先生，对于在事 

物之间建立联系，甚至将这一联系拉近到足以使我们有所了解 

的系统，您是如何看待的? ”③

归根结底，这才是关键之处，是“系统的戈尔迪之结” ® ，必

①  加百利，《圣经》中向人类传达上帝信息的天使。—— 译注

②  让-雅克•卢梭,《哲学书信》，巴黎:弗林出版社,1974年，第 18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 16页、 （“戈尔迪之结”[le nocud gordicn],引申意为“极其难解 

决的问题”。-—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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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如果说此处我们非常重 

视的区间本身就是某种有限的东西（很显然，区间是有限的， 

因为它可以通过存在于作为比值联系的两个项之间的微分测 

量 [la mcsurc du d if f t r c n t id ]得到自己的限度），那么，我们只 

能把区间看作是介于与它一样是有限的两种同质的本质间的 

限度。换一种说法:只有有限的东西才能衡量有限的东西——  

这一规则没有任何例外。然而，与此同时，是否有必要承认一 

种 存 在 与 有 限 和 无 限 之 间 “本 质 的 异 质 性 ”（h6t6rc^6n6i t6 

d’essence) ? 否则，存在之链就有可能在一种物质复杂化(com- 

plcxification)的错误的无限性中迷失，或者无法在上帝中找到 

一个真正的终点。这就是为什么卢梭想知道,是否是对承认  

这种异质，或至少是从中得出正确结论的不排斥，解释了他同 

时代的人被不幸地牵引着，或是走上了唯物论（mat6rialisme) 

的粗浅道路，或是走上了同样粗浅的自然神论(d6i.sme)的道路 

(而且，在自然宗教的领导下，自然神论只是怯儒版的唯物 

论）。无论如何，只要取消向上帝的阶梯的层递（或是存在之 

链的各个环节），让上帝处于最后一阶（或是最后一个环节）之 

后的位置，我们便能立即意识到这样违背了其本质，因为让上 

帝受制于下游的（有限）关系的测量，也就同时承认了另一个 

存在处于一个高于自己的等级的可能性，以此类推……卢梭 

从中得出结论,他写道:“让我们总结一下，生存之链的终点并 

不是上帝，至少它不是按比例层递的。理性永远不会在上帝 

和其他任何存在之间,在造物主和作品之间，在时间和永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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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总而言之，在有限和无限之间找到联系。”①一~■让我们以 

同样的理由进行总结,如果存在之链(或阶梯)这一描绘有意义 

的话，它的终点应该是“不知道在何方”，而不是上帝！

如果我们不知道存在之链的终点在哪里，那么我们又如何 

知道，在这些条件下，最后一个环节应该分配给何物（或何人） 

呢？这个理论变得晦涩,似乎还站不住脚了;构建该理论的“理 

由”甚至都无法在这些合适的基础之上形成它给予自己的内容。 

因为，如果要正确地考虑事物，那么它在其合理性、普遍性和客 

观性中所占的比例就要成为严肃质疑的对象。要建立一个“世 

界系统”,从区间、有限完美之间的差別开始真的合适吗？正如 

我们在受波普启发的唯物主义者那里所看的，限于彼此的互相 

比较是否符合逻辑？绝非如此。因为一旦到了批判的转折点， 

我们要做的便是立足于对每个存在本质的唯一考量，更多考虑 

是什么使得每个生命体(每个“心灵”)在先验的平面上成为一个 

严格意义上的“个体”。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做的是留在纯粹的 

内在中，在那里，活着的个体的自身性和心灵的自我每次都会发 

现自己已经被“置”于其中。

然而，由于自身的“位置”是非客观的、不可描绘的，因此任 

何建立在对理性的反思和理解基础之上的“世界系统”都只会表 

现得与“整体”的真正本质相异。事实上，只有成功地建立在无

法比较的、无形的、直接的、感发的基础之上，总而言之，建立在

① 同 上 ，第 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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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体的唯一自身性中，上述系统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这个系统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系统”了;无论如何，它不再由 

外部原则决定，这个原则适用于以抽象的方式在同一总体结构 

内部相互联系的存在们。

对于这个不再构成系统的全新思考之下的“整体”，我们需 

要重新给它一个名称，而不是“存在之链”。卢梭将其称为“秩 

序”，和许多其他词(“普遍意志”“内在情感”)一样，这个词借鉴 

自马勒伯朗士(Makbranche) ®。卢梭意义上的“秩序”只涉及那

① 关 干 “普遍意志”( ™ l〇nt6 衫n& alc)的相关内容和卢梭对于该词词意的 

创造性改动，我们要再次提到布鲁诺•贝尔纳迪的不朽之作《概念的制造>(前 

揭，第3(丨7—«4页 )以及他所推荐的来自目前的_ 些经典图书的讨论:帕特里 

克 •赖利 (Patrick Riley),《卢梭前的普遍意志一一从神性向公民性的改造>(Tfe 
(Se此 及 〇 « 议 仙 • T7ie C1V1V )，普林

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朱迪丝 ♦ 施克莱（JucUth Shk丨ar),《人与公

民--- 卢梭社会理论研究》 （ Mfn C" i；eens. A 〇/心msedMi SocW Tfceo-
〇〇,剑桥,1969年。至于卢梭所探讨的，贝尔纳迪在其作品中间接涉及(参见第 

2 % —300页，第4(»6—415页 )的“秩序”主题，我们得说，这一主题源自马勒伯朗 

士。除了马勒伯朗士，就只有圣奧古斯丁了。后者首先将秩序定义为“上帝呼唤 

一切存在的媒介”(《论秩序》[ 1 > £)油_«£])[)尤其是在《上帝之城》(第 19、13页 ） 

中，他深人分析了这一概念的意义和范围，一方面将其理解为“和平”(“万物的和 

平:秩序的安宁”），另一方面将其理解为通往上帝的道路。因此，奥古斯丁认为， 

美德是“爱的秩序”（〇rd〇 amoris)，是遵照秩序的爱 （ amour scion「ordre)。（参 

见:乔治•杜比，《三种等级或封建制度的想象》，前揭，第 96页）

马勒伯朗士继续探讨这一主题，但是他把“遵照”秩序的爱改为了秩序“之” 

爱(amour办 l’ordre)。爱弥尔•布雷耶尔（fimUc Br6hier)在发表于 1938年 10 

月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曾合理地认为，这就是卢梭的参考来源(参见:《卢梭的马勒 

伯朗士式阅读》，载于《国际哲学杂志》[ 办 i+wkrwi/iwiaZc t/e f /uYosopAi'e]，再 

刊于《现代哲学研究》 巴黎: 法国大学出版社， 

1%5年 ，第 84— 100页)。不过，虽说都是“秩序”,但是卢梭所说的“秩 （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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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活生生的个人” •一~■那些独一无二的心灵—— 它不能包括生 

命本身所排斥的东西,也就是统一的、无特征的“表象”尺度。

一般说来,生命体和生命的关系很难被归结为诸如同与异的 

类别范畴。正如西班牙哲学家何赛 •奥特加 •伊 .加塞特 (Jod 

Ortega y Gasset)所言:“两个具有相同属性，因而无法区分的生 

命,不是同一生命。生命的观念实际上迫使我们颠覆莱布尼茨的 

原则，去谈论‘同一的可辨性’（此£：0131^1^6 3〇5丨(16批丨91165)。或者

(接上® 注)序”与马勒伯朗士的“秩序”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可能是因为在马勒伯 

朗士看來，秩序是作为一种“理性”的“客体”所展现的<,事实上，对于马勒伯朗士 

来说，秩序想要自我展现出来，就需要在其思想中被“思考”。也即，秩序的实在 

性(r6al故)与其理想性(id6alit6)是一致的，秩序正是通过其理念，并且仅通过这 

个理念才能使自己被认识到。但根据马勒伯朗士的观点，人们只有在“心智的广 

延”(l’6tcnduc im elligble),即上帝中，才能理解这个理念。而且在其本原中，按 

照这一观点的理想性，这个观念总是來自上帝。此外，如果正如马勒伯朗士所认 

为的那样,我们需要牢牢把握这一理念，如果说我们恰好爱秩序(aimer I’ordrc), 

SP是因为我们事先在思想上已经与之有过接触。这至少是强加给自“原罪”以来 

的人类的条件:只有在思想层面了解秩序，才能爱秩序〇而对于上帝，只要爱它， 

爱自己,就能认识它。

另一方面，马勒伯朗士申明，“人们可以通过明确的理念来认识秩序，还可 

以通过感觉来认识秩序”(《论道德》，《作品集>,X I,H . 古耶、A . 罗比内编，巴 

黎:弗林-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出版社，第67页）,这对于掌握秩序的模式帮助不 

大，以至于费迪南德•阿尔基耶（Ferdinand A lqu iO 后来甚至写道，这句话“不 

可能让人们发现一个综合的原则，因而对于我们对秩序的理解也就无法作出 

任何解释”(《马勒伯朗士的笛卡尔主义》[Le Gk7彳sianisme de MaZeftranrfce]， 
巴黎:弗林出版社,1974,第 320页）。更何况马勒伯朗士的秩序观念仍然依赖 

于原罪的概念，也就是说，依赖于人类的历史和精神发展;所以马勒伯朗士的 

秩序观念接受上帝，却不能接受上帝的创造物。而卢梭为了界定秩序,是明确 

地摈弃了原罪的概念的。这种摈弃体现在其“自然的善”（b〇m6 naturelU)的理 

念中，但这种摈弃也是由一个(在《爱弥儿》中的某个地方承认的）事实所引起 

的，即“创造”的观念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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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果生命是唯一的，那它同时也是多重的，因为我们可以说别 

人的生命等。所有这些困难都源自旧知识分子习惯。最有趣和 

最丰富的是问自己，我们如何通过一些普遍特征来‘定义’生命, 

说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生命就是这个，那个，这个。” $ 这就是生 

命不能如“抽象比例"(proportion abstraite)般“发挥作用”,并与存 

在所赋予它的东西相适应的原因。让我们重复一遍，生命是这样 

一个既活跃乂悲怆的本原，它完全而具体地融人自身，永远都无 

法与自身分离，既不能与自身交流，也不能在“外边”的外在性中， 

在一种“差别”的相异性中，在一种“差异”的距离中进行反思;这 

就是生命,通过融入自身一 -生命通过爱自身来融入自身一一， 

生命在自身中不断丰满,并因为这种丰满而趋于完善(卢梭意义 

上的“可完善性”，而非“进步”的同义词h 但也是这个生命，通过 

融入自身，它与因为有它才“有了生命”并保持生命力的一切都融 

合在了一起。它是这样一种生命，在活生生的自我的孕育中，它 

在自己内部实现了“多元化”。因此，当卢梭想要思考那些将生命 

体具有感染力间性的(intercommunicative)的主体性在内部以及 

在无形中统一起来的“联系”时，他总感觉自己不得不摈弃旧的形 

而上学图式,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生命体之间所建立的原始秩序只有基于一种对干他们所共 

有的，但又无法看见的一切的特别关注才能被想到—— 用卢梭的

① 何 赛 .奥特加•伊•加塞特，《作为系统的历史>( L’histoirc cn tant que 
syst̂ mc),载于《观 念 和 信 念 rt <royimres),J. 巴伯隆译,E 黎:斯托克出版 

社(Stock),1945 年，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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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是:被爱(aim6)。秩序只有基于这样一种敏感性(sensibilisa- 

tion)才能被爱，即一切构建了生命的存在,但它本身的构建却并 

非出于“理性”。爱秩序意味着:让自己去感觉卢梭称为“原始自 

然 ’’ （ nature originelle)的这一生命的天然背景 （ Fond naturant)。

因此，可以用自身性(自然的纯粹运动所产生的个体化的心 

灵)的秩序去替代存在之梯上的位置或存在之链上的环节。这 

一考虑实现的前提是:（1)考虑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存在者，而是 

甚至都不能被界定为存在者的（因为事实上，它从未停止过向自 

身发生，出于爱自身而拥抱自己，因而去完善自身,即“自身的感 

觉”的自身），被称作“心灵”的存在;(2)这种考虑本身(即心灵哲 

学)不是基于任何空间的具象(如链条或阶梯的隐喻 )。只有悖 

论才能让人理解它的内涵—— 因为它指的是“没有关系的关  

系”,是心灵间不可衡量的关系;是不成比例的关系，是字面意义 

上无法测量的关系。就是说，将心灵彼此分开的差异(正是通过 

这种差异，心灵不会被混淆,在这种差异中，每个心灵都保持着 

最绝对的独特性)只能被界定为是定性的(qualitatif)，而且在这 

个意义上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它与只能作为“限度”（limite) 

的区间正好相反。所有有生命的个体都有着共同的“原始自 

然”,如果说这些存在之间唯一的、可以确定的关系具有“原始自 

然”的特性，那么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种关系之下，众 

生并非分布在一个有着不同级别的阶梯上，而是分布在同一个 

且唯一 一 个平面中。我们应该用平面的概念去替代阶梯或者链 

子的形象。更何况，没有任何“界域” (horizon )可以在其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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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性中，在其自我触及中限制绝对主体生命 ®。界域属于 

世界的现象性，而绝非生命的现象性;它源于世界的超验性，与

生命的内在性无关。因此，如果说生命是活生生的自我被动及 

感受性地被困在其中的“无限”，那么卢梭在写给孔齐埃的信中 

所面对的“世界系统”问题就必然会导致对于互相的内在性

( int6riorit6 r6ciproque)的排他性考虑，这种互相的内在性在自 

然不可改变的秩序内，在生命的平面上将无限和有限，也即生命 

的绝对主体 （ SMfyVrtMm )和活生生的自我的有限实体

(substantia fin ita  )

这个考虑显然会引出另一个实在的、“真实的东西”(参见: 

ES，906—906)的具象,一个更适合于“秩序”的具象:人们将不 

再谈论存在者，而是谈论心灵;人们将不再谈论存在之链上的 

“环节”，也不再谈论存在之梯中的等级，而是谈论被放置在生命 

的平面上的“同心圆”。每一个心灵都是个体的,每一个个体都 

像一个同心圆，从一个“中心”发展而来 ,而这个中心不是它自 

己。这个圆心是绝对的，它在秩序的内部(在平面上）限定了我 

们所说的自身的“位置” ® 。

①  其至连死亡的界域也不可以,对于自身而言，死亡R 存在于它的“害怕” 

预先激发的“恐惧”中(参见:E, 600),也就是说，这种“恐惧”在心灵与其“想法”产 

生联系之时才会被激发出来。

②  这就是为什么鉴于秩序的这种结构，这种生命给予其存在的无形结构, 

我们本想与卢梭讨论“构成"(composition)— -使其与主体性的本体论“位置”这 

个词产生共鸣—— 如果这个“构成”不会在精神上和“布局”（C〇nfigUmtl0n)—词 

产生混淆的话。“布局”一词与“构成”完全相反，因为二者之间它强调的是本质 

上可见的“物种”(esp^ces)或是“形象”（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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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圆的形象，他说自我位于“圆周处” 

(同上)。为什么是在圆周处而不是在中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 

自我可以成为自身存在(事实上，自身存在是超越自我的）的源 

头;更笼统地说，是因为没有任何心灵可以给予自己生命;简言 

之,因为没有任何人会被自己“置”于生命的平面上(相反，每个 

人都是通过实存的情感，按照一种原始的、本体论的被动性被 

“置”于生命的平面上的，而这种被动性恰恰是卢梭未能认识到 

的)。事实上，如果生命真的是这个秘密将我们置于绝对“秩序” 

中的绝对主体，那么，自我永远也不过是一个有限实体，它是这 

样一个存在，它的有限在于它总是被自己之外的“另一个”“置” 

于生命的平面上，但这个“另一个”并非“第二自我”U t e r叹〇)， 

因为它如同“自然”对始终已经被赋予的存在(Stre~toujours d̂6j i - 

domi6)的馈赠—— 通过自然先验地馈赠，自我永远只能“回归”。

这些都是秩序的要素(因此也是新的几何学要素）：自我是 

一个感发经验的球体;心灵是一个同心圆,朝着扩张的方向不断 

变大;生命是一个支撑球体和圆的平面。正如球体被放置在生 

命无形的平面中，圆也一样在平面上展开。球体与平面的接触 

点就是自身的“位置”，是同心圆在自己的扩张式展开中所享有 

的“位置”。圆心与球体的中心相同，它正是关于自身，作为自我 

原始的、本体的被动性的绝对主体生命。生命的馈赠先于我们， 

并在各方面都超越我们，生命是我们作为同心圆的起源和活力 

所在。这是因为对我们而言，它总是处于过剩< eXC6denCe)中， 

不断外溢，它将我们“置”于我们最深刻的独特性中。因此我们



会说:正是在生命的秩序中，绝对(中心)和有限(同心圆)并存。 

或者说:正是在秩序中，绝对性(abs〇lu it6)才决定了我们的不可

重复的有限性。

也许会有一个完整的研究来界定卢梭秩序学说的精神高 

度。事 实 上 ,萨瓦牧师的拓扑学视角与安格鲁斯 •斯勒斯  

尤 ®的神秘主义观点是有交集的，对于安格鲁 斯 •斯 勒 斯 尤  

而言，在生命的内在圆圈（K m ) ) 中，上 帝 占 据 着 中 心 “点 ”

(S rtp / f to i)，而自我只处于圆周的边界处（Sr/iranfee)®...卢梭

认为，同心圆的中心，也就是心灵扩张和收缩的源点是忠实于 

他自己的”（E,591)。因此，很有可能正是在这种忠实于自身的 

基础上，最终存在着“恒常性”（ ，必要的话，心灵会从 

这种恒常性中汲取力量。但中心的恒定绝不意味着圆的固定不 

动(im m obilit6)。恰恰相反:圆的但常性才保证了它恒久的运 

动性(m obilit6);它在变化的事物中保持自身的不变，赋予存在 

以变化。由此产生了圆的不断发展的同心性(concentricity):我 

们曾多次提到这种同心性，它有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不是相反 

的和连续的,而是互补的和并存的。圆的同心性的两种模式是 

同一种,但它们的区别在于看的角度。正如斯宾诺莎认为，思维 

实质和扩展实质是同一种实质，它们有时在一个属性之下，有时

①  安格鲁斯•斯勒斯尤 （Angdus Silesius, 1624-1677>, 1 7世纪德国诗 

人、神学家、神秘主义者。其抒情诗歌极具宗教色彩，也有非常鲜明的神秘主义 

特点,被认为是巴洛克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译注

②  安格鲁斯.斯勒斯尤，《天真无邪的朝圣者》（t f  P i丨m 'n

第 172节,H .普拉尔译，巴黎:奥比耶出版社(A u b ic r) ,1946,第 88—8 9页。

3〇2



又在另一个属性之下，在卢梭这里，圆的扩张和收缩也是同一种 

运动，这种运动从中心或者从0 周开始。从中心看，圆的运动是 

心灵向生命整体的扩张;从圆周看，圆的运动是心灵作为自身在 

其“位置”上进行的收缩。

心灵(根据扩张和收缩)的运动不亚于心的运动。这是因为 

自身是感发的，一切都是感发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卢梭将这 

种感发的自身称为“心”(o ru r)。（ “心”绝非指身体的器官，而是 

各类情感的“中枢”[说ge],很显然，爱自身是情感的根源。)安格 

鲁斯•斯勒斯尤也早已认识到“心”是什么，他将其理解为自我 

触及。他说:“我的心在下面很窄，在上面却那么宽…… 心既 

不是一个球体(如自我），也不是一个圆(如心灵）;心是自我球体 

内部的一种锥体(C6nc)，它的顶部随着爱自身坚定不移地成为 

秩序之爱 (amour de l’ordre)而不断扩大(这种成为，这种爱的转 

变也是智慧的实现)，而它的底部很窄，窄如自身的“位置”所在 

的球体与平面的接触点那般。我们也可以这样描述:心在秩序 

之爱中敞开，而在爱自身中紧闭，这两种运动绝不会相互排斥。 

实际上,二者是如此地不具有排他性，以至于爱自身越是深人, 

它就越会产生秩序之爱(这又反过来体现了安格鲁斯•斯勒斯 

尤所说的，我的心在下面很窄，在上面却那么宽)。

卢梭反对“存在之链”的观点，他宣称，构建生命整体和谐

①安格鲁■斯•斯勒斯尤，《天真无邪的朝圣者》 丨他 *扣細吻 "

第 82 节，德语原文为“ Mein Here ist untcn eng und obcnher so weit”，前揭，第 

122—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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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c)的自然秩序----当然，如果这样的“协调”（concert)

(E, 578)存在的话—— 不再是一种存在者之间的和解(pad fica- 

t1〇n ),而是这些存在者相互比较的理性过程所产生的一种等级 

划分 (hi6rarchisation)。整体的和谐与一致更多地是来自生命体 

中生命的无限性的分配，而虽然这些生命体是有限的，这种有限 

性甚至是因为在“生命存在”(&n>〇VVie)之初，这些生命体没有 

被给予存在，因为他们无法通过自己（通过他们自己的意志)把 
自己“置”于生命的内在和印象的平面中。也就是说，心灵哲学 

的终极问题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秩序问题，不如说是卢梭所 

称的“秩序之爱”的问题。我们说，秩序之爱这个概念是一种现 

象学性质的规定,因为它指的是“秩序出现的模式”。的确，正是 

通过爱或是在爱中，秩序才能每次都显现在我们面前。爱是秩 

序现象化的根源，如卢梭所说的有效现象化 (ph6nom6nalisation

effective)，这种现象化主要发生在感发的自身层面 -----卢梭称

之为“心”。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秩序要通过“爱”这种感觉才能显  

现？这是前面所有的讨论已经向我们解释过的：因为如果说  

秩序确实是作为且按照其自身馈赠的生命，这个生命分散在 

每个生命体的心中，如果秩序的概念与构成心灵(纯粹的爱自 

身)的存在有关，那么秩序的存在或许只有在“活着”本身的感 

发性中才能被“证明”（以及被体验）。这个结论是说，秩序存 

在的唯一证明是它最终随着爱自身而回归的深化功能。秩序 

之爱是一种情感（按照卢梭在《爱弥儿》中赋予该词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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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情感,它只能是一种对于爱自身的“变体”（modifica

tion); 但其实它不仅仅是爱自身的 一 个简单的模态 （m〇dalit6) 

或变调（modulation) :它是爱自身的“延续”，是爱自身的“结 

果”，因 为 它 发 生 在 某 种 “伦 理 深 化 ”（approfondissemcnt 

6th iqUc)的最后。这是深化的意义，在秩序之爱中，“心 ”感觉 

到主体性和心灵所参与的（即“活着”的感发性,如享受，如痛 

苦)是另一个生命体同样在自己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另一个 

生命体同样由爱自身所激活。正因如此，卢梭肯定道，秩序之 

爱是一种对于生命的爱自身的深化,通过秩序之爱，自我“命 

令自己趋向整体”(E，602)。

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彼此不同，其中有本质的因素， 

也有偶然的因素。在众多本质的因素中，必须要考虑的当然是 

我们感觉自己的方式(实存情感的自我触及、自身的“位置”)。 

这种方式首先是衡量我们行动能力 (puissance d’agir)的一种方 

式，它每次都是不同的。这正是因为我们毎个人都拥有个人意 

志或者个人欲望①之外的行动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爱自身的 

自我拥有(autoposscssion)模式而获得的，我们被给予的存在既 

彼此相同，又彼此不同。但秩序的含义并不是同一个平面内的 

同一性或差异性，而是万物平等，万物在“自然”中都是平等的。 

虽然在生命的内在平面内万物平等，但这也不代表着“自然”中

① 因 此 ，卢梭主义的伦理学中具W必要性的特征，我们已经充分说明，卢 

梭的伦理学鼓励自我使其欲望与“我能”的能力相匹E ，这就再次强调了在主体 

性中平衡“我想”和“我能”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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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包含差异了。恰恰相反:作为生命的自然的平等只有在差 

异中才能显现出来。因为独特，所以有差异。因此，如果说“整 

体”是一个真正的整体—— 确切地说是一个本身就有着多样性 

和统一性法则的“宇宙”—— ，那是因为它是一个有着合格的多 

样性、不可化约的多元性、不可估量的丰富性的“场所”（lie u)。 

在这里，“整体”是“统一的多样性”,它充满了真正的差异，本质 

上具有独特性的不同心灵间真正的差异。也就是说，维系秩序 

的平等是在生命的平面上或享受或受苦的心灵的平等,这心灵 

是如此地“更加不同”于其他,以至于它除了……自身,什么也 

不像。

这样一来，（通过认可）在同一性的差异性中证明同一性 

和差异性的存在是合理的，这种相像（rcssemblancc)的统治便 

结束了。今后，由同情心原则所证明的独特性的相似（s im ili- 

mde>王国开始发挥作用。这就是说，卢梭主义的秩序并不是 

“战术性”的（同样，它所“反映”的永恒正义[justice]也和希腊 

人 眼 中 的 正 义 的 神 性 本 质 没 有 任 何 相 似 之 处 ）；它也不 

是分类学的。秩序是所有生命个体身上既像“相同”又“不同” 

的东西，即他们基本的感发性,这种感发性由实存的情感决 

定 ，也就是说 ,通过这种方式，每个人如他们首先在爱自身中 

感受自己一般感受自身的生命。亚里士多德已经指出，“一切 

秩序都有逻各斯的特征，具 有 联 系 性 ，莱布尼茨也说过 ,“秩

① 亚 里 士 多 德 ，《物理学》（P/扣 何 ），1,252 a 13,



序不过是若干事物间分明的联系罢了”①。但在卢梭看来，秩 

序是联系的结果，这联系既不是逻辑的，也不是理性的：它是 

感发性的。其“逻辑”(假设这个词仍然适用）也不过是“心”的 

逻辑罢了。所以有必要再重复一次：卢梭主义秩序的“实在 

性”，正如其“显现”一般，仅仅是一个感发性的问题，萨瓦牧师 

也用他的方式强调了这一点。事实上，对他而言，秩序只有在 

首先“被爱”的情况下才能“存 在 '

爱所揭不的秩序是一种调整（ajustement)的秩序。这种 

调整根据一种正义的秩序进行，正义的秩序的特点是始终不 

渝。秩序的正义是“永恒的”，它是“永恒的”，因为圆心，即心 

灵的源点(point-source),对自己来说是恒定的。卢梭用他的 

方式说，永恒的正义是上帝的善的“一种延续”（E ,593)。但 

为 什 么 他 会 在 这 里 提 到 上 帝 ？这 永 恒 的 正 义 的 “神 性 ” 

(d iv in itd)是什么呢？卢 梭 的 回答很复杂。在 自 然 状 态 下 ， 

(自然的）善和（永恒的）正义之间没有差别；后者甚至不是前 

者的结果;善是正义的别称，因为秩序是自然的代名词。然 

而 ，在社会状态下却并非如此，在社会状态下，自然的善的扭 

曲（voilcm cnt)证明了（作为人类制度）的正义的建立的合理 

性。在自然状态下，正义的问题与善的问题合二为一，但在

① 戈 特 弗 里 德 •威 廉 •莱 布 尼 茨 ，《哲学著作集》（伽  

Srfm/tm),l,G. 丨.格哈特编,希尔德斯海姆:乔治■奥尔姆斯出版社（ Georg 

Olms Vcrlag), 1978 年，第 290 页。德语原文为“ （ 1 5 )E st cnim ordo nihi丨 aliud 

quam relatio plurium distinc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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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状态下，二者又互相分离。这种分离或说紧张（tension) 

赋予了法律立法以意义和基础，使之成为人人都能理解的理 

性结构，这就是“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中这段话的主要含 

义 ：“哪里是一切都好，哪里就没有不正义的事情。正义和善 

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善是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和一切有 

感觉的存在不可化约的爱自身的必然结果。无所不能地可 

以说是把它的存在延及万物的#在的。”（E , 588)在“社会精 

神”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下，在去自然化的逻辑通过自私 

心在爱自身的恢复下相应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善与正义总是 

分离的。正如二者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善不再属于本体论  

的范畴，而被纳人道德的范畴，正义也不再属于“神性的”范 

畴 ，而是人类的范畴。的确，既然人离开了自然状态，而进入 

了他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状态，那么就应该通过正义的实践来  

建构(或者说恢复）这世上的善。作为司法制度的法律是一 

种手段，它可以重新建立起一种被打破的原始平衡（“整体的 

和诮”），这种平衡的善足以确保它的延续。今 天 ，确保人人 

享有正义是个体幸福的条件® 。

①在自然的内在性被破坏的埦况下，在对世界及其“辨别”的认同居于首 

位的生存条件下,要靠善的美德(尤其要靠同情心)来恢复人类不幸或者幸运跳 

过的自然秩序，善的美德以法律的力量和使之合法化的东西(正义的美德)为支 

撑。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恢复"(rcstauradon)证实了现象之间“自然”秩序基础 

的颠覆:除了在正义之外，作为感发的决定和存在的幸福,善现在(指在“社会” 

中)被证明是连续的。正义的实践可以并且必须引起一种“综合的”幸 福 感 萨  

瓦牧师的信仰自白”中的话语就象征性地证明了这一点:“我愈扣心自问,我愈领 

会到刻画在我灵魂中的这句话：‘行事正义，你就可以得福。’”（E,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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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究竟什么叫正义？只要它符合生命的绝对主体性，只要 

它遵照这一结构(即爱自身），道德上的正义行为便只能与《圣 

经》中所劝诫的精髓相一致:爱人如己。但条件是我们要这样来 

理解:正义必须被放在生命对自己的爱和人类应该对其同类施 

予的爱之下。的确，正是通过这个普遍准则(以符合心灵哲学的 

方式重新阐释），人类的正义才有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这种 

正义并不能归结为一种对(或多或少隐秘地)建立在对启示话语 

(parole r6v616c)信仰基础之上的规范性立法的实施。®但 事 实  

是,依据像生命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这一训令，正义的行为将会 

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自然不可改变的秩序之上，也就是说，正义 

的行为不会阻碍这种生命在自身中体验到的无法平息的激情的 

自由展开，这种激情使心灵在同情心的情感中充分扩张;所以问 

题就在于:对于一个规定而言，无论其来源是什么，无论它是源 

自人还是神，它是否会否定它自己的适用范围？而这样的话，对 

它而言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我们还记得卢梭在《爱弥儿》中所说的:“当豁达的心怀使我 

把自己看成跟我相似的人是形同一体的时候，当我可以说是把

① 因 此 ,当卢梭把全部分量放到“爱人如己”这句话上时，他感兴趣的并非 

是旧约的戒律(《利未记》19:18)或是福音的诚命(《马太福音》i y :i y )。因为对他 

来说，这个训令本身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本体论基础之上的，但他形式或教条的 

理解从未揭示过这一基础，尽膂他是唯一可以赋予伦理学必然的、不可动摇的特

点的。鉴丁•这一点，人们可能会认为，伦理和宗教是混淆的，或者说是彼此融合 

的。实际上，二者都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在作为生命的自然(爱自身)的现象学结 

构中重新自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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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看作为他的时候，我希望他不受痛苦，也正是为了使我自己 

不受痛苦;我爱他，也正是为了爱我，所以这句格言的理由存在 

于天性的本身，因为它使我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怀有过幸福生活 

的愿望。因此，我认为，说自然的法子完全是以理智为根据，是 

不对的;它们有一个更坚实稳固的基础，由爱自身而产生对他人 

的爱，是人类正义的本原。” (E，523)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 

基础》中，卢梭已有总结 :“我们的精神活动能够使这两个原则 

[爱自身和怜悯心]相互协调并且配合起来。在我看来，自然法 

的一切规则正是从这两个原则的协调和配合中产生出来的。此 

后，理性由于继续不断的发展,终于达到了窒息天性的程度，那 

时候，便不得不把这类规则重新建立在别的基础上面了。” 

0 X 31，126)只有“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在探索自然法的基础上 

更近了一步，一方面通过他的秩序学说，另一方面通过确立人将 

自己的思想、感觉、行为、行动能力、意志、自由，甚至是自己的存 

在都保留给了上帝，认为上帝是“唯一的绝对的存在，唯一能够 

真正活动、感觉、思想和行使自己意志的存在”（E , 593)。因此， 

这种对人类一切正义的原则的深化使人类回溯上帝，回溯其意 

志的善。卢梭接着说道:“上帝是万能的,因为他能行使意志;他 

的意志就是他的力量。上帝是善良的，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人 

的善良表现在对同胞的爱中，上帝的善良表现在秩序之爱上，因 

为他正是通过秩序来维持一切的存在和使每一个部分和整体连 

在一起的。”（同上）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被他的秩序之爱“束 

缚”了。但这远没有限制他的无所不能(toutopuissanee)或他的



行动自由，因为归根结底，上帝所服从的秩序之爱只不过是上帝 

的爱自身;这是他作为“活神”(丨)丨cu vivant)的善。

如果说我的心灵是有灵性的，如果我的心灵有才智,那么上 

帝在他“至高的智慧”(E , 592)下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神灵。他就 

是那“无边的力量”,让一切个体的和有限的力量以自身的名义 

占有自身，并以第一人称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帝是所有可 

能的自身性的源头—— 尽管在我的心灵和他之间，在我的有限 

性和他的无限性之间，没有任何可比性(参见:同上)。而且，“统 

治世界的至高的智慧”与世界无关(同上），我们也不能说一个与 

人类和自然为敌的上帝是上帝：因为这样他就会对人类提出不 

可能的要求，因为他的神性、至高的智慧和他的无所不能，他对 

人类与生俱来的力量无所不知。而“法则”（l〇i )不也是如此吗？ 

卢梭明确回答道:“我们的欲念[是]我们保持生存的主要工具， 

因此，要想消灭它们的话，实在是一种既徒劳又可笑的行为，这 

等于是要控制自然，要更改上帝的作品。” (E , 491)

同一个本原还有另一种表述:如果我们承认“上帝要人们根 

除他赋予人的欲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帝是既希望人生 

存 ，同时又不希望人生存了，他这样做就要自相矛盾了 ”（同上）。 

这一有力而具争议性的言论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反对清教徙的信 

仰。卢梭很清楚，甚至是在极度的痛苦中，在精神的折磨中，在 

无尽的苦楚中，他愈加清楚，清教主义(通常是新教，尤指加尔文 

主义）总 是 会 使 人 类 的 心 灵 陷 入 罪 恶 意 识 （la conscience de 

P6ch〇的折磨。卢梭深知一种制度化的宗教的教条会把人类扔



进一个怎样残酷的深渊，所以他在思想升起的岬角上毅然疾呼: 

“[上帝]从来没有发布过这种糊涂的命令”，要求人根除欲念， 

“在人类的心灵中还没有记载过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在他看 

来，“当上帝希望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是不会吩咐另一个人 

去告诉那个人的，他要自己去告诉那个人，他要把他所希望的事 

情记在那个人心里”（同上)。而如果说上帝每次都是将自己的 

意志记在人的心里,那么显然是出于这个已经被多次提到的主 

要原因,即心是卢梭赋予感发性自身的名称，它是实存的情感的 

极度揭示(archi-r6v61at i〇n)完成的“实证”,正是在感发性的自身 

(心 冲 ，一切事物才有可能被“激活”(prendre v k )①(同上）。

也许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才能进行总结。需要明确的 

是，如果心确实是使一切显现变得可能的“场所”,那么心也是神 

性得以显露的“场所”—— 那里出现了这位从未有人“见过”其面 

孔的上帝。关于这一点，我们知道卢梭那句著名的感叹:“在上 

帝和我之间怎么有这样多的人呀！ ”（ E , 610)的确，在我的面孔 

和没有面孔的上帝之间怎么有这样多的面孔。当应该要保持安 

静时，怎么有这样多的话。当只需要爱一个“秩序”时，怎么有这

①此处 我 们 想 到 柏 拉 图 所 著 《斐多篇》（Pfc秘m , 105 d>c)中这个精彩的片

段:“灵魂占有一个形体的时候，总是带来生命吗？—— 对 ，当它来……—— 有没 

有什么东西跟生命相反？—— 有的……—— 是什么？—— ‘死亡。’—— 根据我 

们前面一致认同的说法，能推出灵魂绝不容纳它所伴随的东西的反面吗？——  

肯定不会……—— 那不容纳死亡的，我们叫它什么？—— ‘不死。’—— 灵魂不容 

纳死亡吗？—— 不容纳—— 那灵魂就是不死的—— 不死的。”（柏 拉 图 ，《斐多 

篇》，M . 迪克索译，巴黎:弗拉马利翁出版社，1 " 1 年 ，第 289—2 9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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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多的秩序要遵守。当最重要的是心的结合时，怎么有这样多 

的禁令。我们该如何否认“上帝所要求的唯一敬拜，是心中的敬 

拜”，以及“如果大家都只倾听上帝向人的内心所说的话，那么， 

在这个世界上从今以后便只有一种宗教了” (E ，60S) ?

最后要说的，应该是秩序问题。如果说正义在秩序中占统 

治地位，如果它“能够”占统治地位的话，那么前提是，在这些同 

心圆，即(在秩序中的)心灵之间不会产生任何重叠 (chevauchb 

ment)或可能的侵越(empi6tement)。每一个心灵都在生命的平 

面上或快乐地享有，或痛苦地承受着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每 

次都以实存的情感的基调为标志。自身的“位置”确保了+同的 

心灵个体性( ind iv idua lit6)不至于混淆。这是因为从来不会有 

一个人所享有的或所遭受的是和另一个人一样的。我的基本禀 

賦在生命的平面上所赋予我的“位置”只会落到自我身上。我的 

自身感受只属于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最有同情心的人也无法在 

我的位置取代我去体验。（“在我的位置”从根本上讲是指:在这 

个尽管是属于我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我的存在自身在 

一切被动性中得以建构。）这意味着，从其本原来说，属于我的 

“位置”每次都能免于外部的一切伤害。自身“位置”的完整性保 

证了它既无可比拟，又不可或缺。这意味着，自身因其存在而无 

法触及，也意味着自身不受任何支配和控制。诚然，犯罪会在世 

界上造成混乱，但它不会引起人们的质疑,不会改变自然作为生 

命的秩序。也许自我总会死去，但自身凭借其不可替代的特性， 

仍是坚不可摧的。自我的球体注定要消失，但心灵的圆仍然存



在。我们是否要再次宣扬灵魂的不死？事实上,灵魂的不死是 

继坚信有智慧的上帝存在和整体形成一种“普遍和谐”(E , 590) 

之后，萨瓦牧师的“自然宗教”（religion naturel 1 c)的主要教条之

一 。 卢梭在“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的结尾所说的“就我们而论， 

并非一切都是同生命一起结束的……”（E，5W ),也许比他在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提到的“真相”更能激起“哲 

学家”们的敌视。那会不正是抨击基督教,重新发现唯物主义的 

时候吗？此外，卢梭还这样说道:“即使没有其他的证据，我单单 

拿这个世界上坏人得意和好人受压的情形来看,也能深深相信 

灵魂是无形的。”（同上)他认为，灵魂不死的证明不能从本体论 

层面提供(仅因其非物质性），只能从道德层面考虑 ® 。将这个

① 正 如 对 柏 拉 图 來 说 ，灵 魂 不 死 的 教 条 是 从 记 忆 理 论 （ b  th6o n c dc 

I’a r a m n tw )推导出来的，对于卢梭来说，灵魂不死的教条则是从秩序理论推导出 

来的。这两种情况都不涉及演绎的前提，而涉及演绎的结果。前提确实存在，但 

不是灵魂的不死，而是普遍和谐意义下的秩序。卢梭对此深有体会，他从未在灵 

魂的不死中看到比实存的情感更确定的“真 相 ”，他只是赋予它一定的有效  

性—— 即道德的秩序。确切地说，在道德层面，灵魂的不死应该被当作对人类至 

关重要的信念，它给人注入希望，使他相信，在他死后，道德秩序会对他生前在同 

类的恶意下受过的伤害做出补偿“即使没有其他的证据，我笮单拿这个世界上 

坏人得意和好人受压的情形来 f f ,也能深深相信灵魂是无形的。在宇宙万般谐  

和的情景中，出现了一种这样刺目的不调和的现象，使我竭力要寻出一个答案 

来。我要对自己说 :就我们而论，并非一切都是同生命一起结束的，在死了的时  

候 ，一切都要回到原来的秩序。” (E ,5W )在卢梭之后，康德颠覆了推理的形式和 

原则。事实上，卢梭认为，如果世界上没有-•种道德秩序，我们只能部分地、不充 

分地论证灵魂不死观念的合理性(之所以说部分地、不充分地，是因为这样一来， 

论证的理由便仅仅停留在灵魂的非物质性特点上了）,，但根据康德的道德哲学， 

灵魂的不死是实践理性 (la raison pratique)的一个“公设 "（p o stu h t),如果没有灵 

魂的不死,我们便无法赋予世界的道德秩序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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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已有过精妙分析的问题(这是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 

集》中作为副书名所强调的关键)置于道德的层面讨论，这难道 

不是一种绕过它的方式吗？不管怎样，卢梭这样总结其学说: 

“普遍的恶只有在秩序混乱的时候才能发生，我认为万物是有一 

个毫不紊乱的秩序的，（E , 588)如果说恶无法影响整体，那可 

能是因为它原始的、本体论的被动性，因为是它必须要存在于生 

命中，而不是生命必须存在于它之中，因为它不是它本身进入生 

命时的源头，简而言之，如卢梭所说，因为“正是[生命的无所不 

能]把生命和活力赋予那能动的活的实体的身体”，没有任何生 

命体可以从他作为“自我”所在的圆周处到达圆心。这并非由于 

自我的有限性，相反，恰恰是由于这种有限性，作为秩序的决定 

性原因的心灵的中心才不能被靠近、攻击或者破坏。因此秩序 

才能永不中断，而灵魂可谓不死。

从中也能生出我们唯一的希望。因为改变秩序，使之无序 

的前提是，自我有可能使自己“真正地”成为一切事物的中心。 

然而事实是，即使是自私心这个“特殊的”危险动机，它“总是使 

人想超出其本分”(E ,608),即使是最令人发指的暴力和和最猛 

烈的仇恨，也未能颠覆万物的秩序。颠覆万物的秩序需要占据 

中心，即使坏人受自私心的驱使，想象自己可以“号令自己周围 

的 一 切 [因 此 ]成 了 万 物 的 中 心 ”（E ,602)®，他也无法(他既

①辯要指出的是,叔本华作为卢梭的忠实读者，后将这一立场转化为了他 

的哲学。对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作者叔本华来说，坏人从这种根本性 

的“利己主义”(如 Ismc)中汲取自己的存在和行动条件，这种“自私”（转下页注）



没有至高的智慧，尤其又不是无所不能的)真的置身于他不在的 

那个中心。但这个万物的中心在本质上与心灵的中心并没有什 

么不同，因为这是生命的问题:一方面是无限的生命，另一方面 

是有限的生命。现在，在作为生命的自然中—— 卢梭的学说在 

这方面是明确的，这甚至就是他的主要论点(也是我们开始研究 

这个问题的原因)—— 没有痛苦，也没有恶意。在心灵的中心， 

生命自我分配,使自己去体验它自己的心灵，在心灵的中心只有 

生命，超溢的生命，也就是自然，自然的善,作为生命的自然的无 

限分配从自己并通过自己体现到了整个个体身上，使其拥有一 

个非物质的心灵。

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认为我们自己也参与了生命的无限分 

配更荒谬的了。这无限的分配，是凭借其无所不能而自我给予 

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它使一个无限的生命不受力量的限制。

(接上页注)常常将自我“置于世界的中心,将一切都与他这个人相联系”,以至于 

“无论什么事情,无论这个事情多么微小或多么间接，例如,影响人民命运的大动 

荡，都要首先根据他的利益作出评判” 叔本华接着又说:“最鲜明的对比莫过于 

每个人对于他自身的排他性的.深切的关注和大多数人对这个自身的漠不关心， 

反之亦然。从某方面看，这些无数个体中的每个个体,至少是从实践的角度，都 

认为只有自己是真实的,而将其他人视为纯粹的幽灵，这可以说是相当滑稽了。 

这最终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人和自己的联系是直接的,但他与M 他人的 

联系是间接的，是通过他大脑中的表象产生的:而正是这种直接性产生了他的权 

利。因为在每个意识的基本主体性下,毎个人在自己看来都是世界的中心:因为 

一切客观的事物都是以间接形式存在的，只是主体的简单表象；因而一切都取决 

于自身的意识。每个人所认为的唯一的、理论上的世界，是他眼中的世界，作为 

他的表象，所以他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参见:《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基于道德 

基础》 Dewx : 办 Zci )，

§ 14，C h . 杰德凯译，巴黎:阿利夫出版社(A H v c ),l W 8 年，第 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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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是我们给一个真正“绝对的”唯一存在所定义的名 

称 ，那么生命的这种无所不能的自我馈赠，我们便可以称其为 

“上帝”。如果在心灵的中心有生命的绝对存在（£tre-absolu)，那 

么就有上帝。“上帝不是已死之人的上帝。”（E，588)卢梭这样 

写道。上帝是--- “我灵魂的神灵”(E，608)。



结 语

生命的精神

让 -雅克.卢梭通过他的“心灵哲学”,试图指出人的心灵由 

于“社会精神”而发生的去自然化给人带来的挑战。这一哲学源 

于恐惧，它使卢梭意识到世界只是一片“巨大的荒漠”，人们创造 

并(冒着自身毁灭的危险)捍卫的社会没有希望了。

心灵哲学令人钦佩的是，一旦被贯彻到底，它便能够以希望 

应对绝望。“[……]一旦我们摆脱了肉体和感宫令我们产生的 

幻觉，从而喜悦地看到至高的存在和以它为源泉的永恒的真理， 

一旦秩序的美触动了我们的整个灵魂，使我们诚恳地把我们已 

经做过的事情和应当做的事情加以比较，这时候,良心的声音才 

又发挥它的力量和权威;这时候，由于对自己感到满意而产生的 

纯洁的欢乐，由于堕落而产生的痛苦的悔恨，将通过难以遏制的 

情感而看出每个人给自己预先安排的命运。” (E，591)

用“卢梭”的希望来应对“让-雅克”的绝望，重塑道德哲学来 

应对人的道德败坏。这不仅是道德的，还是伦理的使命，首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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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使命，如果这确实是伦理存在的理由的话:要求人对他的 

绝望感到足够绝望，使他不必再对自身或对自身的生命绝望①。 

“真正的哲学”正是在其作者的伦理要求之下才产生的。但“真 

正的哲学”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学，它相信美德振奋人心的力量和 

魅力，而美德也被明确地理解为心灵的力量和活力。“真正的哲 

学”之所以相信美德的力量，是因为尽管有种种证据，尽管不可 

能 ，尽管人们似乎只能忍受种种痛苦和恐惧，尽管那些想让卢梭 

沉默的人使卢梭被迫承受了许多不幸和羞辱，但它最终得出结 

论 ，恶是没有秩序的，只有善才有秩序，善的本性不仅不考虑死 

亡，而且通过爱自身，它把自己交给自身,只靠自己的显现力量 

来完成这样一种馈赠。

“心灵的呼声”“良心的激励”（E ,600):在心灵哲学中，这些 

表述是指在人类灵魂深处通过其“内在情感”引起共鸣的不安的 

音调,在这种境况下心灵便能立刻回忆起(心灵的这一回忆正是 

“良心”的呼唤)它的出离(受自私心青睐的）自身是在它整个存 

在的“矛盾”或者“异化”本原之下的。

因 此 良 心 ”的声音或者呼唤指的不仅是心灵的去自然化， 

还是在整体的隐秘安排中自我的偏移(dficentrement),也即，既

① 关 T 这一伦理“使命”的来龙去脉，参见抽著:保罗■奥迪,《伦理学之优 

越性》( 以dt* r袖咖 e)，巴黎:弗拉乌尼翁出版社，“FH野’（Champs)系列，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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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在生命的无形的平面上或享有或承受的“位置”的失调 

(d6sajustement)，也是“利己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再中心化 

(recentrcmcnt),这种再中心化总是由一种“区别”的需要决定 

的，这种需要原则上不屑于爱自身的建议。至少，这便是卢梭在 

总结其思想时似乎想表达的，他写道:“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生来 

就有一种正义和道德的原则;尽管我们有自己的准则，但我们在 

判断我们和他人的行为是好或是坏的时候，都要以这个原则为 

依据，所以我把这个原则称为良心。”(E , 598)

卢梭想的也正是这种自然秩序的颠覆，他在《爱弥儿》的某 

处论证过:“可以感知的客观事物给我以印象，内在的感觉使我 

能够按照我天賦的智慧去判断事物的原因;我根据这些印象和 

内在的感觉推出了我必须了解的重大的真理之后，我就要从其 

中找出哪些准则可以用来指导我的行为，哪些规律我必须遵循， 

才能按照使我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来的神的意图去完成我在世上 

的使命。由于我始终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即‘内在认同’ 

sentiment in tir ie u r)]去做，所以我这 fe 规律并不是从高深的哲 

学中引申出来的，而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发现的，因为大自然已经 

用不可磨灭的字迹把它们写在那里了。我想做什么，我只问我 

自己[卢梭说，因此我只问我的本性，在本性的“意志”下,我真正 

的自身性得以建构]:所有一切我觉得是好的，SP就一定是好的； 

所有一切我觉得是坏的J I5就一定是坏的;良心是最善于替我们 

解决疑惑的;所以，除了是为了同良心刁难，我们是用不着那种 

诡谲的论辩的。”(E ,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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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重要的片段中,卢梭认识到伦理这一明智的条件是 

无法建立在严格的理性基础上的，因为它必须始终根植于先验 

的感发性，也即根植于作为生命的自然的绝对主体性。在这段 

文字中，卢梭也认识到，正是在与实存情感最深处的音调相一致 

的心中，伦理学才获得了它不可动摇的确定性;因此，他所希望 

获得的明智 (sagcsse),无非是一种真诚的明智。最后，他指出， 

“良心”通过秩序之爱的命令，为去自然化的心灵注入了生命的 

整体的感觉。

事实上，“良心”通过其“内在的证据”（E ,600)将爱自身向

秩序之爱开放。换句话说，爱自身在秩序之爱中的深化,是“良 

心”的功劳。但“良心”的作用不止于此:它在感发性的基础上重 

建了对秩序的理性认识。卢梭在《致博蒙书》 d C/rW加灿e 

中解释道:“良心只在人获得知识时才会发展并起 

作用。人只有借助知识才能认识秩序，也只有认识了秩序，良心 

才会促使人去热爱秩序。因此，对于不会比较、不懂关系的人而 

言，良心一无所是。”(LC B，936)但“只有认识 / 秩序，良心才会 

促使人去热爱秩序”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人始终都 

只有先认识秩序才能爱秩序。它更多地是表明，如果人和普遍 

正义秩序所维系的唯一关系是理性和认知的秩序，如果由于其 

心灵的去自然化，人只依靠理性的知识来理解作为生命的自然 

的整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人去爱作为有序一切的整 

体 ，就需要“良心”的帮助和支持。换言之，自然状态的人按照自 

己对自身的爱行事，从而为维持秩序做出了贡献，但“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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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人—— “活在社会状态下的自然人”—— 只能按照其理性的 

指令行事。因此，为了去爱理性(不再是单纯的内在情感)令他 

施行的善，人必须倾听其“良心”的呼声。他必须要衡量理性呈 

现在其脑中的“善”是否与“良心”提醒着他的爱自身背道而驰， 

他的善又是否与他生命的善相协调。卢 梭 从 中 得 出 结 论 就  

是“知道善，并不等于爱善;人并不是生来就知道善的，但是 ，一  

旦他的理智使他认识到了善，他的良心就会使他爱善;我们的这 

种情感是得自天赋的” (E，600)。

我们已经说过，在卢梭看来，“良心”的现象只有基于一种自 

身的外显、一 种心灵在本质上由于自私心而在自身以外的投射 

才能显现出来。在这样的基础上，且仅在这个条件下，“心灵的 

呼声”才会出现并呼唤着美德，召唤自我“回到自己身上”，享受 

其本质的全部积极性。在这些条件下受命于上帝的意思是:欣 

然接受“自然希望”其成为的样子。自然的善已经证明了上帝的 

意志，上帝的意志是行动能力的基础，毎个有着实存情感的人身 

上都有这种能力。所以自然的善甚至意味着行动的可能性，因 

而也是活着的可能性，如卢梭所说 :“活着,并不就是呼吸，而是 

行动，那就是要使用我们的器官，使用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才能， 

以及一切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存在的本身的各部分。” (E ,253)因 

此，自然的善是生命在本质上的自我揭示，这种本质在其本身的 

揭示中,在不断变化的实存情感的形式下消耗殆尽。当我是自 

然希望我成为的样子时，我便能在完满幸福中享受我的全部存 

在;我为我的存在依据其主体性所体现的自身的幸福而感到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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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 我的喜悦毫无保留，没有沮丧，也没有怨恨，我不会对生 

命中没有的感到遗憾，也不会对还没有的有所期待。作为“内在 

满足”条件的喜悦是“活生生的在场 " （present vivant)的纯粹快 

乐。此时在场的生命不受任何东西决定,它向自身在场。朝向 

自身的活生生的在场是生命使其朝自身在场，是生命赋予自身 

全部的存在，使其有能力去感受鲜活的生命。在喜悦中，自我实 

际上为它的主体性(它的“体验自己”)与“天性”相一致(通过生 

命本身对自身的考验)而高兴，自我是如此欣喜于“按照自己的 

天性存在”（E, 591)，以至于它最终可以满足于一一也即认  

同—— 这个产生了这种一致的“处境”。让我们最后再回顾一下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的这段话:“在这样一种状态里得到 

的是什么乐趣呢？不在任何身外之物,而在我们自身，在我们自 

己的存在。只要这种状态持续着，一个人便能如同上帝一般自 

足。这种超脱了其他一切感发性的实存的情感[也即自我触及 

的纯粹感发性，而非特别的、经验的感发性，从自我触及中派生 

出自己的可能性条件的异感发性 (h6 t6r〇affec ti〇n) ],究其本身 

就是和谐安宁、极为珍贵的情感，对于一个懂得排遣一切分散我 

们精力、破坏事件和美的情欲物欲的人而言，这种情感便足以使 

他体味到自身存在有多么珍贵，多么甜美。”(R ，

只有当我们不背弃生命赋予自身的馈赠时，爱自身才会显 

不出它与秩序之爱的根本对等性 (Equivalence fonci r̂e)。《爱弥 

儿》的作者用一段热情洋溢的话完美地颂扬了这根本而隐秘的 

对等性:“我意识到我是那至高的上帝所创造的，是他的工具;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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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幸福的事情，他就希望，他就去做，他要通过我的意志同他的 

意志的结合以及我的自由的正确运用而创造我的幸福;因为，还 

有什么事情比感觉到自己在一个至善至美的体系中有一定的地 

位更幸福的呢? ”（E ,602— 603)透过这段似乎是经过字斟句酌 

的文字，卢梭将我们带到了他沉思的顶峰。感受一个井井有条、 

无比公正的秩序—— 因为这个秩序绝非是依靠人类之力建立 

的一一，我们只有真诚地对自己说:我是生命“意志”的化身，我 

不会用傲慢、虚荣或自私来破坏生命，而是会欣然接受它内在的 

馈赠 (不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我会心甘情愿地增强它的表现力 

(cxpreSSiv it6),因为我毫无保留地为生命给予自身的馈赠而喜 

悦 ，它每次都将我“置”于其内在和印象的平面上，我很高兴自己 

“内在的考虑”向我暗示了它的秩序(当我倾听我“良心”的呼声 

时 )。但同时也要明白，在这个“至善至美的体系”中—— “或者 

这样说更好:‘整体都好’或是整体中的一切都好”—— ，万物间 

的秩序，自然不可改变的秩序，首先是一种“永恒的正义”（E， 

603 )〇

在《遐想》的“第八次漫步”中，卢梭声称:“沦落到孤身一人 

的地步，我真的只有用自身的东西来充实自己了,然而这个源头 

却是永不枯竭的，我可以自给自足。”(R ，1075)这怎么可能？

对于依靠生命而活着的心灵来说，生命是一种不断的、不可 

还原的、不可逃避的馈赠，它只取决于自身;它的自我馈赠是自 

我给予，仿佛是为了从自己的本质中，从自己的实体中不断地充 

实自己，而它的实体本身在不断的壮大和增强中看起来是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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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之不尽的。卢梭之所以说生命是“充足的、完美的、充实 

的”，是因为在其过满(tro jvp le in)的自身之中，生命只取决干它 

本身。通过自我给予，生命将自我“置”于其内在和印象的平面 

上。它在将自我“置”于这个内在和印象的平面上的同时，也使 

自我陷入了一种根本的、本体论的“孤独”（s〇Htude)中。“孤身 

—人 ” (Stre seul)在这里并不意味着私人的或是与他人隔绝;“孤 

身一人”是指在自己的存在中被驱往(存在）自身—— 这个自身 

存在(Stm soi)是建立在原始“自然”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个“自 

然”始终已经被给予生命,我并没有参与其中。

但是，这种原始孤独，这种如圣奥古斯丁在谈到上帝时候说 

的“比我自己的内在还深刻，比我自己的顶峰还要高”的孤独，我 

从未决定过这个我被驱往的，并非是我选择的存在自身，甚至我 

只是在生命诞生那一刻被动地接受了这个存在自身。如果我想 

成为自然希望我成为的那种人，那么我也很有必要与这个存在 

自身和谐统一。自存性Us6i t6)的要求建议我接受我的原始条 

件:被驱往(存在)自身的存在的孤独。

因此，在这种对自我的分配中，本体论条件和伦理要求与自 

我不可抗拒的孤独相混合。根据这个分配，一种存在的(且可能 

是有益的)可能性形成了，既不仇恨自己，也不排斥同类—— 对 

他人的憎恶仅源自一种对自身的易怒且具破坏性的仇恨，这种 

憎恶忽视了自身和他者之间本质的相似性。因为从伦理学层面 

来说，一切归根结底都取决于每个人及时识别这种仇恨的原因 

的个人能力，他其实可以随时放下这种仇恨。所以让-雅克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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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也不可避免地遗憾自己没能早一点与他本身达成和谐统 

也就是说，调整自我，以使它与存在自身相匹配。他在纸上 

写下了这些智慧的呢喃:“如果从我早先的灾难开始发生之初， 

我就懂得不和我的命运抗争，采取我今天采取的办法，那么，他 

们这些人的种种努力和布置的机关，就不会对我发生什么作用 

了... ”（R ，1001)

在最后的平静时刻，这紧要的一方，这亟待实现的和谐，或 

者说这亟待恢复的和谐作为智慧的顶峰而成为必要，而在这顶 

峰之上，如卢梭所说，他“毫无保留地认同他的命运”，也即为他 

“存在的渴望”(M L M , 1324)只依赖于他主体性的“纯粹运动”而 

喜悦。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是唯一的我，“只要我把自己看成是独 

一无二的，就好像世界上只有我自己似的”—— 笛卡尔在“第四 

个沉思”(参见《笛卡尔全集》，塔内里编,I X ,第一部分，第 4 9页） 

中如是说，而《遐想》很显然从中得到了深刻的启发—— ，是的， 

只有坚守着我的“位置”(R ,995),我的心灵才能去追寻“平衡”， 

这个平衡(这个自我向自身的调整)只有通过对满足需求的能力 

或是对实现欲念的才能的限制才能获得。“当我最后感到我的 

一切努力终归徒劳，白白使自己连遭损失的时候，我发现，我最 

后能采取的唯一办法是:一切听从我的命运，再也不要和必然之 

事抗争。”《遐想》中的这段声明并不能就此让我们以为让-雅克 

向命运低头了。相反，对他来说，这是他在尽可能真诚地表达他 

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给自己设定的伦理任务^— 这个任务指的 

就是这段本质的独白：“尽管我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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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能保持平衡，因为我不依靠任何其他的东西，我只依靠我自 

己 。”（同上，1()77)

在心灵中，生命如所其是地展开。但在人的心灵中，不同于 

其他任何心灵的是良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如此重 

要 ，以至于人的文明化(humanisation)都取决于它。人的文明化 

是人与其心灵的去自然化作斗争。这一斗争只有在“良心”呼唤 

人的心灵时才会发生。而 “良心”的目的在干让我们摆脱  

(d6prendre)—个永恒的误解(mdprisc) ® ,这个误解总是使我们 

相信:自身是我们意志的产物，是一个决定的结果，而不是决定 

的源头。通过命令自己从“自我〜本原”(moi-principe)的错觉中 

走出来 ,“良心”使人回归自我，也就是说，使其与实存的情感相 

一致(或者说相联系）,实存的情感始终是已经将人内在地激活， 

每次都依据最彻底的受动性把他“放置”在绝对主体生命无形的 

平面之中。

生命在心灵中是这样展开的：它首先在自身的感觉中进入 

自身，而这个感觉是自身给予生命的。如果说进入自身的生命 

到达自身，那是因为生命总是取决于自身，这个“取决于自身”本

身就是取决于一种无法遏止的爱自身。

① 在 这 个 摆 脱 （d& prisc)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这种灾难性误解（m6> 

prise)—— 自私心或是人类傲慢的源头一 的减少过程中良心”（即卢梭对于 

“道德意识”的阐释 > 理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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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身是以何种模式诞生为生命的，卢梭在《爱弥儿和 

苏菲或孤独的人》中有过一段非常优美的论述。通 过 ~些 也  

许是直观性多过论述性的句子，卢梭向我们解释了生命意义 

上的“自然的纯粹运动”等同于自我馈赠不断的重新开始:“我 

好好地休息了一会儿。由于我摆脱了希望的烦恼，确认我这  

样做是逐渐地在失去一切希望，觉得过去的事情对我来说已 

经是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尽量使自己完全处在一个开始生 

活的人的境地。我心里想,实际上我们永远都仅仅是在开始， 

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连续的眼前的时刻以外，便没有其他的 

联系；而在眼前的时刻中，始终要把采取行动的时刻当作第一 

个时刻。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死亡和诞生， 

死亡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如果说除了将来的事情以 

外 ，其他的事情对我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我们就只有 

根据未来才能断定我们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了。用过去的事情 

来折磨自己，那就等于是无病呻吟，自寻烦恼。爱弥儿，你要 

做一个新人，对于你的命运，也像对你的天性一样，不能有更 

多的埋怨。你不幸的遭遇，都是虚幻的，渺茫的深渊已经把它 

们全都吞没了;但是，真实的东西，为你而存在的东两，是你的 

生命，你的健康，你的青春，你的理智，你的才智，你的美德，最 

后 ，如果你愿意的话，是你因为有了前面那些东西而取得的幸 

福 。”（ES,905—906)—— 如果说我们前文的论述有什么意图  

的话，那便是想要阐释结尾这段引文的含义。我们希望已经 

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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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结尾了。

也许要再次引用安德烈•苏亚雷斯（Andr6 Suarfe〉的话。 

对于“他[卢梭]如此深情地不断提及的自然到底是什么? ”这个 

问题，评论家安德烈•苏亚雷斯的回答是:“自然就是生命减去 

意识:生命减去人，因为人就是意识。”①

自然是构成性的感发性中的生命。卢梭通过自问而产生了 

这个作为生命的自然的概念:归根结底，这些与我们有关系的生 

命体是什么？用他在《爱弥儿》中的话来说就是:这些“直接触及 

我们” (E，359)的生命体是什么？他的所有作品都回答了这个 

问题，他强而有力地指出，归根结底，与我们产生联系的，直接触 

及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天性。换句话说 :这就是自然，它感觉自 

己—— 可以说“始终已经”—— 与自身有关。为什么会这样？因 

为它以“爱自身”为架构，在“爱自身”中，爱是众多情感的情感， 

是生命的固有属性。而这个生命，安德烈•苏亚雷斯将其形容 

为“理性的原因”。因此，照顾自身，照顾这个自然通过爱自身而 

形成的自身，对于人的心灵而言是一个本质的指令。这个指令 

构建了人心灵中的人道主义，因为它要求人的心灵始终保持自 

己(参见:同上)。这个本质指令每次都是通过被称为良心的现

①安德烈•苏亚雷斯，《心灵与脸庞》 糾+呢65)，巴黎:伽利玛出版 

社，1989年，第 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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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显现出来的。当良心的声音在人的心灵中呼唤，卢梭所说的 

“生命的精神”就会吹进人的心灵。

卢梭所理解的“精神”，是在人的心灵深处震颤的精神，荷尔 

德林(H 6 ldCr l in )在一首献给卢梭的颂歌中曾用一个形象来象征 

这种精神;他写道:“这丰裕的生命，仿佛永无穷尽，围绕它，照亮 

它,[树]无法理解。但它们就在其中，现时刻温暖成熟，果实萌 

发而出。”％卩果说生命的精神就像这棵树一样有着多重分枝和 

深厚的根基，那是因为生命，这个我们始终无法“理解”的生命， 

这个在本原上不涉及_ 切知识的掌握、一切思考、一切直觉的生 

命 ，从未停止在我们每个人中“流动”并产生自我,就好像我们是 

自己独有的天性的“果实”一般。因此便产生了卢梭始终在问的 

伦理问题:在生命的精神到达我们的那一刻，我们是否可以不用 

为了让我们的自然结出果实而忧虑？我们是否可以在不违背我 

们人性的前提下去关注这个自然？

在卢梭逝世二十多年后，荷尔德林阐明了卢梭的智慧仍 

然并始终要告诉我们的。这实际上是当我们在整个心灵和良 

心之中做出决定时所应该期待的，但如荷尔德林所说，“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尺度”® ，去“认同”“生命的活动”。因为诗人这 

样写道：

①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卢梭》(Rousseau),G . 卢德、R. 罗维尼译，选自 

《荷尔德林作品集》，前揭，第 T O 页。让我们顺便向J. 斯塔罗宾斯基对这首诗所 

作的优美点评表示敬意，参见《透明与障碍:论让—睢克.卢梭》.前揭，第 311页《

②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卢梭》，前揭.第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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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些匆忙地 

迅速走过了场，另一些 

却保持得长久。

永恒的众神

任何时候都充满生命力；可是一个人 

直到死亡仍能，

在记忆中铭记最好的事物 

他因此而体验了那至高之物。

只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尺度。

因为承受不幸

是艰难的，而承受幸福更难。

然而一个智者却能做到 

从正午到午夜 

再至早晨的熠熠闪光，

在宴客时保持明亮

①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莱茵河》 （ L f R W«)，F.费迪耶译，巴黎:米歇 

尔•尚代淫出版社( M ic h e l C h a n d c ig n e)，！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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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卢梭的笛卡尔主义：

对《道德书信》中一个片段的评注

“我们知道什么?”对于这个涉及“真正的哲学”的本质和影 

响的问题，卢梭在《道德书信》中肯定地回答道:“亲爱的苏菲，我 

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什么也看不到;我们是一群盲人，被随机 

扔进了这浩瀚的宇宙。因为无法察觉任何客体,我们中的毎一 

个人都形成了一个幻想的图景，继而还会把这一图景当作真理 

的法则，这个想法与这众多哲学家的想法不同，他们的饶舌使我 

们困惑，在他们之中都找不出两个哲学家来认同这个我们试图 

去认识的宇宙的体系，认同大家留心解释的事物的自然。”(L M , 

1092)

这段文字至关重要，要想像亨利•古耶那样® 把它与莫利 

纽兹(Molyncux)提出的人类学问题相联系该有多难啊！这个

①参见:让-雅克•卢梭,《作品全集》(〇C ),V ,第1792页，相关内容可参 

见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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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是著名的莫利纽兹问题①，是莫利纽兹在与洛克的通信 

中提出的,伏尔泰、孔狄亚克和狄德罗等人也都就此有过讨论。 

对于卢梭而言，尽管在术语上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这并不是一 

个关于“生理性”眼盲的讨论，更不是要通过恢复视力，失明的眼 

睛突然痊愈来说明视觉的眼睛的构成(类比于五官的构成)。事 

实上，在卢梭写给苏菲•乌德托 （Sophie d’H oudcto t)的第三封 

信中，根本就不涉及“天生眼盲”的治愈问题，也不涉及用手来具 

体代替眼睛的问题,更不是关于可感受的身体的特性或是“视 

角”的问题。恰恰相反，卢梭在这段文字中所展现的深刻见解来 

自他公开宣称自己的怀疑态度（sccpticisme)这个事实。并且， 

为了避免局限于这样一种怀疑( ) 的矛盾论断，他还引用 

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 即 在 1 8世纪的“开明”社会中，一切 

都无法忽视—— 以彻底地颠覆这个说法，从“唯物主义的”解决 

领域中挣脱出来，将这个问题置于笛卡尔哲学更原初、更可靠的 

空间层面。因此，卢梭的这段话并非是要转向洛克或是孔狄亚 

克 ，而是在第一次绕过蒙田(参见本书的前言和第一章的开头部 

分 )后，转向了唯一的笛卡尔。

为了更好地建议向最为彻底的“现象学本体论”的回归，为 

了表明这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一个迄今为止他的大 

多数读者都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卢梭埋下了几处伏笔，这几处伏

① “莫利纽兹问题”概括来说鱿是:如果一个人天生眼言，但他可以通过触 

觉来分辨不同的形状,如圖形或方形。假设有一天他恢复视力，在未接触到物体

之前,他能否单纯以视觉来分辨出不同的形状？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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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分析起来其意义多少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很快就提到了 

“我思”(唧 加 ）,使人们将“正确的哲学”（同上）从担不了“真正 

的”之名的哲学中区分出来。卢梭要求这个笛卡尔式的“我思” 

是为了他自己;他毫不含糊地为自己重拾了“我思”的观点。其 

次，为了确保这个他打算据以引导其思想的本体论层面(不仅仅 

是人类学层面）,卢梭以一种尽管是编码的(crypt6)形式引述了 

—种“对笛卡尔沉思的反驳”(后文会讨论这一点)所突出的一种 

本质规定性。最后，卢梭似乎无意将眼盲视为一种特殊情况，眼 

盲的教训只有在这个障碍被克服之后才具有意义:因为这与他 

所认为的一般情况相反—— 我们 f 是眼盲的—— ，这种情况最 

终落到了人类总体上，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甚至得出了他们最自 

然的“认同”原则，这就更好了:最原初的人,作为“天生眼盲”的 

人，他一方面不把这种眼盲当成一种障碍，另一方面又认为眼盲 

是不可克服的。卢梭说:“我们从各方面来看都是眼盲的，但我 

们生来如此……”(同上)这个人类学的争论中从未涉及的“从各 

方面看”是什么意思？而且,把我们所有人都定义为天生眼盲， 

从本质上是眼盲的,那对于那些声称自己的视力没有任何缺陷 

的人，岂不是很荒谬吗？当然,这种原始“缺陷”的关键只在于某 

种原始条件 (condition prim itive)，一种出生之时(让我们回忆一 

下 ，拉丁语的“自然”[加卿 ]一词来自“出生”["収丨']> 就已经有 

的条件，但是这种出生本身并不值一提:这种出生是先验的，也 

就是说当所有的可能性条件都不能简单地使它存留于自身时, 

它便会集中这些可能性条件来“增长” (croftrc)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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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何实现呢？在这种天赋的馈赠、这种原始条件、这种对 

“自然状态”的重新阐释中，卢梭考虑的到底是什么？

《道德书信》中的这一重要片段或许是卢梭在其学说最成熟 

时所撰写的极少数文本'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卢 

梭对哲学的期待，从而理解他对自己的期待。他在这段话中所 

说的是:如果“知道”（sav〇1r )意味着“看见”（v〇i r ),如果只有通 

过表象才能与存在者(6tan t)产生联系，表象把这个存在者放在 

面前，并以它为H 标,那么我们就更有必要承认自己一无所知， 

因为虽然我们一直自称拥有以理性为基础的知识，伹从本体论 

上说，我们生来就是眼盲的。我们的目光并没有把我们带向比 

自身所处位賈更远的地方:“[我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想要丈 

量世界的尽头，但我们浅薄的目光却像我们的手一样，只能伸至 

距离我们两法尺远的地方。”< 同上）

因此，想要获得一个“真相”（v6r i t6 >似乎是徒劳的。这个 

“真相”在我们外部 (hors dc nous),超越(ddpasser)我们，它是构 

成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自身)—— 而这也是我们唯一能真正拥有 

的东西，因为事实上是它拥有我们—— 的根本的内在领域，因 

此,这种自然化的内在性，因为像我们与自己那般与我们紧密相 

连而将我们置于一个原则上不可能超越的“场所”（丨ieu),或者 

再次引用《遐想》中的词来说是，在（我们始终都有的）生命的内 

在和印象中的“位置”，我们始终已经作为生命体被置于其中。 

卢梭在这里谜一般地把这种内在领域与身体的“局限”混同(但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某些语句所要表明的不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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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的、非器质性的身体吗 ?®)，我们说，这种内在性领域有效 

地限制了我们自己形成的经验。内在经验是内部的和内化的， 

是个体的和个体化的;直接的和感发的体验，并且甚至是非自省 

的;它是一种感受，它不可能是其他任何可能之一，因为它是一 

切现实经验的绝对基础。卢梭以这种方式借用了笛卡尔主义最 

可靠的本质(甚至是核心），并宣称必须“在笛卡尔开始的地方结 

束。‘我思，故我在’，[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L M ， 

1099)。

这样一种“知道”都包括哪些内容？它不也是视觉、证据和 

直觉的范畴—— 也即表象吗？如果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 

我们岂不是会因为这种笛卡尔式的唯一的“我思”而更加混乱 

吗？甚或是卢梭决定性的经验也在“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中同 

时出现:“我逐渐地对明显的原理也感到有些模糊?”

在这一方面，必须要承认的是，这句引文并不如我们想象的 

那般容易理解。它并不是要对我们过去所相信的东西提出质疑 

(正如笛卡尔在“第一沉思”[《笛卡尔全集》亚当、塔内里版，V II, 

第 1 7页; I X ,第 1 3页]中提出并建议的“把[他]历来信以为真的 

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的做法)。卢梭这句话绝非要打破意识 

中的简单成见，而是为了表达要拋弃一切我们不得不了解、由真 

理的唯一天赋的智慧而获得的“真相”。事实上，正是因为“自明

① 关 T 身体,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 写 道 可 以 说 本 身  

就具备了一切”〇X )1,136),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抵 Slj客观身体的外在性，而 

这…外在性是源自笛卡尔的现代二元论在理论层面所必须要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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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l’6videncc；)先变得模糊，基于且只取决于“自明性”的“原理”

才会同时失效。正是明显事物的合理性，甚或是“天赋的智慧” 

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先验的外在性的要求,才引导人的思想走向 

客观上必然的确定性,此处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就是这个确定性， 

卢梭给这个确定性冠以另一个名称，即“心的可靠性”（E, 570)， 

这种可靠性是具有启示意味的，它的启示并非在理性的“自然之 

光”下照耀，而是在作为绝对主体生命的珠宝盒“内心的光明” 

(同上，569)中闪耀。也就是说，这种内在的确定性，这种活着 

(活着这一事实)的确定性是不言而喻的,以至于无法用任何论 

证性的逻各斯，甚至是展示的（apophantiquc)逻各斯来传达，它 

不取决于直觉，也不取决于证据—— 事实上，它不取决于任何客 

观化的把握。作为一种“比一切证据都更为明显”（同上，574)的 

感觉，这个卢梭所强调的非常特殊的确定性先于一切证据，在某 

种程度上也超越了一切证据。理性的真相和判断的真实共同扎 

根于“内在情感”的真实性及其直接馈赠的不可辩驳性中。

在这一影响真相的确定性的根本变化中，主体性和卢梭在 

这里所肯定的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本体论差异。主体性 

由整个现代哲学所规定—— 它是建立在表象和客观化基础之上 

的,而卢梭却恰恰相反地将主体性界定为其绝对的非客观性，是 

根本的内在性范畴。如果我们面对的确实是这种差异，那么问 

题就出现了，即卢梭在《道德书信》中向笛卡尔致敬又有何意义？

其实，卢梭发现了这两种笛卡尔主义之间的偏离，即在“开 

始”(也就是在提出“我思”之前的两个“沉思”）的笛卡尔主义和



开始之后就在某种程度上背离前者的笛卡尔主义之间。在致苏 

菲的同一封信中，卢梭写道:“当发现骄傲而虚荣的哲学在幻想 

中迷失,最卓越的天才在一些无意义的琐事上心力交痒时，我们 

不必感到讶异。当我们看到最有条理、最能建立自己原则、最能 

始终如一地进行推理的哲学家从第一步就误入歧途，在一个又 

一个错误中深陷荒诞体系的囹圄时，我们又该带着怎样的怀疑 

去专注于我们浅薄的知识啊。笛卡尔想要一下子消除所有偏见 

的根源，他首先是对一切提出质疑，然后将一切交由理性检验； 

他从‘我思,故我在’这个唯一而无可争辩的原则出发，以最谨慎 

的态度前进，他以为自己是走向了真相，却只发现了谎言。” 

(L M .1095)

卢梭有意强调至关重要的两点来表明某种权威。U )如果 

说笛卡尔思想确实是伟大而重要的,那么卢梭认为，只有在将一 

切客观性除在外的条件下，笛卡尔才能通过怀疑和对一个狡 

猾的骗子(M alinG dn ie)的虚构完成他从《第一哲学沉思集》的 

开 篇 就 在 讨 论 的 还 原 ”（reduction)，依据这个“还 原 “我 

思”最终被认为是一切客观真理的基础:是“唯一而无可争辩的 

原则”。（2)笛卡尔是唯一一个在哲学上到达过绝对本体论的确 

定性，到达过作为实存的主体性的存在的必然确定性的思想家， 

但如果他确实是从真理出发的,那么他再也回不到真理了;相 

反，他在与最初获得的原始结果相异的研究中误入了歧途。通 

过一种比证据更明显，但可能没有得到足够认可的确定性，笛卡 

尔只是把明显的真理，“鲜明的观点”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这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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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同时也使他在客观目光的唯一关注之下，将现象学领域转向 

发现自己被给予以及被放置的人上。

但我们真的有权这样认为吗？笛卡尔首先提出“我思”难 

道不是既是证据的标准，又必须要加入理性之链的第一真理 

吗？卢梭的文字表述得很清楚:“我思”是一种“本原”，我们必 

须要从它出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开端(Commencement)本 

身 ，是绝对而没有延续的开始。如果它是理应为一切事物提供 

理由的本原，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它是理应在符合理性的情 

况下将一切转化为一系列相互交织的理由的本原，那么，在基 

于先验的天赋智慧的有序接续中，“我思”就不能是“第一”真 

理。因为“第一”真理始终以“我思”本身为前提，“我思”给予它 

自己的是真实的，甚至是确定的，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迷失在“荒 

诞的体系”中，似乎就有必要留在这个本原框架内；因为当“我 

思”作为第一对象在直觉中显现，第一实体内容出现并在一种 

理智的睿知中与其相对时我思”是否仍可以作为这个“无可 

争辩的原则”，这个一切可能的真理(包括令我怀疑的，我必须 

要成为的)可能性的先验条件而使人接受？届时，不仅它先验 

的和严格意义上的本体论地位完全有可能会丧失，怀疑也是， 

正如我们即将要重提的，这种怀疑在一个纯粹的可见环境中 

(因为所显示的实在性只有在作为一种表象的现实才能存在于 

这个可见环境，也就是说以间接的方式显现 )极端夸张地抨击  

着一切如此存在的事物，因此，怀疑将会再次占据“我思”，正如 

任何证据的内容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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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正是在消除了一切可能的客观性之后，“我思”才 

能在最初就被获得。还原在两个意义上影响着世界。它不仅是 

把出现在一个“非静态”（也 _ + _ )的视域的单位下的、世间的 

众生排除在外的问题，它更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众生的 

馈赠的超验形式被排除了,数学本质和理想真理也包括在内。 

因此，怀疑不仅适用于存在者，还适用于存在模式，也就是说，它 

其实适用于这样一种显现模式，这种显现模式要求意识有目的 

的凝视穿过可见的本体论环境，以便掌握观察到的现象。在狡 

猾的骗子的假定结束之时，这种清晰的可见化的视域(世界的视 

域)也消失了。如此一来，那种建立在这种现象条件下的“主体 

性”(即人具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性质® )就失去了作用。而两 

个沉思达成了一种极为不寻常的结果:既不考虑存在者,也不考 

虑存在者的显现;更不考虑显现本身，这种显现及其本身的现象 

学实体性的显现。这就是“初始的笛卡尔主义”所包含的内容； 

它涉及一个绝对“本原”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具有哲学意味，它使 

我们面对纯粹的显现，也即，它让我们发现从自身中显现的唯一 

的现象性。

我们对“初始的笛卡尔主义”的特殊性的表述和理解要归功

于 米 歇 尔 •亨 利 ，他在《精神分析的谱系》②一书中关于笛卡尔

①  参见:勒内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二沉思”，《笛卡尔全集》亚 

当、塔内里版,V I I,第 25—26页;丨X ,第2丨1页。

②  参见:米歇尔•亨利，（精神分析的谱系 

前揭，第 n —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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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对我们理解卢梭和笛卡尔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在我们 

看来，卢梭在《道德书信》这段话中想要表达的，我们正试图解释 

的，正是他所认同的笛卡尔在前两个沉思中的作为现象学真理 

的真相观念。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初始的笛卡尔主义认为，绝对 

意义上的真相既不在显现的存在者中，也不在它每次显现(也即 

它的“存在”)的基本构成中;绝对意义上的真相仅存在于纯粹的 

显现中。这种纯粹的显现就是笛卡尔所说的“思维”（咖 如 《_0 )。 

“我思,故我在”:正因如此，显现发生并发挥其统治作用,故存在 

“在”。换言之，存在从这种向自身显现以及在思想中的显现中 

得到其现象学条件的可能性。笛卡尔说:“我们只有通过这唯一 

的途径思考才在。”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有思考着我们在，我 

们才在！这里的“思考……”，作为“对某物的意识”和“表象”的 

思考的定义，正是在最初的还原中被摈弃的。“第二个沉思”中 

的“我思”并不是胡塞尔据以批判笛卡尔的“意向性的”“我思”， 

而是一种没有“思维”的“我思”,一种什么也看不见的“我思”，因 

为，在还原之后剩下的一切事物中—— 这“事物”(拉丁语是阳） 

就是“我思”中的“我”■一一，什么也看不到。

在“第二个沉思”的核心内容中，作者本人，属于某个世界的 

人类存在(或兼具精神性和物质性的本质），拥有了灵魂与肉体， 

并且多亏它们，他看见了光，听见了声音，感觉到了热，一旦客观

① 勒 内 • 笛 卡 尔 ，《哲 学 原 理 ) , 1 ,  § 8,《笛卡尔全 

集》亚当、塔内里版,IX ,第2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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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被彻底摈弃，这个“自我”（ego)完全处于还原的影响之下时， 

除了在梦中，一切便都不存在了;所以当有人对他说“这些显象 

(apparctice)都是假的，我是在睡觉”时,问题就出现了，既然我的 

身体不复存在，那么看见、听见、感觉到还有什么意义？笛卡尔 

是这样回答的：“可是至少我似乎觉得就看见了，听见了，热 

了，®这总是千真万确的吧;真正来说，这就是在我心里叫做感 

觉的东西，更确切地说，这就是在思维。”® 米歇尔•亨利在分析 

笛卡尔的这段话时是这样理解的：“‘看见’（ )指的是‘原 

初的似乎性’和显现的原始能力，凭借这个能力，视觉得以显现 

并在最初便被给予了我们，无论它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如何，无论 

它看见或相信的是什么，无论这看见本身是什么。”®

对于笛卡尔而言，正是‘看见’（w dw r)—词所表达的这种显 

现的初级结构，这种自己觉得看见了，因而他自身便表现为一种 

纯粹的看见行为的“似乎性”，构成了主体性的原始本质和它“唯 

一而无可争辩的”的基础。此处，主体性在本质上被理解为一种 

原初的似乎性的给予，而这种似乎性是一种原始的感觉，米歇 

尔•亨利的笛卡尔式注解明确了这一点:“这就像感觉到思维随 

着显现的闪现而尽情地展开，这种显现由它本身展现在它所在 

的地方，在这一显现中，悬搁(6poch6)意识到了它所追寻的根本

①  拉丁语原文为 ： Af Wdfre vederor，audirf，oj/eirfre...---- 译注

②  勒内•笛t 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二沉思”,《笛卡尔全集》亚当、塔 

内里版，v n ，第2 9页;IX，第 23页。

③  米歇尔•亨利，《精神分析的谱系》，前揭，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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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始。笛卡尔始终肯定，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思维，我们感觉自 

己看见了，听见了，热了。而就其本身而言，这种原初的感觉，这 

种与它本身、与存在相同的纯粹的现象恰恰定义了存在……‘我 

看见 ’ （Wdfra v/d tw )中的‘看见’（Wdwr〉一词指的就是这种使看 

见的内在感觉，这种感觉本身形成了一种感发性的看见,一种感 

觉看见了的看见。” ®

这种思维的“感觉”仍须严格区别于既在敏感的知觉中，又 

在知性(cntcndcmcnt)中占主要地位的感觉（当然，如果它本身 

具有直觉的性质的话）。这正是米歇尔 ♦ 亨利紧接着强调的： 

“ ‘感觉自己’在最初将思维给予它自己，并使之成为显现的向自 

身的原始显现……，它不仅不同于以‘出离’（德 语 为 • ，另 

译为“绽出”)为基础的感觉，而且还把这种感觉排除在外，直接 

性 (imm6diatct6)的概念形成的便是这种排除。但是‘出离’（希 

腊 语 为 : )是内在性的基础，是内在性在自身中的发展。 

因为在它的‘感觉自己’中，思维排除了 ‘出离’的外在性,变成一 

种彻底的内在性。”②笛卡尔将“思维”定位为“在我们身上如此 

丰富，以至于我们直接就意识到的东西”®;或是“在我们身上所 

形成的一切，因而我们能直接领会的东西”④。由于这种根本的

® 同上，第 28—2 9页。

© 同上，第 3 1页。

③  勒内 •笛卡尔，《对第二组反驳的答辩》（̂*>丨议5 «丨《 〇+，丨 ? 兩 《"- 

《笛卡尔全集》亚当、塔内里版,IX,第 124 页。

④  勒内 •笛卡尔,《哲学原理》< 办 *〇咖丨《>咖 >),丨，§ 9,《笛卡尔全 

集》亚当、塔内里版,IX ,第2S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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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性，这种不向超验性提供 f f i 可呈现的内在性模式，思维在其 

直接的领会中,在其直接性和构成的似乎性中有了“意识”这一 

名称。“意识”不再意味着根据行为或意图的道德性所占有的某 

些内在区域，而是在给予万物以存在之前，先给予自身以生命的 

原始显现。

正是基于这个“我思”的概念，卢梭试图构建他自己的确定 

性 ，他在将人类的处境视为一种“天生眼盲”的处境后明确道，人 

天生就受制于这一处境。卢梭所说的“自然”对应于笛卡尔在一 

种彻底的悬搁后所揭示的原始显现,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点，并坚 

信“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这个表述并不是指某些特性的现象，而 

仅仅是指原初的现象性、纯粹的显现。在卢梭看来，纯粹的显现 

定义了人的“心灵”的自然。

此外，在第三封《道德书信》中，卢梭还就这一自然补充了 一 

个我们一直自愿保留的基本要素:“我们是完全眼盲的,是从来 

不知道视觉是什么的天生盲人。” (L M , 1092)卢梭的这句话是什 

么意思？

1. 我们的本质的自然不取决于我们可能拥有的视觉—— 这

—点我们在盲目性的主体中看到“我”的存在的绝对内在性指示 

时就已经明白了。

2. (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仍想知道视觉究竟是什么，那 

么即使受想象力控制，我们也必须做到“停止看见”。

简言之，我们既不能通过感知，也不能通过想象去知道什么 

是视觉。此外，看见本身的馈赠应该在结构上异于普遍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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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象,异于表象所能呈现的，也即最终要异于它的可能性条 

件:“出离”。因此，从本体论角度考虑，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视觉 

的本质，那么就必须依靠可见性缺失 (absence de visibility这个

条件;因此要正确把握这个本质，首先要做的就是不呈现任何东 

西 ，不要和任何“幻想的形象 ” （ image fantastique)的情感触及有

关联。这个条件要求我们不以视觉来自我超越，不以肉眼去看， 

它决定了我们的本质，即“生来眼盲”。总而言之，这解释了“不 

知道视觉是什么”这一事实只有在“我”处于本体论的眼盲时才

具有意义。

但这一切又会将我们引向何方？它至少让我们坚持一点： 

卢梭在闭着眼睛画一个人的脸时，他无意以这种方式去揭示一 

种经验论的构成。卢梭以这样的决心延续了对“无知”的赞颂， 

并在这种赞颂中结束了《论科学和文艺》® —文,他在此处所追 

求的是原始的本体论结构，在所有情况下，存在的绝对确定性都 

来自这个结构。因此，说人是一个“从不来知道视觉是什么的天 

生的盲人”，是想通过一种形象(必须要承认的是,这个形象是相

① “全能的上帝啊，你手中掌握着人的心灵，快把我们从我们父辈的论调 

和害人的艺术中解救出来,把无知、天真和贫穷还给我们，只有它们才是唯一能 

使我们幸福和受到你的珍视的财富。"(IM S,2t〇《论科学和文艺》结尾处的这个 

观点:“安于我们默默无闻的境地”（同上,30)在《论科学和文艺》附录中也有解 

释:“有一种合理的无知，它把好奇心限制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有一种谦虚的无 

知,它源自对美德的热爱，对于那些在人的心中不值一提的，也不能使人心变得 

更好的事物漠不关心;有一种温暖而珍贵的无知，它追自身纯粹而满足的心灵的 

珍宝,它将自己的所有幸福放在自己身上，见证自己的天真，它不用在别人的意 

见中追寻一种虚假的、徒劳的幸福:这就是我所赞颂的无知/ ( A-U SA,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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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悖论的）来表明，一切证据、一切直觉以及一切表象的知识都 

是建立在“看的行为 ” Ucte de v o ir)的基础上，但“看的行为”本 

身是无法看到的。为了看到，在看到的那一刻,只要我们看到 

了，那么视线就不会把自身囊括其中。基于这一事实，只要视觉 

真正发挥作用了，它就无法认识自己，观察自己,好像它本身就 

是一个可认识或可呈现的客体。甚至，在看的实现过程中，在它 

的现象学实显化(actualisation)中，它从来不会在面前，也即在它 

自己面前。对于一切“我能”的和“我做”的也是一个道理。

不仅看在看的过程中无法看到自己，而且我们说，甚至不看 

自巳，不自我反思，正是在不看自己，不自我反思的唯一条件下， 

看才是实际发生了。与笛卡尔一起认识到“是心灵在看，而不是 

眼睛在看”已经不够了;还需说服自己的是，要想把目光转向心 

灵本身是不可能的。这便是为什么卢梭明确说道:“我们既看不 

到别人的心灵，因为它是隐藏的;也看不到自己的心灵，因为我 

们没有智力的镜子。”(L M ,丨092M旦“智力的镜子”为何出现在这 

里？它有什么具体含义吗？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任何一个卢梭 

思想的评注家曾意识到,《道德书信》中的这句话回溯的是伽森 

狄针对《第一哲学沉思集》所发起的著名论战,通过这场论战，卢 

梭在这些信中所声称忠实于的笛卡尔主义的“原则”被正确地重 

申，并与一切和存在的绝对基础有关的、仍然可能是“非静态”结 

构的事物相对立。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伽森狄的反驳:“考虑到眼睛为什么并且 

怎么不能看见它自己，理智为什么并且怎么不能理会它自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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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到无论什么都不能作用于它本身，因为事实上，手，至少是 

手指,不能打它自己，脚也不能踢它自己。再说，为了认识一个 

东西，既然必须是这个东西作用于认知的功能，也就是说，必须 

是这个东西把它的形象送到认知功能的里边，或者说，必须是这 

个东西告诉认知的功能，把它自己的影像装在上面，那么显然的 

是，功能本身既然不在它自己以外，就不能把它自己的形象送给 

或传给它自己，因而也不能形成它自己的概念。而你想为什么 

眼睛不能在它自己里边看见它自己，却能在镜子里边看见它自 

己呢？这无疑是因为在眼睛和镜子之间有距离,眼睛把它自己 

的影像送给镜子,以作用于镜子，使镜子随后把眼睛的形象返还 

给它以作用于它。给我一面镜子，你用同样的办法来作用于镜 

子吧，我向你保证，在它把你自己的形象反射、送还给你之后，你 

能够看见并认识你自己，当然这种认识不是直接的，不过至少是 

一种反射的认识;我看不出你用别的办法能够对你自己有任何 

概念或观念。”①

只要稍微从经院式的词汇中脱离出来，就能发现这段强有 

力的文本似乎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正确是因为，它揭示了 

一切“认 识 ”结 构 的 某 些 基 本 内 容 ，即 它 本 质 的 反 射 性  

(r6f l〇d v it6)。但它同时也是错误的，因为伽森狄并未超越对这 

一论点的肯定，他对笛卡尔(和卢梭)意义下的主体性无法在一 

种直接性中拥有自身表示质疑，因为它只能阻止一切反射过程。

① 参 见 :《第五组反驳》，《笛卡尔全集》亚当、塔内里版，VII,第 观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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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森狄承认一种认知的功能—— 视觉就是主要的一个(甚 

至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看见”就已经被看作是一种卓 

越的认知功能了)—— 它从来不是外部的，因为它是“自我”所固 

有的，也看不见它自己。为了看见自己，它需要借助其他东 

西—— 最好是一个可以反射的工具。这是因为,要产生诸如智 

力认知或是感性知觉这样的行为，前提是得有一段距离，有一种 

原始的外在性，在这一外在性中，也多亏了这一外在性,某些事 

物能够置于自己面前，与自己面对面。事实上，从现象学的唯一 

本质来看，哲学并不承认这一超验性的展开，根据这种超验性， 

现象只有在一段与自己的现象学“距离”中才能“使自己看见”自 

己;更不用说在一种与自身的本体论对立中，正是这个距离和这 

种对立才最能起到界定一切可能的“认知”的现象学结构的作 

用0 。因此，伽森狄这样的经验主义者认为自我认识(甚至是自 

我感知)的前提是自我接收、自我影响，继而向自己显现的能力 

也就不足为奇了，向自己显现只有在先验的外在性中，在“现象 

学距离”下才是可能的，一切可视化(visualisation)都基于“现象 

学距离”的存在。“给我一面镜子……你能够看见并认识你自 

己。”这通过智力伸到自身面前的镜子，智力的镜子，归根结底就 

是外在性和可见性的界域与世界的形象融为一体，如果我们认 

同伽森狄，那么这就是心灵获得“对自己的概念”的唯一办法。 

对他来说，对自身的认识原则上是一种反射的或像镜子一样的，

① 参 见 :米 歇 尔 •亨 利 ，《显现的本质》，前揭，§ 9,第 72—8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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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的或是经由媒介的认知-----种仅从自身之外的第一次投

射中“返回”自身的认识。

根据这一主张，对自身的认识只有在反射所开启的环境中， 

在纯粹的非现实环境中才能形成。这种应用于自我的间接的知 

识原则、这一主张的形成离不开自我向它自己反射的、思辨的回 

归 ，卢梭在追随前辈笛卡尔的脚步时有力地否认了这一观点。 

事实上，对于笛卡尔而言，自我的存在在一种如此彻底的直接性 

中向它自己显示,以至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或破坏这个过程，没 

有任何的距离、间距设置，也没有任何的后退。这种即时的显示 

并不是任何自身意识的功能，也不取决于一定的期限:它是如此 

即时的，以至于任何重新呈现的尝试都只能成为一种不可避免 

的失畋。简而言之，把握自身的行为并不取决于可见性环境的 

开启，不论这个环境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在意识内还是意识 

外一 ^这一点最后还要再强调一遍，出于正确和简单的理由， 

“对自己的概念”绝对不等同于看到自己。由此产生了笛卡尔对 

于这一方面的回答。笛卡尔的回答突然从“内在凝视”、直觉、内 

省、“心 智 省 察 m W s)的悲剧性(因为不令人满意)指 

导中取消了“认识你自己 ” （mwe fe );这一指导在历史上曾

赋予“认识你自己”一种基本的道德意义……这句哲学名言“认 

识你自己”，至少到目前为止，西方形而上学出于“思辨的”目标 

仍然在捍卫它，如今这目标已经四分五裂,同时把理智从对理性 

的认同中解放出来,把思维从对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自我概念 

(autoconception)的还原使命中解放出来。笛卡尔回答伽森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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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您用手指和眼睛的例子来做证明，说手指不能打它自己，眼 

睛除非在镜子里，否则就不能看见它自己。对于这个，我很容易 

回答:能看到自己的既不是眼睛，也不是镜子，而是精神，只有精 

神既能认识镜子,又能认识眼睛，又能认识它自己。”①

只有精神认识，尤其是认识自己；精神才是一切视觉的基 

础 ，甚至是智力和感性的基础。但此处的精神不是理性,精神是 

心灵的别称。只有精神认识，而不是精神的眼睛认识，精神认识 

自己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应该成为一个自身

(Soi)---在这种情况下,它只是在一种“超验内容”、一 种胡塞

尔所说的意向相关式的（noSmatique)意义的形式下，一 个呈现 

并传递给意识，给自身意识的自身。如果精神将自己体验为一 

个自身，这反而是因为它始终是已经在它自己身上，对于它自己 

而言是一个自身，一个始终可以向自身显现，从而认识自己的自 

身。精神还远不能与唯一的“理解”（in td lig e r)能力相混同，在 

笛卡尔看来，精神指的是一种原始、基本的自身性，它既在智力 

和理性中，也在想象、意志或情感触及中占主导地位。卢梭认为 

必须赞同的正是这种精神的先验观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在 

写给苏菲的一封信中承认了这一点® 。

①  勒内 •笛卡尔，《对第五组反驳的答辩》，《笛卡尔全集》亚当、塔内里版， 

VII,第 367 页。

②  我们仍应避免被“精神”的术语和“精神认识”的主题所误导，因为严格 

来说，这种认识很难以“视觉”的形式进行,“精神”和“认识”这两个术语所表明的 

确实很糟糕。尽管视觉和“看到”能够进行的前提始终是一种使自我拥有看见能 

力的馈赠的现象学实现,因此这个前提首先是自我对自己的极度馈（梓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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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注)赠(ardn-donation)。笛卡尔所说的“精神观念”(《对第六组反驳的答 

辩》，《笛卡尔全集》亚当、塔内里版，丨X ,第 241页)先验地决定了表象的力量.但 

却无法进人表象的内部，它先于并超过它的运动，这个“精神观念”实际上就是视 

觉自己的内在统觉(印orcption)。“精神观念”指的是“看到”的过度揭示(ardii- 

W h u io n ),是一种原始的揭示,它让自身看到，使关于客体的一切智力认知成为 

可能。自身不断提供给自己的视觉的，正是这种主体的、内心的以及直接的经 

验,正是这种内在的体验，在笛卡尔看来，构成了精神甚或是其“观念”的纯粹本 

质。卢梭承认这一“唯一而无可争辩的原则”,也即笛卡尔提出的“我思”，它深表 

赞同的就是这种主体性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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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爱自身”历史渊源的注释

或许“爱自身”这一主题的历史渊源长期以来已经有所变 

化 ，还引导着卢梭的阐释者们仅仅将这一重要的情感看作一种 

单纯的活着的“属 ，一种本质上形而上学的“属性”，而不是既 

构成一般感发性结构(事实是，一种感触绝不会受其他事物影 

响，只会受它自己影响，它是根本意义上的自我触及，在这个意 

义下，确实是它受到影响，但它受到的是自己的影响），又决定绝 

对主体生命的现象性(自我揭示)基础的东西。

让我们就这方面来谈一谈。爱自身这一主题的历史渊源很 

多。如果我们要通过示意图的方式来展现这些渊源，那么放在 

第一个位置上的当属亚里士多德了。爱自身的历史渊源体现在 

其《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九章“友爱”中。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 

框架中，对自我的爱、爱自身在于尽可能地与自身的智力或努斯 

(noth湘 匹 配 。对于这个斯塔基拉人(Stagirite) ® 来说，智力或

①即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出生于斯塔基拉城(法语：Stagirc),因此有 

时也被称为“斯塔基拉人”。——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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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就是人最真实的“自我”。雷 米 •布 拉 格 (RSmi Brague)对 

这种爱自身的概念进行了非常准确的分析,他的总结如下:“爱 

自身并不是把一切都与自身相联系—— 它的前提是‘自身’已经 

是某种众所周知的东西。在一种强调的意义上，爱自身首先是 

构成自身的依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我们必须要满足于 

自己，我们通过一种‘爱 ’（叫a/w'n )与自己相联系[在这个情况 

下，爱自身这个术语指的是对精神的依附]。生命总是让我们感 

到满足。在这个意义上—— 亚里士多德并未明确—— 爱自身是 

关系中的一方面，它把我们与我们理应具备的独特之处相联系， 

与‘属于我们’或者‘回到我们身上’ ® 的事物相联系。” ®

我们也不应忘了斯多葛学派的理论。就其本身而言，斯多 

葛学派的理论对“自身维持"(conservation dc soi)的现象很有兴 

趣 ，它可以说单方面使爱自身成为一种“身体”意义上的物理决 

定 (determination physique)。

关于爱自身,在讲卢梭之前，最后还有一个受基督教启发的 

重要概念，它与“利己主义” (6g〇i'Sm c)相混淆，也即，它将这种对 

自身的依附转变为一种不再是“物理的”而是“道德的”决定。

(关于这一点,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圣奥古斯丁，他明确提出 

了基督教中爱自身的范式理论,他认为，人间之城遵循爱自身的

①  此处雷米•布拉格巧妙地使用了双关表达“ nous reviem”,它既可以表 

示“属于我们”,也可以表示“回到我们身上”。—— 译注

②  雷米•布拉格，《亚里士多德与世界的问题》(A n i他?祝 /a dw 

mon山 ），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 174 j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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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种自私到藐视上帝的爱—— ，而天堂之城则在上帝

的法则之下汇集了所有活着的族类，它与人间之城相反,它遵循

的是爱上帝的原则—— 它会走向,或者说应该走向藐视自身的 

地步。）

而表征卢梭观点的，恰恰是这样一个事实:卢梭的观点一开 

始就把爱自身(amour de soi)与自私心(am our-propre)相对立， 

在同一个运动中批判并超越了一切传统观念。他的观点超越这 

些观念的原因仅仅是:有了爱自身这个本质结构，它就从自我触 

及的普遍结构以及构成自我绝对特殊性的个体化(也许应该说 

是个性化)原则转向了绝对生命主体。正因如此,卢梭的爱自身 

概念在其哲学和道德的交汇处，即本体论和存在论的交叉点上 

得以确立。这个概念在一切智慧之路的交叉口都闪耀着光芒， 

它成为智慧的焦点,成为智慧之光的有效光源。

但是，如果像我们刚才所说，这种超越是至关重要的，那主 

要是因为爱自身是基于内在性的内部结构的，因此它与基于意 

识的意向性的自我 （KeWwton )的任何行为或者自我与自身 

( Fe咖 /W  )的特定联系都无关。事实上,对于卢梭而言，一方 

面 ，爱自身构成了显现的纯粹本质(这就是说—— 笛卡尔主义要 

求—— 爱自身不依赖于自我的客观或有机的肉体性），另一方 

面 ，爱自身定义了一个普遍的原则，不能与利己主义或是个人主 

义相混淆。老实说，爱自身既不是身体的维持，也不是自私心, 

而是一种绝对前所未有的规定性，它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具 

有了一种结构性和本原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卢梭与芝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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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6no)、西塞罗(Cic6ron)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甚至借用了斯多

葛派哲人们的主题和表述，有时还想尝试(尤其是在撰写《论人 

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期间)在他想要给出的解释中效仿他们 

(而且，从 1960年起，这种解释就以感性的方式变得更加精练)。

在斯多葛主义中，在芝诺自问生命体的机构建立在怎样 

的原始本能基础之上，以及在人的特殊情况中，本能与他的理 

性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时，爱自身的问题就产生了。对于这个 

双重问题，芝诺通过构成了斯多葛学派伦理学基础的亲近 

( 理论,即“视为己有”（appropriation)理论来回答。根 

据这个理论，正如一位智者评论家告诉我们的那样，“毎个生 

命 体 在 出 生 之 后 都 会 即 刻 拥 有 对 于 他 自 己 的 内 在 共 感  

( ) 。由此产生了有目的的精神活动，也就是原始的 

冲动和欲求(appefite)。这种本能就是亲近。它在于自我的回 

归 ，人将其‘视为己有’，并感觉自己是从属（。法 ，西塞罗将 

oZfefi'oMi— ■这个动词翻译为‘取得一致’ [ ] ) 。爱自身自 

发地与之产生联系，在实践中，它表现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 

能:人倾向于保持自己的天性，促进其发展，但人会逃避对他 

而言有害的 （ allostriousthai = 异化的 [<3丨!>«aW])东西，‘人会排 

斥某些外来的’东西。原始冲动并非像伊壁鸠鲁 (Epicure)那 

样 ，追求享乐而逃避痛苦;不，它追求的是有益于（ )生 

存以及天性发展的东西，逃避的是与之相反的东西。但这种 

冲动是建立在爱自身的基础之上的……芝诺深信，在人的生 

命阶段，当理性和逻各斯开始充分发展时，亲近（oto版 s)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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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逻各斯，并接受其作为人真正的天性” ® 。这个立场一看就 

与卢梭的立场非常接近，塞涅卡重提了这一立场，尤其是在他的 

《致鲁西流书信集》（ )中，他回应了这种神秘的 

亲近( ) 或者说“对自己的关注”，这种亲近似乎既表现在 

动物身上，也表现在人身上。塞涅卡写道:“动物[即活着的存 

在]首先关注的是它自己:一定有某些东西是其余部分与之相关 

的。我追寻快乐:为了谁？为了我:因此我关注的是我自己。我 

逃避痛苦:为了对谁的爱？为了对我的爱:因此我关注的是我自 

己。如果我做可事情都是出于对自己的关注，那是因为我对 

自己的关注先于一切。这种本能无一例外地存在于所有动物身 

上，•不是嫁接到它们身上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同时,一切[生 

物]都关注自身的保护，它们追求对自己有益的东西，逃避对自 

己有害的东两。趋向于有用事物的冲动以及对有害事物的排斥 

都是自然而然的；自然所规定的一切都是在不经思索和考虑中 

完成的。”塞涅卡又将他的主要思想进一步融合在他对自然概念 

的思考中：“艺术所传达的一切都是浮动的、不平等的，但自然所 

给予的是平等的。它教的只有保护自身以及保护自身所需要的 

技能。所以动物活着的同时也开始知道……自然赋予它们自我 

保护的第一个技能，就是对自己的关注和爱。如果它们没有生 

存的渴望，那么它们就无法存活;这渴望本身不起什么作用，但

① R . 霍尔特，《真福和智慧:圣奥古斯丁与古代哲学中人类的终极问题》 

( Bmtitude et sagcsse. Saint Augustin et le problane de la fin  de rhomme dans la 

d"(7>m ie)，巴黎,奥古斯丁研究,1962年，第 33—3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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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了它，一切都起不了作用。你也能看到没有任何生物会让 

自己付出代价，或者哪怕只是少关注自己一点。”®

通过阅读这些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斯多葛学派来说, 

爱自身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而在卢梭眼 

中，作为一种先验的情感结构，作为一种绝对主体生命的自我触 

及,而不是作为一种活着的自我的经验性行为，爱自身更多地是 

以一种先验的方式扮演着实现这种本能的可能性条件的角色。 

因此，有必要在本注释的结尾再重复一遍:卢梭之贡献的关键在 

于其思想中所隐含的“现象学”;从最初本质的显现来看，也即从 

生命以“自然”之名始终已经作为自身被自我给予的原始的感受 

性(实存的情感)出发，这种“现象学”确立的是现象的基础秩序。

① 塞 淫 卡 ，《致鲁西流书信集》，第 19一20、.121页，P.凡纳编，H .于 布 &  

译，巴黎:罗伯特•拉丰出版社 (Robert Laff〇m ),“书”系列,1993年，第 

職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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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实存的情感的阐释：

“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评注

《爱弥儿》第四卷的“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所强调的思想， 

从一开始就以丰富的思辨性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是谁 ?”（ E， 

570)卢梭紧接着回答道:“我存在着，我有感官，我通过我的感官

而有所感受，这就是打动我的心弦使我不能不接受的第一个真 

理。”（同上）

第一个真理就是这种奇特地在我们面前的实存。在有一个 

严格意义上的思维对象（ )之前，它首先是笛卡尔在 17 

世纪所界定为“形而上学”的一种绝对和必然的确定性，笛卡尔 

在“第二个沉思”中的“我是，我在”（叹〇 sum ,叹〇 ehsto)言及了这 

种确定性。怛萨瓦牧师似乎并不满足于这种最初的“我存在”， 

因为他接着说“……我有感官，我通过我的感官而有所感受”，这 

立刻就把思考引向了某个方向。这样一来，我们的境况是否会 

与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所描写的不同呢？是否有必要放 

弃笛卡尔的提问法，而如评论学(commentarisme)所系统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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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般，打开孔狄亚克的《感觉论》呢？

卢梭提出了他的问题:“我对我的存在是不是有一个特殊的 

感觉，或者说我是不是只通过我的感觉就能感到我的存在？这 

就是我直到现在还无法解决的第一个怀疑。因为由于我或者是 

直接地或者是通过记忆而继续不断地受到感觉的影响,我怎么 

就能知道我的感觉是不是独立于这些感觉之外的，是不是不受 

它们的影响呢?”( E，570—571 )通过这段话，卢梭想要知道是否 

真的存在…种自我揭示的模式，一种原始的、自主的对自身的自

我揭示模态，它对十自身而言是构成性的----- 种直接而内在

的自我揭示，卢梭称其为“实存的情感”—— ，或者在这种情况 

下 ，自我的显现是不是更应该是一种“感觉”的秩序的意向性展 

现？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可以设想…种“自我”触及，其方式与通 

过感官而产生的感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此处我们需要知道卢梭所说的“情感”与感觉相比是否具有 

一种本体论上异质的结构。卢梭为何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呢？在 

深入探讨这个主题之前,让我们先宣布，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围绕 

着感发性的建立条件，不如说是围绕着感觉的比较的想法展开 

的:那么是否通过比较不同的感觉,我们才能体验到它们所揭示 

的“现实”？

这是一场经典的辩论。然而，“信仰自白”中的萨瓦牧师  

通过这个感觉比较的主题所感悟到的不仅是一些关系的术语 

(那些感觉的术语）的外在性，他想借此来表明自己是经验主 

义的，是洛克的追随者，萨瓦牧师所感悟到的还有一种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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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性，一种感觉的存在的构成性深度，它不同于一切关系。 

感觉的这种构成性的内在性、这种深度并不是其表象的结果， 

而是其自身建立起来的，是作为可感知的存在建立起自己的 

实在性的东西;它是一种“感觉自己”的彻底受动性。因此，要 

回答“信仰自白”的基本问题，就不能不回顾一下出现在本文 

第一行的“情感”—— 它是卢梭本体论的基石—— 它与马勒伯 

朗士(Malebranchc)的哲学相一致。事实上，正是依据对笛卡 

尔关于意识（omm'm也 ）的最初提问法的理解，绝大多数笛卡 

尔主义者都把“意识”冠以“内在情感”之名，但卢梭对此持保 

留意见。

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笛卡尔的作品认为，马勒伯朗士曾从感 

发性的角度来解读“我思”，原因有三：

( 1 )  如果是灵魂或是笛卡尔巧妙地称作的“精神的观  

念”®,那么为了自我显现，就要从根本上排除一切本体论结构 

中的超验性，只有严格意义上的认识(对一些明确而独特的观念 

的把握)才有可能发生；

(2 )  如果意识的直接感知—— “我思”内在的存在自身——  

从未自我呈现为一种“证据”,即使它是适当充分的，因为它只有 

中断一切“证据”才能被获得；

( 3 )  而如果在其基本“构成”中(卢梭会说:在其天性中），自

① 勒 内 .笛片-尔，《对第六组反驳的答辩》《办port奶 • 止 以 mes 少 

《笛卡尔全集》亚当、塔内里版,VII,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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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略了理性的自然之光的间接成果（因为自我在“在灵魂中” 

发展出这样一种客观化的睿知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么就可以假 

定这个灵魂永远也无法被自己所认识。

正是这种不可知性使得马勒伯朗士说，灵魂属于它自己，也 

即属于它可以从“模糊的”自己身上获得的智力。

此外，马勒伯朗士知道，无法通过证据被知道的东西，总是 

能被感觉到。但是什么意义上的感觉？我们能否在马勒伯朗士 

的作品中找出能够支持这个观点，让我们把握这种卢梭试图使 

之与原始真理不可或缺的内核相混合的“自我的感触”本质的 

回答？

心灵的本质是隐藏它自身，或者说它对于自身的认识原 

则上是模糊的，这不仅意味着—— 而且与笛卡尔所说的相 

反—— 它不比身体更容易认识，也意味着它不知道这个心灵 

可以把握自己，以了解自己。确实，这个观念有这样一种特殊 

性 ，它只具有为精神而显现出的相异性（alt6r i t6),如果说它的 

存在的确要以一种先验的外在性（用马勒伯朗士的话是一种 

“心智的广延”）为条件的话，在这种先验的外在性中，思维的 

一切对象都能够以自己的真实性展现自己。“认识，就是脱离 

自身”,一位马勒伯朗士的评论者如是说①，尤其是人只有把某 

物放在自己面前，才能真正再现出它的样子。但是，如果认识 

就是使客观化，而客观化就是外在化，那么从这种外显中应该

① F.阿尔基耶，《马勒伯朗士的笛卡尔主义》，前揭，第 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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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再现自身以外事物的观念并不是对我

们心灵的改变。”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心灵，“我们不是通过观念去认识  

它 ，只能通过意识去认识它” ® ，这位奥拉托利修会成员 [即马 

勒伯朗士]如是说。他还肯定地指出：“我们只有通过内在情 

感 ，或者说通过意识才能认识思想。” ® 因此，对于精神,没有人 

可以“像对于广延性那样有清晰的概念” ® 。而且理由充分: 

“一切可理解性的模型”似乎总是“来自于空间”。因而我们要 

“从几何学和物理学出发去理解精神。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与 

可理解的广延性类比，并根据空间形象来进行思维推理”® 。 

无论如何,这便是为什么对于灵魂的认识在马勒伯朗士那里 

已经失去了笛卡尔所賦予它的主要特征(超越于其他一切形 

式的认识）；并且灵魂本质的自我揭示—— 通过这一重要的自 

我揭示，这一本质与对自身存在的具体肯定融为一体一一不 

再提供任何直接的东西。对于马勒伯朗士而言，“向自身在 

场”不过是一种类比。

不仅仅笛卡尔所倡导的意识的直接性被打破了，而且本 

质和存在的统一性也被打破了。而后来填补这一缺口，这个 

在作为“我思”源头的本体论结构(与它本身的显现一致）中偷

①  马勒伯朗士，《作品全集》山前揭，第 452页.

②  同上，前揭，第 451页。

③  同上，前揭，第 382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前揭，第 93页。



偷开放的环境的，不是其他，正是严格意义上的认识----- 种

心灵的认识，它作为表象的认识 ,这一次与那些始终在身体外 

部的、始终是间接的东西是平等的，认知行为假定在所有情况 

下都能感知一个观念，根据马勒伯朗士的说法，一切观念都 

“在上帝中”，在一种纯粹的可见性和理想性领域的绝对的相 

异性和外在性中。

而“自然之光”作为一切客观真理显现的可能性，是马勒伯 

朗士所说的“在上帝中的视觉”的条件，这一认识的事实不再意 

味着在自身中看到自己，因而也就不再意味着自己永远在自身 

之外。这就是为什么笛卡尔说“任何我对之没有什么认识的东 

西都不能存在我心里”® ，马勒伯朗士决心呼应这一卢梭所精确 

采用的主张:“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存在于心灵之中，除非心 

灵通过它自身的内在情感来感知它们” ® — ，这很好地证明了 

这三者的观点显而易见是一致的。的确，如果说在笛卡尔看来， 

心灵的本质通过其透明的、原则性的内在性向它本身显露，那么 

反过来，对马勒伯朗士来说,我们对于自己的情感就像所有感觉 

—样 ，是“模糊的”:他说，这是一种“没有智慧的情感”，它绝对不 

可能“教导”我们，说明我们是什么……③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经验(意识的自我理解)是无法向自己

①  勒内 •笛卡尔，《对第 一 组反驳的答辩》（Rfpoiiscj mix prewwVres 〇/如> 

如《)，《笛卡尔全集》亚当、塔内里版,V丨丨，第1〇7页。

②  N. 马勒伯朗士，《作品全集》，I,前揭，第 415页。

③  同上,X,前揭，第 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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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心灵的本质的，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情感”这个词在它看来 

是不恰当的。这也是从马勒伯朗士理论中关于感发性的阐释中 

所得出的。感觉(sendr〉与认识(connaitre)的对立是如此明显， 

感觉本身并不能向被影响的主体揭示或使其认识什么！因此马 

勒伯朗士认为，以痛苦为例,承受痛苦或知道自己在承受痛苦不 

是一回事:我感受到了痛苦,但我不认识这种痛苦，只有上帝可 

以认识这种痛苦,因为他知道我们心灵的想法(但他感觉不到这 

种痛苦)。不认识自己的痛苦是否意味着什么？正如费迪南 

德•阿尔基耶 (Ferdinand A丨qui6)所 说 要 承 认 ，上帝认识的这 

种所谓的真正的痛苦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痛苦，因此，它不再能 

担得起痛苦之名”，这是直接就放弃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 

同意，我们不再真正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此外，正如人们可能会 

怀疑的那样,无论是谁以这种方式去解读马勒伯朗士的思想不 

免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勒伯朗士的理论“回避了上帝和痛苦 

的关系问题” ® 。

但是，一 般来说，人们回避的，或至少是忽视的—— 或者说 

是误解的，不正是感发性的存在本身的问题吗？感发性不就在 

于对自己的充分而直接的揭示吗？难道它从本质上就毫无保留 

和奥秘可言吗？笛卡尔的“意识 ” ( omsrimria )在马勒伯朗士那里 

被称为“内在情感”(sentiment int纟ricur)，卢梭又借用了这一名 

称，这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考虑感发性在其本身之中很可能包

① 同 上 ,X,前揭，第 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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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绝对的实质、构成最初真理的物质吗？

如果必须要提高到这样一种本体论高度，那么情感（感发 

现象)就不会与基础的描述无关。笛卡尔本人尽管有二元论 , 

但他已断言，痛苦在本质上仅仅是心灵的一种模态，一 种人在 

其内心深处完全而积极地认识到的一种决定:“当一个人感觉 

到--种 剧 烈 的 痛 苦 时 他 在 《论灵魂的激情》 办 

Ume)—书中写道，“对于这种痛苦的认识在他看来是清晰  

的……除了情感和思维……他无法清晰感知到自己心中的任 

何东西。” 〇在《论灵魂的激情》的文本中（尤其是与卢梭的思想 

相一致），笛卡尔还明确指出，情感的揭示本身是“非常真实 

的”:一种绝对真理的真实。笛卡尔无疑是第一个如此准确和 

清晰地确定感发性的纯粹本质的内在问题的思想家。在该书 

§ 2 6 中，他指出有一点必须牢记 :“当我们在睡觉，有时甚至 

是在清醒的时候，我们对某些事物的想象常常是如此强烈，以 

至于我们觉得是亲眼看到了或是亲身经历了，尽管它们根本 

不存在;但不论我们是在睡觉还是在做梦，除了灵魂拥有的这  

种“非常真实的”的激情，我们无法感觉到其他任何悲伤或感 

动的激情。”他进一步补充道:“我们可能会……被那些通过与 

身体之外的物体产生联系的感知或是那些与我们身体的某些 

部位产生联系的感知所欺骗，但是……激情则不然，因为激情

① 勒 内 •笛 卡 尔 ，《哲学原理丨 ， S 46,《笛卡尔全集》亚当、塔内里版， 

IX ,第4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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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的灵魂而言是如此亲近，如此内在，所以灵魂所感觉到 

的正是它真实感觉到的激情。”①

通过回顾笛卡尔的这些文字，似乎如果马勒伯朗士回到 

笛卡尔的立场，否认情感是一种通过自己来揭示任何东西的 

能力，如果他推翻最初的言论，将“内在情感”归结为最彻底的 

非现象化(non-phdnom6nalisation)，如果灵魂的内在黑暗在他 

看来最终不再是反本质的超验性，也就是说，不再是自身的内 

在性以及自身中的主体性,而是一种简单的“对事实的完全是 

后天的认识”® ，从而甚至否定了自己“直接的、孤独的”经验的 

一切感发性，这种经验实际上决定了“感觉自己”的本质是“内 

在情感”;简而言之,如果如F. 阿尔基耶所说 ,马勒伯朗士的 

理论在我们看来是时刻“准备被颠覆，变成它的反面”@ 的，那 

无疑是因为马勒伯朗士手中没有现象学的工具来支撑他展开 

一种与所有感觉主义（sensualisme)截然不同的先验的感发性 

学说。“难道不应该认识到，”F. 阿尔基耶接着写道，“在不同 

于上帝的科学的范畴中，感性的东西包含着一种具体的、无可 

替代的，因而是最初的、基础的知识吗？我们也许能在马勒伯 

朗士的思想中发现一种感觉主义倾向，它指向了孔狄亚克的 

哲学。”®

①  勒内 •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 26,《笛卡尔全集》亚当、塔内里版, 

XI,第 348—349 页。

②  F. 阿尔基耶，《马勒伯朗士的笛卡尔主义》，前揭，第 9 7页。

③  同上，第 162页。

④  同上，第 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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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恰恰是这两位哲学家的感觉主义，唯心主义者马勒伯朗 

士默认或补偿的感觉主义和神父孔狄亚克过度的感觉主义，以 

及他们对于经验主义特点、情感的原始晦涩的一致肯定，成了他 

们二人的绊脚石！不论如何，从卢梭的学说中，我们现在应该能 

更清楚地认识到，要从本体论意义上区分情感触及与感发性是 

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内在性与超验性无法作为终极、实质上异 

质的现象学结构，这构成了马勒伯朗士主义及其孔狄亚克式感 

觉主义的局限性。

自身情感 (sentiment de soi)是卢梭打算以之作为其“真正 

的哲学”的基础的主体性原则。这是卢梭在宣称必须“在笛卡尔 

开始的地方结束。‘我思,故我在’，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LM , 1099)时所要表达的意思。事实上，为了赋予笛卡尔的“我 

思”以意义，卢梭首先在马勒伯朗士提出的“内在情感”的基础上 

构建了一种自身情感，他将其重新命名为“实存的情感”。然后， 

他感到有必要通过讨论孔狄亚克的论文来得出实存的情感的可 

能性的先验条件。只有卢梭对《感觉论》的作者提出反对意见, 

这反对意见构成了“信仰自白”的主要方向之一，唯物主义以自 

己的方式所坚决反对的笛卡尔二元论才能得以最终显现。因 

此，正如《爱弥儿》的作者肯定会承认的那样，只有在将唯物主义 

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或者说只有在二者都回溯到其共同的起 

源之后，他所捍卫的基本思想才能决定性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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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任何想要探究自然内在感触的人都必然会问自己， 

在卢梭的作品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如何在它们共同的基础 

上具体地进行更新的。在他的《道德书信》中，他首先批判了那 

个起步如此出色，却很快偏离了自己最初想法的哲学家,即笛卡 

尔，后者通过心灵对于唯一的理智和理性的过度身份认同来宣 

扬“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e)。接着，在写给苏菲的第三封信 

中，卢梭明确了这一批判，他说道:“基于第一原理[即‘我思’], 

他[笛卡尔]开始自我检查,并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S 非常明显 

的特性,这些特性似乎属于两种不同的实体，他首先很好地认识 

了这两种实体，在撇开一切不明确和不一定包含在其中的内容 

后，他将其中一种定义为广延的实体，另一种则定义为在思维的 

实体。这两个定义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没有 

解决这两种实质的晦涩问题，并且广延和思维很显然是不能统 

一和呈现在同一个实体中的。”（LM , 1096)因此,应该要质疑甚 

至推翻的，正是主导笛卡尔二元论的构成性的决定，将笛卡尔二 

元论的构成性与“我们唯一知道的事物”,即“我思”相对照，现在 

“我思”的本质被理解为(按照马勒伯朗士的阐释是内在情感)直 

接属于感发性的东西。

从卢梭的批判中，我们首先可以提炼出两个重要观点。

1 .卢梭的意思大体上是，一旦确立了原理(“我思”），就必 

须要立即抛弃它，或至少不要太过于强调它，也就是说,不要冒 

险将其以一种正题的形式摆在自身面前，好像它是一个显而易 

见的事实一般。将原则再现为原则的人，等于是把原则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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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陷入多种二元论的产生中，如灵魂与身体的二元论。因此， 

笛卡尔把只具有原始性的东西置于优先地位，他首先转变占首 

位的东西。因而他的《第一哲学沉思集》通篇都在积累各种原 

理。而这是卢梭所拒绝的一项工作。如果说“我思”是原理 

它绝不是为了让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假定的推论在它的“论点”中 

增殖 (prdiftrer);而仅仅是为了向我们揭示感觉在其最深处的 

“真理”;换言之,笛卡尔主义之所以步入歧途，是因为它让自己 

陷入了表象的网中，并转向一种实体的本体决定的客观主义。 

由于草率地将“我思”同化为一种唯一的“清晰而明确的看到”， 

一种心智（mem)的看到，笛卡尔一下子便失去了在思维（《如心 

你 ）中主体性模式的完满的内在性,而这个内在性正是用来定义 

自我的存在的，是一种“思考的东西 ” （ m )，“它在怀疑,

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 

必须说，这种思想无法回避这样的风险，即思维 （ Mhtio )的构 

成性的“感觉自己”—— 需要强调的是，它最初并非是智力——  

并没有得到旨在揭示其自我证明的基本能力的额外阐释。此 

外，在转向实体二元论(这种本体二元论使自我的问题没有得到 

解决〉的同时，感发性—— 根据“第二个沉思”,它是非感性的“感 

觉”，甚至是思维的本质—— 处于它本身中,从“第三个沉思”开 

始，感发性便被排斥在了身体的感觉的超验领域中(这一排斥也 

是马勒伯朗士观念的特点)。那么，一方面来说 ,如果笛卡尔在 

从无到有创造了灵魂与身体的问题理论后，不得不再选择一个 

简单的第三属性，如果他不得不把自身存在的自我给予重新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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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于“意志”的无限本质，超越“第三个沉思”，任思维的超验性重 

新向自身出现，并出现在自身之中，那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无法区 

分自我的存在的构成感发性以及一切感觉的“主体的”本质。① 

至于这种绝对基础的重新出现，正如卢梭所指出的，它只能任实 

体统一的问题悬而不决，并有可能会抛弃最初定义的本体论视 

域 ，为感觉之下思维的经验主义决定开辟道路,正如我们会在 

1 8世纪的感觉主义与唯物主义中都重新发现的那样。

但无论后人如何，至少笛卡尔主义本身仍然存在一个基本 

问题对这个问题的重提使卢梭的立场获得了其真正的哲学 

意义® 。问题如下:尽管“意志”具有本原上的无限性 ® ,它是如 

何被确认为一种有限的本质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思考的东 

西，即精神、心灵、理智和理性”（*"«0)|§!_加5，|^«<丨>1邮，如(>(111/- 

wiu，uVf ra"o)的模态的？“我思”本身在其作为一

种智力的实体规定后也被还原为了这种模态。为了使自己从意 

识 (wmci'enda )所限定的绝对内在性的原始领域抽离出来，最后 

四个沉思中的笛卡尔主义必然会面对这样一个悖论。

2 . “思 维 ”（pende)还 原 为 一 种 理 解 行 为 意 味 着 思 维

①  这二者的区分我们.4上就会讲到，它将产生卢梭的“信仰自白”的提问 

法（probl6matiquc) 0

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有理由相信，卢梭远不是创造了一种新的认识 

论 ，他与其说是完成了,不如说是完善了笛卡尔所开创的认识论。

③  我们都知道笛卡尔在“第四个沉思”中的表述:与理解力不同,“我感到” 

意志是“如此模糊不明，如此宽泛，它是无限的”(《笛卡尔全集》亚当、塔内里版， 

V II，第 56 页；IX，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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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所有模式都还原为它包含在其中的诸多观念，这种 

还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确定运动本质的不可能性，除非通过理 

解，也即通过一种观念，而观念的实现只会发生在其他地方，而 

不会发生在“我思”的原始而根本的领域内。在其他地方:也就 

是笛卡尔称之为“身体的认识”的那个表象空间。当我行动时， 

当我想要某样东西，当我得到它，毫无疑问，是“我”（moi)在行 

动 ，是“我”想要它，是“我”得到了它。但从“意志”中产生的运动 

和行为虽然带来了这样一种确定性和唯一的身体的固有属性, 

身体马上又成为与灵魂相区分的对象，并且这个灵魂本身无法 

回应原始的思维的基本要求(Kquisits),这显然迫使行动及其本 

质只能接受那些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外在的东西作为规定性。 

更严重的是，当这些条件实在是无法还原为一种纯粹的愿望(也 

即一种智力的渴望)时，它们就会将“意志”与其自身的实现相分 

离。然而什么是自己不希望的意志？无论如何,难道不应该将 

其区别于单纯的“不付诸行动”的愿望(vell6it6)吗？因此，面对 

这种笛卡尔式的困境，卢梭充满逻辑地从问题的源头出发，作为 

“信仰自白”的开篇，他问自己到底什么在“决定他的判断”(参见 

E,570)o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决定性原理的性质，如果我们能 

知道的话。这个关于判断（或判断的自由）的基本问题，以及 

由此产生的(一种产生与自己的力量的意义上的）意志的问题 

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哲学难题 ,卢梭自己也把它归于洛克对  

心灵的智力本质的“破坏”。按照这种经验主义的批判，《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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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中的第三封信确实对笛卡尔所主张的实体的结合 (union 

substantielle)提出了异议:“人的理智是受到限制和束缚的，因此 

可以说它无法进人压抑着它并只能通过感觉行动的身体。” 

(LM , 1092)如果理智表现得与身体一样被动，那么笛卡尔所引 

出的“无限意志”还剩下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宣称自己建立 

在夸张的怀疑和判断的事实基础之上的整个哲学事业会像“我 

思”本身一样找到它真正的起源吗？简而言之，如果一切都来自 

外部，那么我是什么以及我能做什么？

这个问题在“我是谁?”之后，而“我是谁? ”则构成了“萨瓦牧 

师的信仰自白”的主题。

由感觉打造的孔狄亚克的雕像说是否能证明自我在本质  

上被赋予的原始力量的消亡？或许《感觉论》的注解中提到了 

这样一种存在于我们自身的“我们行动的原则”，“那便是我们 

去感觉，但只感觉到我们无法定义的东西”；孔狄亚克说，这— 

原 则 我 们 称 之 为 力 （force)”® 。—— 身体之力还是精神之 

力？这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这力量属于我们 

自己，如果我们在自身之中体验到了它构成的内在性,那么还 

不能确定它是哪种就显得荒谬了。而 且 ，对于笛卡尔本人来

① E. B. 德■孔狄亚克，《感觉论》，丨，第 2 章，§丨1;引自：H. 古耶,《卢梭

的形而上学沉思》，前掲，第 7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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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意志的自由是不需要通过我们对于它唯一的经验来  

证明就可以知道”①;这种非推论的检验是基于自我存在所固有 

的“感受自己”。然而，正如孔狄亚克所声称的那样，如果我们只 

有身体的感觉，如果自我感触本身只是“感觉的集合” ® ，那么这 

种说法，即我们感受到这种力量，并在内心深处感受到它，即便 

不是没有道理，也是模棱两可的。诉诸于感觉 (及其再现的特 

点)可以立刻使我们拥有这样一种积极的力量，这也就不足为 

奇了。

孔狄亚克在哲学上无法证明这一力量的原初特性，但他还 

是承认，这力量如果不是由“我存在”本身构成，那也是“我存在” 

的构成性“原始事实 ” （ fait primitif)。在这场辩论中，卢梭也参 

与了就原始给予的问题的讨论，他宣称:“你也许还要问我怎么 

会知道有一些运动是自发的;我告诉你，我之所以知道有这种运 

动 ，是因为我感觉到了它。我想运动我的胳膊，我就可以运动 

它 ，这里除我的意志以外，就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直接的原因。谁 

要是想提出一个什么理由来使我不相信我身上的这种感觉的 

话 ，也是办不到的,它比一切证据都更为显明;要不然，你就给我 

证明一下我不存在。”(E，574)他还断言:“一个意志怎样产生物 

质的和有形的活动呢？这我不知道，但是我在我本身中体验到

①  勒内 •笛卡尔，{哲学原理>,丨，§39,《笛卡尔全集》亚当、塔内里版,【X , 

第 4 1页。

②  E. B.德•孔狄亚克,《感觉论》，I，第 4 章;引自:H •古耶，《卢梭的形而 

上学沉思》，前揭，第 6 9页。

376



它产生了这种运动。我想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我想移动我 

的身体，我就可以移动起来。” (E，576)

如此，卢梭式“我思”的本质便明确了。它被感受以及被揭 

示为一种“无边的力量”(E，588),凭借这种力量,存在的自我被 

赋予了“我思考”以及“我想要”,因此卢梭认为“我思”是一种“唯 

一而无可争辩的原则”。它是一种无可争辩的原则，因为它比一 

切证据都更具确定性，它是直接的和内在的，对于任何对象都是 

不可或缺的;它也是统一意义上的唯一的原则，因为它在现象学 

上是先于心灵和身体的区别与超验构成的。

对“我想要”的肯定，归根结底就是无条件地 r j我给予以及 

s 身对这重要力贵的证明，如笛卡尔的“思维”那样，这力量存在 

于--种以直接的“感觉自己”为基础的“我体验自我”中。换句话 

说，这是一个把行动本质视为存在的根本主体性的问题。而在 

笛卡尔的“第二沉思”中，自我的主体性在模态之后实现,模态则 

与其可能性条件相关，即作为“精神的观念”的心灵的精神统一。 

在卢梭那里，正是借助身体之力的行动的执行，才使得这种执行 

在主观上成为可能，这种执行与生命的内在经验相关，生命的 

“内在情感”便是从中构建其坚不可摧的启示的。在《爱弥儿》的 

第一卷中，卢梭就这个主题写下了这段重要的文字:“活着，并不 

就是呼吸，而是行动，那就是要使用我们的器官，使用我们的感 

觉 、我们的才能，以及一切给予我们实存的情感的各部分。”（E， 

253)此处对上文提到的“唯一而无可争辩的原则”进行了解释。 

活着并不是一种生理或心理功能;活着，就是像那些激起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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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自己”的彻底体验的东西一般，去感受自身中的一切，就是 

在其存在的各个部分都坚持这种“感受自身”，在这样一种“感受 

自身”的貞接性中，其存在会特定地向其自身(更确切地说是，作 

为一个“自身”)显现。；

由此可见，只有本质适在生命中被构成为基本的“我能”的 

“存在”才不仅有“评判事物的权利”（E，570)，还有依据这个评 

判采取•种真实行动的可能性。这个行动一 •不论其性质如 

何 ，是伦理的抑或是其他——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自由的，因而自 

我可以合理地对这个行动负责。但是，要想让自我可以在实存 

的情感中以及通过实存的情感内在地自我揭示,正如它作为生 

命体的“我能”那样，那么和其他感触一样,这一实存的情感与身 

体的感觉相比还需要有一种结构上的本体异质性。现在，的确 

需要考虑这种结构上的异质性，它解释了为什么‘‘萨瓦牧师的信 

仰自白”的作者感到有必要去谈论“评判”的问题。甚至应该说, 

之所以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是唯一能够通往“内在情感”本质的问 

题，是因为前人的研究几乎没有留给他关于原始感发性的本体 

论概念，在这作为绝对被动性的原始感发性中，自然的感触被认 

为是完全“独立”(参见:E, 571)于感觉自身的，也就是说与一切 

情感触及和一切感受都截然不_。

事实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笛卡尔曾深入研究过情感触 

及的问题,只不过是通过“我思”去分析这个问题的，那么卢梭完 

全没必要在感触的内在性问题上绕这么大一个弯，这个问题所 

讨论的在他看来就是评判中的“精神之力”。于是问题就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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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通过这样种提问法 (probl6matique)，是否会更容易获得一 

种与感性印象的印象性 ( i mpressionna 1 i t6)相比绝对独立的“感 

觉"(scntir)的概念?

卢梭写道:“当我们发现两种需要加以比较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了它们的印象了，对每一个客体都有所感觉了，对两 

个客体都有所感觉了，但不能因此就说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它们 

的关系。” (E,572)事实是，这些感性印象之间的关系产生并不 

属于感觉;只有这种关系产生本身被感觉到了，它才会像已经在 

我的能力范围内一样被赋 f 给我。比较.不同感觉的能力是自我 

给予的:我的心灵正是通过这个能力才可以将不同的感觉联系 

起来。但这种力量，这种精神之力并不仅仅属十我:它就是我； 

这意味着，它并非是来并人某些也许是先于它的实现而存在的 

叫做“我”，或被称为“自我”的实体存在者。自我并非先于它自 

身所具有的能力而存在，不会与这些能力分离，此外，这些能力 

也不是它的“所有物”。不，这些能力不是自我的所有物—— 否 

则它们只是单纯地被占有,如人可以掌握，也可以随意抛弃的 

“外部”的事物一般^自我反而是它自身能力的附属品。我是构 

成“我”的 --切能力的我的东西。而这种自属性(miennert)就是 

“实存的情感”的产物，“我能”的个体力量依靠实存的情感而建 

立起来，因为通过感觉自己，这种能力得以占有自身，并凭借这 

种自我占有(autoappropriation)而不断扩大它自己。换句话说， 

自属性是一种对自身主体性的内在性的决定。或者用卢梭的话 

来说:“我心灵中所具有的这种归纳和比较不同感觉的能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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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别人给它一个这样或那样的名字；[…… ]它始终是存在于我 

的身上而不存在于事物的身上，而且，尽管是只有在事物给我以 

印象的时候我才能产生这种能力，但能够产生它的，唯独我自 

己。”(E，573)

因此，这不再是表象性(rcpr£sent:ativiti)的问题，也就是说, 

这不再是客观实在性和感t 的问题，也与永远只在“偶然”原因 

下才有的、外部的、在现象学上次要的、总是不同于印象的客体 

的现实无关。相反，这是统一性的基础的问题，一种感觉可以在 

这个基础上发生，不管这种感觉所涉及的是一个客体还是另一 

种感觉。但这个基础无非是比较的感觉的可感受的存在 

senti)本身，它只是被给予在其感发的肉体中的存在，正如那些 

影响着我们的东西，即生命中内在的和主观性的起源。比较(即 

使用评判的智力能力)对一些印象进行对照、联系与界定，并不 

是根据这些印象的原因（或它们的主观理由）的不可克服的差 

异,而是根据对它们的印象存在(Str̂ impressionnel)的建立，因 

为这种印象存在最初是在“感受自己”中（在卢梭决定称之为的 

“内在情感”中）自我形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哲学上非常清醒的卢梭进一步认识到，我 

们甚至并不是只能从唯一的印象的比较，唯一的“评判”中，当然 

也不是从这些相同印象的印象性中得到我们精神之力的最初证 

明。事实上，这也是从之后的文本中得出的，我们看到通过其固 

有的本体的结构可以显现为自己的印象不再是纯粹被动(从外 

部 接 受 的 意 义 上 ）的了。相 反 ，印 象 似 乎 在 现 象 化 Ue



ph6nom6naliser),也就是说,它任凭自己由“意识”决定，由于一 

种主动的、自由的能力将它给予它自己，并将它置于自己之中， 

之后，它便可以随时进行可能的鉴别与比较了。但这种给予的 

能力，这种主动的“在自身”的力量与印象并无不同:它是这种在 

其印象性中的印象，也即在其与“感觉 0 己”的直接结构中的印 

象。印象的“感觉自己”、印象的自我印象同时是（甚至是在其 

“压力”下的)力量的释放和能力的展现:准确来说，正是它使自 

我能够受到影响《

印象的“认知”是通过其印象性完成的，也就是说，在心灵可 

以通过意识将印象与自己比较(A = A >或将它与另外一个事物 

比较（A #-B)—— 我有可能在一个命题判断中进行一种比  

较—— 之前，感发性的力量已经将其置于自身之中。卢梭非常 

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除此以外，我认为，如果你曾经想过的 

话,还有一点是一定会使你感到惊奇的，那就是:如果我们在运 

用我们的感官方面完全是消极的，那么他们之间就不呵能有任 

何相通(communication) ” (同上）,没有任M “共同存在” (6tre-en- 

commun)。事实上，通过这一“相通”的主题，我们应该如何理 

解感性印象？无非是那个著名的，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感觉中 

枢 ” （ iensoWMm commimf1)的哲学问题，在现在的这个定义之前， 

“感觉中枢”一般指的是一种前期预测的或是基础命题的决定， 

因此，卢梭认为，在感觉的起源处■— 我想说的是:在它们的感

性显现之处---也许存在一种认同 It 为 （ acte d’identification)，

它发生在感觉产生联系之前，并证明了感觉间联系的存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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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即使感觉主义只与表象的感觉® 有关，而忽略了印象 

性的鲜明特点，我们也不禁要问，这种认同原理是否属于感觉结 

构或精神本身。这个关于感觉主义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卢 

梭的问题。

既然感性显现的问题绝不简单，既然要从孔狄亚克的感觉 

主义中摆脱出来绝非易事，而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在理论层面 

又是如此地不确定，那么卢梭对于“感觉中枢”（E，280)的第一 

次解释是模棱两可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再次指出，《道德书信》中对于孔狄亚克感觉主义的尖锐 

批判已经无法拯救《感觉论》中的任何内容^在这篇文字中，卢 

梭对孔狄亚克提出了反对意见(众所周知，对于孔狄亚克来说， 

感觉的存在完全取决于感官，感觉通过感官显现出来），他说，如 

果感觉是在每个孤立的结构中产生的，那么它应该会根据感官 

的“数量”和每个个体所特有的身体构造而有所改变。卢梭的反 

对意见通过这种方式打击了经验主义的核心,它是毁灭性的，尤 

其是卢梭还补充道:“您可以从孔狄亚克神父的雕像中看到，如 

果将每种感觉分别给予我们，认识会在何种程度上属于这些感 

觉，还能看到关于比我们拥有更少器官的生物的本质的奇怪争 

辩。您认为其他拥有我们所未知的感觉的生物是怎样看待我们 

的?” (LM , 1096)

如果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一个物体绝非由单

① 也 就 是 说 ，与偶尔的外部原因有关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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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的某个器官感觉到的,rfu是由多个器官同时感觉到的，那么由 

感觉的实在性所引出的问题可能会更加复杂。感觉的实在性是 

由我们的感觉的“整体”来构成的，这个整体不是由毎个个体器 

官单独传递的，我们部分器官的感觉的不确定的汇总，而是定义 

了我们的感觉的共同存在，在传统心理学表述中,它的专业术语 

是“体感”(coencsth6sie)。

这种感觉上的相通，卢梭称之为感觉中枢。那么随之而来 

的问题是:是什么把每次给予的各种感觉统一为经验中的这种 

感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康德会回答:内在感觉的结构 

(换言之:时间的形式)。但这并不是卢梭的答案，因为在他看 

来，内在感觉的结构本身也要求一种统一,这种统一是无法由它 

本身来赋予的，因为它本身的力量(即作为直觉的先验形式的时 

间)不是别的，正是外在性。换言之，内在感觉始终以一种自身 

性的获得或存在—— 统一和自然的力量—— 为前提，将自己的 

各种直觉与这种自身性相联系似乎是合理的。但卢梭并没有从 

这些方面提出问题,而是更愿意跳过康德遇到并认为可以通过 

时间的自我感发解决的问题。在实现这一跳跃的过程中，正如 

我们在“信仰自白”中所看到的那样，他将被引导着明确强调将 

感受性本身,即感觉间的“相通”，建立在一种原始的自我触及基 

础上，这种自我触及的结构与感觉的触及无关，也与“表象的感 

觉”(参见 E,282,572)无关—— 甚至与时间性也无关。

因此，如果为了清楚起见，我们接受使用笛卡尔为其观念保 

留的术语来表示感觉，我们会说:对于卢梭而言,感受性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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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能从它的客观现实(表象的感觉)来理解，也不能从它形式 

的实在性(感觉的触及，或者是一一用康德的话来说—— 作为直 

觉先验的形式的内在感觉)来理解;不:感受性的显现以其物质 

实在性不可分割的统一性为基础，物质实在性存在于托感性存 

在的自我感触中，也即，在其肉体的印象性中。事实上，如果没 

有这种肉体的物质性，没有这种胡塞尔所说的“质料”（hyia〇的 

自然特性，卢梭认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认识到我们所摸到的 

物体和我们所看到的物体是同一个东西”（E, 573)。因为，若没 

冇肉体构成性的自我触及，我们就会像孔狄亚克一样，陷入到这 

种荒谬的抉择中:“我们要么就一点儿也感觉不到我们身外的任 

何东西，要么就会感觉到五种可以感知的实体，而没有任何办法 

可以辨别出来它们原来是同一个东西。”（同上)然而，我们所有 

的经验每时每刻都在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应该要问自己:构成感性知觉“身份”的是指向同一个感性 

物体的所有感觉的相似，还是所有感觉汇聚成的唯一感觉？换 

个说法，是感觉中枢，还是判断能力？还是说，其实都不是？ 

我们已经说过，《爱弥儿》第一卷对于这些问题给出了一个模 

糊的第一回答。卢梭在间接地想到孔狄亚克时，他仍然让我们假 

设他赞成“常识”(sem commun)的结构:“假使一个孩子生下来的 

时候就具有成人的身材和体力，假使他出生的时候，比方说，就从 

母腹中带来了种种的装备，宛如帕拉斯从朱庇特的脑壳里跳出来 

就带着武器似的，那么，这个小大人将是 j 个十足的傻瓜。一个 

机器似的人，一个不活动和差不多没有知觉的铸像:他什么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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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一个人也不认识，也不知道把眼睛转过去看 

他需要看的东西，它不仅看不见他身子以外的任何物件，甚至感 

觉器官促使他观看的东西，他也不能把它反映到感觉器官里去； 

他的眼睛不能辨别颜色，耳朵不能辨别声音，身体接触到什么东 

西，他脑子里才知道有什么东西;他的一切知觉都结合在一个点 

上，而且只存在于共同的‘感觉中枢’里。”(£, 280)

这段话基于一个解释性的假想(小大人），旨在揭示身体成 

为一个感觉的存在的原始条件，显然是在为一个决定性问题寻 

找一个解决方案，但并没有找到。它的根本价值还是在于提出 

了这个问题。很明显，在理解是什么使感受性成为现实的时候, 

卢梭对孔狄亚克的理论进行了检验,以表明它什么也解释不了。 

事实上，对于孔狄亚克而言,能够超越我所体验到的感觉，并在 

感觉之后得到印象来源的“真实”存在的，是手所传达的实体感。 

但如果手是我对于身体的认识本原,那么身体不就是手本身吗? 

这样的话，我又如何能认识它呢？二选一:要么感觉总是孤立 

的，但就器官本身而言，它从不为人所知,所以它就不可能像卢 

梭说的那样“关联”感觉对象。然后我们便可以从中推断出，感 

觉 的 来 源 永 远 是 未 知 的 。 要 么 感 觉 是 “体 感 的 ” 

(coenesth6sique),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考虑大脑中的一个共 

通点 (point commun),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感觉的统一。但是，在 

这第二种假设中，除了感觉的统一取决于它本身以外的东西之 

外，除了它始终在自身以外寻求其存在的身份之外，这个(大脑 

的)“点”本身仍然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属于身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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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只能像所有身体的感触那样被感觉到:以一种外来存在者的 

形式从外部影响它。

这就是为什么与“感觉中枢”之谜相关的解决方案无法提供 

任何东西来构建可感受的存在真正的实在性。这个理论预设了 

一个事实，即“感官性”(sensorialit6)是一直在场的事物，它必须 

要与其他事物共用同一种识别方式(即表象的重言式同一），这 

便是卢梭深谙于心的。从这个位于大脑中，但事实上并没有真 

正定位的点(难道它不需要另一种感觉来使自己得以定位吗?）， 

卢梭直接开始了对一种完全是另一种抶序的现象的考虑:自我 

的观念。因此，他补充道:“他[这个小大人，类似于孔狄亚克的 

雕像]只有一个观念，即‘我 ’的观念，他使他的知觉都要符合这 

个观念;而这个观念,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这个感觉，也许就是 

他比一个普通儿童唯…具备得多些的东西”。（同上）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普通”儿童在这里充当了“原始自 

然”、自我的主体内在性的象征性人物，这个人物在许多方面与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描述的野人形象相对 

应。但这段文字明确提到，小大人的感觉与(普通）儿童的感觉 

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有能力理解这些感觉，将它们看作是“一 

类”的，识别它们，并因此将它们相互联系—— 总之，对它们进行 

比较。现在，这种能力似乎完全取决于“自我的观念”（id6e du 

moi),或者像卢梭试图纠正的那样，它完全取决于一种自我对 

于自身可能会有的情感。这是否意味着,这种情感只取决于这 

种通常来说在大人身上比在儿童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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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 ” (conscience de soi) ? 毫无疑问，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 

就会承认，在自我和自我对于自身可能会有的表象之间存在一 

种对等，它与一切构成卢梭主义特殊性的事物都是相对立 

的……因此，我们不要试图掩盖事实:《爱弥儿》第一卷的这段文 

字表现了一个重要的障碍，卢梭直到在同一部著作的第四卷，也 

即在“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中，在更根本的基础上才得以解决 

这个障碍。

因而导致卢梭在《爱弥儿》第一卷中失败的原因，是他不 

想—— 出于本质上的“批判”原因—— 在不借助感觉主义术语的 

情况下，且在孔狄亚克理论所提出的背景之外去展开他的提问 

(感觉从中获得实在性?)。因为在这一分析阶段，他打算(没有明 

确宣布)将这个理论束之高阁，所以不可避免地，卢梭的思想没有 

得到发展:事实上，他的思想只能继续依赖于，甚至是消极地依赖 

于感觉主义哲学。卢梭自己是知道这一点的，能够证明这一点的 

就是《爱弥儿》中话语的推进:在写“信仰自白”时，卢梭其实表明 

了他在写第一卷时没想过可以正确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当然，虽然注意到这些文字上的犹豫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 

不应就此止步。重要的是以“自身感触”来纠正“自我观念”的意 

义。因为，由于这一学说的发展，卢梭在《爱弥儿》中把“内在情 

感”的原始自我感触定义为感性存在(不论这存在是感性的还是 

感发的)的实在，也即定义为一切被给予的实在的本质。因此， 

根据卢梭的伪洛克主义（pseudĉ loclusme)，一切被给予我们的 

东西(包括思想)首先是以感受性的方式给予我们的，而这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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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性本身是通过感发性给予我们的。因此，体感远不属于比较 

评判的范畴，也远不是基于意向性和表象的意识,它更多地是建 

立在“自我感触”基础之上的。

由感觉的本质和实在性所产生的问题现在反映在广‘实存 

的情感”的问题上，它接收或始终能够接受自身之中和作为自身 

的所有感觉。从感觉或是感觉中枢中出发，以识别实存的情感 

的本质，这就是只有在颠覆事物的现象学秩序的条件下才有可 

能实现的。最终 ,我们在《爱弥儿》第四卷中瞥见的事实是，实存 

的情感解释了被给予感觉的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我们可以看 

到，这种颠覆最初对卢梭的思想是不利的，因为它的结果是使卢 

梭(在《爱弥儿》第一卷中）以一种混乱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方式 

支持一些武断的，甚至是不合逻辑的立场。因此，为了正确地找 

到问题的核心，有必要从自我本身，从自我原始力量的展现开始 

进行讨论。这正是卢梭在“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中阐述其思想 

时的做法。

其实,卢梭在《爱弥儿》第四卷的中间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出色的“形而上学”梗概，他希望以此作为他“真正的哲学”的 

构成要素。但在重新提及这一点之前，必须再次强调的是，按照 

感发性的先验理论形式规范的构成，也许会让卢梭不再犹豫地 

去解决“第一个怀疑”,这个怀疑是他在“我存在着，我有感官，我 

通过我的感官而有所感受”这一表述 (笛卡尔和洛克，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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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验主义的真正综合)之后所感受到的。虽然卢梭从未提出 

过这个感发性的先验理论;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自我的感发性 

问题、主体生命内在的愉悦与痛苦问题贯穿着他的整个作品，甚 

至还包括他那些看上去不那么哲理，而更多是铁事的自白。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萨瓦牧师在开篇是如何措辞的： 

“我存在着，我有感官，我通过我的感官而有所感受。这就是打 

动我的心弦，使我不能不接受的第一个真理。我对我的存在是 

不是有一个特有的感觉，或者说，我是不是只通过我的感觉就能 

感到我的存在？这就是我直到现在还无法解决的第一个怀疑。 

因为，由于我或是直接地，或是通过记忆而持续不断地受到感觉 

的影响，我怎么就能知道自我的感触是不是独立于这些感觉之 

外的,是不是不受它们的影响呢? ”(E，571)

在缺少一种关于情感的纯粹理论以及情感自我触及的理 

论 ，还缺少对其“独立”本质的揭示，也即对其绝对主体性的揭示 

的情况下，《爱弥儿》的读者实际上被引导着以更基本的方式去 

理解是什么构成了实在性，也即我们所谓感觉的给予(和显现） 

的模式。在《爱弥儿》第一卷中对“感觉中枢”的相关论述已经能 

说服读者，即这种实在性从来不是由“我”所感觉的身体器官给 

予的，因为身体器官，所谓的感觉现象的起源，它本身并不是这 

样定位的，无法被明确地给予。正如卢梭当时所肯定的那样，这 

种存在与其说属于感性身体的有机性，不如说它只是存在于“自 

我体内” （ en moi)。

的确，如果牧师没有马上给出这样一种证明,其激进特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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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马上就会影响到整个学说，那么这个回答就有可能会显得 

非常含糊，或者说不是很重要。因为宣称感觉只存在于“我体 

内”就是肯定了这些感觉的显现形式仅仅是内在的，因此卢梭还 

补充道它们使我感受到我的实存”。这个限定在此处是至关 

重要的:从哲学的角度可以清楚看到，如果这种感受本身没有在 

生命中预先形成它的“感受自己”，那么就不会有感觉的问题。 

此外，在这些极为密集的书页中，如果说有时卢梭给人以重复双 

重原始事实的印象一 我有感觉和我感觉我存在一 ,那是因 

为他首先对知道这两种原始给予可能显现出哪种基本或派生的 

联系问题感兴趣。我能感觉到自己，是因为我有感觉，不管是什 

么感觉，不管它们来自何处吗？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我总是已 

经拥有了对“我”的感触,所以我能够在体内接收这些感觉？如 

果我们能够确定这个不断受感觉影响的“我”的自主性，那么这 

个问题就可以得到明确的解决。

我的感觉通过被动性而获得，即使这种被动性证明了感觉 

的外在因果关系(causa 1 it6 cxt6rieure),这种外在性也并不能解 

释一切，因为尽管有“自我以外的存在”（£trohoriwje"moi)的刺 

激，但感觉确实存在于我体内，并以一种内在的方式被感觉到， 

如那些构成我感受性的组织结构，也即肉体的东西一般。换句 

话说，尽管感觉的原因具有物质世界的外在性，但感觉从未停止 

作为我的不可还原的存在的自我给予。卢梭就是这样以某种沉 

重的风格为代价，审慎地把感觉的这种自属性和内在性表现出 

来的;在区分了感觉的实在性及其客观因果关系之后，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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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觉是在我体内的，它的原因或它的客体是在我体外的， 

它们不是一回事。”在得出来感觉的原因不同于感觉的实在性的 

结论后，卢梭认为至少在这个分析阶段，没有必要指出这种内在 

地被感受和被给予的印象是否在结构上不同于自身存在的构成 

性的“感觉自己”。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却使得他要追问:是什 

么使具有超验内容，并依赖于自我的感觉也具有内在的、感发的 

内容？因为这个内容，我感受到了我的实存，我感觉到这内容是 

一种绝对、必然属于我的存在。

即使如唯心主义者笛卡尔的“第三沉思”那样，我们承认这 

些在我之外的客体，这些从外部引起的感发性的客体只是一些 

观念,但这些观念所引起的感发性仍会任凭自己在始终以及被 

给予的我的存在的内在性中，体验构成这种原初的自我给予的 

东西，用卢梭的表述就是，“使我感受到我的实存”的东西。这就 

是说，卢梭所提出的批判性问题不仅适用于把存在归结为身体 

感觉的唯物主义，也适用于把存在归结于意识中的表象的唯心 

主义;且这两股思潮都没有考虑到感发性的终极结构和实存的 

情感的基本构成，因为除了存在的客观给予，它们不承认其他任 

何实在性的给予模式。卢梭清醒地总结道:“因此，唯心主义者 

和唯物主义者的所有争论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

但我们不是已经表明，在“信仰自白”中，对感觉的实在性的 

本体论阐释，对决定感觉以一种实存的情感以及“我”的模态形 

式显现的内在性的阐释,已经让位于评判理论了吗？事实上，卢 

梭认为，应该由这种评判，或者说由其通过“意志”的决定来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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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这种自主，这种自我的“独立”，这正是萨瓦牧师从一开始就 

在寻求的。这便是他现在所宣称的:“知觉，就是感觉 ;比较，就 

是判断;判断和感觉不是一回事情。”（同上）

评判是能够解释存在于(“内在”)情感和感觉之间结构性的 

本体论差异的标志，前提条件是这种评判本身表现出与感觉相 

同的结构。卢梭从笛卡尔对于评判的理论中汲取了灵感，并得 

出其教学本质:理智的有限性和意志的无限性在他身上共存。 

如卢梭的思想想要说服我们的那样，意志源自一种根本的“我 

能”的内在性—— 源自本质的自我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自我生命 

的一种重要决定，凭借这一能力，自我总是pj以用自己最微小的 

行动进行回应一 ,并且这种意志具有鲜明的“无限性”特点，在 

这个意义上它就不可能具备理智有限性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必 

然会影响一切智力活动发生的超验坏境，那么从这两个原因中 

可以得出结论，正是因为对(意志的)内在结构的正确阐释，问题 

总体得到了解决。然而，即使卢梭主义的意志在一种自身的直 

接经验中显现了其实在性,这恰恰使人联想到了笛卡尔主义的 

意志，但萨瓦牧师所提出的评判理论仍远未达到,至少可以说， 

因为其深刻的睿智而与众不同。困难接踵而至。让我们听一听 

卢梭说的:“我只是通过对我自己的意志的认识而了解意志，至 

于说理智，我对它的认识还不是十分清楚。” (E，586)因此，不仅 

意志在这样一种与自身(有关的“感触”)共同完成的无声的、直 

接的体验中揭示自己，而且理智也和意志有着同样的感发性条 

件 ，它在主体实在性中揭示了理智。理智就像意志一样,它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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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这种内在的感发性才会在其内在的本质中向自身揭示，没 

有比这更笛卡尔式的了—— 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然而，一旦 

我们专注于把心灵的“能力”(理 智 、意志）的自身的内在条件与 

评判的结构—— 根据笛卡尔的说法，评判的结构是由理智对意 

志的决定而产生的—— 相联系，就会出现一个难点。因为只要 

这种结构以一种外在的方式与意志和理智联系在一起,我们就 

无法再理解一 究竟在什么条件下—— 评判如何能像卢梭说的 

那样被“确定”。因此，设想理智、意志和评判本身之间的联系是 

一个难点，因为在这种联系中，这些能力相互交织，错综复 

杂—— 每一种能力都既是另一种能力的原因，也在本质上决定 

着另一种能力。因而也就出现了以下表述的不确定性:“如果你 

问我是仆么原因决定我的意志，我就要进一步问是什么原因决 

定我的判断，因为这两个原因显然是一个;如果你巳经明白人在 

进行判断的时候是主动的，知道他的理智无非就是比较和判断 

的能力，那么，我们将看到，他的骄傲只是一种类似的能力，或者 

说是从这种力量中衍生出来的;他判断正确了,他就选择善;他 

判断错误了，他就选择恶。那么,是什么原因在决定他的意志 

呢？是他的判断。是什么原因在决定他的判断呢？是他的理 

智,是他的判断的能力;决定的原因存在于他的自身，除此以外 

我就不知道了。” (同上）

尽管有这种系统性的相互参照,尽管有这种外部决记的桢 

糊作用,但我们要注意到理智、意志和评判—— 这 :•: vt都玷“[丨丨;: 

力”，也即一种基本的“我能”的模态—— 交mr .个啡•丨丨.丨|: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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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中:比较不同的感觉。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正如 

笛卡尔对于“思考的东西的”第二个定义所说的那样，-一旦理智 

和意志被带回到源自“我思”的模态的共同地位，换言之，一旦它 

们的基本主体性被考虑在内，就不可能更淸晰地构想在评判中 

把这两种使我们得以了解内在性的能力结合在一起的决定关 

系。这样，我们便明白了决定我的评判的原因与决定我的理智 

的原因造同一个，我们明白了它和决定我意志的原因也是相同 

的:卢梭说，这个原因在“我体内”。如果我体内只有我自己，如 

果说我体内的一切都作为我生命的实质活着一作为不同于其 

他任何生命的“活着”—— ;如果说除了我自己，我体内没有任何 

东西与生命有纯粹联系，那么只有我自己，只有这种纯粹联系可 

以决定我的行动、思想和意愿，以及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 

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存在;或至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会 

这么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萨瓦坆师可以有力地宣称:“因此，人 

在他的行动中是自由的，而且在自由行动中是受到一种无形的 

实体的刺激的。” (E，587)

为了得出这个结论，即生命是一种激活人类,并使其行动自 

由的“非物质实体"(substance immat6rieUe)，是否有必要通过这 

种对评判的“分析”（analytique)来比较不同的感觉？或许并没 

有必要。但笛卡尔主义以及感觉主义对于卢梭的(即使是有争 

议的)影响是如此具有约束性，以至于他不由分说地以为自己只 

能选择这条道路。为了说服自己相信心灵的非物质性，即心灵 

的“精神性”（参豇DOI, 141),“精神性”一方面构成了自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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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能力，另一方面，相对于影响自我的感觉而言，它也是完 

全自主的实存的情感的基础,卢梭最终克服了“信仰自白”一开 

始所表现出的“怀疑”。并不是感觉给了“我”根本的感触，“我” 

才感受到自己存在。也不是内在感觉，即一种感性视域的形成， 

与之相对的这些感觉可以被“我”所接收和识别 ,不是这种直觉 

(时间)的“形式”形成了“内在感触”。这种感触(内在感触、实存 

的情感)是特殊的、自主的，是“独立”于整个感受性的。

但有人会问:这种自主的感发性是靠什么产生的呢？答案 

是:确切地说，是靠自身的感发性！ ‘‘自我的感触”不过是恒常、 

先天的自我触及，它构建了作为基本的“我能”的自我的存在^ 

或者换一种说法，实存的情感作为自身的感触，是一种原始的、 

不断的自我触及，按照卢梭所说，正是因为有了实存的情感，存 

在才能够以一种自我享受或自我痛苦的形式来把握其固有的现 

象学本质，其固有的情感触及。因此，作为绝对的自然基础，实 

存的情感的享受或痛苦伴随并产生了在我们生存过程中能够影 

响我们的所有表象(感觉、想象或观念），以及构成我们存在、我 

们在“肉体性”中展现的所有能力;正是这种享受和痛苦的情感 

触及决定了自我的生命，因为它是生命的绝对主体性,生命的 

“原始自然”,生命的“非物质实体”。

鉴于此结果，整个决定的顺序都被颠覆了。这种颠覆使卢 

梭得以通过分析来更有力地捍卫他的先验灵感。因为在这些分 

析中，真正有争议的是感觉之可能性的条件，笛卡尔是首个使人 

们认识到这一条件的人，它本身是一种非感性的感受（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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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 一种“原始的”感受，排斥一切表象的感觉。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并不是因为我接受了来自外部的 

感觉，所以外部就对我造成了影响或者我会在本质上受其影响。 

我之所以会被外部感觉所影响，是因为我先验地具备了作为一 

个“感发的存在”的能力—— 从这一特殊意义来说，我的自我总 

是已经在自身中自我感发，也就是说，在其个体的生命中自我感 

发，因此，我总是已经在这种“内在情感”，在这种“实存的情感” 

中被给予并交给我自己实存的情感”在最初就在其真实主体 

性的本质中，在其作为感发性绝对特殊性中，向自己揭示了我的 

实存。这就是为什么不论感觉的“客观实在性”如何，+论 它 们  

的超验内容如何持续”（E, 571)影响我的感觉的实在性都不 

可挽回地存在于“我 体 内 在 内 部 ”(LM , 1088),这就是为什么 

这种实在性以根本内在的方式，在我自然的内在性中，如我生命 

的肉体^般被给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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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想象在怜悯心活动中的作用：

对《论语言的起源》中一个片段的评注

在《论语言的起源》中，卢梭对怜悯心问题的论述如下:“唯 

有随着知识的增长，社会情感才获得了发展。怜悯虽于人心为 

自然，但若无想象的发动，它将永远沉睡不醒。那么，怜悯是如 

何在我们身上被唤醒的呢？通过推己及物，通过分享其他存在 

物之苦难。我们的受难之感，仅仅在于我们对其他存在者正在 

受难的判断。我们的感受并非来自自身，而是来自他人。想象 

一下这样的外推需多少习得的知识作为前提！倘若缺乏关于不 

幸的观念，怎能有所想象？倘若对于他人所受之苦难•-无所知, 

倘若对它与我共同具有的一无所知，那么，就算看到他人在受 

苦 ，我又怎能有所感受呢？ 一个人若从不反思，就不可能有仁义 

之心，也不可能有惻隐之心;他同样不会成为一个邪恶、记仇的 

人。缺乏想象的人只能感受到他自身，他茕茕孑立于人群之 

中。”（EOL，395—3 % )

想象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解决卢梭对于怜悯心的其他定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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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的现象学难题，这些定义并没有要求想象去理解现象。如 

果真有这样的要求，卢梭肯定会马上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允许我 

们合法地谈论他本人对于其怜悯心理论的质疑k 事实是，想象 

除了“填补”了情感的内在性，它也是同情心经验的一种不可或 

缺的给予。的确:在这种“鉴别性”经验的过程中,我有时会去体 

验他人的情感—— 不是那种同情的痛苦或是卢梭所说的“旁观 

的动物”(DOI，155)的痛苦—— ，这种体验是属于我的，因此，它 

与他人自己正在体验的情感并不一样，甚至也不相似。我的同 

情心所产生的痛苦绝不会与他人所遭受的痛苦相混淆。或者换 

一种说法:我从未感受到他人所感受的，我从未感受到他人在其 

自身感发性的实在中所感受的情感;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想 

象，这显然完全不是一回事。卢梭因此写道:“我们的受难之感， 

仅仅在于我们对其他存在者正在受难的判断。”这也就是说，反 

之，什么都不想象的人，只能惑受到他自己。这个结论将会使所 

有蔑视同情心的人陷入反思……然而，从中可以得出的唯一结 

论应该是:即使两种情感的性质(当然它们是两种痛苦湘同，我 

的（同情的)情感和他人的(受苦的)情感也完全不同:体验的类 

似绝不意味着对它们相似性的肯定。因此，虽然在我的感知中， 

他人所经历的痛苦总是不M于我可以感受到的,但这种差异正 

是本质的基础。这种差异如下:我的情感被赋予我，使我活着， 

它对于我而言是无比真实的,而他人的情感则不然，也就是说, 

在我的感知中,他人的情感是一种不真实的—— 从现象学角度 

看是不真实的——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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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就是卢梭所描述的三个时刻,按照他的说法，这 

三个时刻可以使怜悯心这-'“自然美德”成为一种“认同”,这种 

“认同”永远无法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完全做到感同身受：

(1)  首先，必须要提出怜倘心的现象学本质，认为它是感发

性的一部分；

( 2 )  其次，必须要考虑到“感知”关系,它产生了一种心理学 

上不真实的情感，因为他人情感在我看来的不真实性正是建立 

在这种感知上的；

( 3 )  最后，必须将所有体验根植于想象中。

但应该从这一切中牢记的是:在这种感发性、感知和想象的 

结合中，在这种由怜悯心带来的融合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本质的 

不协调，它恰好使怜倘心作为感发性的感知进行活动。而以这 

样一种方式，这种同情心作为感发性的感知产生的结构，作为一 

种相连接的分离，或作为一种不混淆的认同，形成了一种认同， 

这种认同在“自身”和“他者”（当然，我们所说的“他者”是指“他 

人”)之间打开一种距离、一种差异、一 种区别的空间，区别的空 

间的打开使得某些比较得以进行。

由感发性的感知所产生的自身和他人之间的差异使比较 

(通过评判的方式)成为可能，它不是由情感触及产生的,情感触 

及贯穿同情关系，且基于怜悯心情感的直接性和内在性。这种 

差异是由关系本身引起的，因为这种关系具有感知的特点，即是 

意向性的。换言之,（他人的)情感对于那些“自我关联”这种情 

感或是“推己”及物的人来说，其不真实性几乎与关系双方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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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到的情感的触及无关,而是取决于富有同情心的“旁观者”(正 

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称呼的那样）的行 

为所依据的感知和意义赋予的结构。卢梭在《爱弥尔》中如此宣 

称:“我们对他人痛苦的怜悯程度，不决定于痛苦的数量,而决定 

于我们为那个遭受痛苦的人所设想的感觉。” (E, 508)

现在，《论语審的起源》中所揭示的“我们的感受并非来自自 

身，而是来自他人”的原因在我们看来就更加清晰了。

看来，痛苦—— 我们所说的在同情心中“共有的”受难之 

感—— 与受苦的他人在其主体性的绝对内在中所体验到的那种 

痛苦绝非同一种:基于同情心所感受到的痛苦不同于他人所经 

历的痛苦，它只产生于我们对于他人的痛苦所形成的不真实表 

象(观念或形象），仅此而已。此外，我们还要借助米歇尔•亨利 

的现象学来阐明这一结构的本质。在《显现的本质》§ 6 7 中，米 

歇尔•亨利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如下分析:“痛 苦 的 真 实 他 说 ， 

“是别人在根本的内在性中对自己的感发和自我揭示，正是这种 

根本的内在性构成了别人的自身性。相反，在对他人的感知中 

体验到的痛苦仅仅是一种瞄准的痛苦，这种痛苦在本质上是没 

有意义的，它被规定为是‘真实经历过的’、‘他人经历过的’痛 

苦 ，也即它由一系列集合的和理想的意义所决定。这正是因为 

在他人的感知中真实瞄准的痛苦与这种感知的现象学内容并不 

相同，相反，它对于现象学内容而言从根本上是陌生的，因为这 

种痛苦对于这种感知的感发性而言是陌生的，它被认为是另一 

个人的痛苦，另一个自我被摆到了感知的自我的面前„ 主题经



验范畴的多元性、不同自我的多样性是建立在真实感发经验范 

畴的多元性基础之上的，也是真实感发经验范畴的多元性所要 

求的。”①

同情心现象的所有重要性都集中在这一点，g卩:在同类(pa- 

rei 1)和相同（mSme)的这种对立中，在相像 (ressemblance)和相 

似 (similitude)的这种差异中。因为，只要他人的痛苦被视为一 

种不真实的情感，即一种“构成的情感”（由一种意义构成，这意 

义甚至如卢梭所说的那般，就是我们赋予受苦之人的情感)的表 

象，那么同情的“旁观者”就无法像他人一样去体验他的这种痛 

苦。但是，如果有同情心的存在者无法以同样的方式体会到他 

人痛苦的情感，如果他只是像卢梭说的，是“旁观的动物”，只能 

感发地感知他人的痛苦，那么谈论“同情"（com-;w«!_cfi)还合 

理吗？

在《论语言的起源》中和在《爱弥儿》中一样,这不仅是想象 

作为使t令腕心发挥作用的能力的问题，而且是想象作为“社会情 

感”的问题，并不是像《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说的那 

样，是想象作为“自然美德”的问题。在我们看来 ,《论语言的起 

源》的论证的有趣的点在于，它使我们可以通过动词“com-patir” 

(意为“同情”）的前缀—— 这 个 指 的 是 一 种 连 接 /分开类 

型的矛盾“认同”—— 来一窥究竟。而《爱弥儿》中的分析则旨在 

确定构成了同情心的痛苦的意义。表述如下:“要同情别人的痛

① 米 歇 尔 •亨 利 ，《显现的本质》，§ 67,前揭，第 792—7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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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当然要知道別人的痛苦是怎样一回事情，但不一定要自己去 

感受那种痛苦。当一个人受过痛苦，或者害怕受痛苦的时候，他 

就会同情那些正在受痛苦的人;但是，当他自己受痛苦的时候， 

他就只同情他自己了。” (E，514)

这是什么意思？痛苦作为一种感发性的体验，永远不会给 

除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留出任何位置，它从不指向某种外在的、 

可见的东西,这是因为一种情感的内在体验始终建立在自我触 

及的结构的基础之上，这种自我触及的结构使得情感全方位感 

受其存在，永远不能与自身保持距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情感 

在生命中自我触及，它是自我感受的东西,它本身构成了这同一 

个生命体的自身和自身性。情感在活生生的现在和它直接的、 

非维度的经验中被感受，为了感受到情感，不需要在它面前升起 

一个超验的短暂视域。总之，这就是为什么受苦的心灵在其感 

受的直接性中完全沉溺于自身之中，除了自身，它无法超越其他 

任何事情，超越除感受的体验之外的任何事物。

我们还要感谢米歇尔•亨利,他在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中 

表明，情感的超越(d6passement)本身发生在“情感的内在性”中， 

也就是说,“感觉朝着它所感觉到的超越”,每次这种超越的实现 

都会“使得感受无法超越任何东西，无法超越它自身，它是被其 

自身的实在所掌握的存在（l’etr^ saisi)”。米歇尔•亨利随即又 

明确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我们想听到让人产生同情心的事情， 

我们就会很容易记住这些事情:“超越的缺失是在情感中超越它 

的东西，它对自身的认同。一种这样的超越，即对认同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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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自身之中完成，并赋予情感以内容，向情感敞开，将自己的 

情感与内容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使其永远承受自身存在的重 

量。因此，使自己永远作为存在的，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自身’

(Sen)。没有运动的运动在自身中完成，在这个运动中，超越作 

为一种实体和有分量的内容接受了自己，到达自身，体验到自己 

的充沛。自身就是超越自身，实现与自己等同。”®

因为正是基于这种“超越自身，等同自己”,这种不逾越的超 

越 ，这种不外显的运动，这种不出离的出神，一言以蔽之,正是基 

于这种过剩和它所“包含”的充沛(卢梭毫不犹豫地称之为“生命 

的超丰富性”），才产生了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现象的怜悯感。 

事实上，与所有其他情感一样,与悲伤或快乐、热情或焦虑一样， 

痛苦在本质上除了具有内在和明显的特点，还具有充实自我的 

特点。其实，痛苦不会在我存在的各部分突然爆发。当痛苦来 

临，它会侵占我,完全地填满我，从而与我紧密相连，不断地将我 

推向我自己。为了阐明刚才所说的话，或许应该把《爱弥儿》中 

最后引用的文字与《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中的这段文字作 

一比较，在《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中，那个叫“卢梭”的人试 

图从那个叫“让 -雅克’’的人身上读出原始主体性的本质特征: 

“让-雅克没有稍微前后连贯的预见性，而且完全为每一个让人 

动心的情感所左右，它甚至一辈子也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他能够 

停止为情感所苦。”(D，818)

① 同 上 ，§53,前揭，第 590—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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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这样说只是想要强调，感发性是全方位入侵“整个”自 

我的东西;这种人侵将时间性压缩为一种活生生的在场(pr&ent 

vwant),其内在的扩张打消了时间的其他一切维度，过去或者 

未来，回忆或者预见。他阐述了以下事实：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是始终被或享受或痛苦的情感触及所充实和填满的。更 

好的说法是:“我”被自己的感发性，被自己所经历的情感“完全 

化”(内在地统一)了。换言之，自我通过理性及其自身情感而统 

一。所以它的自身性只根植于实存的情感的自我触及中。在这 

种实存的情感中，在这种极度被动的情感中，自我的确是完满 

的。此外，我们一般不是会说:我“满怀”情感—— 或是说这种情 

感溢出吗？事实上，通过直接的填满、收缩和扩张而作用于我身 

上的情感始终是充盈满溢的;也正因如此,卢梭在说到实存的情 

感的活生生的现在时，宣称它是“始终持续”，且“永不枯竭”的 

(参见 R , 1046,1075)。

通常，在这种无限的充盈和饱和中，人们会认识到所谓的 

“激情"(passion)的存在。这个词被用来指代强烈的、有侵略性 

的情感，当我们感觉自己完全屈从于它的力量，被体验到的情感 

所牵制时,这种激情就会迅速侵占我们，甚至不允许我们对它有 

不同看法。例如，在《忏悔录》中，卢梭描述了他对华伦夫人的激 

情使他陷入的“狂喜” (ravissement)状态 :“我的心充满了 一种全 

新的感觉，它占据了我的整个灵魂，使我不再去想别的事情了。” 

(C ,53)

不过，如果当我们在体验某种情感时,我们感觉到整个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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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充溢着这种情感，也即，充溢着这种感发的基调既活跃又感怅 

的内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只有当我们 

自己没有承受现象学实在和“他者”的情感的痛苦，我们才能做 

到去同情他人(去感受别人的痛苦)。因此，从定义情感存在的 

"情感饱和 "(saturation affective)原则来看，正如卢梭明确指出 

的那样，“要把他目前不用于自身的情感给予别人”。这就是说， 

只有当一个人不像他人一样受苦时，他才能同情他人。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相同（mSme)和同类（pareil)不是一回 

事;感同身受(souffrir-avcc)也不是本人感受 (souffrir-comme)。 

而正是这种差异,或说这种区别才是认同的核心问题，是感受的 

“推己及人”的关键，它解释了为什么卢梭为了考虑同情心的结 

构，不得不在《爱弥儿》中赋予想象® 以特殊的作用。

①即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未曾感受过他人在其内在的客观实在中的痛 

苦，有时候我们无疑也可以想象这种痛苦。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感知到它,因为我 

们将它“归 于 ”一种情感—— 其实是一种感觉—— 而不必承受它印象性  

(imprcssionnaliti)的力量。这便是卢梭在《爱弥儿》中所描绘的现象，但他没有 

进一步阐释。他之所以如此轻易地放弃，可能是因为他在《爱弥儿》中所依据的 

形象与《论语言的起源》中的形象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事实上，《爱弥儿》所涉 

及的并非是原始的人，而是儿童，是这样一个鲜活的个体,有人对他说敏感性首 

先属于一种“初生的(原始的或内在的)敏感性”,然后才属于一种由外在性(与外 

部客体的接触)决定的次要或补充的敏感性。当然,这两种绝对主体生命的形象 

(原始的人和儿童)具有相同的官能，因而关于这二者的学说被古怪地混淆了， 

《论语言的起源》和《爱弥儿》在这个问题上是处于同一思想视域中的。只是后者 

产生了某种偏离。1751年的分析还停留在一种阐明“原理”的本体论层面，但 

1762年的分析便是旨在基于心理学条件，以“教育”为目标在一个青年人的心 

中培养他那开始冲动的曰益成长的感情,使他的性格趋向善良”（E,504),这就 

需要适当运用反思和规劝，使我们能够重新与“自然”隐秘的真理产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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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现在或许可以更明晰地重提这个基本问题: 

如果同情的旁观者永远也无法“对受苦的动物……产生共鸣” 

(DOI, 155),在其存在的内在性和主体性的自我触及中感受到 

这个“受苦的动物”所经历的痛苦,如果如《爱弥儿》的作者所注 

意到的，同情的个体“知道[他人的这种痛苦 ],但无法感受到 

它”，在这个意义上,“使我们能够感觉到[!]别人的痛苦的，恰恰 

就是我们的想象[而非感发性]”(E,517),那么，在这些条件下， 

我们如何还能严谨地使用“同‘情 "’(corn^ nV)这个动词呢？

卢梭有时会以一种可以说是间接的方式回答我们所提出的 

问题，他解释道，爱弥儿在其不可沟通的现象学实在中感受不到 

他人的痛苦,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任何情感。他补充道，只不过是 

爱弥儿所感受到的情感不属于痛苦的范畴罢了。通过想象他人 

的苦难，以一种“不真实的”方式再现和反映他人的苦难,如此摆 

在自身面前的意识同时也没有停止自我感发，感受自己,以及感 

受自己的存在(其主体性)是一种自身的快乐，一种自由的“存在 

的幸福”。因此，想象别人的痛苦绝非意味着要停止感受自己， 

因而无法再享受自身。卢梭也写道:“如果第一个使他印象深刻 

的情景是很凄凉的，则他一回想他自身就会获得一种快乐的感 

觉。”(E,514)在《爱弥儿》的这段引文中没有丝毫直接的自我感 

受的痕迹;甚至暗示了它的绝对反面，即“反身自躬”（retour SUr 

soi),换言之:反思。卢梭还补充道:“当他看见他免掉了那么多 

的灾难，他就会以他没有想成为那样的人而感到高兴。他分担 

了同伴的痛苦，而这种分担完全是自觉自愿出于一片好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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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情他们的痛苦,同时又以自己没有遭到他们那种痛苦而感 

到庆幸。”(同上)

一切都表明,此处在从痛苦到快乐的直接转化中—— 由于 

其明显的比较形式—— 又多了从美德到自私的转变！确实我们 

没有任何理由否认《爱弥儿》这段文字所反映的只是最坦率的利 

己主义。那么，怜悯心是美德的反面吗？根据《爱弥儿》和《论语 

言的起源》中再现的想象在怜悯心实现中的作用，这两部著作是 

否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学说相矛盾呢？关于怜 

悯心问题，卢梭是否从一种(本体论层面的)积极观念转向了一 

种(道德层面的)消极观念？

这大概是人们可能会想到的。但这并不是真正需要考虑  

的。因为，在卢梭作出明确的解释之前，我们必须尽力去“调 

和”这种同情心的道德谴责与颂扬最高尚美德的学说的另一 

方面。我们还要自问，卢梭的本意是否真的是以令人费解的 

措辞宣称一些人的不幸成就了另一些人的幸福？即使他的分 

析常常是模糊的，但他是否想要竭力证明，在利他主义（altm- 

isme)温和仁慈的面纱背后隐藏着嫉妒的恶意？我们是否仅仅 

只是出于对启己可能的遭遇的担心而去感受他人的痛苦?® 

或相反，是为了从我们没有和他人一样受苦的想法中得到  

慰藉？

事实上，看似令人讶异的是，卢梭点到为止，他没有对这一

①参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R/i& orijMe)，丨丨,8,1386a〇



点进行公开讨论，也没能设法去解释它，但这一点至关重要，它 

与感发性的本质有关。其实卢梭在《爱弥儿》中所阐释的并非是 

说恶是一种表面的美德的潜藏面孔(正如尼采之后所试图证明 

的那样），他试图以更为隐秘的方式来表明，一种共同感受的情 

感 ，如同情心,只有在与快乐的情感的内在和直接的联系中才能 

被体验到。或更确切地说:痛苦作为一种情感，它的体验必然会 

引起使一切情感在现象学中成为可能的自我触及，因为任何情 

感 ，只有当它被感觉到,它感觉到自己，从而享受自身时,才能被 

称为一种情感①。

但只要这种快乐和痛苦之间的联系让位于一种外在的关  

系,在这种关系中，混杂着快乐和痛苦的两种情感相互区分，并 

归于两个面对面的不同主体，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 

论:怜悯心的经验无法阐释一种“高尚”的情感。此外，《爱弥儿》 

中的这种关系建立在反思和比较的基础之上，单单是这一事实 

已经使我们将其视为某种程度的算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如果没有从源头去考虑一切同情心，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 

种情感阐释的条件。卢梭在《爱弥儿》中非常巧妙地称之为存在 

“超丰富的敏感性”（E, 515),即生命以一种坚不可摧的“满溢” 

的“内在情感”的形式外溢—— 因而是以一种绝对享受的形式， 

正如卢梭在《遐想》中所指出的我再也没有获得可与之相比的

①或许正是在这种内在联系中隐藏着卢梭所使用的表述:享受怜悯心 

(jouir dc la pitic)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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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尽管我也领略到了别人领略过的乐趣”（R，1005 )，这些依 

赖于世界的已知的快乐永远都只能是相对的、人为的、插曲的或 

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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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论根植于感发性的行动： 

对《爱弥儿》中一句话的评注

众所周知,卢梭在《爱弥儿》中表明:“活着，并不就是呼吸，而 

是行动，那就是要使用我们的器官，使用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才能， 

以及一垃給予我们实存的情感的各部分。”这个命题在表述上是有 

误导性的，因为并不是行^人以实存的情感，而是实存的情感给 

人以行动。换言之，行动从根本上是由感发性决定的。卢梭在其 

他地方也明确提到了这一点;一方面他肯定:“当我们行动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个行动的动机，这个动邮寸我们而言不能是外来的， 

因为是我彳I'Tfi付诸行动。” ® 另一方面他明确道:“依我看，爱自身 

是最有力的，它也是使人行动的唯一动机。” ® 但我们不能满足于 

认为爱自身是了动的原则，它既不是彳了动秘密的动机，也不是决定

①  让••雅克■卢梭，《致 格 兰 佩 尔 •多 伏 维 拉 的 信 》 （ Lettre d Grtmpel 
d，Q/yVw'"f >，l 961 年 W 月 4 日，C C，x i ，第 ⑷ 页 。

②  让-雅克■卢梭,《致卡隆德莱神父》（ /’A»  Girmirfdrt)，1764 
年 1 月 6 日，C C，X IX .第 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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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动机(从定义上来说,这些动机都是超验的),而是行动内在的 

源头,或更确切地说是本质(从这个术语的现象学意义上,而不是 

在思辨意义上):这一点还有待解释。我们已经知道，爱自身之于 

“激情”(之于情感、感触)就如同先验之于经验。它的本体论结构 

使它可以在内在性领域毫无保留地维持着。现在，为了理解感发 

性，即以享受或受苦作为自我触及的基调为何以及如何是行动的 

本体论结构，为了理解感发性为何以及如彳可是行动的内在源头，我 

们必须问一个问题:感发性所弓I起的行动的直接规定性是什么? 

这正是米歇尔•亨利在其现象学研究过程中提出并在很大程度上 

解决了的问题，他出版于1963年的著作《显现的本质》就是在这个 

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这个虽然卢梭本人并没有问过，但是他的文 

字却令我们替他提出的问题，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是这样回答 

的(我们只援弓丨他的研究结果;我们在此处给出的是一个相当长的 

研究结论):“行动,是实存本身及其本质[我们肯定会想到卢梭的 

等式:活着= 行动]，它是构成实存的力量，是最初在‘我能’中所体 

验和经历的力量，它也是对这种力量的行使[根据我们对卢梭这句 

话剩余部分的理解,这是一个利用自身一切器官、感觉和才能的问 

题。必须说，卢梭在这句话中使用了笛卡尔式的用词，身体可以被 

翻译为有机的、客观的身体，作为‘部分间相互外在 ’ （ P t e  m m  

parfes)的延伸的身体，但它是主体性身体的唯一动力，为 T实现统 

一和无形的‘我能 '它不能被切分成不同的客体部分，这也是伟大 

的思想家曼恩•德•比朗在卢梭之后所理解的身体。卢梭本人则 

是始终太过于拘泥于笛卡尔的话语，即使在他的思想中，他已经看



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感发性[米歇尔•亨利继续阐释道] 

是行动的存在，是‘我能’的存在，它是[…… ]实存在其实在性、原 

始揭示和本质中被给予它自己的存在(& re<lonn64^1 lomfimc)。 

因为感发性构成了行动的本质，‘我能’的本质及其意愿，所以它们 

的关系就不能再理解为两个不同术语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对另一 

个人的决定不能归结为第一个人对第二个人施加的‘行动’，正如 

对一个不同于他的实在施加‘行动’那样，也不能归结为存在者之 

间外在因果关系的过程，更不能归结为一种由感发状态所引起的 

行为举止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无法在我身上找到驱使我 

行动的状态或情感’的说法是正确的，不是因为‘产生这种情感的 

是我的行为’[此处米歇尔•亨利援引了萨特的话]，而是因为这一 

被描述的现象中不存在任何二元性，因为情感甚至是这种行为的 

实在。感发性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关系，这也就是说， 

它们之间没有f f l可关系。感发性和行动的关系不同于行动与其他 

事物的关系，行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从外部弓丨发行动，活着作为一 

种外来的基础构建行动，感发性和行动的关系是行动本身,这种关 

系，因为其构成的实在性,恰恰是存在于其感发性中的，在感发性 

本身之中。正因如此，感发性决定行动，不是那种前因决定后果， 

也不是作为一种原因、一种动机或者一种理由，而是作为行动的 

本质。”①

① 米 歇 尔 .亨 利 显 现 的 本 质 》，§68,前揭，第 811页。方括号内文字为 

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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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重提这段篇幅很长的引文能够使我们开始理解一些东 

西。首先要理解的是，行动与能力相联系,即同时也与可能相联 

系。它取决于“我能”以及一些它所依赖的可能性,例如给予它存 

在的能力。S 行动与给予它存在的能力相联系，当这种能力在本 

质上以及在作用过程中根植于主体性的自我触及时，爱自身就不 

能成为行动真正的准则—— “因此米歇尔•亨利在另一本著作 

中明确指出，“行动只有在其真正的动机中才能被理解，而这种动 

机恰恰是一种感发的动机”。不过，感发性不仅仅为行动提供真 

正的动机,“它还构成了行为的本质，这是因为它构成了自己实在 

性的本质” 从实在性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指生命中的主体基 

础,行动既与能力、感发性有关，也与“我能”、“感受自己”有关。 

这一点从上文所引用的卢梭在《爱弥儿》中给出的关于“活着”的 

定义就能看出。存在于思维领域的可能性，即行动计划，符合在 

实存中真正参与行动的“我能”的特定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是 

自我主体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除了与肉身的、活生生的自身 

共有的能力和感发性(由于它才能占有自身并真正发挥作用）,行 

动还与思维有关。因为思维的任务就是把行动投射到自身面前， 

“正是它[思维]把行动以一种计划的双重形式摆到自身面前，这 

个计划同时又以潜在的客观行为的形式提供给自己。因而它是 

一种设定目标和评估方式的反思对象。”②

①  米歇尔 •亨利，《道成肉身：一种肉身哲学》，已黎：瑟伊出版社,2000 

年，第 271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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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行动和感发性的原始关系表明，不同于使人“享受 

[其]天真”，一如一种“圆满的、充实的、使心灵无空虚欠缺之感 

的幸福” (R , 1046,1001)的闲适，不同于卢梭想要终身“专注”于 

的这种“可贵的闲逸”，行为在其本质上是始终与一种需求或一 

种遗憾相关，即一种投射到未来或过去的情感。也就是说，思维 

的投射本身完全根植于感发性，因此，在行动的存在中发挥重要 

作用的思维仍然是一种主体性的决定，是一种内在生命的模式。 

在某种程度上，行动似乎 f5—种痛苦、一种不满、“提供”行动直 

接必要性是同样性质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行动似乎都很难 

完成，它是由一种“勉强” (malgr6)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行动总 

是伴随着惰性(paresse),这种惰性始终占据上风，使行动变得 

“困难”，同时也使我们这些行动主体在努力中不屈不烧。但之 

所以说一切形式的行动在其本原中都隐藏着一种拫本的、不可 

化约的“疲倦”（fatigue)，主要是因为支配行动的是一种软弱 

(fdbks.se)。软弱(尼采在之后提出了关于软弱的颇具颠覆性的 

推论)绝不造一种无能的标志，它本身就是一种力贵，一种“我 

能”的模式，但不是其强大存在(Stre~ fort)的模式。通过对卢梭 

作品的阅读，在阐释这个作为行动的内在根源的软弱的问题时， 

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行动通常是弱者的固有特点，卢 

梭把这种弱者称为一种“不安”（agit6)，一种“忧虑”（inquiet)。 

不过，它指的是这样一种弱者,他通过行动想要拼命地拿受(满 

足其欲望)。他是如此渴求，以至 r 他的行为将他导向了反思， 

哪怕只是为了评估用于所要达成目标的方法。《爱弥儿》中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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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一方面他生来就有谋求幸福的欲望，而另一方面又不能 

充分满足这种欲望,因而他不得不继续不断地寻求满足他的欲 

望的新的方法。这就是好奇心的第一本原，这个本原是自然而 

然地在人的心中产生的，但它的发展是必然同我们的欲望和知 

识成比例的。”(E, 429)

事实上，根据《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所提出的谱系 

学说 ,“无论伦理学家们怎样主张人的理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情感;但大家公认，情感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智。由于情感 

的活动，我们的理性才能够趋于完善”。因此，这篇意义重大的 

论文又接着说,“我们所以求知，无非是因为希望享受;既没有欲 

望也没有恐惧的人而肯费力去推理，那是不可思议的"（DO I, 

143>。行动所带来的“理论”建构(指的是行动基于一种投射，这 

种投射又预设了一种智力活动的意图以及对实现这个意图的方 

法的评估)使焦虑的主体陷于表象的外在性中，在那里，他最终 

有可能找到在他和其他人眼中证明行动合理的理由—— 通过一 

种对于动机和动力合规的理解，这种证明有时会在他身上唤醒 

罪孽的苦潘，并且相应地，随着“内疚 ” （ mauvais conscience)①的 

发展，他的软弱也在增加。其实，正是因为给自己以“我能”之力 

量的“忍受自己”，正是因为决定着主体性施展的原始本体的被 

动性，内疚感才会自动与我们每个人的“通向行动的路径”（pas- 

sagcs纟l’acte)相关联，这种内疚感会找到一种方式进入不幸的

①此处作者借用了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的表述。——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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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雅克不安的良心中（这也发生在所有行为主体身体身上，尼 

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解释道:“正是在这里，那个可怕的或许 

已经变得无法解决的‘罪孽与苦难’的思想第一次缠绕在一 

起。”® )。相反，现在我们便能史加明白卢梭为什么认为只有完 

全快乐的心灵—— 享受其存在，卓受自然希望他成为的样子的 

活生生的自我一 才能够凭借心灵的力量“享受[其]天真”。因 

为从本体论，而非道德层面来看，只有没有任何行动一致的 

人—— 可以做到摆脱一切欲望、需求和遗憾的人—— 才能感觉 

到自己是天真的。

屮卢梭向马勒泽布(Maksherbes)承认“积极的生活对我而 

言没有吸引力”，以及“我宁愿什么也不做，也不愿违背自己的意 

愿去做一些事情”(LAM,1132)时,他的这番话是否具有自传意 

义？他的话也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信念，即“什么也不做 

是人类继自我保护的情感之后最重要也是最强烈的情感”。（也 

许，此处卢梭更愿意写成“继爱自身之后”,而不是“继自我保护 

的情感之后”;但这样一来他就需要明确他对于爱自身的理解， 

即与完全不同于S 私心的东西;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不想把 

问题复杂化，所以他选择了用“对自身的保护”来表达。)但卢梭 

接着说道:“如果仔细观察便能发现，即使在我们中间，每个人也 

是为了能休息而工作:仍然是惰性促使我们劳动。”我们已经知 

道，正是理性让我们知道了理性的限度，现在我们明白了工作的

① F.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11, § 6,前揭，第 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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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就是为了不再工作。换 言 之 休 息 ”就是努力的最终目的。 

卢梭在《新爱洛伊丝》中写道:“他们是为了享受而劳动的。操心 

一阵之后接着便莩受一阵，这样安排才能使我们真正生活得好。 

休息的U 的，是在到冬至后使身心得到轻松，并为下一次劳动做 

准备，因此，对人来说，休息的必耍性并不次于劳动 。 ” （ N H ， 

47«)对人类而言，如果我们工作确实只是为了享受—— 享受自 

身—— 而工作，这种享受住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人类的最终冃的 

(Mto),那么,休息似乎比工作更为重要。

但为什么对于工作只有一个烦恼，即停止的烦恼？为什么 

卢梭认为在分析行动的原则时惰性有着和爱自身一样的地位? 

也许是因为，行动是建立在一种“内在矛盾”基础之上的。一方 

面,实际上，我们的行动总是以某一事物为目标;行动在其(作为 

投射的)本原中基于一种动机的意向性目标。但另一方面，行动 

又取决于“我能”的力量，它能有效地发挥这一力量，没有倒可一 

种主观力量能够在其行动的存在中自我放弃,没有任何一种a  

我力量能够在其作用之后自我放弃，因为只有给自我以行动能 

力的主观性的自我触及才能使这种自我能力以及第一人称的方 

式行使出来。在行动中，自我无法超越自己去瞄准一个身外的 

目标,它不可能脱离它本身。如果说思维是意向性的，那么“我 

能”就是某种内在的东西，它从不会离开自身，永远不会脱离它 

被赋予的身体。因此，在行动中，自我只有在勉强(即尽管它被 

驱往自身的存在)的情况下才能体验到情感是很少见的。我们 

可以换一种说法:在有效行动中，存在一种自我跳过其影子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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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果自我所投下的影子确实是其自身存在,那么自我就会 

在行动中努力违背其自身存在。但准确地说，这只是一种努力， 

以及一种违背 （ faux bond),因为在行动中，自我永远不会离开， 

永远只会落在它的两只脚上，即:落在它自己身上。在现象学层 

面上，行动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基于自身的支撑，一 种决定自我的 

有限性的特殊模态® 。通过基于自身，自我回到了“它所在的位 

置”，然后它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跳过了自己的影子(它本身的 

存在自身）。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我们在行动时，尽管以及因 

为我们的存在在本体论上是被动的，尽管以及因为我们无法脱 

离“我们所处的位置”,尽管以及因为我们的“自然”总是已经将 

我们置于生命的内在与印象的平面上，我们在其中体验到实存 

的情感，我们始终在行动。

这也许就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说的人类作 

为象征的历史在理念框架中可以获得的最大意义，这个历史其 

实就是去自然化的心灵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卢梭的 

智慧得到了生动展现。因为最终，除了使自身回归，刺激自我回 

到自身，重新与其行动的力量相联系，考虑自己的力量,以期能 

够在内在最大的满足中，在没有任何误会和挫折的情况下实现 

自己的欲望,它还有其他目标吗？因为这是心灵拥有卓越和“美 

德”的条件，是心灵感觉自己强大有力的条件:它必须要能够通

① 参 见 拙 著 :《我是谁:身体和精神的老生常谈》（〇1) Tbp/彳we t/w
corps ef办 )，拉韦桑:海墨出版社，2003年。笔者在该书中谈到了这个问 

题，冒眛请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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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己的方式去感受自己所想要的，因为只有当它能够将自己 

的所想与自己的所能相联系，我们才能说它的行动完全取决于 

自身、行动主体，就像完美与自己和谐一致，完美符合自己的自 

然本性。

事实上，卢梭对路德站出来反对的古老神学格言：Fa«_e«h' 

se dem dme糾友 ratidm (尽其所能，上帝不会拒绝赐予

恩典)进行了某种纠正，使其为自己所用，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尽 

其所能的人才能得到恩典。对自由的维持、对自主的肯定、对独 

立的征服都取决于满足自身存在的心灵中所想和所能的平衡。 

如果对卢梭的学说进行简要归纳,我们能否说为了建立其伦理 

观，卢梭只对斯多葛学派的“决定”（啲 名 言 ① 展 开 了 长  

久的沉思？或许，卢梭之所以决心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爱比克泰 

德 ®《手册》中的至理名言(“世间万物，有些取决于我们,有些则 

不然。取决于我们的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欲念、 

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厌恶;总之，是我们的所有行动。不取决于 

我们的是身体、财产、名声、尊严 ;总之，是所有与我们的行动无 

关的事物”），正是为了使其意义与当时他作为时代精神的宣扬 

者所思考的内容—— 请允许我这样形容—— “相适应”，也即，使 

其与冠以“心灵的认识”之名的新知 （ nouveau savoir)相适D \ 

一新知最终揭示了主体性，不仅揭示了主体性的功他:例/川lV A

①  原文为“ta eph’h6min， ta ouk (、丨)h’h丨■丨"丨丨丨”（哪丨M，，丨丨丨丨V.fl 丨/At’xi!.哪些4、由 

我们决定)。—— 译注
②  爱比克泰德(6pirt(、u、) ，A fU•丨朴丨丨力张付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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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现能力或客体的客观性条件 (repnwentare /it tmo),更重要的 

是揭示了其真相:例如生命的S 我触及、纯粹的内在性。卢梭认 

为，继苏格拉底和加图之后，还有圣奥古斯丁、蒙田、笛卡尔和马 

勒伯朗士，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共存以及这种共存显然需要做出 

的改变和改进，才诞生了他的心灵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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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一颗多情的心，乃是上天赐予的危险的礼物！谁接受了这 

件礼物，谁就注定要在世上遭受苦难和折磨……单是他自身，就 

足以造成他自己的不幸。他拼命去追求善良和高尚的神圣的 

美，而沉重的生活的锁链却使他蒙受羞辱。他追求至高的幸福， 

而没有想到他是人:他的心和他的理智将不断地进行战斗，而无 

止境的欲望将使他陷于永恒的穷困。”®

几乎无人能抵抗在卢梭作品中关于“心”(cccUr)的论述。无 

论是论科学、论文艺、论自然，还是论爱、论起源,卢梭在其语言 

的迷宫里编织的“内在性”，都一亥！I不停地拷问着每一位读者：自 

我与自身内心,是如何共生共存的？ “心”为何物？若追溯帕斯 

卡尔对于“心”的解读，那么，“心”被看作是感性、直观知识的来 

源 ，与“理性”(raison)相对。但是 ,在 卢 梭 的 笔 下 心 ”这个术

① 译 文 选 自 《卢梭全集》第 8 卷，《新爱洛伊丝》(上)卷一"书信二十六致朱 

莉”,李平沤、何三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1.112年，第 9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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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可以理解为由情感能力和道德感受组成的整体。“心”作为 

个体的直接感知和意识，是与精神、理智相K 分的，对应于更似 

智力集合的“精神”,本书的作者、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奥迪在 

导言的开头就点明了卢梭为“心”所奠定的基调:“用来装饰头脑 

的文化，与滋养心灵的文化之间，着实存在着诸多的差异。”① 

保 罗 .奥 迪 ®出 生 于 1%3年 ，1984年 至 1988年就读于巴 

黎高等师范学院，在考取了哲学教师资格后，他又进入巴黎索邦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研究专家让- 

马 里 .贝 萨 德 (Jean-Marie Beyssadc)，于 1993年完成博士论文 

《思想的权威:论让 -雅克•卢梭的物质现象学》a ’a_ r说 山  

la pensee ：essai de phenomenulogie materielle sur Jean~Jacques 

)，之后以《卢梭:伦理与激情》(i?o;«seaM : rt

/msskw)之名出版。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保罗 •奥迪就开始设 

想一套有关卢梭主义的伦理学体系，并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不 

断追问使人类获得自身人类性的条件=

① J.-J. Rousseau, Lettre a Henriette, 1 mai 1764, Collection Completes 
XX, sous la direction de Bernard Gagnebin et Marcel Raymond, Paris：Gallimard, 
Bibliotheque de la Pleiade, 1959—1995:22.

②  迄今为止，保罗•奥迪已出版二十多本著作，致力于深入讨论西方思想

界特别是近代以来伦理学与美学之间的关系，比如《伦理学之优越性》 

(Sm細 -ioniG办 /’祕 如 6，1999)、《艺术的迷狂:尼采与美学》(L ’Jwwse t/e /’ant. 
Nietzsche et Vesthetique ,2003) Introduction
4厂扣/1/祕0«6,2〇1〇)。此外，他的研究领域还涉及欧陆现象学:《米歇尔■亨 

利:哲学的轨迹》(Mi'c/ie/ Henry. ,2006)、《不可化

约：论 现 象 学 的 彻 底 性 》（ E.s.saf swr Za rWica/W en 
phhtomhiologie ’202、、 )等。



而卢梭思想从来不乏研究与讨论，卢梭与卢梭的评论家们 

也因此得以相互成就。戈尔德施密特、卡西尔或斯塔罗宾斯基 

等哲学家对于卢梭的阐释，还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卢梭读者， 

现在，保罗 •奧迪也要为这位“日内瓦公民”留下一段引人注目 

的解释历史。虽然卢梭从未明确将个人命运与思想激流、道德 

伦理与政治分离，但是，通过生命现象学的路径，来进入卢梭哲 

学中的绝对主体性的探究，或许是保罗 •奥迪在本书中进行的 

最富原创性的大胆尝试。本书所要建构的卢梭的“心灵哲学”， 

还原了一种心灵享受自身的伦理学，即便卢梭被列为政治思想 

家，其思想的根基也仍逃脱不了一种有关心灵Ume)的哲学。 

而为了在充满陷阱和岔道的卢梭思想的丛林中自由行走，奥迪 

则用米歇尔•亨利 (Michel Henry)的生命现象学作为指南。

奧迪在卢梭的身上看到了一名生命现象学家式的哲学敏 

感，那么，卢梭主义的生命现象学究竟有哪些构成要素？他又是 

如何为看似混乱纷杂的“卢梭主义”制定理解框架的呢？本书认 

为，卢梭的哲学首先是一种建立在“爱 0 身”基础上的超越善恶 

的伦理学，而不仅仅只是一种遵循外在世界秩序的道德律令《 

奥迪认为，尽管康德对这一问题曾抱有幻想，但是，卢梭的伦理 

学迥异于以约束性要求为基础的严守戒律。这种卢梭主义的心 

灵哲学，从《论科学和文艺》到《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以下简 

称《遐想 >),从黎明到黄昏,以生命现象学的方式鲜活发生着。

一 切 都 始 于 作 为 生 命 的 自 然 和 内 在 情 感 （ sentiment 

mtd'rieur)。后者是心灵的原初情感，来自心灵对自身即刻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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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体验。对 卢 梭 来 说 心 ”首先立即向“我”揭示了我自身的实 

存，并且，我从这一实存中，获得了一种首先的、直接的、无可辩驳 

的情感。通常来说，我知道我是什么，并不一定意味着我知道我 

真正是谁。然而，从卢梭的观点来看，我对自身的认识和我对自 

身的情感，同样是直接的。当他自问“我是谁?”时,回答即刻涌现 

出我的内心感受①。对卢梭来说，对自身的认识,是意识的直接 

给予和馈赠。在内心凝视的光芒下，自我一下子发现了自身，并 

拥有了自身。困难和障碍随之而来:对自身的认识，总是即时发 

生、时刻更新，因此，自我会自然地受到时间的绵延与变化的影 

响。而且，当卢梭每一次质问自身，都会发现一个不同的自我，这 

也是导致他多次用忏悔、对话、遐想等方式，对自身进行反思研究 

的原因之一。我与自身发生着完美的巧遇，却不能将此种相遇称 

为“朝向自身的在场”(pr&ence J soi),因为这相当于预设“自身” 

的对象化;我们应当称之为“现成性” (pr6Semet6),或者说“自身 

性”(ips6it6)。这就是奥迪所说的位于主体性中心的“自我触及” 

或“自我感发"（l’autoaffection)。在这里，奥迪引人米歇尔•亨 

利关于自身性的现象学建构，使“自身”(soi)自行赋予自身存在, 

让“自我” (moi)滑出“朝自身在场”的轨道，从而不再被这一对象 

性所挟持。这种原始的、隐晦的、无人称的情感结构，还将在“自 

我”的多样变化的情感中持续地存在。

然而，社会生活似乎成为遭遇一切不幸体验的场所，因为，

①  J.-J. Rousseau, Les ， Co//e*cHon 也 5 I，op. cit. •



社会状态使得人类自身与“自身”分离，甚至忘却“自身”。那么， 

如何回到自身，并重新成为自身？奥迪给出的回应，便是上文中 

已经提到的，建立一种卢梭主义的伦理学—— 真正的哲学家必 

须开辟这样一条道路，其尽头便是将“自身”交还给“自身”。至 

于每一个个体，都必须踏上一条特殊的道路，来寻找自身主体性 

的中心，即真正的“心”之所在。既然一切都在内在性中生发和 

进行，那么，个体就必须从其自身的特殊性出发,寻求增强和充 

分扩张自己心灵的条件。.

在奥迪看来，卢梭的整个写作都指向“于生命中存在”的内 

在性以及“于世界中存在”的外在性之间的对立。正是在主体性 

的深处与褶皱中，原初的“自我触及”构成了实存的原始材料 

(donnfee),生命借此将自身赋予了自身，这就是心灵对自身最直 

接的即时性体验。为了更恰当地理解生命通过体验自身，来享 

有自身的原始出发点，我们也许可以回到卢梭关于“自然之善” 

的论述:“绝对的善，使某物依其本性而成为它本该成为的样 

子。”①善是生命的实质，至于自然的状态,我们总是将其携带至 

我们的存在深处,在那里，生命重新拥有自身之地,“于世界中存 

在”的外在性，便由此被悬搁。

随后，保罗 •奥迪开始论述心灵的最基本的原则，即“爱自 

身”。如果没有对“自身”的爱，要愉悦地享有和占有生命自身，

①  J.-J. Rousseau, CEwî res correspond we z•”  ，par George Strcck-

eisen-Moultou, Paris ： Levy, 1861: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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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的。“爱自身”，作为卢梭主义伦理学的基石，往往避免 

不了与卢梭“自爱”的概念产生对话和对抗。这两个概念极富迷 

惑性，对古今中外卢梭的所有读者散发着致命的诱惑。自爱 , 

l’amour-propre® ,从法文的字义来看，更强调对自我价值和尊严 

的“爱”,其情感的构成，往往诞生于社会性的关系之中,需要让 

“我”的行为值得他人的承认和尊敬。而爱自身,1’amour de soi, 

以“自身”(soi)为切人点，是自身情感的即刻的直接体验，故而， 

本书在斟酌翻译时选择将“自身”的概念保留了下来。

此外，我们还可以参照《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也就 

是学界简称的《二论》，以区别于卢梭的《一论》，即《论科学和文 

艺》)中“爱自身”与“自爱”的区别:“爱自身是一种自然情感，它 

促使每一个动物都注意保存自己，它在人类身上由理智引导，由 

怜惘心修正,从而产生人性和美德。自爱不过是一种相对的、人 

工的、诞生于社会之中的情感，它使每一个体都把自己看得比别 

人更重要，它激发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一切恶行。” ® 如果说卢梭 

在《二论》中将“自爱”归为一种社会状态中人的自尊式的“私有 

之爱”,体现着人类相较于其他动物来说特有的优越性，那么，奥 

迪要展现的则是一种主体爱自身以及享有自身的内在体验。所 

以爱自身"直抵主体性的中心，是一种先于善恶的最原始的欲

①  卢梭的 ram〇ur-prapre概念涉及的含义较为复杂，译者根据语境的不 

冏，也将其译作“自私心”。

② J.-J. Rousseau, Discours sur V o rig in e  et les fondem ents de I 'in e g a lite  

p a rm i les hom mes  ̂ Note XV, Collection  Com pletes III, o p .c i t .  ：219.



念，其他所有的激情和欲望都是其现象化的具现。

伦理学的宗旨在于达成“人”的幸福，完全享有存在的快乐。 

为了践行这一设想，智慧的人必须将目光转向自身，此时，美德 

的力量便能使人在自己的内心站稳脚跟，占据一块坚实之地。 

要做到这一点，人就必须学会认识自己，并通过使自己的意志与 

力量相适应,来达到与自身的同一® 。因此，奥迪在所谓的卢梭 

自传体的著作中，框定出了一个特定的研究范围。尤其在《遐 

想》里 ，奥迪借用梅尼孟丹事件 ® 将苦与乐的情感变化历史解 

释为:卢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经由身体上的痛苦体验，达成对自 

身主体的完全享有，从而把整个外部世界悬搁起来，他将无法再 

从自己身上找寻到任何世界事件对他产生的影响，而能够认识 

到情感进行自我孕育的逻辑。虽然当下的卢梭看似被禁锢在主 

体性的领域中，但他其实却更好地运用了“心灵的晴雨表” ® 。

在对卢梭的遐想(情感结构)和笛卡尔的沉思(理智结构)进 

行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区分之后 ®，奥迪指出，在漫步的遐想中， 

漫步者完全与自身一起感受经历，此时，身体和灵魂不可分离， 

漫步和遐想的对象已然缺席，主体就只能享受他本身思考和行

① Paul Audi, i?〇M说 flM Paris: Verdier, 2008:167.
②  卢梭在《遐想》的“漫步之二”中记述口76年 1 0月 2 4 日他在梅尼孟丹 

山冈附近被一条大狗撞倒后昏倒的事故，他在这一失去意识的过程中经历了一 

次“出神"(exuse)的状态,也借此讨论了生与死、痛苦与愉悦、静与动等生命体 

验，参 考 放 汰 ：97.

③ J.-J. Rousseau, Les Reveries du prom eneur so lita ire  y C o llection  

Com pletes I, o p .c i t ,  ： 1000— 1001.
®  Paul Audi, Rousseau ：une ph ilosoph ie  de I 'a m e , op . c it.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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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力量，也就是说，最终完全享受他自身的力量。如果说伦理 

学的要求之一是“成为自身”,那么，“走出自身”与自身的矛盾， 

是否就成为了人类不幸的根源？卢梭一直坚持认为，人是在社 

会生活中失去“自我”（moi)的。受“自爱”的支配，社会之人会 

陷入不歇止的区分和认同的游戏中，他只有在他人的目光中，才 

能获得某种坚实性。于是，他不再是自己，而只是另一个人的他 

者;他不再存在于自身所在之处，而只存在于自身所不在之处。 

这也是为何奥迪在本书开头引用了在《新爱洛伊丝》中圣普乐致 

朱莉的一封信，以尖刻无情的词句勾勒出巴黎的都市风俗，从而 

描绘了一幅于虚假之中存在、i : 身之外存在的图景。如此一 

来，奥迪想要为卢梭哲学确立的现象学原则和伦理学意图，已经 

十分明显。余下的任务就是探讨这种关于存在的情感所涉及的 

内容。既然“自身”所处的位置，同时也是对经久不变的自然秩 

序的体验和热爱，那么，对秩序的爱是对自身之爱的必然延伸； 

当心灵在自己的身上充分发现自身，心灵的扩张力，才能使它与 

作为生命的自然整体触及情感地相互结合。

与恩 斯 特 • K•西尔的《卢梭问题》遥相呼应的，是奥迪在本 

书的第七章中所要追问的“真正的让 -雅克•卢梭问题”。奥迪 

在阅读《遐想》时，把握住了一种直觉，甚至是连卢梭本人都未曾 

清楚意识到的直觉:情感拥有自己独特的活力，在这层意义上， 

人们不需要从内在性之外来解释情感的调性变化。奥迪在这本 

书中展示了生命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是如何完全接受这一观 

念的:痛苦被嵌于自身的原始体验的核心，它是一个被自身紧密



束缚的存在。正是在绝对主体的内在性中，一种情感的基调，才 

有可能转为另一种情感基调，痛苦才转化为愉悦。

然而，根据卢梭的原则，即邪恶以及由此产生的痛苦总是来自 

外部，那么，这一原则是否与绝对主体内在性中的痛苦相矛盾呢? 

如果我们晒着这一原则来考虑伦理学意义上的后果，那么,个体的 

幸福或不幸，来自世界对其产生的影响，来自个体所陷入的境遇的 

影响。如此，伦理学在实质上也包含对夕卜在性的修正，使得个体以 

最适用的方式受到情感的触及。比起只专注于在“自身”之内下功 

夫，个体还应学会与世界进行协商、协调p 这正是卢梭曾计划在《感 

性麵学或智者唯物主义》中延续的设想。然而，也正是得益于这 

份设想的落空，卢梭的读者们才能不断津津乐道于这一充满矛盾 

和惊喜的“感性伦理学”，它不是对于任何特殊性或他者性的认同, 

而是与一种不断进行非人称化的全体认同。或许我们可以暂时参 

考奥迪对此做出的解释，他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已经认识到所谓痛 

苦,源自属于“外边”的卢梭式的“麵 ”® 。这是一种否认的心理反 

应机制，意在保护自己免受发现自身痛苦起源的折磨，使得个体不 

间断地修正其内在的感受性(pathos),直至达成“中间状态”。

如此，卢梭“心灵”哲学的意图，也因内外之辨而显得更为明 

晰。奥迪在本书开篇，就阐明了他所要呈现的卢梭主义现象学 

不同于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 ®，他也意识到若把卢梭视为一名

®  P a u l A u d i ,  Rousseau ：une philosophie de l'dmey op.cit. ：2 3 5 . 

②  Ib id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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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自身性”或者绝对主体性的思想家，就必然先需要悬置“关 

系”的建立: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道德与 

政治的关系，等等。本书绝非某种关于卢梭研究的哲学史的梳 

理 ，而是奥迪自身作为一名哲学家，在对另一名哲学家的阅读 

中，试图进行的哲学创造。我们也欣然追随奥迪生动明朗的思 

维活力，在启发他的思想家(谢林、尼采、亨 利 •古 耶 、皮 埃 尔 • 

布格林……）的滋养下，在这趟阅读、翻译与思考的旅程中，思维 

的活力，朝向着主体性及其生命力的深处进发。

需要特别感谢的是与笔者合译本书的吴水燕博士 (本书的 

引言至第七章由笔者翻译，第八章至附录部分由吴水燕博士翻 

译 ，全书由笔者统稿），难忘我们为厘清书中各个概念和表达而 

进行的多番夜谈，她的耐心和严谨时常鼓舞我不断思考和改进。 

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博士导师、“轻与重”文丛主编姜丹丹教授在 

本书的翻译过程中给予的诸多帮助和支持。

最后也应感谢这场苦乐交织的思想漫游，引领我踏人卢梭 

的河流。从暮春至深秋，翻译仓促，难免疏漏，敬请指正！

马 彦 卿  

2 0 2 0 年 1 2 月初稿  

2 0 2 1 年 7 月 修 订  

于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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